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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1 条：上帝 (God)
门诺弟兄会信仰告白：释义与教牧应用
(Mennonite Brethren Confession of Faith: Commentary and Pastoral Application)
一、信仰宣言条文 (Confession of Faith)
独一、真实、永活的上帝
我们信独一、真实、永活的上帝，天地的创造主。上帝大能全备，智慧完全，审判公义，慈爱满溢。上帝是统管一切有形与无形之物的至高主宰，是拯救失丧与无助之人的牧人。上帝是有需要之人的避难所与坚固营寨。上帝是烈火，全然圣洁，却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怜悯与慈爱。上帝如慈母般抚慰，如慈父般教养管教，又如信实的丈夫恒久持守圣约之爱。我们宣告上帝是永恒的圣父、圣子与圣灵。
圣父上帝 (God the Father)
圣父上帝是一切生命的源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祂。父寻找那些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祂的人，并垂听凡求告祂之人的祷告。及至时候满足，父差遣圣子降世为要拯救世人。借着耶稣基督，父接纳一切以信心回应福音的人为儿女，赦免那些悔改己罪的人，并与他们立下新约。上帝将保惠师圣灵赐给祂的所有儿女。上帝创造与救赎的大爱必托住这世界，直到世界的末了。
圣子上帝 (God the Son)
圣子是那不能看见之上帝的像；万有藉祂而造，万有也靠祂维系。耶稣由圣灵感孕，由童贞女马利亚所生，取了人的样式与性情，为要救赎这堕落的世界。祂借着顺服与无罪的生命，彰显了上帝的丰盛。耶稣以言以行宣讲上帝的国度，传福音给贫穷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基督借着受死与复活战胜了罪恶，并被升为至高，作万有和教会的主。这位普世的救主呼召万民与上帝和好，向远方与近处的人传和平的福音，并呼召他们背起十字架来跟从祂。在主耶稣荣耀再临之前，祂持续为信徒代求，作他们的中保辩护者，并呼召他们成为祂的见证人。
圣灵上帝 (God the Holy Spirit)
圣灵即保惠师，是上帝创造的大能、临在与智慧。圣灵叫人为罪自责，赐人新生命，并引导人进入一切真理。信徒借着圣灵受洗归入一个身体。内住的圣灵亲自见证信徒是上帝的儿女，随己意分派恩赐用于事奉，赐下能力叫人作见证，并结出公义的果子。作为安慰者，圣灵在上帝儿女软弱时帮助他们，照着上帝的旨意为他们代求，并坚固他们承受永生的确据。
经文引证 (Scripture References)
创世记 1章；出埃及记 15:2-3；34:6-7；申命记 6:4-6；诗篇 8篇；23篇；139篇；以赛亚书 55:8-9；66:12-13；耶利米书 31:31-34；何西阿书 11:1-4；马太福音 1:18-25；5-7章；28:18-20；马可福音 8:34-38；路加福音 4:18-19；约翰福音 1:1-18；14:26；15:26；16:7-15；使徒行传 1:8；2:1-4；罗马书 8:1-17；哥林多前书 12:4-7, 13；15:3-8；哥林多后书 1:22；5:16-21；13:14；加拉太书 5:22-23；以弗所书 1:15-2:22；3:14-21；腓立比书 2:6-11；歌罗西书 1:15-20；提摩太前书 6:15-16；提摩太后书 2:11-13；希伯来书 12:7-11；彼得前书 2:21-25；约翰一书 2:2；启示录 5:5-6, 9-10。
二、神学研读注释 (Commentary)
《门诺弟兄会信仰告白》以宣告我们对上帝的信仰拉开序幕。开篇段落运用生动的意象——圣经中的隐喻、明喻与形容词——来描述上帝。正如这些意象所表明的，上帝是我们大能的至高主宰与充满慈爱的保护者。随后的三个小标题段落遵循新约的三位一体模式，分别阐述了独一本体中三个位格各自独特的职事。门诺弟兄会的信仰告白虽然在教义立场上属于大公正统，但在策略上却刻意采用圣经叙事性的语言，而非系统神学或哲学式的抽象架构来描绘上帝。
独一、真实、永活的上帝 (One True, Living God)
基督徒承认上帝是独一本体中的三个位格（一本体三位格）。告白的开篇段落以强调一神论为始，并以基督徒对三位一体的宣告为结。三位一体的概念见于新约圣经，并在后来的教会大公会议中得到界定。三位一体教义是强调“上帝的关系性本质”的基石。上帝具有关系性；上帝本身就是团契共同体（God is community）。上帝是圣父、圣子与圣灵共融相通的共同体，并深享彼此的交通团契。
圣经倾向于运用生动的意象和隐喻而非抽象的哲学范畴来谈论上帝。本信仰告白力求体现这种倾向，避免使用诸如“全能”（omnipotence）、“全知”（omniscience）和“无所不在”（omnipresence）等经院哲学式的抽象术语，转而采用诸如“烈火”和“圣洁完美”等充满生命力的圣经短语。尽管圣经的某些部分运用颂赞性的语言来表达对上帝位格的敬畏（尤其是诗篇、以赛亚书和以西结书的部分篇章，以及启示录），但人们同样可以通过以上帝为主角的救赎历史叙事，深入认识上帝的位格与神性。
创造主上帝 (God the Creator)
圣经开篇即宣告上帝是天地的创造主（关于创造的更多内容参见第三条）。门诺弟兄会并未就上帝创造作为的具体物理或科学机制形成某种教条式的立场。我们顺从圣经，宣告上帝创造了有形与无形的一切万物（创世记 1:1；歌罗西书 1:15-16）。创世记的经文似乎是从古代世界观的视角写成的。创世记第1至3章中创造叙事的重点在于：上帝既超越于受造秩序之外（创世记1章记载上帝用话语命令创造了浩瀚宇宙），同时又深切地临在于受造界中，尤其与人类建立亲密的关系（创世记2-3章描绘上帝在园中与亚当、夏娃同行相伴）。
关于上帝作为创造主的教义，对于我们理解上帝在时空中的角色与作为至关重要。作为创造主，上帝也是至高的主宰（创世记 1:28-31）。上帝统管一切执政的、掌权的，并在人类之上施行统治主权（以弗所书 1:20-23）。上帝也是看护并照料受造界的园丁（创世记 2章；歌罗西书 1:17）。作为至高主宰，上帝审判一切对其神圣统治的冒犯，尤其是人类悖逆反叛的行径（创世记 3:11-19）。作为救赎主，上帝持之以恒地寻求使人类与受造界与祂自己和好，恢复破裂的关系。
人类历史中的上帝 (God of Human History)
上帝施行和好救赎的作为始于创世记第1至11章的叙事。当夏娃和亚当偷食分别善恶树的禁果后，上帝不仅为他们预备了皮衣，更赐下关于“女人的后裔”的救赎应许（创世记 3:15, 21）。当该隐谋杀亚伯时，上帝设立了一个保护他不至遭害的记号（创世记 4:15）。当人类的罪恶滔天、使得上帝因造人而忧伤痛心时（创世记 6:5-7），挪亚却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在方舟中得以保全，并领受了圣约的应许（创世记 9:1-17）。当人类社会在巴别塔试图为自己扬名立传时，上帝不仅施行了分散的审判（创世记 11:6-8），更拣选了一个家族，要藉着他们使地上的万族蒙福（创世记 12:1-3）。
以色列的上帝 (God of Israel)
旧约的救赎历史，正是关于这位“如信实的丈夫恒久持守圣约之爱”的上帝之宏大叙事。先祖叙事（创世记 12-50章）追溯了上帝与亚伯拉罕、撒拉及其后裔的交往互动。尽管人类屡次失信与软弱，上帝却一次又一次保守祂的应许，并呼召先祖重归圣约关系之中。
出埃及事件是旧约救赎历史的典范之作（par excellence）。上帝垂听受压迫之以色列人的哀鸣（出埃及记 2:23-25），审判埃及的不义压迫（出埃及记 7-15章），并作为神圣的战士为拯救以色列而争战（出埃及记 15:2-3）。上帝对以色列的计划集中体现在出埃及记6:6-8对摩西的训话中：上帝要救赎以色列人脱离重担，以他们为自己的百姓，使他们认识祂自己，并将他们带入丰盛的应许之地。这四重蓝图构成了旧约中上帝与以色列关系的纲领。
立约的上帝 (God of Covenant)
上帝与以色列的关系通常被描述为圣约（covenant）。圣经学者们已证实，出埃及记20-24章和申命记中的立约形式与古代近东宗主附庸条约的结构极为平行。彼此忠诚是圣约关系的本质特征。上帝作为具有绝对主权与力量的一方，主动向处于软弱地位的人类立约伙伴提供亲密的关系。圣约中的律法条款，被呈现为对上帝先前所施行的救赎恩典的合宜回应。旧约中确立了三个独特的约：第一，洪水之后上帝与一切受造物所立的普世之约（创世记 9:1-17）；第二，上帝与亚伯拉罕及其后裔所立的约，该约从最初与一个家族族长的单一应许（创世记 15, 17章），逐步发展为在西奈山与整个民族缔结的正式盟约文件（出埃及记 20-24章，申命记）；第三，上帝赐予大卫关于永恒国度的圣约应许（撒母耳记下 7章）。
其后，耶利米书31:31-34更应许了一个写在人内心深处心版上的新约。
上帝是耶和华 (God is Yahweh)
旧约运用许多名字和隐喻来指称上帝。上帝最常见的名字（也是圣经中出现最频繁的词汇）是“耶和华”（the LORD，出埃及记 3:11-15；6:1-8）。虽然传统上英文音译为“Jehovah”，但更恰当的学术与语言学还原是“雅威”（Yahweh）。该名字的涵义深奥而神秘，或许暗示了上帝的超越性与深不可测。上帝断然拒绝被人类的任何图谋或世俗议程所捆绑操纵。这名字也可能暗示了上帝的创造大能——即那位“使万有得以存在”的造物主；或是上帝的自足性——即那位“我是自有永有/随己意而行”（what I will be）的主宰。雅威首先是拯救者（Deliverer）：祂是施救的大能战士、施行公义的正直审判官、施行统治的荣耀君王，以及抚慰与管教并施的慈爱父母。
虽然有人试图在旧约中寻找三位一体的蛛丝马迹，但最好避免把原作者完全陌生的神学概念强加给经文。在新约的光照下，我们读到旧约中圣灵的运行，并认出在五旬节被差遣降临的这一神圣位格。虽然旧约多处预言了弥赛亚，但旧约作者绝未暗示耶和华的显现（即神显 theophanies，如创世记 18:16-33）就是耶稣肉身的历史显现。
有几处信仰告白性质的经文，对上帝位格的表达尤为丰富深邃：在出埃及记34:6-7中，耶和华宣告了神圣的名，阐明祂既有丰盛的慈爱，又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在申命记6:4-8以色列人的信仰告白（示玛篇，Shema）中宣告：唯有耶和华是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在以赛亚书中，我们读到上帝是圣洁与荣耀的（6:3），是温柔与赐安慰的（40:1-2），又是永不疲乏的创造主（40:30-31）。
上帝同样在律法书与智慧文学中显明自己。上帝的圣洁呼召祂的子民也要追求圣洁（利未记 19:1-3）。自创世之初，上帝的智慧就一直在活泼运行（箴言 8章）。我们一方面持守申命记律法中的祝福与咒诅，另一方面又必须将其与诸如约伯记和传道书等经卷保持必要的张力，因为后两者深刻探讨了上帝作为深不可测的奥秘。
圣父上帝 (God the Father)
耶稣称上帝为“阿爸”（马可福音 14:36），反映了圣子与圣父之间无与伦比的亲密关系。上帝作为父亲，是一切生命的源头。圣父上帝是一切受造生命的创造者，但更是得赎大家庭的缔造者。新约圣经将上帝的作为描述为“收纳/得儿子的名分”（adoption），祂接纳凡回应上帝家庭关系之邀的人为儿女。
圣父制定了救赎计划，并差遣祂的独生爱子降世，使世人与上帝和好。上帝也主动看顾、牧养信仰的大家庭。作为深爱全人类的慈父，上帝垂听并应允祷告（约翰福音 16:23-24, 26-28）。圣父上帝的本质特征就是爱与怜悯（约翰福音 3:16）。对上帝为父的强调，呼召人们如儿女般怀着确据坦然回应，并在生活中活出天父家庭的样貌——肖似天父的品格（约翰一书 3:1-2）。
圣子上帝 (God the Son)
四福音书讲述了耶稣的故事。福音书并非平铺直叙的人物传记，而是带有明确神学意图的宣告，宣告上帝如何借着耶稣向人启示祂自己。近年来，一些学者在大众普及层面积极宣扬他们对福音书历史真实性的怀疑态度。但作为门诺弟兄会，我们坚定接受福音书的历史可靠性。耶稣来宣讲“上帝的国”。虽然“神的国”这一概念在一世纪的犹太教中十分普遍，但耶稣对天国的阐释极其颠覆激进，以至于最终导致了祂被统治者处决。耶稣宣告，上帝正在耶稣这位位格中亲自介入历史，与邪恶势力交锋对决。耶稣坚决摒弃当时普遍流行的弥赛亚观念——如追求经济繁荣与精英主义、民族主义暴力以及排他主义狭隘民族偏见，以此击溃撒但的诡计。耶稣摒弃了犹太人以耶路撒冷圣殿为中心的神学观念，转而呼召使贫穷的得自由、瞎眼的得看见、有罪的蒙赦免。
当我们结合书信来阅读福音书时，会发现耶稣的使命至少涵盖四个核心重点：
1. 上帝在基督的位格中完全显明：耶稣借着祂的生命和服事向我们显明上帝是怎样的一位（约翰福音 1:1-18；14:9-11）。基督的教导向我们传达上帝的旨意；祂的位格彰显了上帝的品性；祂的受死显明了上帝的分担受苦；祂的复活宣告了上帝重造万有的大能。
2. 耶稣是普世独一的救主：圣经用两个主要隐喻来描绘耶稣的救赎作为。第一个是“献祭赎罪”（sacrificial atonement），源于新约对耶稣作为旧约献祭体系最终成全者的理解（罗马书 3:21-26；希伯来书 9:15-28）；第二个是借着基督顺服成全上帝的律法而成就的“释放与拯救”（liberation）。基督在凡事上顺从上帝的旨意，彻底打破了罪的辖制权势（罗马书 5:18-21；希伯来书 4:14-16）。希伯来书2:14-18似乎正是将赎罪与顺服这两个层面完美结合在了一起。
3. 耶稣是忠信作门徒（门徒生活）的榜样：当耶稣呼召第一批门徒时，祂说：“来跟从我！”（马可福音 1:16-20）。再洗礼派（Anabaptists）一贯认为，这一呼召绝非仅仅是一世纪犹太拉比向学生发出的一般性学业邀请。“跟从基督”（Nachfolge Christi / Discipleship）是再洗礼派神学与生命实践的核心精髓。跟从基督意味着基督徒要向耶稣学习，披戴基督的圣洁品格，并在面对周遭世俗大世界时秉持基督那种“反文化”（counter-cultural）的鲜明立场。基督的门徒是“遵行真道之人”（people of the Way），是甘心自愿背起十字架、在服事与舍己受苦中坚毅前行的人（马可福音 8:34-38）。耶稣门徒的品格特质与生活准则包含：不偏待人的舍己之爱、彻底的饶恕、无私的奉献、卑微的服事、为主受苦，乃至在逼迫中献出生命。
4. 耶稣是教会与宇宙万有的主（使徒行传 2:32-36；以弗所书 1:20-23；歌罗西书 1:15-20）：耶稣的职事带有鲜明的终末论维度（腓立比书 2:6-11）。耶稣开启了一个崭新的纪元，即上帝掌权的国度时代。我们坚信，末世已经随着耶稣的降生、受死与复活拉开了序幕。同时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现今我们正处在一个“已然但未然”（already but not yet）的过渡时期，幽暗的邪恶势力仍在极力抗拒基督的主权统治。
基督的主权统治对当代人的思维产生三大重要启示：
• 首先，基督是受造万物的终极审判者（马太福音 25:31-46；哥林多前书 3:12-15；哥林多后书 5:10；启示录 20:11-15）。
• 其次，基督是受造秩序的维护与统摄之主（创世记 1:28；罗马书 8:18-25）。
• 第三，耶稣是超越一切灵界权势的得胜之主。作为基督徒，我们正置身于与那些执政的、掌权者的属灵争战之中（以弗所书 6:12）。魔鬼的邪恶权势在每一种文化中都在暗中运行；它们有时具象化在制度性的权力结构中，有时也肆虐活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显而易见，作为宇宙之主的基督正在与它们进行着激烈的交锋并必彻底得胜。
圣灵上帝 (God the Holy Spirit)
圣灵引导人归信。圣经谈到圣灵使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大能（约翰福音 16:8-11）。圣灵是印记、初熟的果子、归正重生的确据凭质（以弗所书 1:13-14）。所有信徒都领受了圣灵的恩赐。圣灵也亲自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坚固信徒与上帝同在的全新圣约关系（罗马书 8:15）。
借着圣灵，信徒受洗归入一个身体（哥林多前书 12:13）。圣灵是教会合一的伟大成全者（哥林多前书 12章；约翰福音 17章）。圣灵以各样恩赐装备信徒，为要建立基督的身体并在世界中服事（罗马书 12:3-8；哥林多前书 12, 14章；以弗所书 4:12-13；彼得前书 4:10-11）。新约圣经中所列出的属灵恩赐显然并非详尽无遗；没有任何单一名单囊括了全部的恩赐。
性别与上帝 (Gender and God)
人类往往难以用有限的人类语言来表达上帝深不可测的本体。希伯来语中缺乏指代上帝的人称中性代词，因此依循传统用男性代词“祂”（He）来指称上帝。虽然圣经中以上帝为男性的隐喻占主导地位，但也偶有将上帝比作母亲（以赛亚书 66:12-13）、生产之妇（申命记 32:18）和妇人（路加福音 15:8-10）的隐喻。当代某些神学家试图以女性的性别隐喻来“重塑上帝形象”。门诺弟兄会应当如何看待这一议题？
第一，上帝是个灵。上帝既非男性也非女性。圣经中虽然使用男性代词指称上帝，但这极有可能是出于人类语言本身的局限，而绝非表明上帝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别。将上帝比作君王、父亲或丈夫的常见隐喻，绝不意味着上帝是一个具有男性性征的存有，正如经文提及上帝的翎毛与翅膀（诗篇 91:4）绝不表明上帝是一只鸟一样。
第二，古代异教宗教通常将神明视为具有性欲和性特征的存有。在与希伯来圣经同时代的巴比伦和迦南神话中，众神明的交媾被视为万物创造的基础。在这些丰饶繁衍崇拜中，性的观念与宗教仪式中的色情狂热直接挂钩。人甚至通过庙妓与神明进行象征性的交合。创世记的创造叙事断然否定了对神明的这种享乐主义构想。上帝既非男性也非女性，然而上帝的形象同时涵盖了男性与女性（创世记 1:27）。如果过分执拗于上帝的“男性特质”，反而有使敬拜者倒退回异教观念的危险。
第三，当代的思考提醒我们，等级化的性别观念会深刻影响人际关系。作为弟兄姊妹，我们在共同思考这些问题时应当秉持爱心与恩慈。上帝是至高的主宰；人绝非主宰。
研读注释参考书目 (Commentary Bibliography)
• Grenz, Stanley J. Created for Community: Connecting Christian Belief with Christian Living. Grand Rapids: Baker, 1996.
［中文参考：斯坦利·格伦茨，《为团契受造：连结基督信仰与基督徒生活》，大急流城：贝克尔出版社，1996年。］
三、教牧实践应用 (Pastoral Application)
门诺弟兄会坚信，上帝是万有的源头与终极归宿，是我们生命合一的核心。我们的整部信仰告白，乃至我们的整个信仰历程，都在于将上帝的主权要求“应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基于对上帝的位格与作为的理解，我们梳理出以下几项具体的教牧应用要点。
上帝的存在 (The Existence of God)
不论是来到教会的慕道友，还是教会内部的信徒，有时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上帝真的存在吗？我怎么知道上帝是真实的？”如何回应取决于提问者是谁。
对于初次接触“具有位格的创造主”这一概念的人而言，指出受造界的宏伟设计（物理世界的精密微调、生命的繁复精巧、人类受孕诞生以及人体的奇妙构造）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对另一些人而言，则需要向他们显明圣经在历史上的可靠性。面对这类提问者，我们可以向其解释圣经抄本的丰富性、抄录抄本时的一丝不苟，以及圣经所记载事件在历史层面的准确性（参考书目中布鲁斯［F.F. Bruce］和麦道卫［Josh McDowell］的著作对此大有助益）。
对于某些慕道友来说，神迹的存在可能会成为信主的绊脚石。此时，对话的一个良好切入点是耶稣的复活。只要复活的合理性与真实性被接纳，其他问题便迎刃而解了（哥林多前书 15:17-20；莫里森［Frank Morrison］的《谁移动了石头？》[Who Moved the Stone?]）。然而，神迹的问题往往会将我们引向一个更为宏大的议题，通常被表述为“信仰”与“理性”的对立。要处理这一议题，我们需要反思世界观的重要性。我们的理解是：“信仰”并非与“理性”对立，信仰实际上是理性的一种形式。它是基于“上帝存在”这一前提之上的理性推理（希伯来书 11:6）。或者可以说，信仰就是“以一种‘若上帝不存在便全然毫无意义’的方式生活”。信仰上帝是一种合乎理性的世界观，只是其出发点既不同于唯理主义（将一切超自然全然排除在外），也不同于泛神论（混淆自然与超自然的界限）。对上帝的信心是在教会生活中得以滋养培育的。诸如祷告、学习圣经、与其他信徒交通相交等属灵操练，能使我们与上帝的心意对齐，并不断坚固我们以上帝为中心的世界观（鲁益师［C.S. Lewis］、撒迦利亚［Ravi Zacharias］和纽比金［Lesslie Newbigin］的著作在解答有关神迹、信仰与理性等问题上极有助益）。
在所有这些对话中，我们必须牢记：我们最终所处理的并非单纯是知识信息层面的问题，而是抉择的问题。我们无法单凭“证明”上帝存在来强迫慕道友降服归信。然而，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能够以理服人、动之以情。我们可以表明信仰上帝是合情合理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展现出信仰的丰硕果效：信仰上帝能使生命发生真实改变。归根结底，唯独上帝能够吸引人归信于祂（约翰福音 6:44）。
回应上帝 (Responding to God)
一旦我们确信上帝存在，并选择从这个视角看待世界，我们就会意识到自己必须对上帝作出回应。我们借着耶稣回应上帝（约翰福音 14:6）。我们的回应始于我们离弃罪恶与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转而接受以基督为中心的永生白白恩赐（参见第五条：救恩）；随着我们在生活中跟从耶稣，这种回应不断加深和成长（参见第十条：作门徒）。
回应上帝包含敬拜。这是圣经的核心用语，也是当前教会生活中的重要课题。我们生活在一个许多教会都在经历公共敬拜更新的时代。上帝的赐福固然同在，但有时也伴随着混乱与分裂。作为门诺弟兄会，我们希望清晰阐明我们如何诠释并践行圣经中关于敬拜的教导。
我们首先考量圣经中“敬拜”概念的三个合法涵义层面：
1. 肢体俯伏的敬拜：指身体俯伏或向某人跪拜的物理动作（创世记 24:26；约伯记 1:20；腓立比书 2:10）。这种姿态具有深刻的象征价值，并引向第二个层面的涵义；
2. 礼仪敬拜（Ritual Worship）：包括使我们与上帝相交的个人及群体的礼拜行为与仪式。这是大众对敬拜最常见、最普遍的理解；
3. 伦理敬拜（Ethical Worship）：即将敬拜视为一种舍己服事的生活方式。礼仪敬拜与伦理敬拜之间的互动平衡，是当今门诺弟兄会教会所面临的一个关键教牧课题，我们在后文将重申这一关注。
我们应当精心规划崇拜聚会，使其切实反映上帝对教会的心意。早期信徒“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使徒行传 2:42）。我们注意到，前三项活动基本上是“水平向度”的（人与人之间），而第四项则是朝向上帝的（垂直向度）。圣经教导我们聚会是为了彼此劝勉、互相造就（歌罗西书 3:16；希伯来书 10:24-25）。换言之，新约圣经对教会聚会的强调，是让人彼此连接、互相劝诫，并借此与拯救的上帝相遇。在我们的聚会中，这种水平的、人与人之间的向度应当清晰显明，以避免产生一种个人主义、彼此脱节的“只有耶稣和我”式的狭隘宗教偏向。我们可以借着公开分享、安排“开放敬拜”（open worship，即由会众自发提出诗歌建议并开口祷告，非预先设定而是顺从圣灵感动）、在讲道后留出讨论与回应的时间，或者在崇拜结束时提供小组代祷或教牧辅导等方式，来强化这一向度。我们深切期盼保罗所赞许的那种积极果效显现出来：让慕道者与不信的人惊叹说：“上帝真是在你们中间了！”（哥林多前书 14:25）。
我们也会在祷告与歌唱中度过敬拜时光。我们歌唱与祷告，并不是因为上帝需要我们不断重复告诉祂祂有多伟大（耶稣曾说父寻找的是敬拜者，而非单单敬拜仪式本身——约翰福音 4:23），而是因为祷告与赞美能塑造我们成为顺服的上帝儿女。我们深信，崇拜聚会应当以道（圣言）为中心，也就是以耶稣基督和圣经救赎历史为中心。崇拜聚会应当包括公开宣读圣经（提摩太前书 4:13）和讲解经文（尼希米记 8:8）。然而，圣道的宣告绝不仅限于讲道，它也可以涵盖公众祷告、诗歌与见证。将整场崇拜聚会——而非仅仅是讲道本身——视为一体的“信息”，对我们大有裨益。
敬拜与音乐 (Worship and Music)
若离开音乐，会众的敬拜几乎难以想象。令人遗憾的是，文化和世代差异在这一领域引发了一些紧张关系。我们在教会中至少可以看到三个不同的群体：“传统派”（traditionalists）、“改革派”（reformers，希望与历史保持某种延续性），以及“革命派”（revolutionaries，希望建立属于自己的全新传统）。在风格单一、某种观点占绝对主导的教会中，几乎不会产生冲突；但在涵盖多个群体的教会中（正如新约教会所体现的多元文化与跨世代交融），紧张关系可能会相当激烈。领袖在带领会众敬拜时必须格外审慎，以确保全体会众——而非仅其中某一部分——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融合式敬拜”（blended worship）模式对于处理此类处境的堂会有很大帮助。在出现分歧的情况下，敬拜主领必须将整座会众的属灵需要置于个人音乐或灵修偏好之上。一位卓有成效的领袖会尊重会众中所说的各种“方言/音乐语言”（dialects），并帮助教会中不同的群体在上帝面前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声音。
近年来“敬拜更新”运动引发了几个具体的争议议题：
• 音乐风格与敬拜：首先是认为“敬拜”特指某种特定风格的音乐。我们发现这种观点缺乏圣经依据。保罗鼓励音乐的多样性（以弗所书 5:19）。天国将接纳丰富多样的文化表达（启示录 5:9）。一个健康的敬拜教会应当在当下就为此做好预备！
• 向神唱与论神唱：第二个议题是有人认为：只有直接用第二人称“你/您”（You/Thou）称呼上帝的诗歌，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敬拜。我们肯定并鼓励这种方式所带来的对亲密关系的渴求，但我们绝不应试图比圣经本身“更属圣经”。诗篇在谈论上帝时，在第二人称与第三人称之间毫无滞碍地自如转换（例如诗篇23篇）。我们认识到，“对上帝说话”（talking to God）与“谈论上帝”（talking about God）在公共敬拜中同样正当且必不可少。前者是祷告，后者是见证。如果我们将信徒视为上帝的殿（哥林多前书 3:16），那么我们彼此之间的交通也是在与上帝沟通。
在规划崇拜聚会时（无论是传统风格还是现代风格），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是基督教教会年历（Christian calendar）。敬拜领袖应当熟悉教会年的各个节期（待降节/将临期、圣诞节、大斋期/预苦期、复活节等）。如何运用这些主题取决于各堂会的处境与创意偏好。教会年历能帮助教会每年重走一遍耶稣的生平旅程。另一个有益的工具（已被一些教会采用）是《通用经课集》（Common Lectionary），这是一个为期三年的每周经文阅读循环，涵盖旧约、诗篇、福音书和书信，确保教会在三年内能聆听到整本圣经的信息。
从新约圣经的意义来看，崇拜聚会本身并不是终极目的。聚会的存在是为了促进和深化生活化的敬拜（lifestyle worship）。我们聚会是为了得着力量去服事。我们日复一日对上帝的敬拜，体现在舍己服事的生活中（罗马书 12:1-2）——在其中我们竭力“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雅各书 1:27），并“行善和捐输”（希伯来书 13:16）。上帝所悦纳和喜悦的敬拜，是一种将他人需要置于自身需要之上、慷慨运用上帝托付之物、并在我们的一切人际关系与委身中映照出耶稣生命的敬拜。
祷告与“论说上帝” (Prayer and “God-talk”)
关于三位一体的圣经教导，在祷告生活中有着最直接的体现。祷告的举动将我们带入三位一体奥秘的核心之中：我们向天父上帝祷告（马太福音 6:9）；奉圣子耶稣的名（即凭着祂的权柄）祷告（约翰福音 14:13-14）；并得着圣灵的加力（罗马书 8:15, 26）。我们当然不认为直接向耶稣或圣灵献上祷告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所祷告的乃是独一上帝。然而，新约圣经中的祷告始终主要是朝向父上帝的。在祷告结束时说“奉耶稣的名，阿们”的做法同样无可厚非，尽管这未必完全反映了耶稣的本意。耶稣并非要我们机械地背诵一句固定套话，而是希望我们在每次祷告时，都能谨记并支取祂藉着圣灵所赐下的权柄。
多年来，人们总结出许多祷告模式。有些人采用“ACTS模型”，鼓励包含赞美（Adoration）、认罪（Confession）、感恩（Thanksgiving）和代求（Supplication/祈求）的全方位祷告。我们建议，若要成为被圣经塑造的人，诗篇应当成为重要的指南。无论在个人私下灵修还是在公共聚会中，诗篇都能奇妙地引导我们的祷告，将我们内心最深切的呼求与最高的赞美倾心吐意。耶稣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模范祷告，即我们所熟知的“主祷文”（The Lord's Prayer）。这是一篇凝聚古今无数信徒同心合意的祷告文，在个人祷告与群体公祷中至今依然极具生命力。除了朗诵主祷文的经文之外，我们还可以运用其大纲架构，按照主的蓝图来塑造我们的祷告生活（参见参考书目中多德［Brian Dodd］关于此主题的优秀指南）。耶稣教导我们，首先要定睛于上帝的圣洁、上帝的权柄以及上帝的旨意。在我们谦卑地俯伏于天父面前之后，再坦然无惧地将当前的各项需要带到祂面前：身体物质的（日用的饮食）、人际关系的（关系的饶恕与和好），以及属灵层面的（免受试探与脱离凶恶）。最后，我们的视线从当前的需要再次转回，重新仰望上帝令人敬畏的荣耀与大能。
关于“论说上帝”的最后一个议题关乎性别与上帝。我们深知这可能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甚至政治敏感性的议题。作为门诺弟兄会，我们承认圣经在启示上帝时主要（虽非绝然单一）使用的是男性化语言。我们在指称上帝时也经常使用阳性代词（祂）。然而，作为堕落的人类，我们常常忘记语言的阳性特征仅仅是一种语法规则，是有限的人类语言表达习惯。我们容易将文法上的阳性（与语法和词汇相关）与生理身份上的男性（与性别和身体特征相关）相混淆。我们确信，上帝绝非男性，而是包含并超越了男性与女性。我们不希望将堕落之后伤害男女关系的权力失衡（创世记 3:16）强加在我们对上帝的言说中。这种失衡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了医治与恢复（加拉太书 3:28）。因此，我们应当格外留心，避免给人造成一种“上帝只通过男性的声音说话”的印象。我们可以通过鼓励女性在公众读经、祷告、讲道、敬拜领会等方面发声，从而极大地丰富我们的教会生活。正是男女共同在世上彰显上帝的形象。
偶像崇拜 (Idolatry)
从第一条诫命（出埃及记 20:3）到新约最后几卷书信之一的结语（约翰一书 5:21），主严厉禁止一切偶像崇拜。对于大多数北美华人及西方现代人而言，向雕像或塑像顶礼膜拜这种形式的偶像崇拜或许算不上巨大的威胁，尽管在某些文化处境或流行的新纪元运动（New Age）实践中依然存在。然而，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偶像崇拜对我们构成了极其严峻的诱惑。我们时刻面临着将上帝以外的任何事物立为生命首要地位的试探。我们的工作、娱乐、财富、对物质的欲望、家庭、政党、国家——这一切及更多事物，都可能成为与上帝争夺地位的“伪神”。任何在忠诚与信靠上与上帝竞争的事物，对于我们而言都无异于旧约时代希伯来人面前的巴力伪神。教会持续不断的使命，就是呼召信徒远离各样形态的偶像崇拜，进入唯独事奉上帝的自由之中。
圣灵的工作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圣灵使基督的教会归于合一（哥林多前书 12:13）。然而不幸的是，圣灵的工作有时反而成了教会分裂与互不信任的导火索。新约圣经记载了多次圣灵彰显大能的时刻，但紧接着魔鬼便迅速介入，企图诱惑、欺骗并破坏上帝的作为（马太福音 3:13-4:11；使徒行传 2章；5:1-11；8:14-24）。
圣经教导我们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哥林多前书 14:1），但前提是恩赐必须用于使众人得益处（哥林多前书 12:7），并且要经过智慧的察验（帖撒罗尼迦前书 5:19-21）。当前关于圣灵的洗、圣灵充满以及灵恩恩赐（charismatic gifts）功用的诸多争论，在一些信徒心中引发了困惑。以下是门诺弟兄会在这些议题上的理解与诠释概要：
1. 圣灵的洗与圣灵充满：新约圣经论及圣灵时，兼具“受洗”（baptism）与“充满”（filling）两种用语。圣灵的洗是每位信徒在归信时经历的属灵实际，并由水洗作为外在表记；这是一次性的经历。罗马书8:9-11教导我们，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依据门诺弟兄会的诠释，圣经并未指示说信徒必须在归信之后再经历某种戏剧性、强烈情绪化的体验，才能活出丰满的基督徒生命。在使徒行传第2章中，彼得宣告归信、水洗与圣灵的洗是同时并进的事件（38节）。然而，圣经确实教导基督徒需要在向圣灵降服中不断成长（加拉太书 5:16-26）。经文吩咐我们要持续不断地被圣灵充满（以弗所书 5:18）。充满不是一次性的历史事件，而是对主旨意持续不断的顺服。充满就是顺服上帝的灵；圣灵充满必结出圣灵的果子（加拉太书 5:22-23）。
2. 属灵恩赐的多样性：罗马书12章、哥林多前书12-14章、以弗所书4章和彼得前书4章都列举了属灵恩赐。这些名单没有一个是完全详尽的，新约圣经显然未将所有恩赐罗列殆尽。恩赐本身既涵盖可以通过学习与操练而得以长进的人类才干，也包括通常被称为“神迹性恩赐”（sign gifts）、超乎常规分类与理性解释的超自然现象。圣经的教导十分明确：恩赐的差异绝不应成为纷争分裂的借口，也不应导致任何优越感或自卑感。
3. 神迹性恩赐与慎思明辨：许多信徒在神迹性恩赐中体会到了极大的自由。例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肯定了说方言的恩赐——既作为私下的祈祷语言，又在有翻方言的前提下作为敬拜中的一环。经文鼓励通过教会长老的祷告施行医治（雅各书 5:14-15），医治亦可作为一种特别的恩赐得以经历。然而，至于诸如“圣灵狂笑”（spiritual laughter）和“在圣灵里击倒/倒地”（slain in the Spirit）等现象，则缺乏明确的圣经依据或权威支持。
4. 先知讲道恩赐的操练与察验：保罗鼓励信徒在先知讲道（prophecy，作先知说预言/宣讲神的话）的恩赐上长进（哥林多前书 14:1-5）。尽管先知讲道可能包含预言将来的成分，但具有预测性质的预言必须经过严格察验。假先知不仅因其所预测之事未曾应验而被识破，更因其拒绝顺服基督的身体并发表自相矛盾的言论而显露端倪。先知讲道可以针对教会所关切的事务，但它与常规的“教导”有所不同，它往往是在关键战略时刻针对特定堂会或个人所赐下的特殊话语。会众必须察验一切先知讲道。先知应当顺服教会整体的领袖权威（约翰一书 4:1-6；哥林多前书 12:29-32）。
5. 恩赐的目的在于造就身体：恩赐是由圣灵赐给基督身体的，并且是“为了”基督身体的益处。个人主义式地运用恩赐完全违背了圣灵的初衷。恩赐赐下的目的，乃是要装备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 4: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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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2 条：上帝的启示 (Revelation of God)
一、信仰宣言条文 (Confession of Faith)
上帝的自我启示（God’s Self-Revelation）
我们相信，上帝已向所有人彰显了祂自己。从创世以来，上帝的大能与神性在受造界中一直显而易见。旧约启示上帝是与以色列建立圣约关系的那一位，藉此向万民显明祂永恒的救恩计划。正如新约所载，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作出了最崇高的自我启示。圣灵持续不断地向个人及教会启明上帝；这种启示始终与圣经全然一致。
上帝成文的话语（The Written Word of God）
我们相信，全本圣经都是上帝藉着圣灵所默示的。同一位圣灵引导信仰共同体诠释圣经。耶稣基督的位格、教导与生平，使旧约与新约展现出连贯性与清晰性。旧约见证基督，新约则传扬基督。我们承认圣经是上帝无误的话语，是信仰与生活实践权威的指南。
经文引证 (Scripture References)
创世记 9:1-17；12:1-3；出埃及记 6:2-8；诗篇 19:1-11；119篇；马太福音 5:17-18；路加福音 24:27, 44-47；约翰福音 1:16-18；16:13；使徒行传 8:34-35；罗马书 1:18-21；歌罗西书 1:15-23；提摩太后书 3:14-17；希伯来书 1:1-2；彼得后书 1:16-21。
二、神学研读注释 (Commentary)
启示（Revelation）是上帝使人类认识祂自己的行动或历程。既然所有人都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所造，人便具备了领受自上而来的亮光，并对神圣启示作出回应的潜质。
上帝的自我启示（God’s Self-Revelation）
由于我们的堕落与属灵的盲目，若要获得对上帝使人得救的认识（saving knowledge of God），我们迫切需要神圣的救助。这种对上帝及其对人类救恩计划的认识，绝非单凭勤勉的研究或宗教上的努力所能达成。它必须从我们自身之外临到我们，完全超越了人类自我探寻的能力（约伯记 11:7）。
上帝竟然愿意向有罪且失丧的人类显明祂自己，正是祂奇妙而无限恩典的明证。若任凭我们自己，我们既无法真正明白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也无法探明祂对人类的心意。虽然上帝选择显明自己让我们深怀感恩，但我们对上帝及其作为的认识依然是有限的（约伯记 26:14）。基督徒的盼望在于：在将来天上的国度里，他们将更完全地认识上帝（哥林多前书 13:12）。
上帝藉着多种方式向人类启示祂自己。上帝的自我显明通常分为两类：“普遍启示”（general revelation）与“特殊启示”（special revelation）。普遍启示意味着上帝并未任凭自己没有见证，而是向全人类普遍地显明自己。上帝在受造界/大自然中启示自己（诗篇 19:1-4；使徒行传 14:17；罗马书 1:20）。上帝也在祂的审判中（罗马书 1:18）以及在人类历史中的恩典作为里使人认识祂。我们的良心同样为普遍启示作见证。
然而，唯有藉着上帝的“特殊启示”，人类才能认识祂的救赎计划。这种启示也是以极丰富多样的方式赐下的——藉着异梦与异象、天使的造访与神圣的显现（divine theophanies）、上帝的声音，以及对祂在祂子民以色列历史中大能作为的诠释。上帝行事始终带着主权自由；上帝随己意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发言，全在乎祂的圣裁。
神圣启示的领受者（Recipients of Divine Revelation）
从人类历史的起首，上帝就在祂的主权恩典中拣选了领受祂自我显明的人。这些以信心和顺服回应上帝启示的属人器皿，转而成为使者，与他人分享他们所领受关于上帝旨意的洞见。
虽然上帝早在列祖时代之前就已经显明了祂自己（创世记 3:13；9:1-17），但正是在亚伯拉罕蒙召时（创世记 12:1-3），上帝开启了以特殊方式向以色列民启示祂自己的历程。上帝将祂的自我启示主要聚焦于一个特定民族，绝非对非以色列人漠不关心。相反，上帝拣选以色列领受救恩之光，乃是为了使他们成为万民蒙福的管道。
从摩西开始——上帝拣选他作以色列的拯救者，以及上帝与这蒙救赎子民所立圣约的中保——上帝藉着赐给以色列先知的信息，持续渐进地显明祂的心意。及至时候满足（加拉太书 4:4），上帝藉着祂儿子耶稣基督的位格（希伯来书 1:1-2），作出了最崇高的自我显明；先知关于救恩的应许全都在祂里面得以成全。耶稣被称为上帝的“道/话语”（Word；约翰福音 1:1, 14）。
在基督里的启示（Revelation in Christ）
藉着祂的道成肉身、在人间的起居生活、奇妙的教训，尤其是藉着祂的受死、复活与荣耀升天，耶稣向世人显明了父上帝——父上帝如此深爱这世上的人，甚至差遣祂的独生子，拯救世人脱离永死（约翰福音 3:16；14:8-11）。从来没有人见过上帝，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上帝表明出来（约翰福音 1:18；马太福音 11:27）。
基督处于基督信仰的绝对核心；在祂里面，上帝使祂在人类历史中诸多自我显明的作为达到了最高峰（以弗所书 1:9-10）。然而，启示的历程即使在基督完成祂在地上的工作、重返荣耀并浇灌祂的圣灵之后，仍延续了一段时期。正如新约所记，这一历程在初代教会的生活中继续展开，基督生平的事迹在其中被记录与诠释。
为基督里这一终极启示作见证的是使徒们，耶稣拣选他们成为祂言语与作为的托管者与传递者。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之上（以弗所书 2:20）。作为基督事件见证人的使徒们离开历史舞台时，并没有继承者取代他们的地位。他们的著作构成了上帝新子民——教会——的奠基性文献，对历代基督徒始终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随着使徒著作的完成，圣经正典宣告确立闭合。
启示的记录（The Record of Revelation）
摩西和先知在基督徒所称的旧约圣经中，为我们留下了赐给他们的启示的记录。虽然旧约各卷书并非上帝对人类最终极的话语（以弗所书 3:5），但它们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提摩太后书 3:16；彼得后书 1:20-21）。耶稣和使徒毫无保留地将旧约圣经视为上帝的话语（马太福音 5:18）。他们不仅不断引用旧约，而且在这些犹太经典中指出了预表基督降临及其救赎作为的人物与事件。
由于在先知作者的时代以色列民讲希伯来语，因此上帝给以色列的启示就是用这种语言传达的（其中有少数段落是用亚兰语写的）。在上帝的护理中，当时已有字母文字可用于将上帝的信息付诸笔墨，书写工具与材料也已齐备。将上帝的启示记录为这种人类文字形式的作者们，运用了丰富多样的文学体裁——叙事、诗歌、智慧箴言，以及一种被称为预言/先知文献的独特体裁。
尽管耶稣和与祂同代的人讲亚兰语，但使徒们对弥赛亚言行的见证是用通用希腊语（Hellenistic Greek）记录下来的，这是当时地中海沿岸所有地区通用的语言。既然基督设立了新约，这本文集便被称为新约圣经。
从基督教纪元最初几个世纪直到今日，圣经已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因此，今天上帝仍继续藉着圣经的信息启示祂自己。当人们信服并接纳成文圣经中上帝的自我启示时，他们就成为了上帝新子民——教会——的成员。教会与旧约中真正的以色列一脉相承，因此教会的成员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加拉太书 3:29）。
理解启示（Understanding Revelation）
对于基督徒而言，先知与使徒在其中为我们留下上帝自我显明记录的圣经，在教义与伦理事务上始终具有规范性准则（normative）的地位。因此，圣经读者审慎地诠释上帝的话语乃是至关重要的事。尽管上帝的子民在理解圣经各卷书的具体细节上或许永远无法达成完全的一致，但他们在圣经的核心信息上达成共识却至关重要。
圣经记载了上帝如何以祂的恩典为失丧的人类成就救赎计划的历程。然而，圣经不应仅仅被当作一本普通历史书来读。人们固然可以在圣经中找到关于人类诸多知识领域的宝贵信息，但正如圣经书卷所记载的那样，上帝的启示主要聚焦于圣洁且满有恩典的上帝对人类的拯救。
既然大多数基督徒读的是圣经译本，明白以下这一点就很重要：所有的翻译都是尝试用当今世界各族的语言来表达原文，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包含了对圣经文本的诠释。因此，我们当感恩上帝为教会赐下了精通圣经写作原文的圣经学者。
圣经的作者们是受上帝默示的，因此圣经读者需要圣灵的帮助才能明白上帝话语的基本信息（约翰福音 16:8-11；哥林多前书 2:4）。撒但蒙蔽了不信之人的心眼，以致他们无法领会圣经中救恩的信息，除非上帝藉着祂的灵开启他们的心眼（帖撒罗尼迦前书 1:5；哥林多前书 2:14；哥林多后书 4:4；以弗所书 4:18）。
信徒同样需要上帝之灵的帮助，才能理解上帝在祂话语中所启示的真理（以弗所书 1:18；哥林多前书 2:10-16）。耶稣曾向祂的追随者应许赐下圣灵的帮助，使他们能明白耶稣的教导与作为（约翰福音 14:26；16:13）。然而，这绝不应当被理解为圣灵会直接解释圣经书卷在文本与文学上的复杂细节。虽然祷告与敬虔是顺服倾听圣经中上帝话语的先决条件，但单凭它们本身并不能保证对圣经文本作出正确的诠释。因此，我们必须在信徒团契中，并对照基督教会悠久的历史，来检验我们对圣经教导的理解。
在我们竭力明白圣经中上帝信息的过程中，必须确保自己理解圣经作者字词的原意以及它们所在的上下文语境。我们也必须注意句子和段落的语法结构。此外，我们必须考虑到旧约和新约书卷中丰富的文学体裁。例如，新约采用了一种被称为“福音书”的新文学体裁；此外还有大量的书信体文学，更不用说叙事文学甚至启示文学了。
圣经作者运用了许多修辞手法来表达思想，而在现代语言中往往没有完全对应的表达。因此，按字面意义诠释圣经（to interpret the Bible literally），是指我们要努力理解圣经中的意象，辨明受默示的作者想要向读者传达什么信息。作者在记录上帝传达给他们的信息时，心中都有特定的含义，而我们的职责就是发现这些原意，然后将它们应用到信徒个人和教会生活中出现的新处境中。确定经文的原始意义是我们的首要任务；第二项任务则是叩问自己：这段经文今天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所有的文学作品都会反映其时代的文化，圣经书卷也不例外。上帝的启示是借着古代文化（闪族文化与希腊-罗马文化）的外衣临到我们的。因此，我们应当谨慎，不要把古代世界的文化习俗照搬到我们的现代生活中。我们的任务是发掘圣经中具有永久性和普遍适用性的教导，并将这些教导应用在我们今日世界的生活中。
旧约与新约（Old and New Testaments）
旧约与新约的关系，是信徒在圣经诠释中所面临的较有难度的课题之一。既然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也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我们就可以确信圣经信息有着根本的统一性。事实上，个别经文必须始终在圣经整体性的亮光下被理解。
然而，耶稣和祂的使徒清楚表明，旧约书卷属于预备时期，相比之下，新约书卷则出自应许成就的时代。由此可见，旧约应当在上帝于耶稣基督里终极启示的亮光下来看待。这一点从使徒行传中所记录的宣讲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来——这些讲道都以回顾救赎历史为开端，以基督里上帝的终极启示为高潮与结论。虽然旧约与新约一样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但它是上帝初步的前置之言（preliminary word）。这种以基督为中心的释经进路，在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受到我们再洗礼派（Anabaptist）先祖的特别强调。
上帝在人类历史中不断进行的自我显明，引向了基督里神圣启示的高峰，这被称为“渐进启示”（progressive revelation）。渐进启示的深意在于：上帝在祂的恩典中，在过去的时代以人们能够理解的方式向世人说话；上帝不时向这些启示的领受者更加清楚地显明祂对人类的救赎心意。最终，上帝藉着祂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完全显明了祂自己，旧约的一切盼望与应许都在祂里面得以完全成就。
从基督里上帝终极启示的至高点，教会如今展望现今世代的终局，那时基督将要荣耀再临。祂在人类历史终局时的荣耀显现，也被称为一种启示（哥林多前书 1:7；帖撒罗尼迦后书 1:7）。
在教会生活中时常出现的一个问题是：上帝是否继续直接向祂的儿女启示祂自己？“启示”一词偶尔被用来指上帝赐给个别信徒的属灵洞见。神学家更倾向于将这类洞见称为“光照”（illumination）。保罗祈求以弗所人能得着“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以弗所书 1:17）。他谈到“上帝显明给我们的”事（哥林多前书 2:10）。此外，他设想当信徒聚集敬拜时，可能会有人说出“启示的话”（哥林多前书 14:6, 26, 30）。然而，对上帝作为的这种领会与洞见，必须始终与圣经中上帝的启示相和谐一致。对于基督教会而言，上帝成文且受圣灵默示的话语，始终是信仰与生活实践权威的最高指南。
三、教牧实践应用 (Pastoral Application)
引言：在受造界与圣经中认识上帝
我们宣认：上帝已向所有人启示了关于祂自己的真理。上帝最初藉着创造显明祂自己。正如我们从艺术家的作品中认识艺术家一样，我们藉着受造物认识上帝。如果我们所拥有的仅仅是创造，我们就不会知道上帝大能的救赎作为：道成肉身、十字架、复活、升天、五旬节、基督再临（Parousia）。如果说受造界是一幅美好但不完整的图画，那么圣经则指引我们更完全地认识上帝，并引领我们与耶稣建立亲密相交的关系——祂是上帝启示的丰盛圆满。
门诺弟兄会长期以来被称为“圣书之民”（people of the book）。作为一个教会群体，我们的焦点一直不是死板的信条条文（creedal statements），而是对圣经活泼严谨的研究。我们努力成为“圣道之民”（people of the Word），因为我们深信在圣经中，上帝向我们敞开了祂的神圣心怀。那句常被提及的问话：“圣经怎么说？”被理解为对这一问题的动态对应：“上帝正指示我们当如何生活？”在历史上，门诺弟兄会在其最佳状态下，始终秉持着早期再洗礼派（Anabaptist）先驱的热忱——即纯正的真道理解必须伴随着身体力行的舍己顺服。尽管门诺弟兄会并非忽视来自上帝的更具个人性、主观性的交通，但这些光照的洞见在传统上一贯会与圣经以及信徒共同体相互印证和检验。上帝成文的话语被确认为受圣灵默示的，且是信仰与生活实践权威的指南。
公开宣读圣经（Public Scripture Reading）
藉着圣经认识上帝的心意，将帮助我们扎根于上帝和信仰之中。在上帝启示的核心，是邀请人与上帝进入一种特殊的关系。圣灵使用圣经在信仰中建立我们，并显露我们生命中需要改变的事物。
主耶稣将圣经的宣读与阐释作为祂事工的起点。当祂还是殿里的少年时，耶稣就与律法教师就律法的诠释进行辩论（路加福音 2:46-49）。当祂在会堂开启公开事工时，耶稣藉着诵读以赛亚书 61章来阐释祂的使命（路加福音 4:18-19）。在那一场合，耶稣关心的不仅是经文的宣读，更是经文在祂事工中的生动成就。在与法利赛人和祭司的争辩中，耶稣展现了对希伯来圣经的高度熟稔。祂的事工以与两位门徒的一日同行为高潮，在这段路途中，耶稣藉着摩西和众先知来诠释祂的生命。耶稣树立了圣经在共同体生活与敬拜中居于中心地位的典范。
新约教会将圣经的诵读与诠释作为其敬拜聚会的核心组成部分。在使徒行传中，彼得、司提反和保罗的讲道都以引用和诠释圣经为特征。庇哩亚的信徒因热切考查希伯来圣经而受到特别赞许（使徒行传 17:11）。在罗马书 10:17中，保罗提醒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的重点放在“听”信息上，这有力地提醒了有声诵读的重要性。在哥林多前书 14:26中，保罗指导哥林多人敬拜要有秩序，在诸般崇拜礼仪元素中使用“教训/教导的话”。根据我们对当时犹太敬拜的了解，初代教会极可能是依靠个人在其非正式的崇拜礼仪中宣读经文。保罗写信给以弗所人，让他们唱诗篇（以弗所书 5:19），这是在敬拜中创造性运用圣经的又一例证。
传统上，门诺弟兄会利用宣读圣经这一崇拜礼仪环节，鼓励教会成员广泛运用其恩赐。通常，宣讲能力有限的教会领袖会被邀请诵读经文并祷告；具有圣经宣讲潜力的年轻信徒会被邀请对自己即将诵读的经文作简短点评分享。经过恰当的指导，宣读圣经者可以逐步发展宣讲福音的恩赐。
我们鼓励敬拜策划者将宣读圣经作为敬拜聚会的关键部分。崇拜经课（Lectionary readings）是把上帝的声音引入会众敬拜的一种常用方法。可在《共同崇拜书》（Book of Common Worship）中查阅的公用经课，提供了一套为期三年的系统经文阅读日程。每周都建议诵读旧约、诗篇、书信和福音书的经文。敬拜领袖也可以制定自己在公共敬拜中系统宣读圣经的方案。公开宣读圣经绝不可被忽视。
个人研读圣经（Personal Scripture Reading）
圣经中的人物也为个人阅读和研读圣经树立了榜样。传福音的腓利遇见正在阅读以赛亚书的埃塞俄比亚太监，并为他讲解了经文（使徒行传 8:26-40）。保罗始终是一名研读圣经的学者，即便在狱中仍索要书卷和皮卷（提摩太后书 4:13）。圣经的研读、默想和背诵是早期信徒的鲜明特征。
教会应当培养读经、研经和背诵经文的属灵操练。各样团契活动与主日学活动有助于激发研经的动力。带来生命改变的研读圣经包含：祷告预备、仔细观察、深思默想、个人应用与忠心顺服（参见 Rumford，227-232页）。每日阅读正典的不同部分（包括福音书、书信、诗篇等），应当成为基督徒的鲜明标记。
圣经译本与版本（Translations and Versions）
圣经译本与版本的与日俱增，已成为北美基督教环境的一大特征。关于各种版本孰优孰劣以及所谓“唯独权威”的混乱争论，可能会使许多圣经读者感到困惑。牧师与堂会若在公共敬拜中选择采用单一或主要的圣经版本，将有助于促进共同体的合一。而研读圣经的人则可以通过参考多种版本来拓宽自己的理解。
对于那些坚称英王钦定本（King James Version, KJV）优于其他版本的人，该如何回应？经验表明，单凭逻辑论证可能不足以化解某些人对钦定本的强烈依恋。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较新的译本得益于更优质的古代手抄本见证（superior textual witnesses）、更贴近现代的语言，以及对初学圣经者而言具有更高的易读性。
新国际版（NIV）因其卓越的可读性而在门诺弟兄会中广受欢迎。那些倾向于在指涉人类时使用包容性语言的人更青睐新修订标准版（NRSV）。而新美国标准版（NASB）则提供了贴近原文最直接的字对字直译。
知识的言语与预言（Words of Knowledge and Prophecy）
对启蒙运动视角的幻灭，似乎重新点燃了人们对超现象/超自然维度（paraphenomenal dimension）的兴趣。人们渴望明白上帝的旨意，希望能预知未来。当科学声称掌控公共领域、而巨大的范式转移却使社会动荡不安时，个人生活的不确定性便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依赖超自然或带有巫术色彩的神秘洞见，对基督徒也构成了日益增大的诱惑。
在此有必要提出几点警戒：
第一，所有关于先知性光照（prophetic illumination）的主张，都必须与圣经的启示保持一致。绝不能赋予任何预言性言语高于圣经本身的权威（申命记 13章；18:9-22）。
第二，旧约先知在与假先知的激烈争战中警告人们：当上帝宣告审判时，切莫轻信宣告救恩与平安的神谕。同样，对于那些许诺财富繁荣与身体健康的言语（成功神学），应当予以特别严格的审视与检验。
第三，凡宣称具有特殊洞见的言语，都必须在信仰共同体中接受检验，尤其是由地方教会领袖进行辨识与检验。
第四，要警惕对巫术化倾向（magical penchant）的日益沉迷。在努力寻求明了上帝指引的过程中，如果有人许诺无需经过共同体辨析即可提供捷径般的神秘洞见，跟从这样的人务须保持高度谨慎。
共同体释经学（Community Hermeneutics）
针对本信仰条款的评注概述了在理解圣经文学各样体裁时，需要具备释经上的严谨度与成熟技巧（hermeneutical sophistication）。例如，研读诗歌所使用的释经工具，自然不同于研读历史叙事文献所使用的工具。
评注同时强调：对圣经的诠释乃是圣灵在信徒共同体内部的工作。上帝应许圣灵必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上帝的追随者在圣灵的引导下，与基督徒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展开积极对话，并发现上帝显明了真理，赋予人们在充满挑战与变迁的时代中生活的确据与信心。
这一真理具有若干实践层面的重要意义：
第一，那些既学会辨明上帝心意、又掌握包括精通原文在内的释经工具的教师，应当在圣经诠释中发挥引领作用。尽管他们并不因其学术素养而享有更高的特权权威，但当他们宣讲上帝的话语时，教会理当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
第二，当议题对于单个地方堂会而言过于复杂或引发分歧时，我们应当与同区会/联会（conference）内的其他教会共同协商。使徒行传第15章所树立的榜样，至今仍完全适用于我们。
第三，共同的辨析可能会考验我们的合一。在日益多元化的世界中，共识并非总能迅速达成。尤其在出现分歧之时，更需要悉心培养彼此之间的相互信任。
第四，讨论应当以基督里的爱心（charity）为特征。
第五，健康的冲突实际上能够促进教会的健康（哥林多前书 11:19）。
认识上帝（Knowing God）
创造主邀请受造物进入与祂的相交关系之中。当我们在圣经中与上帝相遇时，我们发现自己——正如那些生平被记录在圣经中的男男女女一样——蒙受恩召，进入与上帝的亲密关系之中。
当我们藉着圣经认识上帝的心怀，并在事奉中顺服上帝的心意时，我们就在与上帝充满生机的动态关系中渐渐成长。真正认识上帝会彻底改变我们。当我们认识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时，我们就会对我们应当成为怎样的人建立起坚定的确信。当我们逐渐明白圣经时，我们就会深切关注在日常每时每刻中对上帝的顺服。我们学习认识那位在受造界、圣经、耶稣、圣灵以及基督徒共同体中所启示的上帝。
四、参考书目与文献导读 (Bibl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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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3 条：创造与人类 (Creation and Humanity)
一、信仰宣言条文 (Confession of Faith)
创造 (Creation)
我们相信，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万物都甚好。一切受造之物都彰显了上帝的主权旨意与精妙设计，但与造物主始终有别。宇宙属于上帝，祂以慈爱照料并喜悦维系着万有。受造界宣扬上帝的智慧与大能，呼召万民敬拜祂。
人类 (Humanity)
人类作为上帝创造之工的巅峰，受造的原意是要与上帝建立相通团契，并在彼此互助的关系中生活。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造物主赋予人类治理并看顾受造界的使命，视之为神圣的托付，并赐予人顺服或悖逆祂的自由。因着亚当和夏娃蓄意的悖逆，罪进入了世界。结果，人性遭到扭曲，人类与上帝及受造界隔绝疏离。受造之物服在败坏的辖制之下。人类与一切受造之物同切望得享释放。
新创造 (The New Creation)
罪恶、过犯与死亡终必不能得胜。上帝将要创造新天新地，在那里不再有邪恶、痛苦与死亡。这新创造的初熟征兆，已经显明在那些借着基督接受上帝赦免的人身上。在基督里，万有正在与上帝和好，并被重新创造。
经文引证 (Scripture References)
创世记 1–3章；诗篇 8:6；19:1-6；24:1-2；89:11；95:5；104篇；箴言 8:22-31；以赛亚书 40:12-31；44:24；约翰福音 1:1-4, 10；17:5；罗马书 1:19-20；5:17, 21；6:4；8:18-25；哥林多前书 8:6；15:20-27；哥林多后书 3:18；4:6；5:16-19；加拉太书 3:28；6:15；以弗所书 1:4, 9-10；2:11-22；4:24；歌罗西书 1:15-17；希伯来书 11:3；启示录 4:8-11；21:1-5；22:13。
二、神学研读注释 (Commentary)
本信仰条文的目的有二：首先，它旨在确立圣经关于上帝与受造宇宙之关系的教导；其次，它旨在就人类的起源、在受造界中的角色、当前的处境及其终极归宿作出清晰阐述。
创造 (Creation)
第一段的目的，是回应现今社会中关于上帝与宇宙关系的几种普遍信念。一方面，宇宙源于偶然碰撞、地上生命乃盲目宿命之产物的观念，已被大众普遍接受为真理。人们在意识中不再将宇宙的存在与一位具有位格、满有慈爱、全能之上帝的有意且良善的作为联系在一起。在整个二十世纪，通常被称为进化论的达尔文主义（Darwinism），一直是推动这一思想转变的最强大力量。在其最通俗的表述中，该理论教导宇宙的存在与人类在地球上的出现，皆是一场由偶然巧合所启动的强大自然过程的产物。根据达尔文主义理论，宇宙形成的根本法则是随机性（randomness），而非一位满怀慈爱且具位格之上帝的心意。
另一方面，尤其是在“新纪元运动”（New Age movement）的影响下，相信存在着某种所有生命皆参与其中的“宇宙原力/普遍力量”，已成为一种流行风尚。根据这种世界观，人的生命并没有特殊的尊贵价值，人的个体性与独特性除了最终消融于这种非位格的生命力量之中外，别无其他归宿与目的。这一因新纪元运动以及《星球大战》（Star Wars）等电影而广为流传的观念，被称为泛神论（pantheism）。
由于我们身处一个对上帝与自然界之界限日益混淆的社会，教会宣告基督信仰与泛神论之间的根本区别就显得格外关键。泛神论主张上帝就是赋予宇宙生机的各种生命力量的总和。其推论是：如果物质宇宙不复存在，那么神明——或宇宙中被视为原始力量的存在——也将不复存在。然而，基督信仰教导我们，宇宙是暂时的（temporal）且附从偶存的（contingent）。换句话说，宇宙在时间上有起点，也有终点；它的存在完全仰赖上帝在历史中的介入以及祂持续不断的托住与维系。
泛神论与进化主义不仅影响我们如何看待宇宙和上帝，也深刻塑造了我们对人类的认知，以及对“何为人类”的定义。如果宇宙确实纯属偶然事故的产物，而人类不过是盲目进化过程的最终副产品，那么人的生命便毫无终极意义与价值可言。如此一来，每个人生存的目的就只能窄化为传递自身基因，以及为人类物种的演化作出贡献。一旦这一目的达成，个体的继续存在便不再具有任何必要性，除了为族群的基因存续效力之外，生命便再无更深层的目的。
这种进化主义以及新纪元意识形态的最终结局，实际上是在思想中彻底排除了圣经所启示的具有位格、道德属性且仁慈良善的上帝。在此，我们必须认清做出这种抉择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我们绝不可能在试图抹杀圣经所描绘的具位格之上帝的同时，还能保留对“人之本质与尊严”的合宜理解。若没有一个绝对的参照坐标，人类就根本无法理解人性和生存的根本特质。在缺乏这种基准的情况下，主观主义便成了界定人类与世界关系的唯一运作原则。人类于是成为自身的参照物；人类实际上将自己树立为宇宙的中心。这种哲学立场对整个伦理道德体系和人类各项事业带来了极其可怕的冲击。我们如何看待人的生命，以及如何应对诸如堕胎、安乐死、安宁缓和医疗（palliative care）、法律执行、国家本质等一系列伦理议题，完全取决于我们的参照坐标。没有上帝，我们注定会遗忘究竟是什么真正界定了人性，进而丧失行怜悯与慈悲的基石。
圣经教导我们，宇宙绝非某种随机、匿名或盲目的原始力量运作的后果。根据创世记中的创造记叙，宇宙是由一位具有位格、圣洁公义且充满怜悯的造物主所创造的；祂渴望与人类建立彼此相爱、互动相通的关系（创世记 1:1–2:1；诗篇 8:3-8；24:1-2；89:11；95:5；104:1-35；箴言 8:22-31；以赛亚书 40:12-31；约翰福音 1:1-4, 10；17:5；哥林多前书 8:6；歌罗西书 1:15-17；希伯来书 11:3；启示录 4:8-11）。
人类 (Humanity)
圣经的记载极其强调人的生命的独特性与神圣性。根据圣经，人的生命拥有特殊的价值与尊严，因为男女皆是照着上帝的形象受造的（创世记 1:26-27；9:6）。这一最根本的特质表明，人类受召在受造界中代表上帝。在圣经时代，理想的君王或其代理人的显著特征，是对臣民怀有深切的爱，并以整个王国的福祉为最高关切。理想的君王绝不滥用权力去剥削臣民、使百姓陷入困苦；相反，他全力以赴在自己的国度中促进和平、繁荣与公义（诗篇 72篇）。作为上帝的代表，人类肩负着看顾上帝的受造物、并为了受造界所有现今与未来的居住者的福祉妥善管理世界的神圣责任。治理全地的使命，绝未给近代因技术发展而演变出的自私且短视的剥削掠夺提供合法借口。恰恰相反，人类作为上帝的代表，必须为是否智慧善用地球的资源而向上帝交账。
然而，上帝与人类之间这种宣告人类依上帝形象而造的特殊关系，并不能涵盖故事的全貌。普世皆公认人性中存在着某种错谬扭曲。尽管人类能够取得极其辉煌卓越的成就，但人类的历史和我们内心的省察却迫使我们承认：在人心最深处的隐秘角落，潜藏着某种扭曲与败坏（罗马书 3:9, 23；5:12；7:7-25；以弗所书 2:1-3）。根据圣经记载，这种人性深层扭曲的根源，正在于人类行使自由意志的能力（创世记 3:1-24；4:1-13）。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人类堕落的故事固然极其悲惨，但它同时也强有力地肯定了上帝赋予人类自由意志的崇高价值。创世记第3章提醒我们，人类拥有做出重大抉择的能力，而这些抉择塑造着他们的未来。这彻底粉碎了千百年来影响人类历史的各种还原论与决定论（宿命论）哲学体系。星象并不能预先决定人类的性格与命运——不论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占星迷信，还是今天许多当代人的盲从。男女的命运也绝非单单由遗传基因、家庭背景、社会学或心理学因素所绝对决定。甚至连污鬼邪灵也无法对人类的心灵施加绝对的主宰（马可福音 5:1-20）。堕落的记叙强有力地证实：人类有能力在善与恶之间行使自由意志，并由此影响甚至彻底改变自身的命运（创世记 2:16-17；约书亚记 22:5；24:14-15；箴言 2:1-5；罗马书 12:1-2）。然而正如经文所记载，人类决意悖逆上帝，结果导致人与上帝隔绝、与自我分裂，并与自然疏离。这种悖逆给人类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死亡以及各种形态的痛苦，皆直接源于这种不愿信靠上帝的心态与作为（罗马书 5:12）。
新创造 (The New Creation)
尽管人类当前的处境充满危难与困顿，圣经的记载却坚决宣告：悖逆及其对人类和受造界所造成的毁灭性影响绝非最终结局。上帝深爱世人，并且无条件地委身于祂起初的心意——即建立一群由甘心乐意永远爱祂、事奉祂的男女所构成的子民。上帝开辟了一条再造之路，来重修因人的悖逆而毁坏的万有。我们或许无法完全参透其中的奥秘，但上帝必须行作一件具有宇宙性规模的大工，来为人类成就救赎。上帝差遣祂自己的独生子受死在十字架上，好使我们能在最深刻的意义上与祂和好、与自我和好，并与受造界和好。圣经表明，这种和好的功效并非专为遥远的将来所保留。圣经反复宣告，上帝救赎大工的果效在现今这个时代就已经清晰可见并大有成效。这新创造的初熟征兆，已显明在那些借着耶稣基督接受上帝的邀请与祂和好的人身上（罗马书 5:17, 21；6:4；8:18-25；哥林多前书 15:20-27；哥林多后书 3:18；4:6；5:16-19；加拉太书 3:28；6:15；以弗所书 1:4, 9-10；2:11-22；4:24；歌罗西书 1:15-17；启示录 21:1-5）。
三、教牧实践应用 (Pastoral Application)
生命中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就是明白我们从何而来、为何在此，以及将往何处去。信仰宣言第3条正是针对这些核心议题作出了回应。关于生命的起源、我们与环境的关系，以及上帝对其受造界逐步展开的计划，都属于此探讨的范畴。第3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圣经架构，使我们得以明白自己在宇宙中所处的角色与使命。
圣经与科学 (Scripture and Science)
宣告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告诉了我们究竟从何而来。虽然许多人借助探索行星、恒星以及太空最遥远的深处来探寻物质宇宙和生命的起源，但圣经告诉我们：“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创世记 1:1）。我们的宇宙绝非凭机缘偶然演变而来；我们并不是某种随机而混乱的意外产物。相反，我们是上帝精妙设计的一部分。上帝是我们生命的赐予者，我们唯独从祂得着存留。
国际知名天文学家、宇宙生命领域的权威罗伯特·贾斯特罗（Robert Jastrow）曾发表过如下著名评论：
“这已不再是再苦干一年、多研究十年、多一次精密测量或提出另一种理论的问题；就目前而言，科学似乎永远无法彻底揭开创造奥秘的面纱。对于那些靠着对理性力量的笃信而活的科学家来说，故事的结局就像一场噩梦。他们翻山越岭，攀登无知的高山；他们即将征服最高的山峰；当他们费尽全力翻过最后一块岩石时，迎候他们的却是一群早已在那里静坐了数个世纪的神学家。”（《上帝与天文学家》，第115–116页）
这就引出了神学与科学之间如何关联的问题。自伽利略时代以来，教会就一直在这一问题上竭力探索与角力。今天，我们对创造论与进化论之间的争辩都十分熟悉。有一种被称为“圣经创造论”（biblical creationism）的观点，旨在反击科学界的进化论。该观点试图从创世记的记叙中挖掘科学数据，却往往忽略了经文本身所蕴含的神学初衷。圣经确实教导上帝创造了天地，人类在上帝的受造物中独具地位；然而上帝究竟“如何”成就这一切，圣经并未详加说明。我们教会中的一些人认为圣经教导上帝是在不超过一万年前、于六个由24小时构成的自然日中创造了宇宙。另一些人则认为上帝完全可以使用更漫长的时间跨度，甚至包括融入现代科学某些发现的受造演进过程。在我们对待创造的具体观点上，应当允许存有差异，并在主里彼此尊重。将对创世记的某一种特定解经与科学发现直接对立起来，或者简单粗暴地将人贴上“圣经创造论者”或“进化无神论者”的标签，对教会的建造毫无益处。
一种更为有益的途径，是让圣经教导与科学探索彼此启发、相互对话。约翰·波尔金霍恩（John C. Polkinghorne）是剑桥大学的物理学家，既是一位享誉世界的著名科学家，又是英国圣公会的牧师。在他的《科学时代中的上帝信仰》（Belief in God in an Age of Science）一书中，波尔金霍恩阐述了一种因科学探索而得到坚固而非受到威胁的信仰。他既能坚定地宣告上帝是造物主，又能欣然接纳一种流动、灵活且向上帝护理（divine providence）敞开的宇宙科学观。波尔金霍恩将上帝创造宇宙的具体过程留给科学研究去探索。在他看来，受造界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奥秘。我们在有关创造的讲道与教导中，必须审慎自守，只宣讲圣经明确启示的真理。圣经与科学绝非势不两立。
上帝与受造界 (God and Creation)
后现代文化的一个显著趋势，是从机械论的宇宙观转向某种更具“属灵”色彩的宇宙观。诸如《星球大战》（Star Wars）与《狮子王》（The Lion King）之类的电影，模糊了上帝与自然界的本质界限。上帝被贬低为一种“非位格的生命原力”，抑或大自然被神化为永恒轮转的“生命之环”（生生不息）。这直接触及了敬拜的核心问题：大自然取代了上帝成为终极实在。其结果便是敬拜受造之物而不敬拜造物的主——保罗将这种行为归咎于人类的背逆（罗马书 1:25）。
对环境的过度执迷同样可能导致自然崇拜。为了纠正过去对生态环境的漠视，当代文化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把大自然“灵性化”，赋予其神圣地位。这种情感极易演变成一种带有崇拜光环的敬意。人们宣称神圣实在就蕴藏在大自然本身之中，以致上帝与受造物之间的界限荡然无存。
这种立场之所以存在严重偏差，至少有两大原因：首先，脱离上帝而企图拯救大自然的努力是苍白空洞的。普天之下没有任何人比造物主上帝更深爱受造之物。任何真正的环保关怀，都必须植根于上帝对祂宇宙的慈爱与呵护。若以牺牲造物主为代价来膜拜受造界，实际上是摧毁了生态关怀的根本基石。其次，受造界本身完全明白自己对上帝的依附关系，并将荣耀归给作为宇宙创造者与维系者的上帝（诗篇 19:1-6；24:1-2；104篇）。我们作为上帝的受造物，理当紧随受造界的引领去敬拜独一真活上帝，而非膜拜大自然。
这对教会的崇拜生活也带来了牧养层面的启迪。我们应当鼓励在上帝所造的大自然中举行户外崇拜。教会营会、公园夏季崇拜以及户外洗礼，都能增进我们对上帝的赞美。然而，若有人主张“在大自然之美中经历上帝”可以替代信徒定期聚集敬拜，我们就必须严肃拷问：我们的敬拜焦点究竟何在？我们虽然欣赏上帝的创造，惊叹于上帝的奇妙作为，但我们的敬拜绝不能导向受造界，而必须单单归给造物的主宰。
人类与受造界 (Humanity and Creation)
作为人类，我们应当如何与受造界相处？我们需要警惕并避免两种极端。
一种极端是将人类仅仅视为众多生命形态中的普通一种，认为人类并不比花草、树木或动物更具价值。试对比一下公众对拯救濒危动物物种的热情与对饥饿儿童困境的关注程度即可见一斑。曾有汽车保险杠贴纸写道：“拯救鲸鱼，鱼叉刺人。”对许多人来说，动物权益竟然变得比人权更为重要。
然而圣经明确教导，人类在上帝的一切造物中具有无可比拟的独特性。唯有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受造的（创世记 1:26-27）。这一事实将我们与一切其他受造物截然区别开来。诗篇第8篇将人类的尊贵地位置于浩瀚宇宙以及栖息在地上的走兽、飞鸟和游鱼之中来阐述。上帝叫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诗篇 8:5），并赐给我们远超其他生命的荣耀与尊贵为冠冕。尽管一切生命皆有其价值，但没有任何生命的价值能超越人的生命。如果有人对自己宠物的健康关切备至，却对同胞肢体的福祉漠不关心，这便是对人之生命价值的严重曲解。我们对人生命的信念，直接关乎诸如堕胎、安乐死以及基因研究等重大伦理议题（参见第14条“生命的神圣性”）。
我们需要避免的第二种极端，是认为人类凌驾于受造界之上的崇高地位，赋予了人随意支配甚至滥用受造物的特权。将治理全地的权柄扭曲为任意宰割、毁损和毁灭的特许状。某石油公司的一则广告曾宣称：“大自然固然顽强，但我们比它更强悍。”这种态度把地球当作纯粹可以买卖、剥削、虐待、消费并随意遗弃的商品。
近几十年来兴起的环保意识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这种错误态度，但许多教会在这方面却往往滞后。例如，一项旨在调查人们对动物世界之态度的研究表明：一个人参加宗教崇拜聚会的频率越高，此人对自然界持专横或压迫态度的倾向反而越严重（Granberg-Michaelson, 2-3）。究其原因，何以致此？
原因之一，可能是基督徒不愿被等同于激进极端环保主义者的政治诉求。另一个原因，则在于缺乏合乎圣经的健全未来观与末世观。人们往往会想：既然上帝将来要创造新天新地（彼得后书 3:11-13；启示录 21:1-5），那我们为何还要费心保护现今的环境呢？正如一首福音诗歌所唱：“这世界非我家，我不过是客旅。”
这种对受造界漫不经心、轻率随意的态度，忽视了两个核心真理：其一，上帝在基督里叫万有与祂和好的终极旨意，不仅包括人，也包括上帝的整个受造界及其中的各样造物（以弗所书 1:9-10；歌罗西书 1:19-20）。其二，基准于上帝对宇宙的复兴重塑蓝图，上帝托付给人照管受造界的使命从未中止（创世记 1:28；2:15；诗篇 8:6）。
圣经教导我们，承担生态环境责任是基督徒的神圣使命。在所有人当中，基督徒面对环境保护理应是最负责任的群体。何以见得？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受召去关爱他人——例如积极应对污染威胁、推动可持续发展、关注全人类的生存危机等等。然而，承担环保责任的终极理由，在于基督徒深切明白与造物主建立个人关系的真义：是祂创造了我们，创造了世界，并深切顾惜祂所造的一切生灵与万象。如果我们深爱并敬畏我们的造物主，就必然会爱惜看顾祂的创造。这具体落实于在我们的家庭、职场和教会中，自觉努力节制消费、珍惜自然资源并积极推行废物循环回收。
人类与创造力 (Humanity and Creativity)
上帝按着祂的形象创造了我们。祂在我们内心深处安置了建造、栽种、想象与创造的渴望。我们道德操守、性特质（sexuality）以及创造力的展现，都在映照着上帝的形象。尽管人的生命因堕落而受损有瑕，但依然充满着上帝所赋予的种种潜能与契机。
教会有责任也有契机去鼓励信徒充分发挥上帝所赐予的创造性恩赐。我们的堂会常以优秀的讲道人、教师和音乐家著称。但那些艺术家、诗人、木匠和厨师呢？在教会中，还有许多富有创造力的恩赐值得我们去尊崇与展现。手工艺博览会、戏剧与舞蹈表演、服饰展、美食集市以及花艺展示，都是彰显上帝丰富创造力的方式。
不仅如此，上帝造男造女，正是为了彰显祂的样式。这意味男女双方的恩赐都应当在各样服事领域中积极发挥与参与。上帝赐下属灵恩赐并不受性别限制。当弟兄或姊妹在发掘与运用其创造性恩赐上受到阻碍或压制时，上帝的形象便受到了亏损与扭曲。
上帝赋予我们自由，使我们能够以荣耀祂的方式发挥人类的创造力。当我们在上帝的世界中作为尽责的受造者、同心协力在富有创意的和谐中同工时，我们便切实彰显了上帝的形象。
四、参考书目与文献导读 (Bibliography)
• Granberg-Michaelson, Wesley, ed. Tending the Garden: Essays on the Gospels and the Earth（《看顾园子：福音与地球论文集》）.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87.
• Jastrow, Robert. God and the Astronomers（《上帝与天文学家》）.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Inc., 1978.
• Polkinghorne, John. Belief in God in an Age of Science（《科学时代中的上帝信仰》）. Cambridge, MA: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第 04 条：罪与邪恶 (Sin and Evil)
一、信仰宣言条文 (Confession of Faith)
罪及其后果 (Sin and Its Consequences)
我们坚信，起初人类顺从了诱惑者，堕落陷入罪中。自那时起，人人都违背上帝，选择犯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结果，罪与邪恶在世界上获得了立足点，破坏了上帝对受造秩序的心意，使人类与上帝疏离，并进而与受造界、彼此以及自身相隔绝。人类的有罪性导致肉体与属灵的死亡。因人人都犯了罪，所有人都面临与上帝永远的分离。
执政与掌权之权势 (Principalities and Powers)
罪是一种奴役人类的权势。仇敌撒但企图统治受造界，利用罪以骄傲和自私来败坏人性。在罪中，人们离弃上帝，将关于上帝的真实变为虚谎，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事奉造物之主。罪使个人和群体陷入邪灵那执政与掌权者的捆绑之中。这些权势也通过政治、经济、社会、乃至宗教体制运作，引诱人远离圣洁、公平与公义。无论在言语、行为、思想还是态度上，全人类都在罪的辖制之下，靠自己绝无法胜过其权势。
经文引证 (Scripture References)
创世记 3章；6:11-12；诗篇 14:1-3；36:1-4；52:1-7；58:1-5；82篇；以赛亚书 53:6；以西结书 16:49-50；阿摩司书 2:4-8；马可福音 7:20-23；约翰福音 8:34, 44；罗马书 1:21-32；3:9-18, 23；5:12-14, 18-19；6:23；加拉太书 5:19-21；以弗所书 2:1-3；6:12；彼得前书 5:8-9；约翰一书 1:8-10；启示录 12:9。
二、神学研读注释 (Commentary)
罪与邪恶的真实性贯穿于整部圣经叙事之中，并且在我们自身的实际经验中清晰可见。我们对罪与邪恶的认识，植根并成长于旧约与新约圣经的见证之中。
罪及其后果（旧约视角）(Sin and its Consequences [Old Testament])
《创世记》关于创造与堕落的记载，为圣经中的罪恶观奠定了根基（创世记 1–3章）。上帝创造了世界，并宣告那是“好的”。然而，当亚当和夏娃顺从诱惑者、选择违背上帝的命令时，罪与邪恶便侵入了这一美好的受造界并使其败坏。因此，从圣经的一开始，罪与邪恶就是需要被解决的问题。这与关于邪恶的其他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例如反映了《创世记》时代流行世界观的巴比伦创世神话。在巴比伦的神话解释中，世界是由一位被谋杀的神明身躯创造而成的，因此邪恶被视为本质性地交织在受造界肌理之中的一部分；邪恶与罪恶被看作是生命中必须忍受的既成事实，而非需要被解决的问题。
堕落的叙事同时表明，罪破坏了上帝对人际关系的心意。罪不仅导致上帝与人之间的疏离隔绝，还在人与人之间、两性之间、以及人类与受造界之间制造了隔阂与异化。罪的终极后果乃是死亡（创世记 2:17；罗马书 6:23）。罪所带来的疏离后果，要求一种以“和好”（reconciliation）为核心的解决方案（创世记 3章）。
此外，堕落的叙事也表明，罪的本质在于将自身伪装成令人渴慕的模样（创世记 3:6；哥林多后书 11:13-15）。然而其结果却是，罪损毁了人类里面上帝的形象。人性的每一个层面都遭到了罪的浸染与破坏。没有任何单一层面——无论是理性、性欲还是肉体本身——应当被指认为罪性的首要载体（创世记 3:14-19；罗马书 1:21-32）。既然每一个层面都受到了影响，人类没有任何机能（如理性或良心）能够提供一个未受扭曲的、通往上帝的联络点。罪所带来的全面堕落与败坏（depravity），要求一种必须由上帝主动发起救赎的解决方案。
以色列民在旷野漂流的记载，描述了他们屡次陷入反叛上帝的罪咎之中；他们被称为悖逆、硬着颈项的百姓。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否定耶和华的权威。他们要么选择以公开的不顺服直接对抗上帝的权柄，要么选择以发怨言和抱怨间接削弱上帝的权威（申命记 1:26-27；诗篇 78:8, 17-20, 40-42, 56-57）。这种叛乱激起了耶和华的烈怒，导致对个人以及对全体百姓的定罪与刑罚。解决这种叛乱悖逆问题的途径，一方面在于摩西屡次向上帝代求赦免之恩，另一方面在于百姓重新立志顺服耶和华的权柄（申命记 9:6–10:13）。
今天的人类仍然不断面临着借由否定上帝的终极权威来反叛上帝的诱惑。例如，所谓的现代世界观倾向于将自主的人类理性置于上帝的权威之上；而后现代世界观则倾向于消解任何形式的终极权威，包括上帝统治我们生命的权柄。后现代观点在摆脱一切顺服的“解放”幌子下，诱使人们陷入背叛上帝的罪中。
在旧约中，上帝主动与以色列民立约，以建立与他们的圣约关系。该圣约勾勒出了上帝降临之国度中公平与公义的异象。对上帝的忠诚意味着遵行律法，其中涵盖了宗教、社会与道德层面的规范。在一个层面上，“罪”（sin）或“过犯”（transgression）意味着“偏离目标”（未中靶心），或未能达到律法的客观标准。无论是蓄意的叛逆还是无意的越轨违律，都会招致来自上帝的定罪。罪所招致的定罪后果，需要一种赦免的解决方案，而上帝在旧约中借着献祭制度提供了这赦罪之途。
然而，罪绝非仅仅局限于个人对耶和华或某一特定律法条文的不顺服。贯穿整个历史书和先知书，我们看到以色列作为一个建制民族，其罪行主要体现为拜偶像。拜偶像意味着以色列背弃了与耶和华的圣约关系，离弃上帝，转而接纳异邦诸神以及这些神明所代表的宗教、社会与道德模式。因此，罪涉及对耶和华之约的集体背弃，进而导致对不义体制的卷入与认同。因着他们群体的共同抉择，耶和华便将以色列交在那些列强的权势之下，任由列强征服并蹂躏他们。罪所导致的奴役后果，要求一种以“释放”（liberation）为核心的解决方案。在旧约中，上帝借着兴起士师或拯救者来释放百姓，并向他们施恩赐下更新的立约关系，从而将他们从奴役他们的权势中拯救出来（士师记 2:11-19；但以理书 9章）。
旧约的圣约神学教导，上帝将在历史之中对付邪恶。换言之，上帝将借着兴起一个公义的民族和一位公义的君王来解决邪恶的问题。然而到了新约时代，以色列内部有些人认为，现今的世界已被撒但、死亡和邪恶势力败坏得如此深重，以至于唯有上帝从历史之外施行直接而根本性的超然干预，才能彻底解决罪与邪恶的问题。
执政与掌权之权势（新约视角）(Powers and Principalities [New Testament])
罪是一种权势。使徒保罗明确区分了“诸般具体的罪行”（sins）与“罪本身的权势”（sin）。他将罪描绘为统摄这现今世代的君王，奴役着除耶稣之外的所有受造物和全人类，并将他们置于死亡的权势之下（罗马书 3:9-12；6:6, 12-23；以弗所书 2:1-3；6:11-12）。罪如同一座巨大的磁场，将所有受造物都卷入其强大的引力场之中；人类的任何尝试，哪怕是遵循上帝所启示的宝贵律法，都无法打破这种引力，也无法拯救那些被其紧紧辖制的人（罗马书 3:20；7:5-25；加拉太书 2:16）。
亚当的犯罪行径使罪的权势得以侵入世界，并随之将除耶稣之外的所有人都拉入其统治之中（罗马书 5:12-21）。对于原罪的这种理解，必须与对人类自身责任的强调保持平衡。除耶稣之外，所有人都借着具体的罪恶行径，主动选择屈从于罪的权势；因为世人都犯了罪（罗马书 3:23）。人们往往正是在追逐声望、权力和世俗安全感的过程中，选择背离上帝，容让罪的权势在他们的生命中牢牢立足。
对观福音将邪恶的权势描绘为具象化在污鬼身上的力量，这些污鬼对人的肉体与道德施加着极大的影响力。这群污鬼的首领被称为撒但、魔鬼或别西卜（马太福音 12:24-29）。在旷野中，耶稣以圣经真理质问并抵挡了撒但；在祂的公职事奉中，耶稣直面并赶逐污鬼，并且赐给祂的门徒同样的权柄去行这事。
保罗使用了“执政的与掌权的”（powers and principalities）这类用语。尽管这些权势起初并非必然是邪恶的，但它们却能够沦为上帝的仇敌，从而败坏并奴役人类（哥林多前书 15:24-25；以弗所书 6:12）。群体、国家和体制结构都极易受到鬼魔势力的侵蚀与操控。诸如政府、军队、经济体系、教育或宗教机构、家庭系统，以及由阶级、种族、性别或国籍所决定的结构，都可能煽动人们去行那些他们在个人层面上绝不会主动选择的恶事。此类体制所行使的集体性、持久性力量，其破坏力远远超过支持或顺从这些体制的所有个体力量之总和。
从圣经的开篇直至终局，罪及其后果都得到了详尽的描述与阐发。罪是一个极其严峻的根本问题，它所产生的大恶果为：疏离（alienation）、败坏（depravity）、定罪（condemnation）以及奴役（enslavement）。
尽管上帝在整部旧约中提供了对付罪的途径，但上帝解决罪之问题的终极方案，乃是将基督差入人类历史之中。通过耶稣完全顺服的生命、受死与复活，祂彻底粉碎了罪与死亡的权势。在基督里，上帝兴起了一位大能远胜于罪恶的救主，祂能够将上帝的子民从屈从于罪之主权的奴役中释放出来。上帝主动施恩，借着基督赐下了赦免、和好与复兴。
尽管罪的权势已被击碎，人类却依然经历着罪与邪恶的余波与影响。我们热切期盼上帝借着基督的最终得胜对这个世界施行彻底的终极干预，从而使罪的问题得到根本性、永恒性的彻底解决。
研读注释参考书目 (Commentary Bibliography)
• 《门诺视角下的信仰宣言》（Confession of Faith in a Mennonite Perspective）. 门诺会总会执行委员会与门诺教会总委员会（General Board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Mennonite Church and the Mennonite Church General Board）. Scottdale, PA: Herald Press, 1995.
• 托马斯·芬格（Finger, Thomas N.）著，《基督教神学：末世论视角》（Christian Theology: An Eschatological Approach），共2卷。Scottdale, PA: Herald Press, 1985, 1989.
• 约翰·托斯（Toews, John E.）著，《罗马书》（Romans），信徒教会圣经注释系列（Believers Church Bible Commentary）。Scottdale, PA: Herald Press, 2004.
• 沃尔特·温克（Wink, Walter）著，《与权势交锋：在支配的世界中辨识与抗争》（Engaging the Powers: Discernment and Resistance in a World of Domination）。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2.
三、教牧实践应用 (Pastoral Application)
在教会中，我们坚信“罪”是一个必须参照上帝以及上帝对受造界的旨意才能被正确理解的概念。它绝非仅仅是一个用来描述某种社会公序良俗所认为之“不对”的道德术语。例如，当店主欺诈顾客时，这不仅是违法，更是一种对顾客和对上帝的失信与不忠。罪是指任何令上帝不悦的行为、思想、欲望、情感、言语或举动，或是当这些应当存在时却麻木缺失的失职与亏缺（the absence of these）。
罪及其后果 (Sin and Its Consequences)
上帝绝非毫无由头地受到冒犯。上帝主动与人类立约，这一契约确立了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一圣约关系中行事端正，就会带来“平安”（shalom）——这是旧约先知所阐述的一个核心概念，将上帝、人类以及全体受造物在公义、丰盛与和平中紧密编织在一起。贯穿整部圣经，上帝清晰勾勒出对圣约关系的期望，这些期望推动着祂赐予受造界“平安”的宏伟计划。
在教会里，我们借着敬拜常常提醒自己上帝是谁。属灵领袖也必须认真承担起教导和提醒教会何为上帝所喜悦、何为上帝所憎恶的重任。北美社会正逐渐远离关于是非对错的具象界定，转而走向以相对主义和“宽容”来定义道德。在当今社会的许多人看来，道德上的包容宽容成了唯一的“善”，而道德上的不妥协与不宽容则成了唯一的“恶”。在这种文化处境中，教会更有意识、更坚定地教导圣经中的罪恶观，显得愈发至关重要。
有时，牧者在对罪进行明确教导时显得犹豫不决，这是因为过去曾存在对这类教导的滥用。在门诺弟兄会的历史上，某些教会曾用超越圣经明确界定的清单来定义罪，禁止诸如跳舞、玩扑克牌、购买保险或与其他宗派信徒通婚等活动。耶稣曾对律法主义式的定罪提出警戒，祂指出污秽人的不是外在的活动，而是从人心里发出的东西。在牢记这一告诫的同时，教会依然必须就究竟何为罪提供具体而明确的教导。
在上帝子民的历史中，对罪的界定在塑造上帝跟随者的品格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旧约中，十诫的清单扮演着核心角色，以高度浓缩的形式描述了与上帝保持圣约关系所应有的行为规范。在新约中，早期教会（使徒行传 15:28-29）和使徒保罗（以弗所书 4:25–5:20；帖撒罗尼迦前书 4:3-6）也用具体的罪恶清单，来教导那些具有异教背景的初信基督徒。到了公元十三世纪左右，教会教导“七宗致命的罪”（七宗罪）对属灵生命的成长是致命的阻碍：骄傲、贪婪、情欲、愤怒、暴食、嫉妒与懒惰。
罪的个人层面 (Personal Dimension of Sin)
在坚定地教导关于罪的真理的同时，牧者在教牧辅导中也需要细心辨识每个人的具体处境。例如，对于许多属灵领袖和其他手握权柄的人而言，骄傲是罪的一种常见且危险的表现。然而，解放神学家提醒我们，骄傲往往是压迫者群体的特征性罪恶。这些压迫者群体往往假定骄傲是所有人犯罪的根源，并常常警告被压迫者也要警惕骄傲的陷阱。然而在现实中，情况可能恰恰相反：许多受压迫者犯罪的根源可能根本不是骄傲，而是消极被动和自轻自贱（自我贬抑）的态度。为了战胜罪恶，受压迫者需要建立一种健康的尊严感（健全的自尊），而不是被教导去把这种自我肯定当作罪来认罪悔改。
有些人来到教会时对罪的认识十分肤浅，但另一些人来到教会时却背负着沉重的内疚感。任何高度重视门徒训练与伦理生活的教会，其会友中都必然会有人因觉得自己未能达到标准而深陷负罪感的重压之中。在以教牧心肠关怀这些人时，至关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并非所有的内疚都是坏事。内疚感可以成为蒙恩之道（a means of grace），是圣灵在人心中使人为罪责备自己、并引导人走向真正回转的工作。
虚假的负罪感（false guilt）则产生于当一个人已经真心悔改，却无法接纳赦免或无法饶恕自己之时。心灵深处的创伤和破裂的关系往往极其深重，带来终生的负面影响。走向饶恕与接纳赦免的历程既非自动发生，亦非一蹴而就。教会必须耐心地陪伴那些在饶恕他人与接受赦免中苦苦挣扎的人，以“完全的赦免乃是上帝的心意、且是真实可期的盼望”来激励他们。越来越多的牧者正将那些寻求上帝赦免与释放的信徒转介给专业的基督徒心理辅导员，由他们提供更为深入、长期的辅导支持。
教会应当树立榜样，鼓励信徒操练每日个人的认罪悔改并领受赦免的属灵纪律。在崇拜聚会中，许多堂会将牧祷中的一段静默个人认罪时间纳入礼程，随后进行感恩，并庄严宣告领受从上帝而来的赦免。
罪的社会与教会层面 (Social Dimension of Sin)
在教会中，我们坚信一个肢体的罪会影响整个会众的属灵健康。作为基督身体的一员，意味着我们要反抗当下文化中盛行的极端个人主义，承担起责任，以爱心彼此提醒我们所察觉到的罪。教牧辅导、查经班以及关怀小组，能够为那些在挣扎中寻求活出基督徒自由生命的人提供持续不断的支持。
因为罪是对圣约关系的破坏，所以罪的后果必然蔓延到犯罪者个人之外。当一种关系遭到践踏与破坏时，单凭个人的内心悔改往往并不足以恢复这一关系。教会还必须积极促成人与人之间的实际和好。
主餐（圣餐）的礼仪操练强调，彼此饶恕必须成为所有基督徒人际关系的常态组成部分。领受圣餐的邀请着重表明：唯有那些与上帝、并与彼此保持合宜正常关系的人方可领受。教会有责任教导信徒：如果会友得罪了他人，却尚未寻求饶恕与和好，就应当在圣餐面前自律暂停领受，直到他们向受亏损的肢体认错并恳求饶恕为止。
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中关于教会纪律的教导，不仅将修复关系的责任放在过犯者身上，也同样放在了受伤害者的身上。福音吩咐我们要向所有当事方显出爱心。我们向受害者表达爱，是通过积极支持那些在面对不愿听劝的冒犯者时感到软弱无力的人；我们向过犯者表达爱，则是通过将过犯的知情范围严格限制在致力于协助促成真正悔改的个人或小组之内。正是基于这些饶恕与挽回的原则，教会常常会邀请受过专业训练的基督徒调解员来协助化解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
若是信徒公开犯下明显的过错，新约圣经表明公开对质与劝诫是合宜且有序的。在《加拉太书》第2章中，保罗当众责备了彼得，因为彼得的过失是公开的。如果一个人在全教会公开劝勉之后仍然顽固拒绝悔改，就要将他逐出教会的团契相交，以此促使该人反省并重新审视自己的立场。教会必须极其庄重地对待这种属灵辨识。上帝赐予作为圣约共同体的教会极其重大的角色，去实践并落实赦免：“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马太福音 18:18）。当教会在圣灵的大能中聚集、辨识罪的赦免与否时，上帝就在他们中间，并且必成就他们同心辨识的结果。
在世上的生活 (Life in the World)
在一个不按上帝所立圣约关系生活的世俗世界中，基督徒频繁遭遇那些行事犯罪之人。诗篇中的许多篇章，正是那些感到自己遭受深重冤屈与伤害之人的呼求与哀鸣。圣经劝勉上帝的子民要信靠上帝的护佑，切不可自己伸冤复仇。
面对世上的罪恶，教会同时宣讲从罪恶奴役权势中得释放的信息。在一个将基因倾向、成瘾症、受害者境遇以及跨国企业结构视为凌驾于人类个体意志之上的权势的社会中，福音的好消息正是以“释放”的形式临到的。基督徒有责任将脱离罪恶捆绑的释放带到教会围墙之外。例如，一些堂会针对战争发起公开的和平示威；另一些堂会则致力于推动促进社会公义的政治法案；还有一些堂会与那些需要帮助战胜成瘾问题的人开展长期的一对一服事。借着基督在教会中的工作，上帝亲自介入并回应那些绝望与无助的处境。
耶稣释放人脱离罪之权势的信息，与耶稣释放人脱离控制他们的邪灵权势的信息是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的。耶稣把鬼从人身上赶出去，并赐给门徒赶鬼的权柄。当门徒无法赶出污鬼时，耶稣指示他们应当祷告禁食。在当今教会中，为人赶鬼的服事依然有其合法的地位——然而，必须极其谨慎小心。
今天，在论及魔鬼的问题上，人们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之一。第一个极端是彻底否定具有位格特征的邪恶势力的存在。这种立场的危险在于：
“如果我们把邪恶视为非位格性的力量，我们很可能会低估行为模式、意识形态和制度架构对生命所施加的辖制深度。人们可能仅仅把这些力量看作是可以被抵挡或抗拒的压力，却在为时已晚时才发现，自己正被一种他们根本无力挣脱的意志（意图性权势）所裹挟前行。”（托马斯·芬格，《基督教神学：末世论视角》，卷2，第163页）
第二个极端则认为魔鬼无处不在，或者以为所有的问题都是由这些具有位格的邪恶势力引起的，并认为奉基督之名赶鬼是解决这些罪恶的唯一良方。这种立场的弊端在于付诸实践时会造成极大伤害。我们所犯的许多罪，实际上是由于上帝所赐的美好特质失去了平衡所致。例如，对按上帝形象受造之自我的健康看待，可能会失衡而演变成骄傲；对上帝所赐性礼物的健康欣赏，可能会扭曲而演变成色欲。若缺乏真正的属灵辨识力，盲目指认并驱逐所谓的魔鬼，可能会摧残摧毁一个人人格中上帝所赐予的健康特质。通常而言，上帝施行释放的途径，并非赶鬼所暗示的那种立竿见影的速成方案，而是借着信徒接纳赦免、遵行圣经关于长久门徒训练的法则，从而让圣灵潜移默化地塑造我们的生命，归荣耀给上帝。
面对罪恶的残酷现实，福音的喜讯在于：耶稣借着赦免与释放带来了活泼的盼望。教会所面临的挑战，乃是不断领受并在实际生活中践行这种赦免与释放，以此在今日的地上彰显并代表上帝的国度。
四、参考书目与文献导读 (Bibliography)
• 托马斯·芬格（Finger, Thomas N.）著，《基督教神学：末世论视角》（Christian Theology: An Eschatological Approach），共2卷。Scottdale, PA: Herald Press, 1985, 1989.
• 小科尼利厄斯·普兰廷加（Plantinga, Cornelius Jr.）著，《原本不该如此：罪的短篇论集》（A Breviary of Sin: Not the Way It’s Supposed to Be）。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6.
第 05 条：救恩 (Salvation)
一、信仰宣言条文 (Confession of Faith)
上帝的主动（God’s Initiative）
我们坚信，在一个被罪恶辖制的世界中，上帝正在动工施行拯救与医治、救赎与恢复。从起初开始，上帝的心意就是要为自己拣选造就一群子民，居住在他们中间并赐福给他们。受造界与全人类若非藉着上帝的慈爱与恩典，就绝无得救的指望。上帝的慈爱在耶稣基督的生、死与复活中得到了完全的彰显。
上帝的计划（God’s Plan）
纵观历史，上帝施行大能作为，拯救人脱离捆绑，并吸引他们进入立约的关系中。上帝藉着先知预备救恩的道路，直到最终藉着耶稣赎罪的宝血使世人与祂自己和好。当人们信靠基督时，他们是本乎恩、因着信得救，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恩典礼物。上帝赦免他们，拯救他们脱离罪的捆绑，使他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藉着圣灵赐给他们能力，并印证他们承受永生。当罪与死亡最终被彻底废除，得赎之民被招聚在新天新地之中时，上帝就彻底成全了祂的救赎计划。
人的回应（Humanity’s Response）
耶稣虽然进入了一个被罪恶统治的世界，祂却没有顺服罪的诱惑，反而粉碎了罪的权势。藉着祂顺服的一生、十字架上的受死以及荣耀的复活，基督战胜了撒但以及罪与死的权势，为全人类开辟了一条跟随祂的道路。在圣灵的光照和责备之下，人们离弃罪恶，将生命交托给上帝，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并加入上帝的家。凡接待基督的人都得以重生，与上帝相和，并蒙召彼此相爱，与邻舍和睦相处。那些蒙上帝拯救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因为他们已经从罪中得以释放，并蒙召过圣洁新生的生活。
经文引证 (Scripture References)
出埃及记 6:1-8；15:2；20:2；诗篇 68:19-20；以赛亚书 43:1；马太福音 4:1-11；马可福音 10:45；约翰福音 1:12；3:1-21；13:34-35；16:8-11；罗马书 3:24-26；5:8, 12-21；8:18-25；10:9-10；哥林多前书 1:18；哥林多后书 5:14-21；以弗所书 1:5-10, 13-14；2:8-9；歌罗西书 1:13-14；2:15；希伯来书 2:14-18；4:12；5:7-9；9:15-28；11:6；约翰一书 4:7-11；启示录 5:9-10；21:1-4。
二、神学研读注释 (Commentary)
“救恩”（Salvation）是用来描述上帝针对人类及受造万物迫切绝望之需求所展开的计划与行动中最具涵盖性、最丰满的词汇。圣经自人类始祖犯罪堕落开始，便记载并阐明了这些困境。在当今的世界中，我们依然看到人类与上帝疏离、彼此疏离、与受造同伴及整个自然界疏离，甚至与自己内心疏离。正如罪具有个人性、群体性与宇宙性的维度，上帝的救恩同样针对上帝起初的旨意中后来遭受破坏的每一个领域。
救恩的“脱离”与“进入”（Salvation From and Salvation To）
上帝拯救人脱离身体与物质的威胁（申命记 26:5-9；马太福音 8:25），脱离疾病与肉身的病痛（出埃及记 15:26；诗篇 103:3；马可福音 5:28, 34；雅各书 5:15），并脱离属灵的危险，例如上帝的忿怒（罗马书 5:9-10）、撒但的权柄（使徒行传 26:18；以弗所书 6:11）以及污鬼魔鬼的压制（路加福音 8:36）。
然而，新约圣经对“救恩/拯救”最普遍的用法是与“罪”相关；事实上，耶稣得名正是因为祂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马太福音 1:21）。上帝的子民得蒙拯救，脱离罪的刑罚（路加福音 7:48-50）、罪的权势（罗马书 6:12-14）以及罪的捆绑行径（约翰一书 3:9-10）。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新约圣经作者在描述脱离疾病和被鬼附等景况的“得医治/得解救”时，所使用的希腊文词汇（如 sozo）往往与描述脱离罪恶的“得救”完全相同（例如路加福音 7:50；8:48）。
圣经用三个主要意象来描绘救恩所导向的目标：
1. 释放或自由（Liberation / Liberty）：对于从前受压迫的人而言，重获自由使他们能够藉着彼此相爱与服侍来成全律法（加拉太书 5:1, 13-14）。
2. 健康与整全（Health and Wholeness）：上帝所赐自由的一个核心部分涉及全人的健康与健全，耶稣在这些方面的服事正是明证（马可福音 2:17）。
3. “和平/平安”（Shalom，沙龙）：这一词汇尤见于先知书中，用于描绘一个和平与公义的社会；在那里，人们和谐共处，“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以赛亚书 2:2-4；亦参 9:6-7；32:15-18；弥迦书 4:1-4；撒迦利亚书 2:6-12）。
在基督里的救恩（Salvation in Christ）
基督是上帝所差来的真正救主（使徒行传 13:23），新约圣经将救恩描述为与祂的联合（union with Him）。信徒是在“基督里”，因此是新造的人（哥林多后书 5:17）。基督被描绘为真葡萄树，信徒则是枝子（约翰福音 15:1-10）。基督被描述为建筑物的房角石（以弗所书 2:21-22），也是身体的头（以弗所书 5:23）。不仅如此，“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歌罗西书 1:27），保罗亦能说：“现在的我已经不再活着，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拉太书 2:20）。
从上述这一切可以清楚看出，上帝的救恩是整全的（holistic），涵盖了上帝起初为整个受造界所定的一切旨意，包括后来失落或遭到毁坏的部分。救恩既涵括物质层面的需要（照顾患病者、饥饿者、赤身露体者），也涵括属灵层面的关怀（马可福音 2:1-12）。耶稣在世上的事工充分展示了这一救恩维度的宽广（路加福音 4:18-21；马太福音 11:4-6），祂同样呼召跟随祂的人在生命中活出并体现这种整全的救恩（马太福音 10:5-8；路加福音 14:2-14）。
本乎恩因着信领受救恩（Receiving Salvation by Grace through Faith）
上帝在救恩中的主动作为，是由祂测不透的大爱所驱动的（约翰一书 4:7-11）。“恩典”（grace）一词用于描述一个奇妙的客观事实：上帝并非因着人的任何行为或功德，而是白白地拯救那些愿意悔改的人；悔改意味着从罪中彻底回转并归向上帝（使徒行传 2:38；以弗所书 2:8-9）。悔改包含对自己过去的生命与行为产生全新的认识与态度，坚决拒绝信靠除基督（作为独一救主与生命之主）以外的任何事物或任何人，并且立志活出顺服基督的新生活。
接受上帝所赐的救恩礼物被描述为“重生”（约翰福音 3:1-21；彼得前书 1:3, 23），发生在个人出于自愿、凭着信心领受之时。不论一个人是在信仰群体中潜移默化地受熏陶成长，还是经历了危机式的剧烈归信体验，真实的信心都不可或缺地包含以下要素：
• 认同并持守一套基本的信仰真理（约翰福音 20:31；提摩太后书 3:14-15）；
• 将完全的信靠交托于基督及基督的作为（罗马书 4:18-25；加拉太书 5:2-11）；
• 活出反映这种信仰与交托的实际行动（雅各书 2:14-26）。
基督吩咐，凡作门徒的都应当受洗（马太福音 28:18-20）。门诺弟兄会理解洗礼是公开表明与基督及祂的身体认同，并且是领受上帝洁净罪恶与所赐圣灵恩赐的象征性行动。我们不行婴孩洗礼，因为婴孩尚无法在明辨知情的情况下自主选择信靠基督、弃绝世界与撒但。
上帝的恩典不仅接纳信徒与信仰群体，更装备他们（腓立比书 2:13）并更新改变他们（哥林多后书 3:18），使他们能够像上帝接纳并服事他们那样去接纳与服事他人。作门徒的生命不仅是对上帝救恩的回应，更构成了将那救恩“作成/活出”（working out）的过程（腓立比书 2:12）。圣经同样劝勉我们绝不可“忽略”这么大的救恩（希伯来书 2:3），而必须“坚守”所领受的道（哥林多前书 15:2）。信徒在洗礼中与基督一同受死，好叫基督怎样复活，信徒也照样能“在生命的新样中行事为人”（罗马书 6:4）。
救恩涵盖过去、现在与将来（Salvation Involve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圣经从过去、现在与将来三个维度来描述救恩。过去的、客观的维度藉着以下意象展现出来：
• 救赎（申命记 13:5；马可福音 10:45）；
• 称义（以赛亚书 43:25；罗马书 8:1）；
• 收纳/得儿子的名分（出埃及记 4:22；何西阿书 11:1；加拉太书 4:5-7）；
• 和好（歌罗西书 1:21；哥林多后书 5:19）。
这些意象既用于描述每个信徒与上帝之间的个人关系，同时也（特别是“收纳”与“和好”）反映了救恩对于上帝的子民所具有的群体与社群含义。救恩意味着我们正在成为一家人（希伯来书 13:1；提摩太前书 5:1）、一个身体（哥林多前书 12:12-31）和一座圣殿建筑（以弗所书 2:20-22；彼得前书 2:4-6）。我们拆毁了彼此之间隔断的冤仇之墙，彼此和好（以弗所书 2:14-16；加拉太书 3:27-28）。
这种群体维度是救恩在现今持续不断之特质的重要层面（使徒行传 2:47），也是再洗礼派（Anabaptists）在救恩论上一贯强调的重点。耶稣的教导使用了重生（约翰福音 3:3-7；彼得前书 1:23）与新约（路加福音 22:20；哥林多后书 3:6；耶利米书 31:33）的意象。诗人谈到了内心持续被洁净的过程（诗篇 51:10）。这种成圣的经历也被描述为“新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以弗所书 4:23-24），并且心意更新而变化（罗马书 12:1-2）。藉着圣灵的大能，信徒应当作为耶稣的门徒行事与世人有别（加拉太书 5:25），使真实的信心藉着外在的行为彰显出来（约翰一书 3:9；雅各书 2:24）。
在将来的时刻，上帝将终结这个世代，并彻底击败撒但与死亡（启示录 20:10；哥林多前书 15:26）。因此，上帝完全的救恩乃是一个将来的盼望（路加福音 21:28；罗马书 13:11；帖撒罗尼迦前书 5:8-9）。尽管患难可能会临到，“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马太福音 10:22；24:13）。
展望未来，也提醒我们注意救恩的宇宙性维度，届时上帝将带来新天新地（以赛亚书 65:17-25；彼得后书 3:13；启示录 3:12；21:2, 10）。圣经告诉我们，一切受造物的目的都在于荣耀上帝（诗篇 19:1；69:34）。耶稣虽然宣告人类比飞鸟和百合花贵重得多（马太福音 6:26-30），但祂也回应了全本圣经的共同见证：上帝同样眷顾关怀这些受造之物（创世记 9:1-10, 12, 15, 17；约拿书 4:11；何西阿书 2:18）。整个宇宙受造界现今虽然“一同叹息、劳苦”，但终有一日将脱离败坏的辖制，进入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罗马书 8:20-21；以赛亚书 11:6, 9）。
总而言之，救恩涵盖了神已经成就的事、上帝正在动工的事，以及上帝最终将要成就的丰盛圆满。
三、教牧实践应用 (Pastoral Application)
救恩位于基督徒生命经验的核心。福音呼召人得蒙拯救——从罪恶的奴役中脱离，进入藉着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而带来的自由。救恩始于脱离罪恶奴役的救赎，并包含被收纳为上帝儿女的身份，因为信徒藉着重生进入了上帝的家中。然而，脱离过去的罪仅仅是起点。救恩在现今持续进行，因为得蒙救赎的上帝的儿女正活出由那份自由所带来的崭新生命。得赎之人已经成圣——在现今被分别出来为上帝所用。将来的救恩则包括在新天新地中承受永恒生命的应许。救恩的宇宙性维度提醒我们，一切受造物都将分享上帝拯救作为的美好果实。我们对救恩的理解，不仅影响个人对福音的回应，也影响教会参与上帝更为宏大的救赎旨意。
赎罪模式（Atonement）
“赎罪”是一个代表上帝藉着基督成就救恩的词汇。历代基督徒曾持守过若干种不同的赎罪模式（models of the atonement）：
1. 司法代赎模式（Legal Substitution Model / 刑罚代赎论）：这可能是新教徒中最普遍的观点，着重于基督的受死作为代替全人类应得刑罚的代赎。它强调了一个核心真理：我们靠自己绝无法成就救恩。
2. 道德感化模式（Moral Influence Model）：该模式描述了当人们在基督的受死中认识到上帝是何等深爱他们时，人对上帝的态度所发生的心意改变。上帝在基督里主动向我们彰显这份大爱，从而打破了上帝与人之间互不信任的藩篱。
3. 榜样模式（Example Model）：该模式将焦点放在基督的生平与教导上。虽然这一模式正确地强调了耶稣教导并树立了我们在讨上帝喜悦上所当作的榜样，但在历史上，它常常与否认基督神性的神学立场相纠缠。在这个意义上，它未能充分认识到人类罪孽的深重，以及在信心生活中完全依靠圣灵的绝对必要性。
4. 戏剧模式或“基督得胜者”模式（Dramatic or Christ-as-Victor Model / Christus Victor）：这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模式，描绘了一幕耶稣战胜撒但、释放被掳人类的得胜史诗。该模式的一个延伸强调：人类蒙基督征召，参与到上帝与奴役人类的邪恶权势之间持续进行的属灵争战中。上帝的子民参与在这场持续的争战中，因此他们的生命也面对死亡的威胁，而这正是战胜邪恶权势的得胜途径。
一个人所采纳的赎罪模式，往往会塑造其对救恩的理解以及基督徒生活的方式。关键在于必须根据圣经的全备旨意来平衡这些模式。例如，司法代赎模式在与基督呼召人作门徒的联系上着墨甚少，甚至可能暗示作门徒是可有可无的选项。然而，耶稣明确告诉我们，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马太福音 7:21）。早期再洗礼派先驱虽然也采用某种形式的代赎模式，但他们同样广泛使用其他模式，例如“基督得胜者”模式。不论采用何种模式，他们始终强调：基督的生平与教导显明了基督徒必须如何切实地有份于上帝的恩典。
个人与群体的信心（Personal and Corporate Faith）
信心具有个人性，但绝非个人主义；人们在与他人及社会结构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中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藉着圣灵的恩赐，上帝通过他人来服事祂的子民。上帝救赎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将教会塑造成一个互相配搭的身体、一个既在内部彼此服事又向外拓展接纳他人的属灵家庭。在这种成长过程中，地方堂会应当欢迎来自其他基督教传统的信徒所带来的恩赐，同时也对自身的属灵传承有更深入的认识。
几个世纪以来，基督徒群体在认识到蒙召作“盐”作“光”的使命时，采取了数种截然不同的面对周围文化的进路，旨在活出并见证上帝的救恩。再洗礼派传统历来对占据世俗权柄职位、试图藉由操纵体制结构来达成上帝的目的持审慎保留态度。然而，基督徒在企业和各类机构中依然可以发挥显著的影响力，引导它们朝向与上帝的目标与价值观相和谐的方向发展。堂会需要装备其会友，成为上帝转化生命与社会的“和平与丰盛”（shalom，沙龙）的使者，且在如此行时不妥协基督的道。
救恩与医治（Salvation and Healing）
在寻求持守并活出我们在基督里的救恩时，堂会内部个人、家庭和群体的需求往往十分巨大。在医治与全人健康的事宜上，领袖应当寻求并欢迎那些能以属上帝的智慧提供协助之人的咨询与建议。上帝装备一些信徒从事直接医治与释放的服事；上帝也赋予医生和专业心理治疗师各样技能与洞见，以帮助上帝的子民。虽然在接受基督教信仰群体之外的人士协助时始终应当保持审慎，但无论上帝的医治藉由何种途径临到我们，我们都可以心存感恩并予以接纳。
自新约时代以来，教会就已认可赶鬼释放的服事（ministry of exorcism）。然而，如何在门诺弟兄会中恰当地实践这一事工，仍然是一个持续探索与探讨的课题。我们一方面不应低估魔鬼势力的真实性，另一方面也当持守谨慎，避免走向极端。此外，敏锐察知制度与社会体制中潜藏的幽暗魔鬼权势，也是教会面对在更广泛社会中服事救恩与医治的角色时，亟待深入探讨的另一重要课题。
归信与作门徒（Conversion and Discipleship）
救恩的本质，是导致门诺弟兄会于1860年在俄罗斯创立的核心关键议题之一。弟兄会信徒所深切关注的是：救恩必须是一个带来门徒生命的实质抉择。这一关切促使他们建立了一个新的信徒群体。因此，“归信”（conversion）成为门诺弟兄会神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救恩关乎过去。当人认识到自己对救恩的迫切需要时，他在归信的那一刻便从罪中得救。当人们意识到自己沉沦失落的景况，并明白耶稣所赐予的救恩时，他们以悔改和委身的心志作出回应，是理所当然且极为相称的。
救恩也关乎现在。我们“正在得救”（being saved）。现今的救恩体现在基督徒的作门徒生活以及与基督的身体——教会的紧密连接之中。因此，至关重要的是：初信者不仅要经历归信，更要在跟随主的道路上不断成长。
孩童时期的归信（Childhood Conversions）
幼年时期的归信，是基督信仰教育在家庭和教会中扎根发芽的明证。幼年归信引发了关乎救恩本质的教牧课题。孩童在灵性上相当敏锐，能够回应圣灵在他们生命中的工作。关键在于，他们的回应必须是对圣灵感动的主动回应，而不仅是顺从父母或主日学老师的期望或劝导。
孩童归信往往是在基督徒家庭中抚育儿女所结出的出于上帝的果子。教会、家庭应当与孩童一同为归信感恩庆祝。父母与教会领袖也必须帮助孩童及其家庭明白：归信仅仅是起点，后续必须有灵命的长进。
作门徒的生命通常藉由洗礼和加入教会会籍体现出来。洗礼是年轻人生命中的一件大事；然而，它并非这一信仰历程的终点。作门徒的生活展现为一种以顺服基督教导、基督徒服事以及积极参与地方教会为特征的生活方式。
在某些堂会中，受洗的年龄似乎有年轻化的趋势。教会所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一方面肯定孩童渴望受洗的心志，另一方面又鼓励他们等候，直到他们真正明白对堂会负起属灵责任（accountable to the congregation）的含义。既然加入教会会籍是洗礼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会籍就应当要求青少年达到更高层次的属灵委身，包括十一奉献、为教会及其领袖祷告、参与服事与外展宣教活动、参加崇拜聚会，以及促进福音传播。
至关紧要的是，我们应当认可、肯定并庆祝孩童时期的归信。我们绝不愿拦阻孩童到基督这里来，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马太福音 19:13-14）。
归信与“台前呼召”（Conversion and “Altar Calls”）
由于门诺弟兄会传统上常将救恩与戏剧性的归信经历联系在一起，因此教会常提供机会促成这种经历的发生。正因如此，奋兴聚会与布道会在门诺弟兄会的历史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特别是在过去，“台前呼召”（altar calls）是人们公开表明得救的重要途径。那些走向台前作出回应的人深知，众人将拭目以待，察看他们的归信是否确实带来了生命蜕变的见证。虽然台前呼召及其他形式的公开宣告在现今教会中不如以往普遍，但它们仍然能够为人们提供表达对耶稣基督初次委身或重新立定心志的宝贵机会。
我们相信每个人的信仰生命都有一个起点。然而，并非所有信徒都拥有戏剧性的归信体验，能够准确指出自己“得救”的具体时刻。对某些人而言，归信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他们对救恩与信心的领悟逐渐深化。尽管他们无法指明确切的“归信时刻”，但他们深知归信已经真实发生。我们可以肯定并庆祝各种不同形式的归信历程，无论是戏剧性激变的，还是潜移默化渐进的。
得救的确据（Assurance of Salvation）
个人得救的确据，是基督身体中的肢体经常提出的关切，在初信者和处于暮年阶段的信徒中尤为常见。对自身属灵状况的这种探问，不应被简单地视为怀疑或“信心软弱”的表现，而应当看作是对救恩经历的本质与根基的正当探索。以细腻敏锐与鼓励关怀的态度回应提出疑问的人，对于提问者与辅导者双方而言，都能成为积极且具造就性的经历。当信徒对得救的确据表达疑惑时，以下要点可能会有所助益：
1. 普遍性的提醒：提醒他们产生这样的疑问在信徒中并非罕见。
2. 情感与真理的区别：告诫他们切勿将当下的感觉作为判定自己是否得救的依据。感觉变幻莫测、来去无常，绝非衡量人对基督之信心的可靠标准。
3. 对照客观事实与圣经教导：鼓励他们以个人归信经历的事实以及圣经的真理教导来回应关于救恩的怀疑。可以思考以下问题：
- 我是否知道关于耶稣这位位格的事实？我是否明白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祂道成肉身取了人的形状，祂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在第三天复活？
- 我是否相信关于耶稣基督的这些事实？我是否确信耶稣成就了圣经论及祂所作的一切？
- 我是否曾求耶稣赦免我的罪并进入我的生命？我是否曾求耶稣掌管我的一生？
- 我在日常生活中是否自觉且坚定地竭力跟随耶稣？
对于对这些问题给予肯定回答的人，可以鼓励他们：他们毫无疑问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确实已经领受了救恩的恩赐。对于回答否定或犹豫不决的问题，则应给予恰当的教牧关怀与引导。
对自身救恩心存疑虑的人，可以得着安慰与确信：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不断提醒、教导并向我们印证，我们确实是上帝的儿女。此外，带领对方重温圣经中关于救恩的应许，也会大有裨益，例如约翰福音 5:24；罗马书 8:16；10:9, 13；约翰一书 2:3, 5, 6, 29；3:13；4:7；5:10-13 等经文。
明辨责任年龄（Age of Accountability）
婴孩或幼童若在尚未能接受基督为救主之前离世，他们是否仍能承受永生？对于父母和教会而言，这可能是一个极其敏感且令人心碎的课题。我们既需要深切体恤悲恸父母的情感，同时也要忠于圣经关于幼童及其救恩的见证。
门诺弟兄会相信，有充分的圣经依据可以肯定：在有能力自觉作出信靠基督的选择之前便离世的孩童，其救恩是确凿的。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赎罪受死足以保障他们的救恩。
在马太福音 18:1-4 中，耶稣将小孩子树立为领受永生恩赐的典范。因着他们向着主及属上帝之事的单纯灵性，这些小孩子将得以进入天国：“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马太福音 18:3）。
耶稣欢迎并赐福给到祂这里来的小孩子。“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马太福音 19:14）。耶稣宣告小孩子是永生的后嗣，而丝毫没有暗示他们必须先作出口头的正式信仰见证。诚然，我们期望幼童在准备好时能够作出公开的信仰认信；然而，单单缺乏这种宣告，绝不应使我们在心中判定他们是未得救的。为什么？正如耶稣所说：“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主从未教导说，那些尚不能自觉宣告效忠于主的年幼孩童，会遭遇在上帝之国以外的结局。相反，祂将他们尊为必定会蒙天父接纳进入祂同在里的人。
这一立场与再洗礼派（Anabaptists）神学完全一致。门诺·西门（Menno Simons）是一位热切传讲归信与自愿作门徒的传道人。与此同时，他清楚明白，处于明辨责任年龄之下的孩童是被上帝的国所接纳的。在门诺·西门看来，这些孩童是无辜的、得救的、圣洁的、纯洁的、蒙上帝喜悦的，因此是有份于天国应许的人：
“因着耶稣的缘故，罪不归算给无辜与未成年的孩童。生命得蒙应许，并非藉由任何仪式，而是单单出于纯粹的恩典，藉由主的宝血；正如主自己所言：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门诺·西门著作全集》，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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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6 条：教会的本质 (Nature of the Church)
一、信仰宣言条文 (Confession of Faith)
蒙上帝呼召（Called by God）
我们信教会是上帝藉着耶稣基督所呼召出来的子民。凡以信心回应呼召的人，藉着洗礼的公开认信与地方堂会联合。教会成员在圣灵的赋能下，立志在作门徒与见证的生命中跟从基督。
基督的身体（Body of Christ）
教会是由来自各邦国、各种族、各阶层的男女信徒所组成的一体。这身体的元首是基督。教会在同一位圣灵里合而为一，在世人面前彰显基督。教会既以地方信徒群体的形式存在，也作为普世信仰共同体而存在。
敬拜（Worship）
当上帝的子民定期聚集归荣耀与上帝时，教会便得着滋养与更新。初代教会于七日的第一日聚集，庆祝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敬拜的共同体称颂上帝的信实与恩典，重新确立对上帝的忠诚，建立基督身体的各肢体，并在生活与使命中寻求上帝的旨意。教会在施行洗礼与主餐时，宣告救恩的福音。\*
团契与彼此守望（Fellowship and Accountability）
教会是一个圣约共同体，成员在信仰与生活的事上彼此负责、互相守望。他们彼此相爱、关怀、代祷，分担彼此的喜乐与重担，互相劝诫与规正。他们在有需要时分享物质资源。地方堂会效法新约的榜样，在关乎共同见证与使命的事宜上，寻求更广泛教会的指导与建议。各堂会在爱心、彼此顺服和相互依存的精神中同工合作。
新约圣经指引着具有救赎性质的教会纪律之施行。教会对持续陷在罪中的成员负有劝戒规正的责任。对于悔改之人，堂会予以饶恕并接纳恢复其交通；但对于藐视并拒绝纪律的人，则依规予以正式开除会籍。
事奉的恩赐（Gifts for Ministry）
上帝藉着圣灵赐给每一位成员不同的恩赐，叫全身体得益处。这些恩赐应当用于事奉上帝，以建立教会并在世界中服侍。
上帝呼召特定的人来装备教会投入事奉。领袖应当在个人、家庭和教会生活中作效法基督的榜样。教会当以祷告的心慎重辨识领袖，并在爱中予以印证、支持和劝勉归正。
经文引证 (Scripture References)
马太福音 16:13-20；18:15-20；约翰福音 13:1-20；17:1-26；使徒行传 1:8；2:1-4，37-47；11:1-18；15:1-35；罗马书 12:3-8；哥林多前书 5:1-8；12–14章；哥林多后书 2:5-11；加拉太书 3:26-28；6:1-5；以弗所书 1:18-23；2:11-22；4:4-6，11-16；帖撒罗尼迦前书 5:22-23；提摩太前书 3:1-7；提多书 1:7-9；彼得前书 2:9-12；5:1-4。
\ 洗脚礼是教会敬拜的一种形式，它能有力地提醒信徒关于谦卑、爱心的服侍与个人的洁净，而这些特质正应当体现在教会肢体彼此的关系之中。*
二、神学研读注释 (Commentary)
新约圣经运用了许多不同的意象与文字图画来定义教会。这些意象可以根据相似的主旨和主题归纳为几个群组。
对教会的描绘（Descriptions of the Church）
第一组意象将教会描绘为上帝的子民（the people of God）。教会是蒙上帝呼召的子民，这里的重点在于上帝：是上帝亲自造就了一批子民（彼前 2:9-10；罗 9:25-26）。新约中的上帝子民包含了所有信徒，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这群子民取代了地上的圣殿，成为上帝同在与居住的所在（林前 6:19；3:16-17；弗 2:21）。
第二组意象将教会描绘为一个团契共同体（community）。在新约圣经中，“圣徒”（saints）、“忠心的人”（faithful ones）和“义人”（righteous ones）等词汇几乎总是以复数形式出现的。这些词汇所描绘的是教会的整体本质，而非单个基督徒的个体生命。因此，教会是一个圣徒共同体，是被上帝分别出来归属于祂的“圣洁子民”。教会也被描绘为“门徒”、“门道（这道）”（the way）、“奴仆/仆人”、“朋友”、“见证人”、“上帝家里的人/眷属”（household）。基督徒则被描绘为同一家庭中的“儿女”或“弟兄”与“姐妹”。所有这些意象的核心要义在于：教会是一个被视为有机整体的多数人群体。在新约圣经中，整体始终优先于个体，并且整体赋予了个体身份与认同；这与现代西方世界以个体为中心、个体优先于群体的思维截然相反。
教会不仅是一个团契共同体。第三组意象以宇宙性与末世性的视野来刻画教会。教会是“新造的人/新造之物”（林后 5:17）、“初熟的果子”（罗 16:5；林前 16:15；雅 1:18）、“新人/新人类”（弗 2:11-17；西 3:10）、“上帝的安息”（来 4:1-11）以及“光”（太 5:14-16；约 12:35；林后 4:6；帖前 5:5；彼前 2:9）。教会是上帝应许的应验。教会的崇高与宏大，以至于圣经必须借用宇宙维度的意象来加以描绘。这些意象断言：上帝正在教会中行一件新事，上帝正在使万物更新。教会正是上帝在起初创造中所定心意的终极成全。
第四组意象将教会描绘为基督的身体（the body of Christ）。教会是一个由许多不同肢体连结在一起所组成的活泼身体。每一个肢体对于其他肢体以及整个身体的成长都是不可或缺的。基督是这个身体的元首。当各肢体与元首建立正确合宜的联结、并且肢体彼此相助时，教会便得着增长。这一意象凸显了教会在基督里的合一，以及在同一个身体内恩赐的多样性。
上帝的子民（The People of God）
描绘教会的各种意象均表明：上帝正在藉着基督与圣灵造就一群子民。这群子民在世界中是一个“另类社会”或“反差社会”（contrast-society / alternative society）。它在其群体生活与见证中彰显出上帝的本性。虽然上帝也藉由其他方式启示祂自己，但教会是上帝临在世界的主要所在，也是上帝在世上成就其宣教使命的首要器皿。
本信仰宣言第6条突出了若干核心主题，强调我们渴望作为上帝的子民一同成长。我们对合一的深切关注，源自“上帝的家”和“基督的身体”等意象，以及哥林多前书1–4章、加拉太书3章和以弗所书2章的教导。合一的主题教导我们：在教会中以及在基督里，原本不同的人如何成为一体。
在再洗礼派和门诺弟兄会传统中，“基督的身体”一直是最受重视的教会意象。信徒不仅与基督联合，也彼此联合形成一个身体。教会作为基督的身体，也是基督向世人所作的公开见证。
在圣约共同体中“彼此守望（互相关顾与劝勉问责）”的主题，反映了对成为一个家庭、上帝家里的人、一群子民、一个身体、一位新妇之真谛的理解，并且顺从了圣经中劝勉信徒彼此负责、互相守望的明确教导（太 18:15及以下；罗 12:3及以下；加 6:1及以下）。
教会中的敬拜（Worship in the Church）
初代教会定期聚集敬拜（太 18:20；徒 4:31；11:26；13:44；15:6, 30；林前 5:4；11:17, 18, 20, 23；14:23, 26；雅 2:2）。使徒们极力劝勉信徒不可停止聚会（来 10:25）。教会聚集，是为了称颂上帝的恩典与美善，造就信徒，并成为合一的身体（林前 11；14章）。敬拜的要素包括宣讲圣言、教导、洗礼、团契相交、擘饼、祷告、诗歌赞美、奉献以及共同辨识与决议（徒 2:42；林前 11；14章；弗 5:19；西 3:16）。
在部分门诺弟兄会教会中所实行的敬拜仪式之一是洗脚礼（footwashing）。这一实践基于约翰福音13:1-20中耶稣的榜样和教导。当耶稣为门徒洗脚时，祂放下了权力的特权，树立了真正仆人式服事的典范。基督徒效法基督的榜样，“洗圣徒的脚”，并藉着招待客旅、爱心服侍等诸多行动展现基督的舍己之爱（提前 5:10）。
教会纪律（Discipline in the Church）
耶稣吩咐教会应当成为一个施行纪律的共同体（太 18:15-25）。“捆绑与释放”意味着就“何为忠心跟从基督”进行伦理道德上的辨识，并随后依据这一共识守望全体成员：劝离那些违背教会共识且拒不悔改的人，同时坚固释放那些持守忠心的人。纪律具有属灵辨识、牧养关怀以及促使个人与整座教会得着更新的功用（加 6:1-2；弗 4:25；林前 5:3-5；林后 2:5-11）。教会纪律的目标始终是将人挽回并恢复其与基督及教会的和好关系。
施行纪律的典范始于“用爱心说诚实话”（弗 4:15），即直接与犯错的信徒进行一对一的坦诚交通。如果对方毫无转变，则由少数几位教会肢体一同参与当面劝诫。若这一步仍不见效，此事才交由全会众共同处理。凡真心悔改的人，教会当予以饶恕，并在其做出必要改变的过程中给予牧养扶持。若犯错之人无视教会的劝勉仍执意陷在罪中，教会便需裁定恰当的纪律处分。圣经教导施行此类纪律，既是为了保护教会内部生命的圣洁与纯全，也是为了维护教会在世人面前见证的正直与公信力。
尽管全体信徒对教会纪律都负有守望责任（太 18:15-25；加 6:1-2），但教会领袖在提供指导与执行纪律方面承担着特别的职责（徒 20:28-31；多 1:5-11；彼前 5:1-4；来 13:17）。领袖同样要向教会负责。若领袖出现错误教导或不当操行，同样必须接受纪律惩戒。然而，鉴于闲言碎语和无端指控的危险，对领袖的控告与纪律处理必须经过审慎的查验（提前 5:19）。
教会纪律的目的包含两个层面：
1. 挽回犯罪的弟兄或姐妹（太 18:15及以下；加 6:1-2；林后 2:5-11）。新约圣经中明确列出足以导致开除会籍（excommunication，革除教籍）的情形极为有限，仅包括：否认耶稣是道成肉身降世（约壹 4:1-6）、持续沉溺于淫乱之罪（林前 5:1-13），以及背离使徒教训在教会中结党纷争（罗 16:17-18）。
2. 维护教会在世人面前见证的真实与正直（太 18章）。如果教会无法在每个时代清楚辨识何为对基督的忠心，它就会失去其宣教见证的力量。
在当今教会中，纪律的施行变得十分困难，其原因有三：首先，在门诺弟兄会的历史中，曾存在律法主义式地误用乃至滥用纪律的现象，引发了信徒对纪律实践的反弹与抵触。其次，当代西方社会的高度流动性、个人主义与相对主义，使得教会既难以在“何为罪恶行为”上达成共识，也难以要求人们依照这种共识彼此负责受审视。第三，法律诉讼的威胁使得教会在执行纪律时裹足不前、顾虑重重。然而，这些现实困难绝不能成为废弃教会纪律的借口。纪律对于教会的规正、更新、牧养关怀、基督徒的造就与成长，以及向外的宣教见证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
教会中的事奉（Ministry in the Church）
新约圣经教导，全体信徒都藉着圣灵得着了恩赐，用以在教会和世界中事奉（林前 12–14章；弗 4:11-16；罗 12:3-8）。这些恩赐的运用是为了造就并坚固整座教会。
新约圣经同时也教导，教会需要领袖（腓 1:1；弗 4:11；提前 3章）。教会领导职分的目的，是藉由教导、规正、勉励与爱心的服侍，成全并统筹调配各样不同的恩赐。教会领袖应当是成熟的基督徒，在个人、家庭和教会生活中树立效法基督的品行典范（提前 3:1-13；多 1:5-9）。
新约圣经描述了一种由执事（deacons）和长老（elders，后者亦被称为监督 bishops 或牧师 pastors）组成的两重职分事奉模式。然而，圣经并未将这种模式定为教会绝对规范性的固定制度。新约圣经并没有规定某种特定的教会组织架构。圣经所明确教导的是：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其终极目的是为了造就全教会（林前 14章）。至于这种组织次序的具体体制形态，在教会历史长河中以及在门诺弟兄会自身的发展历程中，向来是各有差异、不断调适的。
三、教牧实践应用 (Pastoral Application)
“教会的本质”这一条目是我们《信仰宣言》的核心基石之一。因为门诺弟兄会与其他再洗礼派群体一样，同属于信徒教会传统（Believers Church tradition），因此我们关于教会的论述对于界定自身身份特质至关重要。再洗礼派在十六世纪的诞生，正是出于对教会本质的深切关切；而三百年后门诺弟兄会的成立，也是出于完全相同的缘由。我们自认属于“信徒教会”，这一特质使我们有别于那些实行婴儿洗礼的传统，并将我们归入这样一群耶稣的跟随者之列：他们坚信，成为教会的一员必须基于个人对主耶稣基督的彻底降服与奉献。
教会在新约圣经的著述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当耶稣宣告祂要建立祂的教会时，祂所设立的乃是上帝定意在世上成就其工作的主要建制。基督的教会正是上帝在世上成就救赎的特选使者与代理机构。
如同许多宗派一样，门诺弟兄会当前也正面临深刻挑战：既要持守圣经关于教会本质的根本原则，又要在后基督教的文化处境中保持切合现实的影响力。本信仰宣言第6条正是对我们教会观的系统总结。
会籍与委身（Membership and Commitment）
教会不能自行挑选上帝要呼召谁加入其会籍。凡公开认信因信基督得救、顺服祂受洗的吩咐、并甘心顺服本《信仰宣言》的人，我们均接纳他们加入教会会籍。我们确信，加入教会成为正式成员，是委身于圣约关系（covenant relationship）的重要体现。这项圣约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是一项庄严宣告：“这是我的属灵子民，我是这个信徒大家庭中的一员。”
尽管教会是在世界中事奉，新约圣经却呼召信徒活出与世人有别的生命。这种“分别”（separation）乃是植根于我们对圣洁的理解。教会必须树立并彰显圣洁的品格，这立即使得教会与世俗世界产生鲜明的分别。向着上帝分别归圣，乃是作为教会的本质内涵之一。当上帝的子民定期聚集彼此服侍并敬拜上帝时，这种圣洁品格便得以培育和展现。（参见第1条教牧应用中关于敬拜的论述。）
种族主义与和好（Racism and Reconciliation）
在我们的时代，种族仇恨与撕裂是教会必须正视的严峻议题。政府和教育界为实现种族和解所作的种种努力，均未能产生显著成效。其根源在于：这些举措无法触及人的内心深处——而那正是种族主义问题的根源所在。然而，基督的教会带着盼望与和好的福音信息，确实能够带来翻转性的改变。教会在全地之上或许是唯一能够在自身成员结构中展现出跨越种族与文化鸿沟之能力的群体。在北美，几乎每一个社区都居住着不同族裔的人口并深受其影响。负责诠释本宣言的教牧人员必须严肃面对这一课题，恒切祷告、忠心教导，并亲身彰显福音叫人和好的大能。如果教会不主动迎面应对种族撕裂、并不在自身群体中展现出另一种颠覆性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福音信息就绝不可能被世人所信服。
与其他基督徒群体的合作（Cooperation with Other Christian Groups）
门诺弟兄会主张与其他基督徒群体开展合作。我们长期支持各福音派和跨宗派机构，例如加拿大福音派团契（Evangelical Fellowship of Canada）和美国全国福音派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我们乐意与这些机构同工。
然而，更为棘手的问题是：对于那些自称是基督徒、其政治或社会议题的主张令我们赞同、但其神学立场却令我们深感不安的群体，我们当如何与之合作？例如，我们是否应当为了反对堕胎，而与那些基督观与我们截然不同的人联手？我们是否应当为了打击社区犯罪，而与那些神学立场在我们看来存疑的人结成同盟？这些问题无法给出一刀切的通用答案，而必须成为地方门诺弟兄会教会在扎根社区、确立自身见证认同的过程中，需要承担的辨识责任。
圣灵的洗与属灵恩赐的运用（Baptism in the Spirit and Use of Spiritual Gifts）
门诺弟兄会确信，信徒在归信基督的那一刻便领受了圣灵；圣灵的赐予绝非得救之后另一次单独发生的“第二重经历”（second experience）。但我们坚信信徒需要持续不断、反复多次地“被圣灵充满”。在教会中承担领袖职责的人，必须传讲并教导与门诺弟兄会在这一领域的理解和实践相一致的真理。
我们确信属灵恩赐的真实性与重要性。鉴于当代人日程过度繁忙以及普遍面临“精疲力竭”（burnout）的困境，个别基督徒需要获得充分的机会来发现并运用自己的恩赐，既造就他人，也实现自我生命的价值。凡在恩赐辨识上建立了有效机制的教会都会发现，其信徒在事奉中展现出更高的热情和更丰盛的果效。领袖必须以身作则，委身于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从而将关于恩赐的真理落到实处。教会必须鼓励、装备并赋能信徒在事奉中运用属灵恩赐。在这里，“事奉/事工”（ministry）的定义绝不仅限于在董事会或委员会中任职。事奉绝非牧师的专利；全体基督徒皆为事奉者（信徒皆祭司、人人皆有事奉职分）。
当我们地方教会在辨识与推选领袖时，对属灵恩赐的正确理解至关重要。选拔领袖必须基于属灵恩赐与基督化品格。在世俗世界中的世俗成就，绝不能保证一个人具备在教会中承担领导职分的属灵恩赐。
多年以来，门诺弟兄会普遍不鼓励运用“神迹性/表号性恩赐”（sign gifts），这多半是对极端灵恩主义/五旬节运动的一种反弹反应。然而在今天，我们大多数堂会都鼓励运用圣经所启示的一切恩赐。所有恩赐的运用都必须是为了造就基督的身体——教会，并且必须完全遵照哥林多前书12章和14章所立定的原则。各教会应当明确：没有任何一种恩赐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具备的，也没有任何一个基督徒能够单凭自己拥有全部的恩赐。
地方教会与联合总会的关系（The Relationship of Local Church and Conference）
各地方堂会自主治理自身事务，但同时也隶属于所属的宗派大家庭。教会的工作应当在相互依存、彼此相爱、彼此顺服的精神中展开。在实践中，当个别信徒或个别堂会带着过度独立的倾向行事时，这种关系往往会变得紧张而艰难。当地方堂会内部出现问题时——例如在教义分歧或教牧领导风格上产生冲突——情况尤其令人尴尬。
牧师与地方教会必须明白：正因为我们共同立约结为联合总会（conference），我们在彼此之间就负有守望问责的责任。当受托承担总会/区会领导职责的同工对某一地方堂会内部的问题产生关切、并感到有责任进行介入协调时，地方堂会的成员应当敞开心扉接纳这种介入协助。与此同时，地方堂会的成员与领袖也应当坦然邀请总会/区会领袖协助化解棘手难题。彼此守望（互为问责），是基督徒生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地方堂会有时会呼吁其会友在奉献上优先支持本堂，因为所有成员都曾对该堂会作出过委身承诺。那么，这同一座地方堂会，又岂能问心无愧地扣留其作为总会成员本已承诺支持的联合宣教事工之奉献款项？圣约共同体的范围绝不仅止于单一的地方堂会。
地方教会内部的彼此守望（Accountability in the Local Church）
在地方教会中还存在着另一种维度的守望问责，即教会成员彼此之间相互承担的责任与守望。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中，加入地方教会的人必须明白：他们已经同意在个人品行、灵命光景、家庭生活、道德操守、商业往来、伦理抉择等多重领域中，接受彼此的守望与劝戒。藉着教会领袖的讲台宣讲与亲身垂范，这种基于“圣约共同体”委身的彼此守望，必须得到忠实的教导与切实的施行。牧师需要向总会/区会的领袖负责守望，而教会成员反过来也应当向地方教会的领袖顺服守望。
曾经有一位身陷罪错的人对她的牧师说：“我很庆幸自己不是正式会友，所以教会管不着我，不能对我施行纪律。”数年之后，当她的心意发生回转，她主动找到牧师请求加入教会会籍。她寻求加入教会的理由正是为了“有人能守望我、向我问责”，因为她深切认识到，彼此守望对于她自身的保护与灵命成长是何等必要。我们教会的所有成员都应当具备这样的共识与领悟。
教会纪律是彼此守望问责的有机组成部分。当得知某位基督徒卷入犯罪行为时，主内肢体或教会领袖应当本着圣经原则，怀着爱心前去与该肢体沟通。要同时兼顾公义审断与怜悯慈爱并非易事，但这正是所有纪律惩戒行动的终极目标。在门诺弟兄会的历史中，教会纪律经历了剧烈的摆荡：从过去往往严苛冷酷的时代，跌入当今普遍松懈涣散、甚至荡然无存的境地。如今正是重新找回健康平衡的历史时刻。因着地方教会本质上是一个圣约团契，堂会会众完全有权柄、也有责任介入其成员的生活给予牧养劝勉。
地方教会的组织架构（Organization of the Local Church）
门诺弟兄会对于地方信徒群体的组织模式并未规定硬性一律的结构。各堂会可自行抉择其治理体制与领袖架构。虽然大多数门诺弟兄会教会由某种形式的长老会（elder board）或堂会理事会/执事会（church council）进行治理，但在所有这些体制中，全堂会众在重大决策上都被赋予发言权与实质参与权。
信徒互为弟兄姐妹的真理意味着：地方教会在涉及发展方向与组织架构的重大事项上，应当投入充足的时间在全体会友中充分沟通讨论，而非单凭少数几位领袖的独断专行来强推变革。坦诚开诚的沟通通常能够极大提升全体成员对新理念与新异象的认同感与主人翁意识（ownership）。虽然在确立新方向上寻求会众的共识需要付出额外的时间，但从长远来看，这往往会带来全教会更广泛的参与和更坚定的委身。圣经将教会描绘为“身体”和“家庭”。这两个称谓都强调了肢体之间清晰通畅的沟通。在这些圣经原则的指引下，各地方教会完全可以确立最能契合自身牧养需要的组织与领袖体制。
第 07 条：教会的使命 (Mission of the Church)
门诺弟兄会信仰宣言：注释与教牧应用
(Mennonite Brethren Confession of Faith: Commentary and Pastoral Application)
一、信仰宣言条文 (Confession of Faith)
大使命与大诫命 (The Great Commission and the Great Commandment)
我们坚信，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福音是赐给全人类的。基督吩咐教会往普天下去使万民作祂的门徒：呼召人悔改，给他们施洗，并教导他们遵行耶稣的一切吩咐。耶稣教导门徒，当藉着传扬福音好消息以及践行爱与怜悯的行动，来爱上帝与爱邻舍。
见证 (The Witness)
圣灵赋予每位基督徒能力，为上帝的救恩作见证。教会作为一个身体，在世上见证上帝的统治与掌权。藉着其作为蒙救赎与分别出来的圣约团契的生命，教会向世界显明上帝施行拯救的美意。
经文引证 (Scripture References)
马太福音 5:13-16；22:34-40；28:18-20；马可福音 1:15；12:28-34；路加福音 10:25-37；24:45-49；约翰福音 20:21-23；使徒行传 1:8；罗马书 1:16-18；哥林多后书 5:18-20；以弗所书 3:10-11。
二、神学研读注释 (Commentary)
新旧约圣经中上帝的救赎计划，在教会的使命中得以延续并达到成全。旧约圣经为基督的宣教使命预备了舞台；新约福音书则带领我们经历基督的生平、教导、受死与复活，这些历史事件最终导向使万民作门徒的使命托付。使徒行传和书信记录了新约教会如何践行大使命的历程。正如新约教会所树立的典范，基督教会自诞生伊始，其首要任务就是将福音传遍地极。
上帝对教会的使命蓝图 (God’s Mission Design for the Church)
圣经中有多处生动的描绘，帮助我们聚焦于上帝为教会所设立的使命蓝图。诸如“盐”、“光”、“香气”或“荐信”（公开的信件）等比喻，强烈表明信徒当在其所处的影响范围内发挥积极的感化力；而诸如“使者”、“见证人”、“使人和睦者”（和平使者）、“得人的渔夫”以及“与上帝同工者”等行动性比喻，则进一步阐明了上帝对信徒的期望与设计。
圣经中的历史记叙，如耶路撒冷教会人数天天增加（徒 2:41, 47）、安提阿教会见证大批人归向主（徒 11:21），以及帖撒罗尼迦教会向上帝坚定的信心传遍各处（帖前 1:8），都生动呈现了教会使命的焦点所在。保罗在以弗所书中教导，要运用基督身体各样恩赐来成全圣徒，预备他们积极投身宣教事奉（弗 4:11-12），这也强有力地支持了教会以宣教为导向的特质。
真正有效的宣教必须涵盖言语与行动。圣经在展现上帝之国时的宏图，将大使命（太 28:18-20）与大诫命（太 22:37-40）紧密相连。无论在旧约还是新约时代，上帝的子民在一个充满贫困、不义与绝望的社会中，向来以流露仁爱与恩慈著称。上帝吩咐祂的子民生活在圣约关系之中——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祂的子民，在世人面前彰显恩典、公义、信心与行为。
使命的预备 (The Mission in Preparation)
被称为“大使命”的宣教嘱托是在基督从死里复活后颁布的。然而，这道命令的实质内容对基督的门徒而言并不陌生。早在基督呼召门徒跟从祂时，祂就预先指出他们将要成为“得人的渔夫”（可 1:17；2:17）。随后，祂赐给他们制伏污鬼的权柄与能力，差遣他们去传讲上帝的国并医治病人（路 9:1-2, 5-6）。大使命的核心萌芽，在基督为世上信徒献上的大祭司祷告中亦清晰可见（约 17章）。
当基督颁布使万民作门徒的使命时，祂藉着言教与身传赋予福音真实的内涵，并宣告了跟从祂与服事祂的代价。在如何与人交往互动上，基督为门徒树立了完全的榜样——无论面对穷人、富人、无助者、患病者、达官显贵、好奇的群氓，还是默默无闻的普通人。基督在生活方式的见证上是他们完美的典范。
使命的颁布 (The Mission Declared)
大使命的托付（太 28:18-20）是一篇得胜的宣告，出自刚刚藉着牺牲之死与得胜复活战胜罪恶和死亡世界的基督之口。此时此刻，全世界得救已成为可能，因此祂发出命令：“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自第一世纪以来，这份大使命宣告便被誉为伟大的宣教宪章与教会的核心使命宣言。大使命在以下几个重要方面聚焦了教会的生命与工作：
1. 宣告基督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这使祂独具资格向教会颁布宣教托付。没有任何其他权柄能够抗衡并挑战君王基督。
2. 明确以“造就门徒”作为宣教成果的衡量标准：使命的核心任务是培育出能够继续造就他人的门徒。这蕴含着一种深度的委身，要求信徒真诚、认真地跟从基督。
3. 命令宣教托付必须具有普世性（面向全球）：不论任何种族，所有人都要被招聚进入上帝的国度。这是一项没有任何界限或例外的、具有全然包容性的宣教异象。
4. 将宣教责任与主动权赋予所有信徒：每一位相信的人都被期待成为见证人和门徒培育者。
5. 期望信徒藉着洗礼表明身份：大使命将洗礼确立为基督徒作门徒的标志。它象征着真诚悔改，以及对上帝之国度身体的全身心委身。
6. 将新信徒描绘为信仰的学习者与践行者：大使命勾勒出了基督徒门徒生活的真实风貌。
7. 应许基督在推展普世宣教使命的过程中与教会同工并常相伴随，直到世界的末了：基督始终作为救主与灵感力量的源泉，在教会的宣教使命中与教会保持着血脉相连的生命连接。
大使命以基督的权柄为开端，以基督恒常的同在为告终。这项不容妥协的使命托付，必须由所有属于基督的人在普世范围内付诸实施。该任务的目标极其明确：造就门徒，即塑造竭力跟从基督的人。推动这项宣教使命的首要动机，与其说是未信者的悲惨处境或信徒自身的永恒福乐，不如说是教会领受的圣洁呼召——尽心爱邻舍，并使万民作基督的门徒。
使命的践行 (The Mission Implemented)
圣经期望教会在社会中参与救赎性的行动，以此作为上帝之国临在世上的表记。基督的身体藉着言行相符的整全见证（an integrated witness of deeds and words），确证其信仰的真实性。
1. 委身的见证 (The Witness of Commitment)
在群体中活出圣洁生命是一股强大的见证力量。当社会目睹教会在世上作为一个经历更新转变的共同体生活时，教会就是在忠心活出耶稣对信徒“作盐作光”的描绘（太 5:14-16）。藉着敬虔、敬拜与信心的生命对圣经朴素真诚的顺服，赋予了基督徒人生无可置疑的公信力。教会坚贞不渝的忠心，能使那些伺机挑剔基督徒言行不一的批评者哑口无言，并对其心灵产生深远震撼。这种忠信的见证是践行大使命的第一步。
2. 爱心的见证 (The Witness of Love)
活出信仰极其具体实际的一面，就是爱邻舍（可 12:31）。遵行基督命令而活出的基督徒爱心见证，乃是上帝爱世人最有力的彰显。我们的爱必须在邻里社区、工作职场与家庭生活中找到切实的表达。基督的身体藉着爱的善行与为他人益处甘心倾倒自己的慷慨舍己，来彰显其信仰。
当世人观察到信仰群体展现关怀与怜悯——保护弱势群体、为无权无势者辩护、救助贫困与受创伤者时，教会就真实流露出了基督对弱势群体的怜悯心肠。基督为教会树立了典范，呼召教会效法祂的榜样去关怀困苦者、喂养饥饿者、释放被掳者并医治患病者（路 4:18-19）。
3. 团契共同体的见证 (The Witness of Community)
教会的群体生活本身对旁观的世界就是强有力的见证。当教会在合一与相爱中运转时，它就映照出上帝的形象。基督身体的日常生活在众人面前散发出基督馨香之气（林后 2:15）。教会的合一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约 17:23）。在一个对空谈厌倦的社会中，真情流露的喜乐、团契相交与敬拜拥有巨大的感染力。彼此关怀与同心代祷则是群体见证的另外两个重要维度。
4. 和平的见证 (The Witness of Peace)
信仰群体还肩负着在一个充满疏离与暴力的社会中展现救赎之爱的使命。上帝之国的特质藉着和平与公义的行动显明出来。基督徒需要站在弱势者与灰心绝望者的一边。以和平方式替代暴力冲突，以及挺身捍卫无能为力者的行动，其本身就是爱与良善的有力宣告。跟从和平之君基督的人，也必在其所在的世界中成为和平的化身与使者。
5. 言语的见证 (The Witness of Words)
上帝的灵赋予基督的身体放胆讲论基督福音的能力（徒 1:8；4:31）。个人生命改变的经历与见证具有极强的震撼力。聚集的教会也需要清晰宣告基督降世为人类成就的救恩。每位基督徒都有一个故事可讲——见证基督如何赦免罪恶，并赐予生命全新的目标与意义。
教会整体与个别信徒相结合的见证，正是这世界迫切需要听见的（林后 3:2）。言语的见证唯有与其他层面的见证交织融合时，方能爆发出沛然莫之能御的力量。我们的见证若要结出硕果，就必须融入全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并非意味着善行能拯救我们（弗 2:5, 8-9），而是当我们站在上帝面前接受赏赐时，我们的行为将印证我们信心的真实无伪（太 25:31-46）。
使命的必备要素 (The Mission Requirements)
基督的教会若要在落实大使命上大有成效，就必须与圣经所启示的有效外展要求保持一致。圣经的记载为多结果子的见证与福音宣教提供了若干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
• 圣灵的赋能 (Empowerment of the Holy Spirit, 徒 1:8)：正是上帝的灵赋予信徒作见证的能力。圣灵引导、启迪、提醒、叫人知罪自责、代求并赐予新生命。圣灵也敞开见证的门，并藉着圣灵的果子与属灵恩赐使我们满有吸引力且事奉有力。
• 对福音的确信 (Confidence in the Gospel, 罗 1:16; 10:17)：有力的见证源于深信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耶稣是唯一能够赦罪的救主，这一福音乃是绝佳的好消息。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因此，我们不以福音为耻。
• 信徒之间的合一与相爱 (Unity and Love Among Believers, 约 17:23; 弗 4章)：基督明确指出，信徒之间的相爱与合一是吸引人归向基督的强大驱动力。一间纷争撕裂或分门结党的教会，无法给寻求真理的世界提供任何有价值的盼望。相爱与合一蕴含着基督在祷告中所企盼的福音吸引力。
• 对基督忠心的顺服 (Faithful Obedience to Christ, 约 15章; 加 5章)：基督将结果子与忠心顺服紧密相连。基督徒若常在葡萄树上并与主紧密相连，就必经历喜乐并经历祷告蒙应允。藉着顺从圣灵而行所流露出的基督荣美样式，能使我们在言语和行为的生命中大有能力。缺乏诚信正直会彻底毁坏见证，而祷告与信心则能极大提升见证的力量。
• 充满爱的关系 (Love Relationships, 路 10:27; 可 12:31)：爱邻舍是引领人归向基督最主要的桥梁。藉着仁慈善行表达的爱，为建立富有成效的关怀关系创造了良善的契机。当教会中的人对身旁之人显出爱心、关怀与尊重时，他们就映照出了基督的心肠。
• 教会的首要任务 (Priority for the Church, 约 20:21-23)：正如耶稣降世是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教会同样受差遣投身于这项救赎性的使命。这一优先要务必须在个人与教会群体两个层面同时体现出来。信徒个人无权自私度日，教会同样无权将信仰秘藏于自身墙内。在群体层面，教会有责任主动创造机会，让世人得以听见并回应基督的福音信息。
使命的紧迫性 (The Mission Urgencies)
基督在托付教会使命时带着强烈的紧迫感。以下若干事实激励着教会在履行使命上保持忠贞不渝：
1. 人是可以蒙救赎的：上帝爱世人，愿意所有人都得享永生，并在祂的旨意与同在赋能之下生活。人能够脱离罪的奴役重获自由，得享充满喜乐、平安与意义的人生（约 3:16；林后 5:17）。
2. 在耶稣基督之外别无拯救：耶稣是通往天父的唯一道路。基督徒受召向世人宣扬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 14:6；徒 16:31）。
3. 若离开基督里的救恩，人就失丧在罪中并被定罪：福音的大喜信息在于：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代死，并将赦罪之恩作为白白的礼物赐给一切相信的人（罗 3:23；5:1）。
4. 使万民作门徒是基督的命令：上帝的旨意是要世人听信真道。属信徒世界的核心任务，是使万民认识基督。耶稣的使命已成为每一间教会的优先要务（太 28:18-20）。
5. 主的日子即将临到，唯有接受基督的人才能确获永生：在预备朝见我们的上帝这件事上，时间的紧迫性刻不容缓（林前 15:50-58）。
结语 (Conclusion)
尽管我们为基督所作的见证以多元的形式展现，但无论是教会群体还是信徒个人，都有着明确的救赎目的。上帝之国的福音在大诫命与大使命中得到了彻底的成全。
三、教牧实践应用 (Pastoral Application)
以下三个核心视角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教会的使命：
第一，回转归主绝非终点本身。 使徒约翰劝勉我们：“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约壹 2:6）。造就门徒被明确定义为“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太 28:20）。传福音的布道任务绝不可与培育门徒（nurture）的任务割裂开来。健康的教会赋予信徒能力，使他们在对外拓展与对内造就中皆能充分发挥恩赐。基督徒在世上既要做盐，也要做光（太 5:13-16）。
第二，与世俗流行观念相反，耶稣的呼召绝非孤立的个人主义救赎。 相反，它包含着加入“委身者团契”（the company of the committed）、成为基督身体的一个肢体、有份于“圣徒相通”（fellowship of the saints）的呼召。在我们这个四分五裂、充斥着个人主义的世界中，这个群体性维度（corporate dimension）绝不容被忽视。它本身就是上帝在世上临在与统治的有力明证。
第三，这一群体维度对福音宣教同样至关重要。 正是教会为福音传播提供了处境（context）。基督身体的肢体彼此如何相待、如何活出信仰，构成了极具感染力的见证。它构建了一个“合理性结构”（plausibility structure），使不信者能够从中理解并信服福音的真实。它向世界呈现了一个“另类社会”（alternative society），在其中福音被生动地践行出来。
专职化的试探 (A Temptation to Specialize)
在一个个人主义与专业分工盛行的时代，人们对“专家”的崇拜往往诱使我们将大使命的践行推卸给教会专门指定的专职人员。在我们的传统中，这包括被称为布道家、宣教士与牧师的人士。
尽管我们必须承认这些被指定之仆人的特殊恩赐，但我们必须坚信并坚持：大使命涵盖了所有宣称跟从耶稣的人。事实上，我们作为一个宗派以及作为更广泛的再洗礼派（Anabaptist）传统成员的历史，其鲜明标志就是广大普通信徒普遍具备并分享着宣教热忱。
我们迫切需要重新寻回属灵先辈的热火与心志，他们深刻理解个人圣洁的要求不仅在于个人修身，更包括亲口传讲福音之道，并在日常生活中活出福音的深远含义。当代教会对受训专家的依赖，根源很可能在于我们对“方法与技巧”的过分迷恋。然而，一个“见证人”的本质，仅仅是述说他/她所亲身知道与经历的事。真正有力的见证不在于技巧的精巧，而在于忠贞的顺服、言行一致的生命，以及圣灵使人重生的再造大能。
兼具排他性与包容性的信息 (An Exclusive and Inclusive Message)
鉴于普救论（universalism）日益增长的吸引力，我们必须坚守救恩唯一的排他性道路：“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徒 4:12，和合本/NRSV）。我们必须抵制向当今世界的多元主义妥协退让的冲动。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切记：在基督里得享新生命的呼召同样具有广阔的包容性——它是赐给“凡接待祂的”所有人。我们务要牢记使徒的劝勉：基督已经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弗 2:14）。各个堂会应当更认真地审视自己所处的地理与社会处境。教会增长运动中的“同质原则”（homogenous unit principle）往往为我们在何处建立教会以及如何运作教会提供合理化借口。然而，我们如何在将福音传给“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事上更加忠心呢？
宗派内的多元性绝不能仅仅停留在“隔离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的各民族/群体堂会层面。各地方堂会自身必须向世人彰显：社会、种族、经济与性别的藩篱确实已被彻底打破。即便世俗文化灌输“唯有隔离但平等的多元文化主义才行得通”，我们也必须见证：上帝使人和好的大爱能将各族各方的人招聚在一起，彼此相爱、互相关怀。这种“在多元中的合一”（unity in diversity），正是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见证性信仰群体的鲜明印记。
教会的使命需要在地方教会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无论是在教会“聚集”（gathered）还是“分散”（scattered）的状态中，宣教使命都应在教会的氛围中自然流露。作为生命目的紧扣福音好消息的子民，我们信徒应当活出满有喜乐与盼望的人生。前来参加崇拜聚会的人完全有理由期望整个聚会洋溢着信心、盼望与仁爱。宣扬“好消息”的使命，应当在一切可能的方式中得以充分彰显。
双重的呼召：布道宣教与社会关怀 (A Two-Part Call)
当门诺弟兄会基督徒从“福音布道”与“社会关怀”两方面兼具的角度来理解福音时，他们在更广泛的基督徒群体中便享有一种独特而宝贵的地位。我们必须毫无保留地呼召人悔改，并在耶稣里经历生命的翻转与重塑。在宣讲这一信息时，我们必须做到清晰明确且在文化上易于被人理解；同时，我们要藉着关怀困苦之人并在更广大的社群中宣告上帝的和平与公义，切实活出福音的社会意涵。
上帝使人和好的慈爱福音是全人、整全的（holistic），涵盖人类经验的属灵、社会、人际关系与身体物质等各个层面。耶稣所成就的救赎大工，是要救赎包括属灵与物质在内的整个受造界。作为和好的使者，我们以言语和行动共同宣告基督救赎大能的整全性。我们必须递上一杯凉水，而且必须奉耶稣的名去递！
在历史上，门诺弟兄会一直是奉基督之名联合开展合作事工以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的领头羊。尽管组织架构在历经变革，但我们与其他再洗礼派宗派通力合作的优良传统必须予以继承和发扬——诸如门诺会中央委员会（Mennonite Central Committee, MCC）、门诺灾难救助服务社（Mennonite Disaster Service, MDS）、门诺互助会（Mennonite Mutual Aid, MMA，现 Everence）、门诺经济发展联合会（Mennonite Economic Development Associates, MEDA）等机构的事工。爱邻舍与顺服基督的主权，既包括口头传扬上帝的爱，也包括藉着我们的实际行动彰显上帝的爱（太 25:31-46）。
培育健康的教会 (Growing a Healthy Church)
我们唯有在教会自身健康的前提下，才能圆满达成教会的使命。门诺弟兄会运用各种工具来促进堂会的健康。健康堂会生活的核心要素包括：
1. 赋能型领导 (Empowering leadership)：一支清楚知道堂会前行方向的领袖团队，能够提供富有远见的领导。领袖们呼召信徒积极投身服事，激励他们，并装备他们承担事工。
2. 恩赐导向的事奉 (Gift-oriented ministry)：这种恩赐的调动与整合，鼓励肢体运用自身所拥有的恩赐，去从事他们最得心应手、最有成效的事工。
3. 充满热忱的灵性 (Passionate spirituality)：这是决定堂会健康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当基督徒满怀热忱、带着日益深厚的委身活出信仰时，教会的健康度就会不断提升。
4. 功能健全的架构 (Functional structures)：保障教会健康运作与恩赐发挥的组织体系。
5. 激发人心的敬拜 (Inspiring worship)：其特征在于信徒全情主动的参与，不论其崇拜形式是偏向礼仪性还是自由开放，偏向现代还是传统。
6. 整全的小组 (Holistic small groups)：不断增长的堂会善用小组团契来提供一个具安全感的花园环境、建立亲密的人际关系，并提供分享属灵经历的平台。这些小组使主内弟兄姊妹在作门徒的道路上不断成长。
7. 以需要为导向的布道 (Need-oriented evangelism)：以接触对象的实际需要为切入点的布道法，就是关系式布道（relational evangelism）。这绝不否定宣教布道以上帝为中心的本质（呼召人顺服上帝的至高主权），而是深刻认识到福音关照生命的每一个层面。
8. 充满爱心的关系 (Loving relationships)：在健康成长的教会中，信徒之间的人际关系流露着高度的彼此相爱，并对教会内外的所有人倾注真挚关怀。
与世界一样广阔的异象 (A Vision as Wide as the World)
从历史上看，我们向来将自己界定为一场“宣教运动”（missionary movement）。这一统摄全局的异象主题，激励了世界各地波澜壮阔的宣教壮举。这也解释了为何在工场上建立的“宣教区教会”（Mission Church）在规模上远远超过了后方的“差传母会”（Sending Church）。作为一个宗派，我们始终展现出甘愿为将福音传遍全球而奉献生命与财物的坚定决心。然而不可否认，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可能在投身普世差传的同时，却忽略了向身边的邻舍以及本社区中与我们不同的人传扬好消息的本分。
在此，我们必须再次强调宣教使命的多维特性。对大使命（太 28:18-20）更贴切的原文字义理解很可能是：“你们无论去到哪里，都要使万民作门徒……”（As you are going, make disciples...，分词 poreuthentes 表明在日常生活的行进之中带出使命）。若然如此，这一宣教责任便落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肩上，无论我们往何处去。
然而，正因为跟从耶稣的呼召是面向所有人的，我们绝不能丧失差遣可靠见证人的紧迫感——不仅要差往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更要差直到地极（徒 1:8）。地方教会有责任激发对困苦之人的怜悯心肠，培育关切失丧世界的宣教异象，为宣教同工与全地迫切代祷，并制定将工人差派到宣教工场的切实计划（太 9:35-10:1）。
第 08 条：基督徒洗礼 (Christian Baptism)
一、信仰宣言条文 (Confession of Faith)
宣告 (Confession)
我们确信，当人领受上帝的救恩恩赐时，当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洗礼是罪得洁净的记号；也是与教会所立的圣约，表明立志靠着圣灵的大能行在基督的道路中。
意义 (Meaning)
水洗是一个公开的记号，表明一个人已经悔改认罪、领受罪的赦免、与基督同死向罪死去、同复活得着崭新的生命，并领受了圣灵。洗礼是信徒归入基督身体（彰显于地方教会之中）的记号。洗礼也是一项誓约，表明立志照着各人所蒙赐的恩赐来服事基督。
资格 (Eligibility)
洗礼是为那些公开宣认耶稣基督为主和救主、并立志作为地方教会肢体顺服跟随基督的人设立的。洗礼也是为那些明白其意义、能够向基督和教会负责，并基于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回应而自愿提出要求的人所预备的。
实践 (Practice)
我们实行由地方教会施行的水浸礼。地方堂会可以接纳那些在宣信信仰后以其他模式受洗的人成为会友。凡声称在婴儿时期受洗、并希望成为门诺弟兄会堂会会友的人，当在宣认自己的信仰后接受洗礼。
经文引证 (Scripture References)
马太福音 3:13-17；28:18-20；使徒行传 2:38；罗马书 6:2-6；哥林多前书 12:13；歌罗西书 2:12-13；加拉太书 3:26-27；以弗所书 4:4-6。
二、神学研读注释 (Commentary)
洗礼是新约圣经中一项极其重要的行动。主颁布的大使命尤为凸显了其非同寻常的分量。在大使命中，唯一的命令式核心动词是“使万民作我的门徒”。这一命令由两个具有解释说明作用的分词短语来具体定义：“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以及“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马太福音 28:19-20）。门徒训练（Discipling）不可分割地包含了施洗与教导。
为何必须施洗？因为洗礼象征并宣告了向过去的死亡、罪恶的洁净，以及融入一个新的信仰共同体。人若不从过去的罪咎与偶像捆绑中得着释放，若不在一个新的信仰圣约群体中重新确立生命的中心，就根本谈不上真正作基督的门徒。基督赋予教会的宣教使命，正是借着为人们施洗，并教导他们恪守耶稣的教训，从而塑造他们成为门徒。
我们必须牢记：初代教会是一场“第一代信徒”的属灵运动，每一个加入教会的人都是第一代归信者。在那个时代，归信与受洗在实质上是紧密交织为一体的事件：信心的决志、圣灵的领受、以及融入教会（受洗），这三者彼此紧扣、几乎同时发生。
新约圣经中有十一处核心经文深刻阐释了洗礼的丰富神学意涵（罗马书 6:3；哥林多前书 6:11；10:2；12:13；加拉太书 3:27；以弗所书 4:5；5:26；歌罗西书 2:12；提多书 3:5；希伯来书 10:22；彼得前书 3:21）。这些经文清楚表明，“洗礼”一词在不同的经文脉络中展现出多重且深刻的侧重点。我们必须逐一严谨考察每一处经文，方能拼合出关于洗礼的完整神学全貌。
1. 洗礼作为归入与联合 (Baptism as Incorporation)
罗马书 6:3、加拉太书 3:27、哥林多前书 10:2 以及 12:13 将洗礼明确界定为一种“归入”与“联合”（incorporation）。
罗马书 6:3 与加拉太书 3:27 将洗礼描述为“受洗归入基督”（baptized into Christ）。这一短语的深层含义是指融入以耶稣为元首的信仰共同体，而绝不仅仅是指开启与基督个人的奥秘联合，或建立一种孤立的私人关系。哥林多前书 10:2 中的平行表述进一步印证了罗马书 6:3 中“归入”的社群性意涵：使徒保罗在谈及以色列人过红海时，称他们是“受洗归入摩西”（baptized into Moses）。这显然不是指信徒与摩西个人建立了某种私人密契关系，而是指他们被完全纳入了以摩西为领袖和元首的立约子民群体之中。
哥林多前书 12:13 更进一步指出，洗礼乃是“受洗成了一个身体”（baptized into one body），即归入以基督为元首的教会。洗礼意味着正式成为这群以基督为首、为领袖的子民中的一员。作为“归入”的洗礼，意味着决绝地割断自己的过去，并与耶稣基督的教会合而为一。使徒行传 2:47 记载“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正是生动描绘了新归信者被真正接纳并融入教会身体的过程。
2. 洗礼作为洁净 (Baptism as Cleansing)
哥林多前书 6:11、以弗所书 5:26、提多书 3:5 以及希伯来书 10:22 将洗礼阐明为一种“洁净”（cleansing）。
在哥林多前书 6:11 中，使徒保罗宣告不道德的生活举止与基督徒的身份全然不相容，因为信徒如今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经文中的“洗净”（washing）历来被普遍理解为指向洗礼。洗礼象征着从罪恶的污秽中彻底得着洁净，这种洁净使得继续沉溺于罪中变得毫无道理、格格不入。
以弗所书 5:26 指出，基督深爱教会的一个明证，就是他“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好使教会在他面前圣洁无瑕、毫无玷污皱纹。这里的“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在解经史上通常被阐释为指向洗礼的水洗。
提多书 3:5 将基督所成就的宏大拯救描述为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此处的“重生的洗”，同样是用洗礼的具象表述来指向救恩，并且在此处与领受圣灵紧密结合在一起。
在希伯来书 10:22 中，基督徒受到恳切的劝勉，当怀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上帝面前：“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身体用清水洗净，正是清晰指向洗礼的施行。洗礼所表达的洁净，使基督徒得以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之上帝的圣洁临在之中。
洗礼代表着脱离罪恶的彻底洁净，这种洁净宣告了昔日生活模式的终结与不合时宜，同时也为信徒坦然进入上帝的同在敞开了大门。洗礼的这一洁净维度，与犹太教的历史传统以及施洗约翰的事工（“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马可福音 1:4）有着深厚的承继与连续性。
3. 洗礼作为合一 (Baptism as Unity)
哥林多前书 12:13、加拉太书 3:27 以及以弗所书 4:5 将洗礼与信徒的合一（unity or oneness）紧密联系在一起。
哥林多前书 12:13 强调，洗礼将众人联合“成了一个身体”，这在教会内部产生了一种深刻的社会学维度的合一。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希腊人，无论是为奴的还是自主的，都在这同一共同体中融为一体，并且“饮于一位圣灵”。加拉太书 3:27 指出洗礼带来了完全相同的变革果效：它消解并跨越了世人之间那些根深蒂固、造成隔阂的关键界线——不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自主的或为奴的、男或女。社会各阶层与不同种族背景的人，都借着受洗归入基督而紧密相联。
以弗所书 4:5 将洗礼与合一并列为同等维度的属灵实质，正如“一个身体、一位圣灵、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上帝”一样。洗礼将背景各异的多元人群融合成一体的圣约子民。洗礼宣告了教会内属天的合一，将原本截然不同、甚至昔日彼此为敌的人，熔铸为同一位基督的身体。
4. 洗礼作为新生命 (Baptism as New Life)
歌罗西书 2:12 将洗礼与在基督里的崭新生命牢牢结合在一起。在基督里生命的丰盛，是借着与基督一同受非人手所行的割礼（意味着受死归入基督的死）、在洗礼中与基督一同埋葬，并借着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之上帝的信实大能作为，与他一同复活而实现的。
因此，洗礼不仅宣告了与过去的彻底诀别，更紧密连结于新生命、上帝之国的生命、以及在基督里满溢丰盛的生命。
5. 洗礼作为得救 (Baptism as Salvation)
在所有论及洗礼的经文中，彼得前书 3:21 是公认极具解释难度的一处经文。它将洗礼与得救直接并提，这是新约圣经中唯一一处如此明确地将二者并置的经文。根据这段经文的论述，基督徒洗礼的水，正是对应（或作为预表性实体）当年在大洪水泛滥中拯救挪亚一家八口出死入生的水。
经文通过一个鲜明的“不是……乃是……”（not/but）对比结构，精准限定了洗礼作为得救的真实内涵：“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上帝面前有无亏的良心”（或译：“并非除掉身体的肉体污垢，而是向上帝立下无亏良心的誓约”）。“除掉身体的污垢”可以理解为指道德层面的洁净，正如雅各书 1:21 所强调的“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这一层含义在随后的短语中得到了强有力的深化：“向上帝立下无亏良心的誓约”。“无亏的良心”（good conscience）与“纯洁的心”（pure heart）完全同义，指的是内在真实的灵性纯洁。洗礼绝不是在事后向上帝乞求一颗无亏的良心，而是出于一颗已经蒙血洁净、存着无亏良心的内在实际所发出的行动。向上帝“起誓/立约”（pledge to God）是一个全人全然向上帝负责、向上帝委身的行动。在这段经文中，水洗的仪节是以内在道德与灵性的真实洁净为绝对预设前提的。
那么，洗礼究竟如何“救”人？其神圣运作机制，大概类似于耶稣在福音书中多次对信靠他的人所说的宣告：“你的信救了你。”救恩的实现既要求神圣的主动恩典，也要求人真实由衷的信心回应。“不是……乃是……”的限定短语，界定了“洗礼拯救人”的真谛：洗礼之所以参与到拯救的历程中，是因为它紧随着真实悔改与洁净的历程，这一历程使人获得无亏的良心，而受洗者正是本着这无亏的良心，在洗礼中向上帝立下终生信靠、顺服跟随的神圣誓约。
6. 洗礼的综合神学意义 (The Meaning of Baptism)
归纳而言，洗礼意味着：那些脱离罪恶得蒙洁净、蒙赐全新生命的人，被正式归入并联合成为基督身体的教会。洗礼所蕴含的每一个神学维度，都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性。
首先，洗礼是一场极具震撼力的社会学事件（sociological event）。它将新信徒融入教会身体，抹平了世上一切因文化、种族、民族、阶级和性别所造成的隔阂与等级差异。洗礼真正在人间孕育出一种全新的圣约团契，使所有人在十字架和平的根基上享有平等的立足之地。
其次，洗礼也是一场极具震撼力的救赎事件（salvation event）。它包含了一个深切悔改、脱离罪咎与邪恶洁净的过程；并且使人连于一种具有全新质感的生命——上帝之国的生命，在基督里丰盛满溢的生命。
新约圣经中所有关于洗礼的经文一致教导我们：洗礼与“归入联合、合一、洁净以及新生命”这些核心概念密不可分。作为耶稣在大使命中所明确指定的“使人作门徒”的首要途径，洗礼具有无可替代的枢纽地位。洗礼将一系列彻底改变人生命的抉择与行动紧密串联在一起：悔改与洁净、融入教会的立约共同体、以及与教会中的属灵肢体合而为一。
在教会历史上，神学家对洗礼的理解往往走向两个极端：要么采纳圣礼观（sacramental view），认为洗礼作为圣事本身能够客观测度地媒介上帝的恩典（甚至产生事功自效 ex opere operato 的效果）；要么采纳象征观（symbolic view），认为洗礼仅仅是一种单纯象征已经发生的内在属灵现实的外在符号。再洗礼派（Anabaptists）历史性地断然拒绝了圣礼主义的因果生效说，坚定选择了象征意义。然而，一种更为全备而平衡的圣经神学视角，则行走在这两种极端之间：洗礼低于圣礼，却又高于单纯的象征（Baptism is less than sacrament, but more than symbol）。洗礼促成了真实的生命改变，这改变既真实反映了神圣恩典的临在，也切实体现了人类信心的现实回应。洗礼之所以能产生这种真实的属灵果效，是因为它与信心的决志（悔改与信靠）以及领受圣灵紧密交织在一起，绝非脱离信心与圣灵而孤立运作。
门诺弟兄会正是使用“记号”（sign）这一纯正的圣经词汇来精准表达这种全备的涵义。在圣经中，“记号”首先指向上帝的大能作为：例如，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大能拯救被称作记号（出埃及记 10:1；民数记 14:11）；耶稣所行的神迹在原文中就是记号（约翰福音 2:11；12:37；20:30）；使徒所行的神迹奇事也是记号（使徒行传 4:16；6:8；罗马书 15:19）。其次，“记号”在圣经中也指向人类顺服上帝的回应行动：例如，以色列人将羔羊的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作为记号（出埃及记 12:13）；吃无酵饼作为记号（出埃及记 13:9）；神将律法佩戴在手上、系在额上作为记号（申命记 6:8）；守安息日作为上帝与属祂子民之间的世世代代的记号（出埃及记 31:13；以西结书 20:20）。
尽管新约圣经并未直接使用名词“记号”来界定洗礼，但从上述圣经脉络来理解洗礼完全切合圣经要旨。洗礼既代表了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主动施行的拯救大工，也代表了人类对上帝浩大作为的全人由衷回应。它是上帝向信徒守约信实的永恒记号，也是信徒立志在上帝的立约子民当中忠心跟随基督的神圣誓约。正因如此，洗礼在人的真实生命中带来了深刻而切实的改变。
三、教牧实践应用 (Pastoral Application)
在教会礼仪（ordinances）的实践领域中，从教义信念过渡到实际操作往往充满张力与挑战，甚至可能比践行其他信仰告白条款更为棘手。以下是我们在洗礼领域践行信仰告白教训时，所面对并必须审慎处理的一些核心牧养议题。
1. 教导的重要性 (The Importance of Teaching)
针对洗礼的属灵意义提供清晰、严谨且充分的教导，对教会而言永远至关重要，尤其是对那些预备领受洗礼的信徒更是如此。
在当今时代，许多决志归主的人并不理解洗礼的必要性，有些人甚至从未亲身观摩或参与过洗礼仪式。深入细致的圣经教导，能帮助他们明白洗礼绝非仅仅是一种走过场的外在肉体仪式。我们渴望受洗者能够真正体会并完全经历到——这一出于顺服基督的庄严行动所带来的全备属灵益处。因此，将洗礼的每一个神学与属灵层面清晰教导、透彻解明，是极为必要的。
我们绝大多数人对洗礼意义的理解，都是随着年日的成长而逐步深化的。正如人生中其他重大抉择一样，当我们对洗礼的内涵有了更丰富的体悟，洗礼在我们生命中的价值也会与日俱增。我们越能帮助信徒使受洗成为一个成熟、深思熟虑且负责任的信仰抉择，这项圣礼对他们个人以及对整个教会所产生的属灵价值就会越发深厚丰盛。
2. 受洗的年龄 (The Age of Baptism)
既然我们确信洗礼是在基督里得着新生命的高度视觉化、公开性的神圣记号，那么在信徒经历归信之后尽早为其施洗，自然是合乎圣经的最正常做法。事实上，在新约圣经中，归信与受洗本就是同一个属灵经验密不可分的两个部分。这是因为初代教会是一场初创的第一代运动，绝大多数加入教会的都是心智成熟的成年归信者。然而，在随后的世代中，随着信徒子女在相当幼小的年龄便表达归信，受洗的年龄界定便成了一个更为棘手复杂的牧养课题。
我们的信仰告白通过确立三项总括性的把关原则，试图应对这一难题：
1. 洗礼是为“明白其意义的人”设立的；
2. 洗礼是为“能够向基督和教会负责”的人设立的；
3. 洗礼是为“基于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回应而自愿提出要求”的人设立的。
这三项原则绝不能进行流于表面的简单化解读；相反，应当结合信仰告白中关于洗礼“意义”的部分来作深入的属灵衡量。例如，受洗候选人应当能够切实表明，他们已经真正理解并在个人生命中经验了阐释救恩的五大核心要义：已经“悔改认罪”、已经“蒙受罪得赦免”、已经“与基督同死向罪死去”、已经“同复活得着崭新的生命”，并且已经“领受了圣灵”。
牧者在现实牧会中常常面临的一种巨大试探，就是妥协退让于家长的期待或社交压力，过早为年幼的孩童施洗。尽管孩童对救恩的单纯理解可能代表了一种真实纯正的初阶属灵经验，但这种经验往往尚不足以构成领受洗礼所必需的成熟理解与契约担当。因此，牧者需要具备极大的牧养敏感度与属灵洞察力：既要小心呵护、避免浇灭年轻信徒内心对主真诚的渴慕，又要竭力防范因给缺乏充分理解的孩童施洗而使神圣的教会礼仪沦于轻浮与庸俗化。
3. 只求受洗却不加入地方教会 (Baptism Without Incorporation into the Local Church)
既然我们坚信洗礼是“信徒归入基督身体（彰显于地方教会之中）的记号”，我们就必然将受洗与加入地方教会的会籍（membership）紧紧捆绑在一起。地方教会正是基督那看不见的身体在历史时空中最具体、最真实的可见彰显。
然而在当今社会，将洗礼与教会会籍割裂开来的文化压力日益剧烈。这种现象深刻反映了当代世俗文化中极端个人主义泛滥的病态趋势。在许多现代人心中，“问责负责”（accountability）与“顺服”（submission）已经成了极难被容忍和接纳的陈旧概念。北美的现代社会完全是由宪法所保障的个人权利至上观念所驱动的，因此对许多初信者而言，“彼此顺服”与“向教会负责”几乎成了如同外星语言般难以理喻的陌生概念。
越来越多的归信者只想受洗，却坚决抗拒融入地方教会——因为地方教会必然要求肢体之间彼此负责、顺服属灵权柄、投身舍己服事，并且在时间与物质财富上尽忠履行基督徒的管家职分。更有一些初信者为自己辩护，宣称自己是“普世教会”的成员，因而不必委身于任何一处具体的“地方教会”。
这一问题的核心根源，在于人们对“归属于具体教会”的必要性与现实意义产生了深刻怀疑。对许多人来说，他们内心深处渴望属于上帝，但对委身于一处特定的地方堂会却退避三舍、犹豫不决。在他们眼中，教会往往被视作一个僵化的世俗体制，被看成是阻碍个人属灵成熟与自由服事的绊脚石，而不是一个坚固、升华基督徒生命与信仰的属灵祝福。
面对这一牧养顽疾，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关键方面进行切实的教导与重建：
• 第一，厘清个人性与个人主义的本质界限：我们绝不能否定基督徒信仰深刻的个人性（personal nature），但我们绝不可将“救恩的个人性”与世俗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混为一谈。信仰是个人对上帝的委身，但上帝从来没有呼召信徒作孤立的属灵个体。
• 第二，彻底教导互为肢体的圣经真理：我们必须持续不断地宣讲并教导圣经的核心真理——基督徒彼此不可或缺，正如身体上的各个器官或组织唯有与其他肢体紧密相连，方能正常发挥功能并维持生命。对于“成为基督身体（教会）的肢体究竟意味着什么”，进行全面、系统且深入的教导，其紧迫性与重要性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
• 第三，悉心建立健康的圣约团契：我们必须更加自觉、专注地去打造有温度、有真理的信仰共同体——在这样的共同体中，每一位肢体都受到真诚的尊重与珍视，各人的属灵恩赐得到确认与成全，信徒在爱中彼此造就、互相劝勉，为基督和彼此舍己服事的心志受到持续的激励。
• 第四，领袖以身作则树立身体生活的榜样：作为教会领袖，我们必须在同工团队彼此相交、以及凡事顺服基督为教会元首的实际生活中，活出肢体生活的真实见证与生命典范。
• 最后，坚持在地方教会公共身体的崇拜脉络中施行洗礼：洗礼必须在地方教会整体会众的聚集见证中公开举行，使其成为全教会共同经历、同蒙坚固的圣洁盛典。任何私人的、小组化、或在营会/退修会中举行的脱离地方教会会众的孤立洗礼，无论对于受洗者个人还是对于教会整体的建造而言，通常都是极不理想的。
4. 重洗（再次受洗）问题 (The Rebaptism Question)
我们的信仰告白明确重申了门诺弟兄会的历史立场：“凡声称在婴儿时期受洗、并希望成为门诺弟兄会堂会会友的人，当在宣认自己的信仰后接受洗礼。”
在牧养实践中，围绕“重洗”往往会引发两个非常具体且敏感的挑战：
挑战一：信徒在生命复兴后质疑早年受洗的有效性
第一种情形涉及这样一类信徒：他们在早年曾对基督作过某种委身并受了洗，但在多年之后经历了翻天覆地的信仰复兴与生命更新。这种强烈的新经历使他们对多年前早期的委身产生严重怀疑。他们可能会认定自己早年的属灵经验（包括当年的洗礼）是虚假或毫无意义的，因而强烈要求再次受洗。
在这种情况面前，牧者的属灵辨识力（pastoral discernment）至关重要。确有少数情况是：该信徒当年确实从未重生，直到如今才第一次真正与基督建立了个人救赎的关系，若是如此，他确实需要接受受洗。然而在更为普遍的情况下，人往往是在经历了人生的风浪、岁月沉淀或重大的属灵突破之后，才真正豁然领悟多年前所作决志的深远内涵。新的人生经历需要与过往的人生经历有机整合，生命才能走向整全与成熟。因此，最合宜的牧养回应，是引导信徒将旧有的恩典历程与全新的复兴更新整合起来，而不是草率否定过去的恩典。已婚的人都能深深体会：当年的婚礼誓约仪式，不可能完全涵盖日后在漫长岁月中逐渐深化的夫妻关系，这种深度的舍己相爱往往是在婚后很久才逐渐体悟出来的。然而，日后深化的感情经历绝不会否定最初的婚约承诺与婚礼，反而正是建立在最初婚约的基石之上。
挑战二：来自婴儿洗礼传统的新加入者
第二个牧养挑战关乎那些来自婴儿洗礼传统、如今希望加入我们堂会的信徒。对于这批人群，往往会引出两个不同层面的实际问题：
其一，原先婴儿洗礼的有效性问题，以及婴儿洗礼与信徒洗礼的关系。
对于当事人的父母而言，当年的婴儿洗礼极大概率是一次充满虔诚、深思熟虑且意义非凡的信仰托付。如果牧者或教会带着傲慢去贬低、贬损婴儿洗礼，或者将这两种洗礼经验进行优劣对立的攀比争辩，是毫无属灵益处且极具破坏性的。更妥善的牧养智慧是：客观承认当年的洗礼所代表的真实意义——那是心存敬虔与善意的父母，在他们所理解的认知限度内，为自己的孩子向上帝寻求最大属灵福祉的真诚举动。在此温和尊重的基调之上，我们便能满有恩典与自由地教导圣经真道：当人成长为心智成熟的个体时，受洗归入基督与教会的真正目的与崇高价值。我们应当努力阐明圣经关于信徒洗礼的启示，同时毫不伤害父母的美好初衷或有益的家庭传统。在举行信徒洗礼的公共仪式上，牧者若能向全堂会众温和说明：这位弟兄/姊妹幼年时曾由敬虔的父母带到上帝面前举行仪式，而今天他/她所作的，则是出于自己成年后的个人成熟宣信与顺服跟随，这往往大有助益。这本身就能转化为一次极佳的圣经真道教导契机，使会众中其他具有类似背景的人同得益处。在许多情况下，极为明智的做法还包括：建议受洗者预先向其家人和亲友坦诚而温和地解释自己作为成年人接受信徒洗礼的心路历程，并诚挚邀请亲友亲临洗礼现场见证这一神圣时刻。
我们还必须体认到：当信徒在少年时期领受坚振礼（confirmation）时若曾作过口头的信仰宣认，并且他们一直将此视为自己对主个人的信心告白时，问题可能会变得更加敏感复杂。换言之，门诺弟兄会的实践是在信徒作出个人宣信“之后”为其施洗；而他们是在作出个人信仰宣认“之前”就已经领受了洗礼——即便他们当年的坚振宣信完全是出于至诚、正直与真实的爱主之心。
其二，未接受信徒洗礼者的事奉与领袖任职资格。
涉及婴儿洗礼者的第二个棘手难题，是关于未重新接受信徒洗礼者在教会中的事奉定位。他们当中许多人是生命高度成熟、在圣经真道上深有根基、并且已经深度投入到我们教会生活中的优秀信徒。然而，由于他们未曾接受信徒洗礼，按照门诺弟兄会的宪章体制，他们无法取得地方堂会的正式会籍。这一困境在现实中常常愈发复杂和混乱，因为不同地方堂会对此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政策：有些堂会对这类信徒在教会中的事奉完全不设任何限制；有些堂会允许他们参与除核心领导职分之外的各项事奉；还有些堂会则严格禁止他们担任任何形式的正式服事岗位。上述每一种做法，都极易在教会内部引发复杂的牧养张力与人际困惑。
面对处于这种张力中的信徒，我们所能做的主要就是以极大的爱心劝勉大家彼此包容、存着忍耐与体谅的心共同寻求上帝的心意。通常随着时间的推移，事情往往走向以下三种可能的结果：
1. 他们在真理的引导和圣灵的感动下，跨越心理障碍，最终乐意接受信徒洗礼（再次受洗）；
2. 他们选择作为参与团契生活的非注册信徒（fellowshipping adherents）继续留在教会，虽然始终不正式加入会籍，但持续在爱中团契；
3. 他们最终因为会籍政策的限制而渐行渐远，转去加入其他对会籍要求更为开放宽松的宗派教会。
第 09 条：主餐（圣餐） (Lord's Supper)
门诺弟兄会信仰告白：释义与教牧应用
(Mennonite Brethren Confession of Faith: Commentary and Pastoral Application)
一、信仰宣言条文 (Confession of Faith)
意义（Meaning）
教会遵照基督的设立领受主餐。主餐指向基督：祂的身体为我们舍弃（擘开），祂的宝血为我们流出，为要向信徒保证救恩的确据，并立定新约。在主餐中，教会认同基督为救赎世人所献上的生命，并宣告传扬主的死，直等到祂来。主餐彰显了所有信徒在基督里的交通与合一。这是一席记念、庆祝与赞美的筵席，坚固信徒活出真实的门徒生命并忠心事奉。
实践（Practice）
为预备进入主餐的团契相通，所有信徒当自我省察。凡明白主餐意义、在言语和生命中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对所在会堂（地方教会）彼此顺服负责、并与上帝及他人活在和好正常关系之中的人，皆受邀领受主餐。新约圣经中的常规模式乃是先受洗，后领受主餐。
经文引证 (Scripture References)
马太福音 26:26-30；使徒行传 2:41-42；哥林多前书 10:16-17；11:23-32。
二、神学研读注释 (Commentary)
新约圣经在四处经文中记载了主餐的设立：马太福音 26:26-29；马可福音 14:22-25；路加福音 22:14-22；哥林多前书 11:23-26。在这些记述中，主餐的涵义藉着五个主题得以阐释。
主要主题（Major Themes）
这四处关于主餐的记述共有三个共通的核心主题：
1. 第一个主题是指着饼说的“这是我的身体”。
2. 第二个主题是将基督的宝血与圣约的立定紧密相联。（马太福音与马可福音作“这是我立约的血”；路加福音与哥林多前书 11 章作“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
3. 第三个主题是将主餐视作对未来的期盼与前瞻。（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作“不再喝……直到那日”；哥林多前书作“传扬主的死，直等到祂来”）。
主餐的核心涵义正是由这三大主题所界定的：
• 首先，主餐指向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受死。
• 其次，主餐是一项圣约事件；它在上帝与上帝的子民之间确立了圣约。
• 第三，主餐指向终末的圆满成就以及弥赛亚的丰盛筵席。
主餐的历史根基构成了理解基督之死与圣约立定的背景。主餐是在犹太逾越节的背景中设立并遵行的，而逾越节正是以色列民藉着出埃及事件获得释放与拯救的伟大历史事件。藉由宝血/死亡成就的拯救，以及上帝与以色列所立的圣约，构成了逾越节涵义的核心要素。在逾越节期间设立的主餐，标志着一场从奴役走向释放的“新出埃及”之揭幕，以及一个“新约”的正式开启。新约的子民，正是那些藉着耶稣基督接受上帝救恩，并进入由耶稣的生与死所建立之圣约共同体的人。
延伸主题（Additional Themes）
除了上述三大核心主题之外，在各段记述中还可见另外两个主题：
第一，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中，杯作为基督赎罪之死的象征，被融入到对“圣约”的阐释中。马太福音记载这“血之杯”是“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马可福音记载是“为多人流出来的”，路加福音则记载是“为你们流出来的”。耶稣之死作为一项立约事件，向圣约的子民赐下了赦罪之恩。
第二，在路加福音与哥林多前书 11 章中，主餐被描述为一项“记念”的行动。它提醒信徒：基督正是为了他们而活、为他们舍命，藉此立定了圣约。
这些主题展现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连贯一致性：基督在过去的受死，成就了当下的赦罪并立定了新约，而这约必将在未来迎来终极的圆满。
圣约的涵义与要求（Covenantal Implications）
除了四处叙事经文对主餐的阐述外，保罗在哥林多前书 10:14-22 与 11:27-34 中，亦勾勒了对主餐的两项重要阐释。这两项阐释均聚焦于“圣约”这一核心主题。
在哥林多前书 10 章中，保罗正在针对拜偶像的问题展开辩驳。他在阐释中倒转了主餐的顺序，使杯先于饼。牺牲的要素在此处更明确地与圣约主题紧密相联。耶稣的牺牲之死，是为了确立一个圣约——一个合一的圣约、一个身体、一种生命的伙伴相通（partnership of being）。因着基督是一位，基督的身体（即圣约共同体）也必然是一个。主餐在所有领受者之间缔结了深厚亲密的关系。信徒与基督并彼此之间的合一，排除了与偶像背后的诸神立约或相交的一切可能。
在哥林多前书 11:27-34 中，保罗从主餐的角度来阐明教会的本质涵义。基督的牺牲不仅确立了个体与基督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建立了上帝子民的圣约共同体。保罗将“这是我的身体”这一短语解释为指向教会。“分辨是主的身体”（29节）意味着看清“归属基督”与“归属教会”之间密不可分的纽带。若未能在教会中践行合一，就表明此人并未真正归属于基督，因而必招致审判。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在于，信徒漠视自己作为肢体的合一，从而撕裂了上帝藉着基督所建立的圣约共同体。因此，教会肢体蒙劝勉要医治彼此之间的分裂，“彼此等待”，使主餐能够真正彰显在基督里与在教会中的合一。
遵行主餐（Observance）
主餐兼具圣约与记念的性质，这解释了初期教会为何如此频繁地遵行主餐——他们很可能在家庭教会的每一次聚会以及更大型的聚集时都举行主餐。以色列民在逾越节藉着记念出埃及来更新圣约；基督徒则藉着记念耶稣的生与死来更新这约。
意义（Meaning）
在更广泛的基督教会传统中，对主餐的理解往往分为两派：圣礼论（sacramentally，认为主餐中保/传递上帝的恩典）或纯象征论（symbolically，认为它仅仅象征某种内在的属灵实际）。正如在洗礼上的理解一样，我们将主餐诠释为“低于圣礼，却高于纯粹的象征”（less than sacrament but more than symbol）。门诺弟兄会习惯使用“记号”（sign）一词来探讨主餐的意义。它既代表上帝在基督里施行拯救的行动与新约，也代表信徒在与上帝并弟兄姊妹所立的圣约中再次委身守约。在这一圣事中，信徒与基督重聚相交，也与彼此重新连结。正因如此，主餐常被称为“交通/共融”（communion）。它不仅象征团契共同体，也促成共同体（both represents and effects community）——即恢复并深化与基督及与信徒肢体的相通。
主餐也被称为“感恩祭/圣餐”（eucharist，该词字面意思即为“感恩”），因为它庆祝上帝藉着基督所赐下的救恩与圣约，并热切期盼基督国度在终末的完满实现。
它之所以被称为“主餐”（Lord’s Supper）或“主的筵席/主的桌子”（Lord’s Table），是因为它乃是由基督亲自设立，并且是基督亲自邀请信徒前来赴席。
三、教牧实践应用 (Pastoral Application)
主餐拥有悠久深远的历史。主餐的根基深深扎根于以色列民族历史的出埃及事件之中。
历史渊源与铺垫（Setting the Stage）
上帝设立逾越节筵席，是为了提醒以色列民：从埃及的奴役中蒙拯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在逾越节之夜被杀并被食用的羊羔，以及涂抹在圣约子民房屋门框上的羔羊之血，构成了永恒的见证，见证上帝奇妙预备的救恩（见出埃及记 12:1-30）。
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前夕，门徒与耶稣一同吃逾越节筵席。根据祂的吩咐，逾越节的涵义被赋予了全新的转变，用来象征由“上帝的羔羊”耶稣所献上的牺牲与成就的救恩（马太福音 26:17及以下；路加福音 22:7及以下；马可福音 14:12及以下；约翰福音 13:21及以下）。祂的赎罪之死，使动物献祭的需要永远终结。耶稣应许，这场筵席将一直延续到永恒之中；在祂赎罪受死、复活并升天之后，祂将在祂的国度里与祂的新妇——上帝的新子民——同喝新酒（马太福音 26:29）。
因此，当教会聚在一处领受主餐时，它不仅将整部圣经救赎历史重现于记念之中，更将盼望的目光投向那日——我们在乐园中与救主同饮新酒的日子。
教牧应用的必要性 (The Need for Pastoral Application)
圣经就主餐的意义与践行向我们提供了清晰明确的教导，但对于教会生活中浮现的种种实际操作问题，圣经并未提供巨细靡遗的微观细则。践行主餐的呼召在圣经中有清楚的训示；然而，鉴于我们的文化环境与新约时代相去甚远，我们必须在我们当下的时代与地方教会中，审慎思想其意义与践行方式。以下各段旨在回应我们教会所面临的一些实际议题，以帮助我们忠实于对圣经关于主餐教导的理解。
教导主餐意义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Teaching its Meaning）
我们再也不能理所当然地以为，每个参加我们聚会的人对主餐的理解都是相同的。清晰教导我们所理解的圣经关于这顿记念筵席的真理，至关重要。在此需要阐明三个核心要点：
第一，作为再洗礼派（Anabaptists），我们将主餐理解为一项“记号”（sign）事件。 这与其他基督教传统形成鲜明对照：天主教持“变体论”（transubstantiation，主张主餐饼杯经祝圣祷告后，实质上转变成了基督肉身的血肉）；路德宗持“同质论/圣体共在论”（consubstantiation，主张经祝圣祷告后，主耶稣真实的临在存在于饼杯之内、其旁、其间）。
再洗礼派的立场是：主餐是一项“教会礼仪/命令”（ordinance），而非机械传递恩典的“圣礼/圣事”（sacrament）。恩典、赦免、饶恕与新约，并非藉由领受主餐这一仪式本身而被客观测度地赋予（effected）；相反，领受主餐乃是表明恩典已被领受、人们已经进入了新约的关系与圣约共同体中。在主餐中，我们吃喝，是因着“我们是上帝所救赎的子民”这一既定事实。在领受中，我们公开承认基督为我们舍命牺牲，承认我们已被接纳进入上帝的新约子民之中，并庆祝我们在教会中与基督的合一。
第二，主餐本质上是专属于教会的盛事（a church event）。 新约圣经中的常规模式是：洗礼在领受主餐之前。我们历史上的传统做法也始终将受洗作为领受主餐的先决条件。乃是教会在此庆祝自己与基督的合一。我们必须格外谨慎，不可让主餐变质为庆祝基督合一之外的任何事物。例如，我们强烈不赞成在婚礼中藉着领受这象征性的饼杯来象征一男一女在婚姻中的结合。
第三，深入理解主餐的多维时空意涵（context）至关重要。 主餐呼召我们回顾过去，记念在历史中以及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大事；它呼召我们直面当下，对照我们所重生的新生命来省察自己；它呼召我们眺望未来，如此反复遵行，直到历史的终局。
主餐涵盖人类经验的三重时态，其包容万象的深邃本质意味着：我们必须谨慎从事，切不可仓促草率，也不可机械式地带领教会走过仪式。在当今这个人们极少停下脚步反思信仰生活的世界中，主餐呼唤我们进入沉静与深思。在这样的氛围中，庆祝乃是藉由沉思默想，从我们的心底涌流向上帝。
主餐的主持与施行（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Lord’s Supper）
关于谁可以主持与分发主餐饼杯的问题，人们提出了许多疑问：必须有牧师在场吗？谁可以分发/服事饼杯？一个家庭可以在家中举行合乎圣经的主餐吗？主餐可以在远离母会的青年退修会、营会周末或其他类似聚集上举行吗？年老体弱卧床无法出门的信徒（shut-ins）可以在家中或病房私下领受主餐吗？
信仰宣言仅通过推论涉及了这些问题，指出乃是“教会”遵行主餐。由此看来，凡经教会认可与授权的，便可在实践中施行。
此外，新约圣经并未将主餐的主持权专属指定给圣职人员（clergy）。事实上，新约圣经的指向恰恰相反，它确立了“信徒皆祭司”（priesthood to all believers）。然而与此同时，教会拥有“捆绑与释放”（binds and looses）的权柄，因此教会理当提供指引与规范，以维系主餐的纯正完整与圣洁尊严。新约时代的许多教会都在家庭中聚会，主餐通常在小型群体中规律地举行，但他们绝非群龙无首、没有带领者。小型聚集藉着同领主的筵席而将目光完全聚焦于救恩，具有极其亲密而深具感染力的属灵力量。但必须格外留心，绝不可让主餐流于轻率与庸俗化（trivialized）。
举行主餐的频次同样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议题。有些教会传统每周举行，有些每月一次，有些甚至每年才举行一次。许多门诺弟兄会堂会逐渐形成了大约每月举行一次的常规模式。这一模式似乎能有效防范主餐沦为空洞且频繁重复的仪式，同时又提供了足够频密的机会，让信徒抒发对救恩的感恩与喜乐。
在我们的传统中，主餐通常采用切碎的薄饼与葡萄汁作为圣餐元素。尽管我们绝大多数教会已不再使用葡萄酒，但仍有部分堂会选择沿用葡萄酒。在当今这个无论出于自愿节制抑或戒瘾戒酒（clinical abstinence）都十分必要的时代，这一点同样需要审慎考量与评估。偶尔变换饼的形式（例如使用整块擘开的饼或不同质地的饼），或许有助于强化一个观念：饼杯是记号而非实体本身。举行主餐的场景亦可有所不同。偶尔将主餐与爱筵（共同进餐）结合起来，使信徒与上帝的相交以及信徒彼此之间的团契相通并列彰显，不失为一个切实可行的做法。
领受主餐的资格与参与（Participation in the Lord’s Supper）
近年来，有些堂会选择邀请尚未受洗的信徒一同领受主餐。这引发了一系列疑问：究竟谁受邀领受主餐？谁可以参与其中？这一议题可从几个层面来探讨：
第一，必须明确确立：这是“主的筵席”。 祂是筵席的召集者，是祂邀请我们前来赴席。参与者乃是那些听从呼召成为上帝子民、成为基督新妇、成为教会的人。这份邀请带有一种非常明确且刻意的“排他性”（exclusiveness）。唯有那些经过深思熟虑、亲自决志信靠耶稣为救主、为自己的罪真实悔改、并蒙受了赦罪之恩与永生盼望的人，才受邀来到主的桌前。
第二，关于预备成熟的年龄（age of readiness）。 年轻的基督徒到何种年龄才算成熟到可以领受主餐？信仰宣言如此表述：“凡明白主餐意义、在言语和生命中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对所在会堂负责受彼此监督、并与上帝及他人活在合宜正常关系中的人，皆受邀领受主餐。”
孩童的思维通常具象多于抽象。要明白主餐的意义，意味着必须具备将“历史事件”与“象征记号”区分开来的能力。信仰宣言在陈明主餐“指向基督”以及在主餐中“教会认同基督的生命”时，便隐含了这种认知成熟度的要求。
当尚未进入青春期的孩童及其父母急切要求参与主餐时，牧者进行温和的牧养探访、一同重温研读信仰宣言的内容，乃是明智之举。牧者当充分肯定孩子们对基督的爱以及跟从、顺服基督的心愿。这可以成为深入对话的基石，帮助他们开始明白目前尚无法完全参透的真理。在此过程中，温和宽慰孩子、让他们明白适度的等待将会带来更成熟、更喜乐的领受体验，通常是最合宜的牧养之道。
第三，领受主餐前当自我省察的呼召。 如果自我省察的结果显示需要认罪或与人和好挽回关系，最理想的方式是立即予以处理。会堂中的每一位信徒都当活在彼此守望、互相负责的圣约关系中。哥林多前书 11:27-32 暗示：一旦施行了悔改与认罪，就当受到鼓励前来领受主餐；而若拒绝悔改，则是不可领受主餐的正当理由。如果因现实条件所限，与人和好或公开认罪必须在主餐之后才能完成，那么心中立定志向尽快去行，便已是领受主餐的充分预备。
第四，教牧辅导与恩典的平衡。 这一问题还有另一面，极需教牧辅导与智慧带领。从本质上讲，主餐正是为我们这些带有罪性烙印的世人设立的。受邀来到这筵席前的，乃是蒙恩得救的罪人。如果我们过分强调道德上的完美无瑕，而轻忽贬抑了基督救赎恩典的大能，我们就会不由自主地将注意力完全聚焦于自己的“不配”，而无法欢庆我们在上帝面前作为蒙收纳之儿女的崭新身份。
最后，我们因深知上帝鉴察每位信徒的内心与隐秘生活而大得安慰。有些人自觉不配而不敢领受，另有些人虽不配却依旧前来领受。归根结底，这是上帝的筵席，凡在祂桌前所发生的一切，上帝自己是终极的裁判者。
四、文献说明 (Bibliographical Note)
注：在北美门诺弟兄会总会（Canadian and US Conferences of Mennonite Brethren Churches）编印出版的《门诺弟兄会信仰宣言：注释与教牧应用》原版手册中，本条（第 9 条：主餐）文末并未附带独立的参考书目或延伸阅读清单。本译本严格忠于原版文本结构，未作删添。
第 10 条：门徒生涯 (Discipleship)
门诺弟兄会信仰宣言：注释与教牧应用
(Mennonite Brethren Confession of Faith: Commentary and Pastoral Application)
一、信仰宣言条文 (Confession of Faith)
跟从耶稣（Following Jesus）
我们确信，耶稣呼召那些体验过重生喜乐的人作为门徒来跟从祂。基督借着呼召跟从祂的人背起十字架，邀请他们弃绝世俗不敬虔的价值观，并将自己奉献给上帝，过服事的生活。内住在每一位基督徒心里的圣灵，赐力量给信徒，使他们能够胜过罪恶本性的行为与态度。门徒满怀爱与感恩，以顺服上帝为乐。
联结于独特的共同体（United in a Distinct Community）
基督徒享有与上帝及其他信徒相交的团契。在受洗时，信徒加入地方教会，立志建立基督的身体，并为基督徒盼望的福音作见证。在共同体中，肢体借着结出圣灵的果子、运用属灵恩赐，并在基督徒生活的诸般操练中操练彼此问责，从而在生命中渐渐成熟。基督徒在教会共同体的生活中认罪、悔改，并经历上帝的恩典。
彰显真实的信心（Demonstrating True Faith）
耶稣教导说，门徒之路乃是舍己之路，并应许赐福给那些为义受苦的人。门徒当抵挡世俗的价值观与体系、罪恶的本性以及魔鬼。门徒慷慨施予，拒绝将财富奉为神明的物质主义（拜金主义）。门徒以怜悯与温和待人，拒绝以暴力手段回应不公义。门徒说诚实话以造就他人，拒绝虚谎、粗俗与轻浮妄语；他们力求避免诉诸法律诉讼来解决个人恩怨，尤其是在信徒之间。门徒持守性纯洁与婚姻忠贞，拒绝婚前与婚外的不道德性关系，以及一切同性性行为。作门徒，意味着在日常生活中对耶稣全然忠诚。
经文引证 (Scripture References)
诗篇 1篇；119篇；阿摩司书 5:24；马太福音 5–7章；18:15–20；马可福音 8:34–38；约翰福音 8:31–32；13:34–35；15:14–15；使徒行传 2:41–47；罗马书 1:24–32；8:1–30；12章；哥林多前书 6:9–11；11:1；12:1–13；哥林多后书 8–9章；加拉太书 2:20；5:16–26；6:1–2；以弗所书 4:11–12, 15–16；5:1, 18；腓立比书 2:6–8；歌罗西书 3:1–17；帖撒罗尼迦前书 4:3–8；5:17；提摩太前书 1:9–11；2:1–8；4:6–8；提摩太后书 3:14–17；希伯来书 12:1–3；13:4–5；雅各书 1:22–27；4:7；彼得前书 2:20–25；3:15；5:8–9；约翰一书 1:3, 6–9；2:15–17。
二、神学研读注释 (Commentary)
耶稣曾吩咐门徒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马太福音 28:19-20）。我们将这称为“大使命”。耶稣呼召人们效法祂一生对上帝的全然委身。门徒生涯（Discipleship）包含意志的决断行动，即立定心志按照圣经的教导，作为基督的跟从者度日。门徒生涯具体涵盖四个核心维度：在个人层面对耶稣全然委身以跟从祂、与其他信徒联结在独特的共同体中、藉由属灵操练在基督里渐长成熟，并通过顺服的生活方式彰显真实的信心。
跟从耶稣（Following Jesus）
门徒生涯始于对耶稣基督作为主和救主的个人信心委身。圣经将这一委身称为“重生”（约翰福音 3:3-8；彼得前书 1:3）。当人们将自己委身于耶稣基督时，他们便领受了永生的恩赐（约翰福音 1:12），并立志照着耶稣的生活方式而活（约翰一书 2:4-6）。真正重生的标志之一，就是渴望顺服耶稣的诫命。
在当代世界中，对于不熟悉基督教的人来说，“门徒生涯”（或“作门徒”）这一词汇可能显得陌生。然而在耶稣传道的时代背景中，跟从师傅或成为门徒的概念却是极为普遍的日常现象。门徒就是委身向宗师求教学艺的学徒门生。耶稣所赋予的门徒之道，不仅包括学习领会祂的教训，更包括藉由效法祂的生命，立志跟从耶稣的脚踪行。在本条中，我们旨在阐明跟从或效法耶稣的具体内涵。
门徒不效法这个世代的样式，而是更新心意与生活，立志讨上帝的喜悦（罗马书 12:1-2）。“现今的世代”（present age）与“上帝统治的新纪元/新世代”（new age）相对立的概念，源自使徒保罗的神学思想。保罗所说的“这世界”，是一个由企图掌控并扭曲人类思想的政治与属灵权势构成的复合体系。保罗谈到了一场争夺人类心智的激烈交锋（哥林多后书 10:4-5）。在他眼中，这是一场在信徒与跟从罪恶国度掌权者的属灵邪恶势力之间的争战（以弗所书 2:1-3；6:10-18）。现今的世代与新世代形成鲜明对比，后者乃是上帝掌权之国度的突破性降临（inbreaking reign of God）；这一国度已经开启（哥林多后书 5:17），但尚未完全显明（处于“已然未然”的救赎张力之中）。
在上帝掌权的这一新纪元中，门徒的鲜明标记是仆人式的生活方式。服事既涵盖敬拜上帝，也涵盖满足人类的需要。真正的虔诚既包括赞美上帝，也包括服事同胞邻舍（希伯来书 13:15-16；雅各书 1:27）。
所有信徒都受了圣灵的洗（哥林多前书 12:13）。所有信徒都领受了圣灵（罗马书 8:9），并且所有人都蒙召要持续不断地被圣灵充满（以弗所书 5:18）。被圣灵充满，实际上等同于顺服基督的诫命。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有责任活出上帝儿女的样式（罗马书 8:12-17）。保罗使用了脱去罪恶的生活方式、穿上公义行为的比喻（以弗所书 4:17–5:21；歌罗西书 3:5-17）。他也提出了将旧人治死、穿上新生命的比喻（罗马书 6:1-4）。
联结于独特的共同体（United in a Distinct Community）
门徒生涯绝非遗世独立的孤旅。当耶稣最初呼召门徒时，那不仅是呼召他们个人跟从祂，更是呼召他们加入一个门徒跟从者的共同体。在崇尚极端个人主义（rugged individualism）却又深感个人孤立无援与软弱无力的当代文化中，走向共同体的呼召带来了真实的盼望。圣经教导我们，共同体是困乏艰难之人的支持与鼓励之源（加拉太书 6:1-2）。在共同体中，信徒应当彼此守望问责、互相担当负责（马太福音 5:23-26；18:15-20）。
我们教导，洗礼不仅是个人在基督里得着新生命的见证，更是一项加入基督身体（具体彰显于地方教会堂会会众中）的圣约委身（哥林多前书 12:13；使徒行传 2:41-47）。藉由洗礼与成为教会会友，门徒确认了自己建立基督身体的使命与职责（以弗所书 4:16）。每位信徒都蒙召为基督作见证（使徒行传 1:8）；与此同时，教会作为一个群体，也借着其宣讲与生活方式共同向世人作见证。
在基督里长进（Growing Up into Christ）
作门徒是在知行合一的实践中学会的。基督徒借着操练经典的属灵操练（灵性操练），在信心中扎根成长。圣经是信徒信仰与行事为人不可动摇的指南。耶稣的跟从者当留心听从圣经的训诲，研读、默想并背诵上帝的话语（约书亚记 1:8；诗篇 1:2；19:7-14；119:9, 11, 105；提摩太后书 2:15；3:14-17）。
在与敌对基督的世俗体系的冲突中，祷告是保护并坚固信徒的得胜利器。基督徒藉由祷告与上帝相交交通。祷告与禁食为信徒抵挡魔鬼权势的属灵争战赐下力量（马可福音 9:29；以弗所书 6:10-18），并成为圣灵引导教会前行道路的关键途径（使徒行传 13:1-3）。信徒在祷告中向上帝祈求作忠心见证人的勇气（使徒行传 4:29-30；歌罗西书 4:4）。祷告使人得享与上帝的深契相交，并在受试炼的艰难时刻赐下安慰。
在当代教会中，认罪在很大程度上演变成了一项纯粹私人的行为。从历史上看，这种“私人化”的成因至少有两方面：其一，宗教改革时期的抗罗宗（新教）为反对中世纪罗马天主教会告解礼（confessional rites）的弊端，彻底取缔了这一群体仪式；其二，虽然彼此认罪是早期再洗礼派（Anabaptists）的鲜明特征，但后来过于律法主义式的“绝罚/禁绝交往”（banning）以及其他极端的教会纪律形式，也促成了当今认罪走向极端私人化的局面。然而，圣经的教导十分清晰明白：信徒应当“彼此认罪，互相代求”（雅各书 5:16）。
在共同体内部操练分享资源，也是门徒的显著特质。肢体当善用各自的属灵恩赐来建立基督的身体（罗马书 12:3-8；哥林多前书 12:7）；当按着缺乏者的实际需要分享物质资源（申命记 15:7-11；哥林多后书 8:13-15）。
圣经教导我们：成长既是上帝白白的恩赐，也是个人与群体操练的果实。这二者的并置交织，在腓立比书 2:12-13 中体现得最为透彻。从人的角度来看，在基督里的成长需要付诸努力——具体而言，就是对顺服的呼召作出回应；而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成长是一份恩典的赏赐——是上帝亲自定意并在信徒心里运行作成的美工。
彰显真实的信心（Demonstrating True Faith）
新约圣经毫无疑问地显明，两种针锋相对的体系正在争夺人类的灵魂。加拉太书 5:16-26 不仅列举了相互对立的生命特征清单，更生动描绘了圣灵与肉体情欲（罪恶本性）之间的激烈交战。在约翰一书 2:15-17 中，我们读到爱世界的心与爱父的心是势不两立的。在一个推崇多元主义与包容宽容的世界中，圣经关于两大体系冲突的信息听起来或许有些“不合时宜”；然而，今日的冲突即便有时更加隐蔽、不易察觉，这场争战在我们的时代却实则更为激烈残酷。
对耶稣而言，作门徒的本质在于向自我死（对己死，舍己，马可福音 8:34-38）。耶稣深知自己的使命必然不可避免地引向十字架上的受死。作为基督徒，我们确信耶稣的死具有无可替代、永不可重复的代赎性特质。罗马书 5:6-11 教导我们，基督是“为我们死”。
耶稣同样教导说，祂对自我的舍弃是门徒当效法的典范。从定义上讲，“向自我死”必然要求舍己。舍己包含一种放弃坚持个人自辩伸冤权利的心态。背负十字架，则是无论付出何等代价，都将这种心态付诸顺服耶稣的实际行动。对历代与当今的许多信徒而言，背负十字架曾经意味着、如今也依然意味着遭受逼迫与殉道。承认并接受基督的主权，就是将我们生命的掌控权从“自我”的手中挪开，全然交托在上主的主权慈爱之中。作为基督的仆人（甚至“奴仆”），我们蒙召跟从耶稣直至受死，毫无保留，不顾个人的安逸与安危。
第 10 条列举了若干对比鲜明的陈述，从实际生活的角度具体刻画了“向自我死”的真谛：门徒拒绝物质主义（拜金主义），作财务资源的忠心管家（见第 15 条）；门徒拒绝暴力，践行基督徒爱与非抵抗的崇高呼召（见第 13 条）；门徒拒绝欺诈虚谎的行径，蒙召藉由言语诚实以及在商业贸易中秉公行事来彰显诚信正直（见第 12 条）；门徒拒绝不道德的行为，立志持守性纯洁（见第 11 条）。
总而言之，跟从基督必须在实际生命中彰显出来。历代教会都在见证这一真理。当年有一位信徒为了继续从事异教行业而辩护，宣称“我总得活下去啊”，早期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反问道：“难道你非活不可吗？”再洗礼派改革先驱汉斯·登克（Hans Denck）曾留下名言：“若非在生活中跟从基督，无人能真正认识祂。”在二十世纪，德国神学家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在其名作《追随基督》中写道：“十字架摆在每一个基督徒面前……当基督呼召一个人时，祂是吩咐他来，为祂而死。”
三、教牧实践应用 (Pastoral Application)
作门徒是所有信徒的普遍常态。门徒生涯意味着每位信徒都蒙召去跟从、学习并效法基督。对基督的委身敬虔与属灵成长绝非少数“属灵精英”的特权。教会的使命是接纳处于门徒旅程不同阶段的人，并激励他们向着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迈进。
榜样示范的门徒造就（Discipleship as Modelling）
我们的信仰宣言申明，门徒生涯包含联结于一个独特的共同体——地方教会。这意味着与其他门徒进入彼此立约的圣约关系，而绝非仅仅成为一个机构体制性活动项目的参与者。“效法/模仿”（Imitation）是圣经关于门徒之道教导中的核心概念。上帝的子民蒙召要像上帝一样，效法上帝的品格与作为。主耶稣邀请跟从祂的人“学我的样式”；使徒保罗吩咐基督徒效法他的榜样，如同他效法基督一样。
当成熟的基督徒在初信者（年幼信徒）的属灵旅程中与他们并肩同行时，门徒造就便得以真实发生。行之有效的榜样示范，需要人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频繁的深入接触。当信徒一同经历各种人生境遇时，他们便有契机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基督徒的态度、价值观与言行举止，并共同探讨指导基督化生活方式的属灵原则。门徒造就还包括学习操练能促进灵命长进的各项属灵纪律，其中包括规律的祷告、查经、默想、与其他基督徒团契相交，以及分享自己的信仰见证。良师益友的导师关系（mentoring relationship）为这些操练中的彼此守望问责提供了具体的成长场景。当堂会会众有意识、有计划地推动这种门徒导师关系时，整个教会都必得坚固。
基督徒积极正面的榜样示范，也应当在血缘家庭中扎根实践。教会应当高度重视保护与滋养家庭，并激励家庭在日常生活中活出始终如一的门徒见证。与此同时，教会应当避免越俎代庖，替家庭承担本属于家庭自身的属灵职责。教导父母深爱子女，并勇于承担在信仰中养育教导儿女的责任，乃是在教会内部培育属灵健康的人格与建立健全人际关系的关键所在。
当今文化盛行的氛围过度鼓吹个人独立与极端个人主义。为了抵御这一世俗风气，许多教会正在大教会家庭内部大力发展小组团契。小组为深化肢体关系、促进属灵成长、满足特殊关怀与支持需求、在安全信任的氛围中持守彼此问责，以及提供操练和磨砺事奉技能的机会，提供了一个极为切实的途径。
发展形式多样的小组与事工团队，有助于满足教会家庭内部的多元需求，且每一个群组都能成为门徒造就的有效平台。即便是事务导向（事工性）的小组，只要他们在处理事务的过程中注重建立肢体关系，也能化为门徒训练的宝贵契机。教会群体更应当乐于坦诚分享：自己的信仰是如何切实影响并指导日常所作出的各项决定的。
门徒生涯与守望问责（Discipleship and Accountability）
作门徒必然意味着在共同体中彼此守望问责。这种问责可以在多个层面上实践。一对一的相交关系与小组团契能够为彼此鼓励、挑战、劝戒与纠正提供极佳的土壤。新约圣经教导我们，每位信徒的态度与行为都会直接影响整个基督身体的生命活力。教会的会众纪律（Congregational discipline）旨在服事并挽回教会中那些深陷罪恶捆绑的人。执行纪律绝不可出于敌意、冷酷或排斥的心态，而必须始终本着基督的爱来施行，其唯一的宗旨乃是促使人知罪、悔改并得着全然的修复与挽回。必须格外审慎地以对相关经文和上帝所设定的教会纪律法则的清晰理解，来落实这种群体的守望问责。与此同时，教会领袖与会众也应当充分了解此类纪律问责在当代公民社会中可能涉及的各项法律问题。
门徒生涯与从世界分别（Discipleship and Separation from the World）
主耶稣吩咐跟从祂的人要“在世，却不属世”。然而，有些人将这种“分别”（separation）误解为文化上的自我隔绝和对特定文化活动的一味回避。他们将作门徒与一种刻板僵化的生活方式划等号——似乎生活越苦修严苛，就越显得属灵敬虔。我们的信仰宣言则旨在将“不效法世界”（non-conformity）阐释为一种积极的呼召，即从世俗不敬虔的价值观与邪恶败坏的行径中分别出来。当门徒将自己全然奉献给上帝，使自己的价值观与上帝的价值观相吻合、使自己的生命与上帝的救赎旨意相一致时，他们就被分别出来归主为圣了。
门徒虽从恶行中分别出来，但绝不可与爱世人的实际需要相隔绝。信徒蒙召在这个迷失的世界中作盐作光。肩负救赎使命的敏锐门徒，必然生活在一种张力之中：既要在社会群体中发挥积极的感化力，又要面对并兼顾其他信徒的期望与顾虑。在当年的宗教律法主义者眼中，耶稣出入的无疑是“错误的地方”，交往的也是“错误的人”。然而，耶稣既没有姑息纵容罪人的罪性，也没有任凭罪人继续滞留在声名狼藉的罪恶泥潭之中。
耶稣所祈求的，不是天父将门徒从这世界上撤离，而是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这需要极大的牧养智慧与属灵敏锐度，来教导门徒远离邪恶本身，但不必切断与那些深受恶者摧残辖制之受害者的一切联系与关怀。
日常生活中的门徒实践（Discipleship in Everyday Life）
耶稣教导说，门徒之路乃是舍己之路。跟从者背起十字架，就是在人生的各种处境中有意识地定意去代表基督、活出基督。他们选择尊重其他信徒为在基督里同蒙创造与救赎的肢体；他们乐意为他人的益处付出时间与关怀，并为他人的福祉慷慨解囊；他们存着尊重之心对待其他信仰的人，并深切体认到：能够分享自己的时间、金钱与财物来广传福音并周济困苦穷乏之人，乃是一项无比宝贵的恩典与特权。
门徒学习说造就人、鼓励人的恩惠言语，远离有害伤人的话语。当他们在令人不快的棘手处境中必须说出真理实情时，他们会存着温柔与爱心来说。他们立定心志为人诚实，在商业交往以及面对政府部门时杜绝闪烁其词、推诿遮掩。当发生人际冲突时，门徒全力致力于促进和好与和睦。
新约圣经教导信徒不可为了解决冤屈纠纷而将其他信徒告上法庭。在过去，一些门诺弟兄会信徒曾将这些教训一刀切地理解为基督徒绝不可出庭打官司。经过更深入的研察，我们看到基督徒之所以不可彼此对簿公堂，是因为在公义的审断上，争端双方本应顺服于同一位至高权威——上帝。然而，当面临必须纠正的不公义事件，而另一方并不顺服上帝的法则与权威时，圣经对于当如何行并未作硬性规定（保持了沉默）。在现实生活中，信徒也屡屡被传唤出庭作证或应诉。
教牧人员需要懂得如何就诉诸法庭的问题提供适切的牧养辅导。我们确信，基督徒门徒当维护我们社会中的司法公义体系，包括在确有必要时与非信徒对簿公堂——只要这样做是为了社会的公共福祉与正义，而非出于个人的报复。
信徒在人生与教会生活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冲突。他们必须在彼此相爱的同时，寻找既不破坏人际关系、又不阻碍上帝对教会心意旨意的解决之道。在社会当中，基督徒必须主动采取行动捍卫弱势群体、为遭受不公者仗义执言，并致力于寻求化解争端、促进和解的方案。
门徒在日常生活中跟从耶稣所作出的某些抉择，往往会使个人的计划、期望、抱负和切身利益付出极大的代价。然而，当信徒在作门徒的道路上不断长进时，他们对上帝的爱也日益深厚，并经历到与主耶稣之间无比亲密的相爱——这如同“觅得重价的珍珠”。当他们藉由基督释放人的救赎大工以及圣灵使人成圣的更新作为，被塑造成身量成熟的门徒时，他们便深知何为真正的喜乐、平安与生命的丰盛满足。
四、文献说明 (Bibliographical Note)
注：在北美门诺弟兄会总会（Canadian and US Conferences of Mennonite Brethren Churches）编印出版的《门诺弟兄会信仰宣言：注释与教牧应用》原版出版物中，本条（第 10 条：门徒生涯）未附带独立的延伸阅读/参考书目清单。正文中涉及的关键神学文献与历史引证（包括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再洗礼派先驱汉斯·登克［Hans Denck］、二十世纪德国殉道神学家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的名著《追随基督 / 门徒的代价》［The Cost of Discipleship / Nachfolge］等）均已在正文注释中详尽呈现。本中文译本严格忠于原版文献之完整结构与思想。
第 11 条：婚姻、单身与家庭 (Marriage, Singleness, and Family)
一、信仰宣言条文 (Confession of Faith)
我们相信，婚姻与家庭皆由上帝所设立。教会既祝福婚姻，亦肯定并祝福单身，并鼓励家庭在爱中不断成长。
婚姻 (Marriage)
婚姻是一种圣约关系，旨在使一男一女一生结合。在创造之初，上帝设计婚姻是为了让人彼此为伴、在性方面合而为一，以及生养并抚育儿女。性亲密唯有在婚姻之内才具有正当性。婚姻的特质当体现为彼此相爱、忠诚与顺服。信徒不应与非信徒结合。
信仰共同体祝福并维系婚姻关系，并竭尽全力促使陷入危机的婚姻重归于好。然而，人性的罪性有时会导致离婚，这是对上帝设立婚姻原本心意的违背。上帝的家当本着真理与怜悯，在不断持守合乎圣经的婚姻忠贞理想的同时，为经历破碎者带来盼望与医治。
单身 (Singleness)
单身与婚姻同享尊荣，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更为可取。教会应当祝福、尊重并完全接纳单身人士。保持单身者可以享有独特的契机以拓展上帝的国度。上帝呼召所有人——无论是单身还是已婚——都要过圣洁贞洁的生活。
家庭 (Family)
上帝的心意是让人在生命各个阶段的家庭关系中都充满爱。儿女是上帝所赐的产业与恩赐。敬虔的父母应当在信仰中教导并抚养儿女。父母当以智慧和爱心管教儿女，不可惹儿女的气。儿女应当孝敬并顺从父母。
经文引证 (Scripture References)
创世记 1:26-31；2:18-24；5:1-2；12:1-3；出埃及记 22:16-17；利未记 18:22；20:13；申命记 6:4；24:1-4；诗篇 127:3-5；箴言 31章；马太福音 5:32；10:34-39；19:3-12；22:23-33；马可福音 3:31-35；7:9-13；10:6-11；路加福音 16:18；罗马书 7:2-3；14:12；哥林多前书 7:8-40；哥林多后书 6:14-15；以弗所书 5:21-6:4；提摩太前书 3:1-13；5:3-16；希伯来书 13:4；彼得前书 3:1-7。
二、神学研读注释 (Commentary)
引言
圣经教导，婚姻的圣约委身旨在建立一段终生的伴侣关系，并为抚育儿女提供适切的环境。有些人不会结婚，圣经教导单身人士能够处于不受家庭生活纷扰、专心事奉主的位置。圣经禁止离婚，为离婚的发生而哀痛，严格限制再婚，但同时也表明，对经历离婚之人的牧养关怀应当包含饶恕以及恢复团契相交。第11条正是阐述婚姻、离婚、单身与家庭的相关课题。
婚姻 (Marriage)
旧约中的婚姻
上帝创造了具有性别的受造物——男人与女人（创世记 1:27）。创造叙事彰显了造物主对男女的精妙设计。无论男女，人类都被赋予了“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创世记 1:28）的使命。那人（亚当）独居不好；上帝看明他需要一个相称的帮手作他的伴侣（创世记 2:18）。经文叙事教导：“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创世记 2:24）。在起初这一纯洁无瑕的状态中，人类第一对男女赤身露体，并不觉得羞耻（创世记 2:25）。
这段经文叙事启示了婚姻的多重神圣旨意与基本原则：
1. 回应人类对亲密相通的渴求：婚姻设立之初，正为回应人类心灵深处对亲密关系的切慕；男女被造，原本就是要成为彼此扶持、休戚与共的终生伴侣。
2. 孕育生养儿女的神圣土壤：婚姻为繁衍后代设立了正当而蒙福的圣洁保障；生养众多是创造秩序中不可或缺的神圣托付，这秩序曾被上帝亲自称赞为“甚好”（创世记 1:31）。婚姻正是维系家庭的基石。
3. 确立崭新家庭单元的起点：创世记经文明确教导，人结婚时当“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以此建立独立而崭新的家庭圣约。
4. 两性身体结合的唯一正当场域：夫妻二人借着身心灵的深度连合，在上帝面前真正成为“一体”。
5. 蒙受圣洁欢悦与全然释放的神圣赐福：夫妻间的亲密结合深蒙上帝所赐圣洁喜悦的祝福；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在婚姻的圣约之内得享一种坦荡敞开、毫无顾忌的全然释放与彼此悦纳。
6. 一生一世、一对一的忠贞独占性委身：尽管在旧约历史中后世圣徒曾出现纳妾多妻的悖离现象，但创造的原初秩序从未认可多妻制度具有任何良善的价值。
7. 一男一女、异性结合的神圣定则：圣经启示的婚姻本具异性结合的本质。上帝设立的创造秩序断然排除了同性结合的可能，同性结合决不可能承载唯有男女婚姻才配得享有的美善与神圣祝福。
创世记第3章关于堕落的叙事表明，罪玷污了受造界的良善。这种扭曲表现在人类第一对夫妻之间的隔阂与疏离，并且因着罪的咒诅，这种疏离注定会继续困扰后世的夫妻。妻子面临生产的苦楚，以及与配偶关系中的痛苦——其特征表现为妻子恋慕丈夫，而丈夫必管辖她（创世记 3:16）。
律法典章进一步强化了创造的定例。十诫中明确禁止通奸（出埃及记 20:14；申命记 5:18）。圣经中详尽的性道德律例严禁乱伦与同性结合（利未记 18章列举了一系列相关禁令）。摩西律法始终认定：婚姻是一男一女之间终生的圣约。
旧约的历史叙事也揭示了婚姻所面临的复杂困境。亚伯拉罕纳夏甲为妾（代孕）导致了他与撒拉关系的严重恶化，这不仅给撒拉带来了巨大的内心痛苦，更导致了日后以色列人与以实玛利后裔之间的长久敌对与疏离。雅各的妻妾在嫉妒与偏宠中苦苦挣扎。大卫虽是合上帝心意的人，却效法古代近东的专制君王纳了多位妻妾，最终不得不承受家庭内部骨肉相残、纷争不断的恶果。其子所罗门试图通过迎娶一千个妃嫔来巩固其王权，最终导致了严重的属灵堕落。
先知们常常借用婚姻圣约所要求的忠贞，作为一面镜子来指责以色列对耶和华的不忠。何西阿娶淫妇为妻，以此生动体现耶和华在与以色列立约中所经历的背叛与伤痛。玛拉基则严厉谴责丈夫对幼年所娶之妻的不忠与背信（玛拉基书 2:14-16）。
智慧文学——尤其是箴言、传道书与雅歌——讴歌了婚姻的喜乐。箴言将美满幸福的婚姻称为耶和华的恩赐（箴言 12:4；18:22；19:14）。传道书教导人当与所爱的妻快活度日（传道书 9:9）。雅歌则尽情颂扬了亲密关系中身体与感官的欢悦。
新约中的婚姻
当耶稣教导婚姻时，祂将教训扎根于创造的典章与定例之中（马可福音 10:6-9）。耶稣重申了婚姻伴侣的男女两性特质、婚姻结合所达致的合一性，以及圣约委身的恒久性。耶稣始终肯定婚姻是来自上帝的恩赐。
对以弗所书 5:22-33 及歌罗西书 3:18-19 中保罗“家规”（household rules）的最佳诠释，当认识到保罗教导的颠覆性与革命性特征。保罗将妻子视为具有独立道德位格的个体，呼召她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一呼召是更广泛的“彼此顺服”（以弗所书 5:21）原则的一部分。该希腊词（hypotasso）源自军事用语，意指家庭成员之间应当以恰当有序的方式彼此配合与对齐。而在以弗所书第5章中，保罗对丈夫的劝诫篇幅约为对妻子的两倍，他呼召丈夫效法基督对待教会的方式来施行作头的权柄。这种对基督之爱的效法，其本质特征是舍己的奉献与牺牲。若丈夫如基督爱教会那般爱妻子，“洗脚”式的服事将成为准则，而非高高在上地苛求服事与顺从。
彼得前书 3:1-7 同样给予了妻子和丈夫教导。使徒警戒妻子不要单以“外面的妆饰”为美，而是要有内在长久温柔、安静的心；同时也告诫丈夫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敬重配偶为生命之恩的同承受者，免得他们的祷告受阻碍。
离婚 (Divorce)
尽管旧约教导与耶稣基督一致认定离婚违背上帝的心意，但双方也都承认，由于人心的刚硬，离婚在现实中确乎存在。
申命记 24:1-4
在摩西民事律法的这段经文中，阐明了四项重要事实：
1. 摩西承认离婚发生的现实：当他写道：“人若娶妻以后，见她有什么不合宜的事，不喜悦她，就写休书交在她手中，打发她离开妇家……”（24:1），摩西只是客观承认婚姻有失败的可能。他并未刁难提出离婚的男子，也未就破坏婚姻的神圣性与恒久性而大加谴责。
2. 希伯来社会中离婚的理由相当宽泛且模糊：申命记经文指的是那妻子“因丈夫见她有什么不合宜的事而不喜悦她”（24:1）。“不合宜的事”（something indecent / 希伯来文 ‘erwat dabar）或许有人认为包括了与他人通奸，但这极不可能，因为通奸在律法中的惩罚是死刑，而非离婚（申命记 22:22）。
3. 改嫁后的妇人绝不可与前夫复婚：被休的妇人若改嫁他人，日后即便后夫去世，她也绝不可再与前夫复婚（24:2-4）。然而，如果她在领受休书后一直未再婚，则可以与前夫重新结合。律法对此设立限制的理由是：如果她已经改嫁，而后夫休了她或去世，“她是已经玷污了”（24:2-4）。
4. 不可使应许之地蒙受玷污的警告：摩西引述耶和华的话发出警告：“免得你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得罪”（24:4）。这一禁令的上下文，正是针对男子在妇人改嫁后又与其复婚的情形。土地的玷污并非因为上帝子民中存在离婚现象——离婚纯粹是人类堕落与悲剧的一部分；相反，玷污乃是发生在一名男子休妻之后，在妇人曾改嫁他人的情况下，前夫又重新娶她为妻。
玛拉基书 2:13-16
虽然先知们常用离婚的意象来象征耶和华与以色列之间破裂的盟约，但唯有玛拉基直接陈明了上帝对离婚的直接感受。在玛拉基书 2:16 中，上帝直截了当地宣告：“休妻的事……是我所恨恶的。”经文的上下文将离婚与强暴/暴力联系在一起。背弃婚约乃是对配偶、儿女以及婚姻体制本身的强暴伤害。
在耶稣的时代，离婚是一个争论极其激烈的议题。当时主要有两大思想学派：以一位极具影响力的拉比命名的沙买学派（School of Shammai），持守保守而严谨的立场，“该学派主张，除非发现妻子有不道德的可耻行为，否则丈夫绝不可休妻”（Beare, The Gospel of Matthew, 第154页）。与之针锋相对的希列学派（School of Hillel）则持有极为宽容的立场，认为男子可以因哪怕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休妻，“哪怕她做饭烧焦了食物”（Beare, 第154页）。
马太福音 5:31-32
在登山宝训中，耶稣介入了这场争论；正如祂对奸淫的教导一样，祂无可比拟地强化并拔高了道德标准。通过“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句宣告，耶稣虽未彻底封死处理破裂的所有退路，却呼召人进入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耶稣的言论可以分为三个清晰的部分：
1. 承认现实却绝不容许草率：耶稣承认离婚在现实社会中确实存在。然而，绝不可轻忽对待离婚。唯一的合法离婚理由是淫乱（porneia）——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词汇，可以界定为“不贞、各种非法的性交行为”（Rienecker, A Linguistic Key to the Greek New Testament, 卷一, 第15页）。
2. 被休妇人面临陷入奸淫的危险：马太福音 5:32下中“叫她作淫妇了”（causes her to become an adulteress）这句短语在含义上存在一定歧义。我们对此有两种解读方式：
- 第一种解释认为，仅因被丈夫休弃这一举动本身，该妇人便已犯了奸淫。尽管有些学者支持这种解读，但要将“奸淫”罪名强加在一个离了婚、但并未再婚且没有性行为的人身上，在逻辑上是极其难以成立的。
- 第二种解释——或许更为合乎情理——认为这指的是那因 porneia（淫乱）而被休的配偶仍在继续重蹈覆辙。因此，耶稣的话当被理解为对刚经历离婚之人的一种警戒，警惕其陷入放纵放荡的生活方式。
3. 对再婚性关系的严肃定性：耶稣最后的一句话极为沉重与严肃：“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旧约希伯来文化是一个高度父权制的社会，妇女在某种意义上被视为男子的所有物。因此，提出离婚是男性的特权，尽管在对观福音的平行经文（马可福音 10:1-12）中也涵盖了女性提出离婚的情形。通过宣告“凡娶这被休的妇人的，也是犯奸淫了”，耶稣很可能是将“被休妇人的再婚视为奸淫——对她自身而言，对她的新丈夫而言，皆是如此”（France, Matthew, 第123页）。因此，这一宣告不分性别，对离婚后的一切性关系作出了同样的道德价值判定。
马可福音 10:1-12 与马太福音 19:1-9
在法利赛人前来试探之后，耶稣在马可福音第10章中再次论及离婚问题：
1. 耶稣阐明摩西律法并非“命令”人离婚，而是因人心的刚硬而“准许”人休妻。
2. 耶稣指出，离婚的根源在于人心的“刚硬”。
3. 耶稣援引创造的定例，吩咐人要持守终生的婚姻忠贞。
4. 耶稣重申了祂先前的教导，即再婚涉及奸淫。尽管有人将这段经文解读为全面禁止一切再婚，但至少有一点是极其明确的：耶稣教导说，一个已婚之人若为了与另一个更有吸引力的人结合而索取休书，其性质与婚外情通奸同样属于犯奸淫。
在哥林多前书 7:10-11 中，保罗重述了主的命令，并呼召那些离了婚的人应当守素安常（保持不婚独身）或与配偶和好。
哥林多前书 6:12-20
这段经文为讨论增添了极为深刻的圣经洞见：二人之间的性结合绝非单纯的生理行为。保罗运用修辞论证道，在性结合的行为中，一个人（此处特指男人与娼妓）在身体上不可分割地结合为一（6:16）。事实上，正是通过这种性行为，“二人要成为一体”。性结合具有如此强大的联合力量，以至于使徒将其与我们与主的联合相提并论：“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6:17）。难怪耶稣承认 porneia（非法的性结合/淫乱）构成了离婚的缘由。这更赋予了保罗警告之声以巨大的分量：“你们要逃避淫行”（6:18）。
再婚的复杂性与牧养关怀
尽管圣经对离异者的再婚发出了严厉警戒，但再婚在信徒群体中已变得相当普遍。本信仰告白呼召教会为离异者提供“盼望与医治”，从而含蓄地承认离婚与再婚属于牧养层面的切实关怀。第11条的“牧养应用”部分将深入探讨再婚的具体课题。
我们彼此之间必须提醒再婚的错综复杂性。许多人若能避免再婚带来的复杂纠纷而保持单身，实为美事。而那些考虑再婚的人，则必须认真审视并处理导致前段婚姻失败的性格特质与根源、与前配偶的关系，以及与前段婚姻中所生儿女的关系。
单身 (Singleness)
创造叙事教导我们，人类被造就带有对亲密关系的需求。创世记经文似乎默认，获得这种亲密体验的普遍途径是在婚姻圣约之内。虽然旧约叙事未曾明言，但似乎普遍将单身视为一种并非理想或令人向往的状态。
然而，在旧约圣经中，我们确实能够找到服事神学的萌芽，该神学充分肯定了单身人士独特的贡献。耶和华曾命令先知耶利米绝不可娶妻生子，以此作为向以色列人发出的审判预兆（耶利米书 16:1-4）。以西结和何西阿的婚姻也因着各自所领受的先知使命而历经中断与波折。
路得的故事虽以婚姻圆满落幕，但她在单身期间与寡妇拿俄米之间的关系，却以圣约般的忠诚（covenant loyalty）为标志，这种忠诚常被用作勉励即将步入婚姻之新人的典范。路得立誓跟随拿俄米同行，认同她的同胞，敬拜她的上帝，向拿俄米宣告了生死相随、不可分割的爱。
到了新约时代，耶稣与保罗皆是以单身身份开展事工。尽管圣经对耶稣的独身未作专门的教义性论述，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极力鼓励哥林多教会将独身视为上帝所赐的恩赐（哥林多前书 7:1-9, 25-35）。单身的好处包括免于配偶和儿女所带来的分心与挂虑。在艰难动荡的岁月中，单身人士无需时刻为家人的安危牵肠挂肚。保罗甚至认为单身优于婚姻——至少对于那些领受了独身恩赐的人而言确是如此。
教会蒙召当承认单身状态应得的尊荣，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比婚姻更为可取。教会必须谨慎留意，切不可将单身人士排斥在教会生活或事工之外，而当格外关切并切实接纳那些独身生活的人。
对亲密关系的需求给单身人士带来了独特的挑战。在性方面的圣洁贞守是圣经对单身者的明确吩咐（哥林多前书 7:8-9）。然而，创造叙事中所确认的人对伴侣关系的需求，在独身者身上并未消失。对于单身人士而言，建立健康而纯洁的人际关系，是在社会中活出丰盛、充实生命所不可或缺的。
家庭 (Family)
旧约中的家庭
家庭是上帝所设立、旨在抚育儿女的社会结构。以色列的核心信仰告白（申命记 6:4-9）教导我们，属灵教导与品格塑造在日常家庭生活中施行最为有效。旧约发展出三大主题，宣告了上帝对家庭的心意：
1. 儿女被视为上帝赐予家庭的礼物：儿女是上帝的祝福（诗篇 127:5）。撒拉生以撒、利百加生雅各与以扫、拉结生约瑟，以及哈拿生撒母耳的故事，构成了以色列子民历史的核心篇章。
2. 诫命吩咐儿女要孝敬和尊重父母：儿女不仅蒙召“当孝敬父母”（出埃及记 20:12），而且咒骂或殴打父母在律法中属于极严重的死罪（出埃及记 21:17）。
3. 圣约子民的福祉当通过父母的教导与引导世代相传：申命记 6:1-25 强调，父母的教训当包括述说上帝从埃及拯救以色列人的历史叙事、恪守以色列的节期与圣日，并在日常生活中随处谈论这些真理。
申命记 6:1-25 突出了四个要点：
• 首先，当儿女聆听上帝伟大的救赎作为并顺服上帝的诫命时，便能得享福乐与长久的日子（6:1-3）。
• 其次，与耶和华立约的核心乃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6:5）。
• 第三，当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时，对上帝的这份认识将保守他们不致离弃上帝去叩拜外邦假神（6:13-19）。
• 第四，当历史距出埃及事件日久，儿女询问这些法度、律例和典章的意义时，父母必须清晰明确地作出解答（6:20-25）。
新约中的家庭
虽然耶稣为父母带到祂面前的小孩子祝福（马可福音 10:13-16），但耶稣也明确指出，在上帝的国度中，肉身的家庭纽带必须顺服于遵行上帝旨意的崇高呼召（马可福音 3:31-35；路加福音 14:26）。在真实的意义上，因着信靠耶稣基督而涌现出的新兴信仰共同体，本身就是信徒真正的属灵大家庭。
耶稣与祂肉身父母的关系，不仅体现出祂对父上帝及上帝之国的首要委身，同时也展现了祂对家庭的关切。在少年耶稣上圣殿的故事中（路加福音 2:41-52），经文记载耶稣同父母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2:51）。于是“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齐增长”。当母亲马利亚在耶稣传道期间前来探视时，耶稣似乎在讲道授课结束之前推迟了与她的会面（马可福音 3:31-35）。然而在十字架上，耶稣极其深情地将马利亚托付给祂所爱的门徒照料（约翰福音 19:26-27）。
教会领袖当在健康家庭生活上树立榜样。在提摩太前书 3:1-13 所列出的领袖资格中，敬虔的领袖必须是那些能够证明自己善于管理家庭和儿女的人（3:4, 12）。
以弗所书 6:1-4 是新约圣经中论及儿女与父母关系最为权威、最具决定性的经文。使徒重申了第五条诫命（出埃及记 20:12），以提醒上帝的新约子民：儿女有责任恭敬、孝顺父母。在这条广为人知的诫命之上，使徒对父母提出了一条同等重要的吩咐：“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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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牧实践应用 (Pastoral Application)
牧养处境与双重进路
凡是将本信仰宣言条款应用于教会实际生活中的教牧同工，都必须学会习惯于“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哥林多前书 13:12）的现实张力。这绝非意味着上帝的心意不够清晰。圣经从一开始就清晰地阐明了对单身、婚姻与家庭的理想典范。然而，罪恶却肆意践踏并破坏了上帝的美好设计。人际关系、婚姻以及家庭破碎所带来的灾难性余波，往往使得牧养的道路变得错综复杂、难以洞见清晰的前景。因此，在这一事工领域中，学会在某种张力与模糊性中保持内心的平和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同样重要的是，必须抓住一切机会竭力倡导并弘扬圣经中的神圣理想。这包括性圣洁、信徒与信徒结合、终生厮守的婚姻、充满慈爱的家庭，以及丰盛充实的单身生活。传讲和教导这些理想的最佳时机，是在危机尚未爆发之时——也就是个人、夫妻和家庭处于相对健康稳定的状态下。当然，在面临困境与破碎的处境中，教导与辅导同样必不可少。因此，第11条的应用可以从两个基本立场展开：前瞻主动的立场（Proactive Applications）与应对介入的立场（Reactive Applications）。
前瞻性与主动性应用 (Proactive Applications)
1. 关照牧者自身 (Take Care of Yourself)
在“帮助者”自身的人际、婚姻和家庭关系尚且疏于照料之时，若试图为他人的这些关系提供帮助，未免流于虚伪。教牧关怀者在自以为可以去指导其他单身者、夫妻和家庭的难处之前，自己必须首先敞开心扉，在自身的关系中敏锐倾听上帝的声音。在向他人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步骤之前，在自己的生命中必须持续具备饶恕他人与领受饶恕的甘心乐意。
2. 持续学习与拓宽视野 (Continue Learning)
所有牧养工作中最容易陷入的试探，就是依赖惯性（惰性）墨守成规。事工千头万绪，而追求新洞见、锤炼新技能的时间却少之又少。然而，在事工中保持忠心——尤其是在人际关系这些领域——却要求我们必须不断学习：
• 坚持研读相关专业书籍；
• 积极参加有关单身、婚姻与家庭的专题研讨会；
• 邀请一位单身肢体共进午餐，诚恳请教他们在教会中的真实生活体验；
• 访谈教会大家庭中几位经历过离婚创伤的人，请他们客观评价教会在那个艰难时期所提供的牧养关怀的得失；
• 花一个晚上的时间拜访几对在儿女教养上极为出色的“空巢老人”，探寻他们的育儿智慧与经验；
• 主动参加教会中的长者聚会，聆听他们是否感到自己真正属于这个属灵大家庭。
这种谦卑敞开的姿态将为学习打开崭新的视窗。
3. 确立清晰的指引准则 (Establish Guidelines)
在人际关系发生危机失败时，决定应对方式的最糟糕时机，莫过于当具体的人名卷入其中之时。彼时所作的每一个“决定”，都会被当事人视为针对个人的行为，并受到主观情绪的评判。与其如此，不如预先预见到教会生活中几乎不可避免的各种情况，并备妥一套应对指引准则。
如何看待和拟定这种“文书化应对准则”至关重要。人们常有的试探是试图起草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适用于所有人与所有时空的绝对条文。教会因此往往制定出许多“立场文件”（Position Papers）和“政策声明”（Policy Statements）。然而，简单的公式化条文极少能满足离婚与再婚等议题背后错综复杂的处境，更鲜少能带来具有救赎性的牧养回应。更明智的途径是建立一套指引准则，以便在圣灵的引导下，创造性地应对人类关系中复杂的破裂与失败。
“指引准则”的精妙之处在于，它们既可以在圣灵的参酌引领下被严格援引，也可以灵活变通。例如，若《婚姻指引》规定“当出现非同寻常的特殊情况时，准新人必须愿意顺服由属灵辨识小组进行评估”，而一对当前正在同居的男女却拒绝接受该程序，牧者便可坦然告知：“这是我们的既定准则。”另一方面，若准则规定“结婚申请须在婚礼前至少四个月提交教会”，而一对已悔改认罪、且女方已身怀六甲的男女希望在孩子出生前完婚，牧者则可以在持守真理与诚信的前提下给予弹性和宽限，因为这“仅仅”是一项指引。
凡是特定教会共同体确立为不可妥协的核心原则，就必须一视同仁、始终如一地执行。然而鉴于绝大多数婚姻与家庭问题的复杂性，不可变通的刚性立场与政策应当尽可能少，且必须经过极其深思熟虑的推敲。
4. 规划婚姻、家庭与单身成长提升事工 (Program Marriage, Family, and Singleness Enrichments)
婚姻与家庭系统应当在破裂之前进行修护与巩固，而不是等到分崩离析之后才去收拾残局——这道理显而易见。然而，许多教会仍旧将绝大部分资源倾注于事后重建破损的婚姻与家庭，而非预先予以巩固防范。这是一个错误的策略配比。在婚姻与家庭的成长提升（enrichment）事工上的投入将带来巨大的属灵回报，而在危机介入上的回报往往十分微薄。提升事工的努力与经费投入或许并不总能产生立竿见影的量化成果，但若不在此投入，其负面后果却必然显露无遗——那便是产生更多破碎的家庭。
教会领袖与会众亦当深思如何为常被忽略的单身人士及单亲家长提供成长与支持的机会。这些事工可以聚焦于单身者所面临的特殊需要与挑战，诸如对性洁净的呼召、对人际关系圆满的需求、对事工恩赐的辨识、单亲育儿技能的提升，以及互助支持网络的建立等等。
5. 重视教育与门训课程建设 (Give Attention to Curriculum)
另一项前瞻性的重要举措，是有计划、有目的地引入关于人际与两性关系的系统性课程。这当从学龄前阶段开始，教导孩子们如何彼此相处；在小学阶段适时适度地向儿童介绍人类的性观念。教会若是耻于或怠于传达造物主的真理心意，那迷惑者（魔鬼撒但）的谎言版本就会趁虚而入，填补空白。当孩子们步入初中阶段时，若仍未对自身的生命价值以及荣耀上帝的相处之道建立坚固的信念，往往就为时已晚了。然而，极少有教会能够有意识地引导孩子系统修读有助于培养健康基督徒单身、婚姻与家庭的成长课程。
婚前辅导的根基应当植根于青少年团契的课程之中。这一论断直面了这样一个现实：绝大多数关于恋爱约会、婚姻与家庭的关键观念与决定，早在初中阶段就已开始初见端倪并逐渐定型。如果性圣洁、信徒与信徒结合、以及一生一世的婚姻委身要成为人生决定性的核心价值观，它们就必须在真正谈恋爱之前早已深深扎根。
6. 举行孩童奉献礼（父母奉献礼） (Dedicate Children)
若能得到正确的理解与践行，“孩童奉献礼”能够为教养儿女带来极具前瞻性的属灵益处。从根本上说，“孩童奉献礼”这个称谓并不十分准确——更确切地讲，它实际上是“父母奉献礼”。在主内弟兄姊妹的见证下，父母向上帝立下誓约，承诺为儿女营造一个基督化的家庭环境。
教会大家庭的切实回应可以包括：为奉献孩童的父母配备导师夫妻或代祷同伴。最起码，奉献礼拜应当以某种方式明确表达教会大家庭的相互委身与共同守望。俗话说：“抚养一个孩子需要整个村庄的合力”（It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而更为确定无疑的是：抚育一个属神的孩子，需要整个基督信仰共同体的全力托住。
7. 全面肯定与接纳单身群体 (Affirm Singleness)
在以“传统”家庭单位为主导的教会中，单身人士和单亲家长的存在与特殊需求往往容易被漠视。许多大型教会能够投入充足的资源与同工开展卓有成效的单身事工，但中小型教会却极少具备这种条件。在这些情况下，深思熟虑并全力探索如何将单身者和单亲家长切实融入教会生活，便显得尤为紧迫。
正如存在种种漠视单身的方式一样，同样也有许多能够肯定与认同单身价值的途径。这通常涉及一些细微平常的小事，例如在餐桌旁摆放奇数把椅子，或者确保单身人士在小组团契与相交活动中受到真诚欢迎与接纳。对于符合资格的单身肢体，当与其他任何人一样，受到同等鼓励去参与敬拜带领、圣餐分发服事、在领袖层和事奉团队中任职，以及在教会中承担其他各项事工与岗位。对单身的最好肯定，与其说是为未婚者作出种种特殊的安排，不如说是有意识地将他们全然融入教会大家庭的日常生命之中。
然而在某些具体层面，仍需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步骤：
1. 审视日常语言与表述：讲道与主日学教导不仅可以引用有关家庭与婚姻生活的故事与例证，亦当涵盖单身等其他生活处境。在提及教会成员时，可以更多使用“家眷/信徒眷属”（households）这一概念，而非狭义的“小家庭”（families）。主日学与团契小组的命名与定位也应当加以检视——例如，若一个名为“青年夫妇班”的主日学同时也是适龄职场单身者或年轻单亲家长唯一可选的班级，这种名称便会立刻筑起一道无形的心理高墙，阻碍这些单身肢体的出席。
2. 在聚会与活动中秉持自觉的包容性：针对已婚夫妻与家庭开展特定活动固然合情合理，但不应所有活动皆是如此。在许多事工与社交聚会中，我们必须明确传达：单身人士不仅受到热烈欢迎，而且对于基督身体的健康运转以及圣徒团契喜乐的完全彰显，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3. 驳斥将婚姻视为更高属灵福分的潜意识偏见：我们需要驳斥那种心照不宣却无处不在的潜意识偏见——即误以为拥有配偶儿女的人在某种程度上比未婚者更蒙上帝祝福。教会有必要经常提醒大家：人终极的价值与尊严在于我们与基督及其身体的关系，而非建立在地上的纽带或婚姻状况之上。
4. 着重强调单身服事的崇高呼召：应当着重强调保罗的教导：单身人士拥有独特的才能与呼召，能够在免于家庭琐事牵绊的前提下全心服事上帝与他人。这绝非仅仅是对单身者的劝勉，它同样能够对全体会众构成有力的提醒：每一位信徒——无论已婚还是未婚——首要的呼召都是全心全意事奉主，并忠诚委身于永生上帝的信仰大家庭。
应对性与介入性应用 (Reactive Applications)
1. 结婚请求与婚前预备 (Request for Marriage)
婚姻并非命令。尽管婚姻在圣经中享有崇高无比的地位，甚至成为上帝深爱祂子民的生动写照（何西阿书 1-3章；以弗所书 5:21-33），但它绝非人人都必须履行的绝对诫命。婚姻是一项抉择。这是一项关乎一生的极其重大的抉择，因此每一对提出结婚请求的男女，都应当被要求经历一套周密完备的婚前辅导与预备程序。
第一步应当是由可能陪伴这对准新人完成婚前预备并主持婚礼的教牧领袖进行初次面谈。这次初次面谈应当被理解为一次独立的接触，双方在面谈后均不承担进一步的必然义务。这是一个宝贵的契机，藉以深入了解准新郎与准新娘的信仰历程（他们是信徒还是非信徒？）、过往的感情关系（是否存在离婚经历或丧偶？）、当下的关系现状（是否存在婚前同居或性行为？），以及他们对婚姻的期待（是否视为终生的誓约？）。综合这些对话交流，最后便有契机向他们清晰阐明该具体信仰共同体所制定的婚姻指引准则（参见前文“确立指引准则”）。
这些指引准则应当设定从初次面谈到正式婚礼之间的最短时间跨度，通常不宜少于四个月。这为陪伴准新人走完婚前辅导程序提供了必需的时间保障。准则应当明确要求必须接受婚前辅导，这对于辨明夫妻关系的优势与成长空间、处理影响婚姻的各项议题大有裨益。最后，准则还应要求准新人愿意敞开接受在辅导过程中的任何时刻——由辅导牧者酌情提议——顺服一个由信仰共同体中智慧成熟肢体组成的属灵辨识小组的评估。当出现极其特殊或错综复杂的状况时，由教会共同体中富有属灵智慧的群体共同分担辨识婚姻预备是否成熟的重任，是极为有益的。
在初次面谈结束时，准新人与牧者双方均可自由选择是否继续同行走向婚姻之约。有时结论会立竿见影；有时则最好共同在约定的时间段内为此同心祷告寻求上帝。然而，一旦决定继续同行，这就应当被理解为牧者所作出的一项长远委身，其牧养关怀的深度与广度将远远超越婚礼那一天。
2. 面对离婚的实践方案 (Divorce)
每一位教牧领袖与教会群体都需要预先锤炼出一套关于离婚的实践神学（practical theology of divorce）。这可能不同于我们关于离婚的纯教义信条，尽管我们的教义信仰会深刻影响我们的实践回应。
这种实践神学的应对维度（它同样也应包含前瞻维度）能够催生出一套行动方案，其介入起点始于获悉某段婚姻陷入危机之时。该方案应当包含明确的指引：
• 确定介入协调的专责联络人；
• 引介旨在促进夫妻和好的专业辅导资源；
• 在离婚诉讼过程中教会事工的适度介入；
• 为当事夫妻及儿女构建持续的支持系统；
• 引介离婚后创伤疗愈的康复支持；
• 在教会大家庭内部妥善进行必要信息的沟通与披露。
尽管每一桩婚姻破裂的细节与走向各不相同，但教牧领袖至少应当持有一套旨在带来盼望与医治的牧养行动方案。
3. 再婚请求与属灵辨识 (Request for Remarriage)
在将圣经中关于再婚的经文材料落实于实践应用时，人们往往容易陷入两种截然相反却同样偏颇的极端：要么适用经文过于“律法化”，要么过于“恩典化”（泛恩典化）。例如，人们很容易将耶稣在马可福音 10:11-12 中的严正告诫当作绝对禁止再婚的铁律——视为凡经历过离婚者绝不可为其主持婚礼的绝对禁令。然而，人们同样也很容易滑向一种“廉价的恩典”，使得神圣誓约被轻忽贬值，多次结婚离婚被视为无伤大雅。最为艰难的，乃是作出一项既忠实于耶稣严厉教训、又完全体现基督丰盛恩典的教牧回应。
除了配偶去世之外，圣经中并没有为再婚提供任何明确无疑的许可依据。事实上，新约中直接针对此议题的经文内容，都明显倾向于主张保持独身。因此，面对再婚的请求，始终是教会牧养中最持久、最具挑战性的两难困境之一。
最能体现对圣经之忠信与整全性的途径，是由信仰共同体采取“个案甄别、逐案审议”（case-by-case basis）的原则来处理再婚决定。这是确保“律法”与“恩典”能够以救赎性的方式得以施行的最佳保障。
从实践操作来看，直接处理此类个案的特定“信仰共同体”，应当是由教会大家庭中灵命成熟、具有代表性的小群体（通常为6至8人）所构成。这就需要建立一套明确的指引准则，用以遴选并组建这样一个属灵小组。这些准则最好被纳入教会整套婚姻指引之中，从而传递出一套前后连贯、融会贯通的婚姻神学。
该小组的核心职责包括：
• 倾听准新人的故事与心路历程；
• 评估其离婚后的创伤医治程度；
• 促进并调解必要的饶恕与和解；
• 提供属灵洞见；
• 最终判明其是否具备步入新婚姻的成熟预备。
在组建这一团队时必须格外慎重，确保组员具备胜任此项工作所需的属灵成熟度与敏锐恩赐。然而，为了确保整个过程的属灵权威与公正诚信，准新人必须甘心顺服该小组在上帝子民共同体中就其婚姻所作出的最终辨识决定。
4. 及时切实的支持 (Support)
一段破裂的关系不仅会让身处其中的当事人陷入情感上的麻木与瘫痪，也可能使整个教会陷入瘫痪。因害怕做错事、说错话，或是担心自己的介入会助长错误的选择，主内的弟兄姊妹往往在当事人最需要帮助的时刻收回了支持与关爱。当一段婚姻或一个家庭陷入危机时，最当务之急的行动就是主动伸出援手。在这些艰难时刻，情感上的支持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研讨与斟酌之中，更必须切实付诸行动、传递到位。
5. 属灵纪律与挽回操练 (Discipline)
在“律法”与“恩典”之间维持平衡的一种重要途径，就是切实接纳并施行教会纪律（church discipline）。教会纪律绝不应当被理解为惩罚，而应当被视为一种旨在使人重新委身、恢复事奉的属灵操练与塑造成全（spiritual conditioning）。若要行之有效，这种对纪律的理解绝不能随意专断地推行，而必须植根于教会已然建立的成熟纪律文化之中。
例如，在办理离婚诉讼的过程中，夫妻双方可能会被要求暂时卸下在教会中的事奉职责，以便集中全部的时间与精力致力于挽救和修复婚姻。他们可能会被安排与一位关怀导师（mentor-caregiver）配对，由导师温柔地陪伴引导他们经历面对婚姻失败所必需的“心灵深处功课”（heart work）。如果在关系的破裂中涉及罪的过犯，当事一方或双方可能会被要求向一个由充满爱心的领袖组成的小组认罪悔改。如果离婚已成定局无法挽回，教会纪律可能会要求一套旨在寻求医治以及重新装备以恢复事奉的整全方案。
教会纪律绝不应当仅局限于非婚怀孕或公开离婚等显而易见的公开罪行；它同样必须应用于深刻影响婚姻与家庭的那些更为隐秘的罪过：药物/酒精等成瘾（substance abuse）、家庭暴力与虐待（虐待配偶或儿女）、婚前性行为，以及婚外情通奸等。
教会纪律的施行总是伴随着痛苦与不完美。然而，若能在真诚正直与慈悲怜悯中加以施行，它依然是帮助人从破裂失败的关系中彻底复原挽回的最大盼望。
第 12 条：社会与国家 (Society and State)
一、信仰宣言条文 (Confession of Faith)
国家为上帝所设立 (The State as Instituted by God)
我们相信，上帝设立国家是为了促进全人类的福祉。基督徒与社会上的其他人通力合作，以捍卫弱者、关怀贫穷人，并促进公正、公义与真理。信徒针对腐败、歧视与不义发出见证，履行社会责任，缴纳赋税，并顺服一切不与上帝的道相抵触的法律。
上帝赋予政府权柄以维持法律与秩序，并惩罚作恶者。基督的跟随者尊重并为掌权者祷告，使和平的秩序得以维系。对于行使国家授权的暴力所导致的生命丧失，我们深表痛惜与谴责。
基督徒在社会中的效忠 (Christian Allegiance in Society)
所有基督徒首要效忠的对象是基督的国度，而非国家或社会。因着他们的国籍在天上，基督徒蒙召抵制那种将唯独属于上帝的崇敬与忠诚归给国家的偶像崇拜诱惑。作为基督的使者，基督徒担当和好的使者，寻求万民的福祉。
因为基督禁止起誓，我们在法律事务与商业往来中只陈述实情。信徒不可参加要求起誓或在其他方面与基督徒对基督及教会的效忠相冲突的秘密社团。在任何时候，信徒都蒙召在世上作忠心的见证人，拒绝一切威胁妥协基督徒信仰纯全操守的压力。
经文引证 (Scripture References)
出埃及记 20:13, 16；利未记 19:11；诗篇 82:3-4；耶利米书 29:7；但以理书 2:21；3:17-18；4:17；马太福音 5:13-16, 33-37；6:33；17:24-27；22:17-21；约翰福音 15:19；17:14-18；使徒行传 5:29；罗马书 13:1-7；哥林多前书 5:9-13；哥林多后书 6:14-18；以弗所书 5:6-13；腓立比书 1:27；3:20；提摩太前书 2:1-4；提多书 3:1-2；雅各书 5:12；彼得前书 2:13-17。
二、神学研读注释 (Commentary)
新约圣约下的教会仰望新约圣经的篇章，以寻求其与执政掌权者关系的指导；教会正是在这些权柄之下生活并履行其使命。在旧约时代，上帝的子民以色列逐渐与民族国家等同起来。然而，这种神权政体的理想——即上帝的子民与国家在疆界和实体上完全重叠——却从未完全实现过。因着立约之民的偏行悖道，作为国家的以色列逐渐变得与其他外邦列国别无二致。
当以色列作为一个整体背弃了上帝的圣约并陷入背道时，先知们预见到上帝将另立新约的日子（耶利米书 31:31-34）。然而，即便在以色列背道的黑暗岁月中，在一个不敬虔的国家之中，始终存在着在逆境中坚守上帝圣约的人。这批“圣洁的余民”（sacred remnant）成为了连接上帝的旧约子民与新约子民（即教会）的纽带——他们全都是因信成为亚伯拉罕子孙的人。
新约中的国家 (The State in the New Testament)
与古代以色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五旬节所诞生的上帝的新子民超越了一切族群和国家的疆界。教会自诞生之初，就必须面对并处理与犹太掌权者（使徒行传 4:1-22）以及罗马统治政权（使徒行传 16:16-40）的关系。因此，基督徒绝不能在旧约中、而必须在新约中寻找典范，以知晓当如何与自己所寄居的民族国家相处。
虽然新约作者并没有就基督徒与国家关系的各个层面给出巨细靡遗的明确指令，但其核心思想脉络清晰可辨。
福音书清楚阐明，耶稣降世是为了建立上帝的国。这绝不是一个带有属地领土疆界的世俗王国。相反，耶稣所要建立的，是上帝在那些愿意凭着信心与顺服将生命奉献给基督之人的心灵与生命中的统治与掌权。在耶稣的教导中，上帝的国度与政治国家之间绝无任何混淆。尽管在他那个时代的犹太教中，人们普遍期望大卫家室所要来的那位君王能恢复以色列作为政治王国的往日荣耀，但耶稣却非常明确地宣告：他的国不属这世界。
我们的主断然拒绝了撒但的诱惑——只要耶稣拜他，就将世上的万国赐给他（马太福音 4:8；路加福音 4:5-8）。当彼拉多审问耶稣是否真是王时，耶稣解释说他的国不属这世界；若是，他的臣仆必要争战。因此，罗马国家政权对耶稣以及他所开启的弥赛亚运动完全无需恐惧（约翰福音 18:11, 36）。一方面，耶稣时代的奋锐党人（Zealots）企图通过暴力推翻统治政权；另一方面，撒都该人（Sadducees）则与罗马当局暗中勾结、打得火热；而耶稣两者皆不采纳。他既没有煽动颠覆政府，也没有认同或倒向政府。他之所以不以“弥赛亚”作为公开的自我称谓（尽管他完全清楚自己就是弥赛亚），原因之一正是因为在当时的犹太教语境中，这个词带有强烈的政治复国主义色彩。他并非那位要建立犹太政治王国的弥赛亚，而是将要受苦受难、舍命赎买世人罪孽的弥赛亚。他不仅是大卫之约的君王，更是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那位受苦的仆人（Suffering Servant）。
耶稣从未质疑国家本身的合法性。他让我们明白，国家是由上帝所设立的，但上帝的国度与政治国度绝非等同并存、边界重叠的同一实体（not coterminous）。
国家为上帝所设立 (The State Instituted by God)
耶稣降生并终其一生都生活在希律诸王与罗马巡抚所施行的罗马统治之下。他以身作则教导门徒不要触犯掌权者（马太福音 17:24-27）。他劝告当时的同胞，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马可福音 12:13-17）。他提醒那位出于政治考量不公正地将他定罪处死的彼拉多：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他的，彼拉多就毫无权柄办他（约翰福音 19:10-11）。他严厉禁止门徒在试图保卫他时动用武力（路加福音 22:49-51），并警告他们“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马太福音 26:52）。尽管耶稣被指控犯有煽动叛乱罪并作为革命叛乱分子被钉十字架，但福音书清楚阐明，他是遭到了诬告陷害，他的受死是照着上帝救赎的旨意为全人类的罪作挽回祭，绝非因为犯下了反对国家的罪行。
使徒保罗在国家问题上持有与耶稣相同的立场。他阐明，权柄出于上帝，“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罗马书 13:1）。抗拒上帝所设立的权柄，必招致掌权者的刑罚。政府是由上帝为了整个社会的益处而设立的（罗马书 13:4）。
这隐含着一层意思：所有的政府对其臣民的福祉与祸害都具有某种程度的良知与认知。在罗马书第 13 章的上下文脉络中，基督徒受到告诫不可“以恶报恶”（罗马书 12:17）。基督徒被禁止杀戮他人，而国家则佩带刀剑（罗马书 13:4）。然而，即便当国家偏离了上帝之国的法则时，信徒仍要接纳国家并顺服它。国家在本质上并非神圣，但在现今世代中它充当了上帝的差役（servant）。然而，国家只是暂时的、过渡性的，因为在上帝永恒国度显现破晓之时，它必归于消逝。
世上的国绝不可与上帝的国相混淆。保罗写道，这世上有权有位的人因着盲目与不信，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哥林多前书 2:8）。他指出，在属地的统治者背后，存在着超自然的邪恶势力，试图利用列国的统治者来实现其邪恶图谋。保罗还告诫教会成员不要在世俗法庭面前解决彼此的争端，这倒不是因为不信主的法官可能会做出不公正的判决，而是因为他们对教会的属灵本质缺乏认知。当基督徒共同体内部出现争执纠纷时，信徒可以在不否定国家、也不僭越国家合法职权的前提下，自行解决内部问题，免受世俗法庭的介入（哥林多前书 6:1-10）。
使徒彼得在其著作中对统治权柄表现出与耶稣和保罗相同的审慎张力（ambivalence）。他劝勉信徒顺服甚至尊敬人间的权柄，无论是君王还是巡抚，因为他们是上帝差遣用以惩恶赏善的（彼得前书 2:13-16）。
然而，劝勉上帝的子民顺服国家要求的《罗马书》第 13 章与《彼得前书》第 2 章，必须与《启示录》第 13 章对照并读——在启示录中，使徒约翰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演变为极权主义和具有撒但性质的国家。当国家要求其所有公民献上至高无上的忠诚——即唯独属于上帝的终极忠诚时，信徒就必须“顺从上帝，不顺从人”（使徒行传 4:19；5:29）。在这种境遇下，教会决不以暴力反抗（启示录 14:9-10），而是忍受“冤屈的苦楚”（彼得前书 2:19），跟随主的脚踪行（彼得前书 2:21）——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彼得前书 2:23）。
鉴于国家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其统治原则都根本不同于引导上帝之国子民的准则，我们必须更为具体地追问：基督徒对国家究竟负有哪些责任？
信徒对国家的义务 (The Believer's Obligations toward the State)
首先，基督徒蒙劝勉要为政府领袖和一切在位的恳求、祷告，使众人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地度日”（提摩太前书 2:2）。其次，作为良好公民，信徒有纳税的义务。“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上帝的差役……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罗马书 13:6-7）。尊敬与敬重治理当局同样是信徒的本分（罗马书 13:7下；彼得前书 2:17下）。
此外，遵行本地法律是基督徒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不仅是为了逃避刑罚，更是为了良心的缘故（罗马书 13:5）。同样，教会负有为社会谋福祉的责任。保罗写道：“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加拉太书 6:10）。“常要追求良善，不管是彼此相待，还是对待众人”（帖撒罗尼迦前书 5:15）。保罗对提多说：“你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作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提多书 3:1-2）。
旧约先知耶利米勉励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活出良好公民的品行：勤奋生产、生儿育女、为他们寄居的城市求平安与繁荣，并为巴比伦的福祉向耶和华代求（耶利米书 29:7）。彼得劝勉读者在社会中品行端正，使外邦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上帝”（彼得前书 2:12）。毫无疑问，使徒牢记着耶稣的教导，主曾敦促跟随他的人在人前发光，“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马太福音 5:16）。
然而，国家有时会向公民提出信徒凭着良心无法遵从的要求。信徒虽然乐意把凯撒的物归给凯撒，却绝不愿把属于上帝的物归给凯撒。将个人终极的忠诚献给国家，就是拜偶像。
因此，信徒的爱国之情与对乡土家园的热爱，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反思与节制——清醒地认识到国家常常与上帝的国度处于对立状态。耶稣的门徒因此必须坚决摒弃任何极端形式的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
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张力 (The Church in Tension with the State)
尽管国家是由上帝为了社会的普遍福祉而设立的，信徒也蒙劝勉要为社会与国家的福祉尽心竭力，但基督徒向执政掌权者所能献上的顺服是有界限的。这意味着教会将始终生活在双重张力之中：国家的诉求与上帝之国度的要求之间的张力，以及其所处世俗文化的价值观与耶稣和使徒的教训之间的张力。
因此，信徒既不能彻底沉湎于当世的世俗文化风气之中，也不能从社会中完全抽身退隐、与世隔绝。相反，他们要在充斥着邪恶习俗的文化环境中，作为“世上的盐”而生活（马太福音 5:13）。在可能的情况下，他们要挺身而出，反对经济与司法腐败、种族歧视、对穷乏和弱势群体的虐待侵害，以及一切针对人类的暴力形式。
对这些戕害社会的罪恶进行先知性的批判，与基督门徒对政府掌权者所当有的尊重并不矛盾。例如，当信徒拒绝起誓时，他们正是以此见证真诚与诚信在任何社会中所具有的至关重要的深远意义。
在特定情境下，当基督徒在良心上无法遵从国家的要求时，他们就不得不承受来自统治政权的压迫与苦难。例如，我们相信，作为耶稣的跟随者，我们应当弃绝一切暴力与剥夺性命的行为，正是出于这一缘故，我们拒绝在军队中服役。耶稣所教导的和平非抵抗操守（马太福音 5:38-42），有时可能会导致遭受国家政权的迫害与苦难。
此外，凡认真遵行圣经伦理教导的基督徒，往往会与当今社会和国家的流行价值观发生激烈冲突。公开谴责堕胎、暴力、性不道德、赌博等罪恶，并不总会使教会讨得其所在社会的喜悦。或者，当国家政权下令禁止传播福音时，基督忠心的见证人可能会为了上帝之国的缘故失去合法权利甚至丧失宝贵生命。
历世历代的教会曾在各样政体形式下生活并开展宣教使命。尽管某些政权比起其他政权相对更为宽容友善，但教会在其漫长的历史中不得不屡次遭受来自国家政权的逼迫苦难。与此同时，教会自身也常常未能达到耶稣所设立的上帝之国标准，反而在非基督徒的世界中造成了极大的绊倒与冒犯。因此，基督的跟随者竭力避免绊倒教会以外的人，是至关重要的（哥林多前书 10:32）。信徒必须竭力在不妥协基督徒信仰操守与纯全品格的前提下度日，一面做工，一面等候世上的国完全废去、上帝永恒的国度在荣耀中彻底降临的那一天。
三、教牧实践应用 (Pastoral Application)
信仰告白第十二条论及基督徒与国家的关系。其重心聚焦于政府“促进全人类的福祉”以及“维持法律与秩序”的职责。作为信徒，我们受到劝诫要以顺服、纳税和祷告来支持政府，同时切记我们首要效忠的对象是基督的国度，而非国家或社会。在错综复杂的现代世界中，信徒要在尊重政府权柄并为领袖祷告的同时，恰如其分地将首要效忠献给基督的国度，往往殊非易事。第十二条所确立的基本范畴所提供的具体指导，在今天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时代的新现实 (The New Realities)
根据第十二条，基督徒应当与社会上的其他人通力合作，以促进公共福祉与良好秩序。在过去的岁月中，基督徒与国家的关系往往被具体限定在诸如面对兵役征集委员会（draft board）的单次交涉、战时的强制征兵、或是法庭偶尔要求起誓的个别场合。而如今，我们面临着涉及基督徒与国家关系的更为错综复杂的议题。
以美国为例，我们生活的时代中，“促进公共福祉”与“维持法律与秩序”这两个职能正日益被割裂分离开来。近年来，政府的重心稳步偏向维持法律与秩序（其表现形式是对违法行为施加更为严苛的刑罚，以及不断膨胀的监狱开支），而逐步背离公共福祉（其表现形式是在教育、医疗保健和公共工程等方面的预算开支与援助项目）。我们所缴纳的税款，越来越多的份额被用于惩戒而非预防，用于监禁而非教育。当社会和政府的各层机构纷纷转向教会，寻求教会协助弥补公共关怀体系由此产生的严重缺口时，我们的各堂会越来越切身地感受到了这些现实挑战。
来自国家与社会的压力，往往是极力主张将“法律与秩序”置于至高无上的优先地位。而我们保护家庭、维系个人生活与财务安全的本能渴望，也可能诱使我们顺从同一种思路。然而，作为天上的国民和切切仰望基督随时再临的子民，我们的责任是本着对上帝之国度的绝对忠诚去行事为人。在充满罪恶与破碎的现实境遇中，我们要作和好的使者。如果我们终极的效忠植根于某一个特定的地缘国家，我们就无法真正成为基督的使者。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地方堂会。作为天国国民与地方教会的一员，我们是否准备好去回应那些被国家遗忘或无力顾及的公共福祉需求？我们是否准备好向国家发出先知性的见证，呼吁必须捍卫弱者并关怀贫穷人？
面临的新影响 (The New Influences)
当我们审视现代社会与国家所施加的种种压力时，若仅将与政府的关系界定为服兵役、法庭起誓或缴纳税款等问题，已远远不足以概括我们所应关注的全局。我们必须更加自觉、清醒地省察来自更广泛社会秩序的那种潜移默化、日益弥漫的深层影响。
门诺弟兄会一贯的历史立场是：我们将首要的忠诚献给上帝的国度，而非属地的国家。门诺会历次跨国大迁徙的历史，以及因信仰良心拒绝服兵役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s）的大量见证史实，为此提供了有力的明证。然而，随着国家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直接强制性干预的减少（例如全民征兵制度的废止），关于“终极效忠”的课题反而变得不那么显明易辨。对职业前程的狂热追求、核心家庭利益至上的观念，以及对眼前和长远个人安全的深度忧虑，正对基督徒如何处理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如何在社会中作见证的抉择，产生着越来越大的支配性影响。
在堂会层面，大多数地方教会已不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探讨征兵或起誓的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现实的变迁，另一方面是因为其中许多问题在过去看似更为紧迫的岁月中已经得到了探讨或被暂时搁置。然而，具体的现实张力依然挥之不去。
面对社会与国家带来的压力，各堂会依然拥有广阔的契机向上帝的国度作出忠心的见证。以下仅列举我们在世上忠心作见证、同时坚决拒绝妥协基督徒信仰操守之压力的若干途径。这些例子凸显了当我们寄居于这世上、却作为仰望基督随时再临的更高国度之子民时，所必然遭遇的一些摩擦与张力领域（areas of "rub"）。
多元与包容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作为国籍在天上的子民，针对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与阶级主义发出见证，究竟意味着什么？在近代历史上，我们的全国性宗派曾经长期保持着单一族裔（主要为北欧及德裔血统）且稳固的中产阶级属性。如今，它正变得在族裔和经济背景上更加多元化。对于历史上一直掌握领导权、并在宗派架构中担任骨干的北欧裔群体而言，摆在面前的是一项极其严峻的考验。我们必须本着忠心与纯正正直的品格，诚恳回应那些已经身处于我们体制之内却缺乏充分代表性的堂会，以及那些渴望加入我们宗派的新移民堂会和其他多元背景的堂会。本着上帝对我们的大爱，在个人之间以及堂会之间彼此问责、坦诚相见，是一项巨大的挑战。我们必须察觉自己企图控制他人的私欲诱惑，坚信上帝会在他人身上成就美意，并寻找合宜的方式来分享我们的物质财富和优势地位，而不带有任何操纵或居高临下的色彩。
在宗派体制内部，我们拥有极大的契机去成为带来和好、传递医治的明灯，照亮这个充斥着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阶级对立黑暗的世代。我们蒙召成为《启示录》7:9所展现的那样一间教会——“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
移民议题 (Immigration Issues)
在一个移民法规日趋严苛繁琐的时代，针对歧视发出见证并捍卫弱势群体，究竟意味着什么？在门诺弟兄会的区会年会上，有些身为教会成员却缺乏合法居留身份的移民，公开分享他们作为无证移民的处境，并为此见证上帝的恩典。对照圣经的教诲——如旧约圣经中善待寄居者与客旅的诫命（申命记 24:17-18）、耶稣关于我们如何对待被囚者与异乡寄居者的宣告（马太福音 25:31-46），以及新约中款待客旅与陌生人的吩咐（希伯来书 13:1-2）——我们必须严肃对待这一忠心生活的呼召：在对待身边的移民弟兄姊妹时，要辨析出合宜的牧养关怀之道，拒绝屈从于苛刻混乱的法律以及世俗舆论风向的妥协压力。
地方教会可以独立行动，也可以与其他教会携手联合，积极回应社区中边缘群体的实际肉身与属灵需求。在某些堂会中，有相当数量的无证移民参加聚会。对于更多的堂会来说，移民身份与合法证件的问题更是迫在眉睫。随着宗派不断接纳近期成立的新移民堂会，我们必须更加严肃地正视当前移民法的变动，以及那些惩罚更重、限制更多、更加混乱的移民政策。传统上属于中产阶层的门诺弟兄会教会，能否满怀基督的怜悯，切实关怀生活在我们当中却深陷困境的移民弟兄姊妹？忠心的先知性见证甚至可以表现为向民选公职官员提出倡议，敦促他们以怜悯与公义对待我们社区中身处边缘的弱势群体。
监狱与司法议题 (Prison Issues)
作为使人和好的基督使者，缴纳用于支持报应性监禁体系的国家税款，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某些州，一次入室盗窃就可能被判处在州立监狱服刑长达25年。仅仅给被监禁的人写信或每季度寄送一次慰问包裹就足够了吗？作为效忠上帝之国的人，我们应当致力于纠正司法体系中的根本性不公。当我们对个人物质财富的依恋如此深重，以至于宁可支持把长期监禁当作惩戒手段，也不愿去正视犯罪者的个人痛苦并解决引发违法行为的根源问题时，我们实际上是在向那些妥协基督徒信仰纯全操守的社会世俗压力低头认同。
认真践行饶恕他人并带领他人作门徒的呼召，能让我们宣告自己效忠的是上帝带来和好的国度，而非这个制造分裂的属世国度。应当特别关注那些在社会上遭受公开排斥、往往遭受残暴对待的人群，如无家可归者、刑满释放人员、合法与非法外来寄居者，以及因肤色、言语口音或身心障碍而遭受边缘化的人。对于寻求具体践行上帝和好之爱的地方教会而言，参与服事囚犯并致力于探索预防犯罪方案的当地机构组织，可以成为一个极佳的实践切入点。
个人安全与保障 (Individual Security)
作为抵制将狂热崇拜献给国家的偶像崇拜诱惑之人，我们应当如何定位个人的舒适享受与长远安全保障？这是另一个我们可能会发现日常世俗做法与耶稣上帝之国呼召大相径庭的领域。对于我们自身社区中失去基本公共救助的人口日益增长的急迫需要，以及世界其他地方深陷极度贫困人群的呼声，我们负有怎样的责任？我们是否愿意把资本所产生的利息分出一部分，甚至甘心舍弃部分本金去施济？我们是否愿意鼓励政府关怀弱小与穷乏人，哪怕这会以牺牲国家担保的退休福利为代价？对于天国国民而言，妄图依靠个人自给自足的能力或指望国家的福利保障来确保今生世上的未来安全，完全是一种虚妄的错觉。残酷的现实是：当我们拒绝分享时，他人在肉体和属灵上便走向沉沦消亡。当我们推卸关怀他人的基督徒责任时，我们便违背了第十二条信仰告白的核心精神。
地方堂会是一个理想的圣约平台，在其中我们可以一同探讨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福祉，彼此见证我们在主里休戚与共的相互依存，并在做出体现上帝之国价值观的投资与退休决策时彼此扶持鼓励。
日常生活中的见证 (Daily Life)
我们极容易忽视平凡日常生活中的深刻含义。在当代，国家对我们生活的渗透与介入，达到了我们的先辈完全无法想象的程度。我们在医疗、安全、消费者权益规制、商业扶持激励、至关重要的交通网络、公共事业规范，以及最低工资与福利保障等方方面面，都极度依赖国家。我们期待政府能够保障食品与饮用水的安全、家庭与社区的安定，并为人们提供自食其力的机会。即便我们口头上的信仰告白并非如此，但我们的生活实践却表明，我们是在信靠政府来提供维持日常生活所需的一切。我们需要持续不断的属灵辨析，以确保我们终极的信靠始终定睛于上帝，而非寄托于政府。
除了我们用来描述自己与上帝和政府关系的言辞之外，在教会的日常生活中，还存在着一系列用以表达这种关系的象征符号。许多礼拜堂中都摆放着一本大圣经，以彰显神话语的中心地位；设有讲台以凸显神话语的宣讲；有一座十字架以提醒我们基督的舍命牺牲；也许还有圣餐杯与饼盘，象征我们共同分享基督的舍命之爱；礼拜堂内横向排列的座位引导我们定睛于上帝的道，或是半圆形的座椅布局引导我们更深融入信仰共同体。然而，有些教会却将国旗与基督教旗帜一同陈列，并按照悬挂国旗的世俗礼仪规范，将国旗置于显要位置，而使基督旗帜处于从属附属的次要地位，以此作为对国家的感恩与忠诚象征。当我们思想何为“将首要忠诚归于上帝的国度”时，这种将截然对立的效忠象征并置在一起的矛盾现象，是绝不容忽视的。
正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信仰才对我们自身以及周围的人展现出其实际的真实性。当我们宣讲上帝的话语并照着圣经的准则生活时，我们便彰显了对上帝的忠诚。我们的教会环境也折射出我们终极忠诚的本质究竟何在。政府的角色及其在盲目肆虐的民族主义中所表现出的负面形态，在全球各地如此显而易见地造成族群割裂与冲突；这对于生活在北美的我们而言，当我们思索如何在言语、行为和礼仪象征中表明我们终极效忠的归属时，依然构成了一个严峻的挑战。我们能否认清并恰当回应政府在我们个人生活和教会中无孔不入的影响，深切关系到我们如何活出基督徒的纯正操守与先知见证。
参与政府事务 (Participation in Government)
信仰告白第十二条并没有具体定论那些选择直接参与政府公职之人的问题。信徒受到劝诫要“与社会上的其他人通力合作”以实现上帝为国家所命定的良善目的，但基督徒显然与国家政权本身是有明确分别的。本条信仰告白鼓励信徒为政府掌权者祷告，并对他们抱持尊重的态度。在我们教会中，有些人选择通过竞选公职或其他行政职位，更加积极地参与政府的日常治理事务；也有些人直接在执法部门工作，这有可能使他们面临必须使用致命武力（deadly force）的处境。
虽然第十二条并未直截了当地禁止这些公职活动，但其中一个关键的考量准则是其声明：“作为基督的使者，基督徒担当和好的使者，寻求所有民族的福祉。”在这一领域，正如在我们与社会关系的各个层面一样，在效法基督榜样的过程中，需要极大的属灵辨识力——因为基督始终直面挑战那些有权有势的富贵阶层，坚定为贫穷无助者挺身而出。深度涉足政党政治和政府决策程序，在效法基督这一典范时带来了独特且往往极其艰难的挑战。
同样必须指出的是，仅仅从政府事务中抽身退隐、完全不直接参与，并不能使人完全免于上述伦理考量。国家按着上帝的设立正常运作，使我们从中获得了巨大的益处与安全保障。正如我们认识到政府影响力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一样，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绝大多数人所享受到的安全与自由正是得益于此。然而，享受这些福祉绝不能削弱我们效法基督榜样的心志——基督曾勇敢地向他那个时代的掌权者发声宣告真理，并甘愿承担为此带来的一切后果代价。无论我们是直接参与政府治理，还是仅仅作为国家福利的享用者，我们都必须不断审视和辨明自己与国家的关系，并省察如何回应那些企图妥协基督徒信仰纯全操守的重重压力。
寻求前行的道路 (Finding Our Way)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努力探索基督徒与国家之间合宜关系的正确道路。在时代不断变迁的今天，我们继续将我们的专注与辨析聚焦在那些更为隐蔽的细微方式上——社会与国家正是借着这些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我们的生活、左右着我们周围人群的切身需要，并在不知不觉中削弱乃至妥协我们作为上帝之国公民的誓约委身与忠心见证。
第 13 条：爱与非抵抗 (Love and Nonresistance)
一、信仰宣言条文 (Confession of Faith)
上帝的和平共同体（God’s Community of Peace）
我们相信，上帝在基督里使人和好归向祂自己，并彼此和好，借着十字架成就了和平。教会是由蒙救赎之人组成的团契，靠爱生活。我们与其他耶稣基督信徒之间的属灵联结，超越一切种族、社会与国家的藩篱。
基督徒缔造和平（Christian Peacemaking）
信徒在一切人际关系中寻求成为和好的使者，实践基督所教导的爱仇敌，并在一切境况中作缔造和平的人。我们认为，形式多样的暴力与基督徒的新生命（新性情）根本相悖。我们相信，暴力的邪恶与非人道本质与仁爱和平的福音背道而驰。在国家征兵或战争时期，我们相信自己蒙召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替代役（民事替代服役）。减轻苦难、化解纷争与促进公义，皆是彰显基督之爱的方式。
经文引证 (Scripture References)
出埃及记 20:1-17；马太福音 5:17-28, 38-48；罗马书 12:9-21；13:8-10；彼得前书 2:19-23。
二、神学研读注释 (Commentary)
多年以来，关于本条“爱与非抵抗”（Love and Nonresistance）是否应当在我们的信仰告白中降至次要地位，一直存在着诸多争论。我们曾激烈辩论：一名公民如何在顺服执政掌权者的同时，又拒绝服兵役？或者我们争辩：与耶稣基督福音的核心地位相比，为何这一主题竟被赋予如此突出的位置？正是由于这些疑问与困惑，在我们许多教会中，关于这一条款的圣经教导逐渐陷入沉寂与式微。
对本条款的教导，必须始于福音的大好信息，并且必须出于圣经对作为耶稣基督门徒之忠心跟随的深切关切而展开。缔造和平深深植根于“耶稣是我们的和平”这一圣经教导。祂拆毁了阻隔与离间人们的敌对之墙，创造了一个新人（以弗所书 2:14-22）。耶稣呼召祂的跟随者过一种舍己牺牲之爱的生活；在这种爱中，连我们的仇敌也当以恩典与饶恕相待（马太福音 5:43-48）。过去，我们常常过于狭隘地诠释这些教导，例如仅仅视其为禁止杀人或拒绝参战。诚然，它确实包含这些内容，但绝不仅限于此。缔造和平远不止于对卷入军事行动的一种消极抵抗；从圣经来看，它被理解为一种积极主动的追求——寻求和好与和平，并将饶恕与祝福倾注给我们的邻舍，甚至我们的仇敌。
这一条款绝非我们信仰告白中可有可无的附带部分。它阐明了我们对当代社会中俯拾皆是的暴力、苦难与不公义之回应。在今天，鉴于仇恨与暴力在我们的家庭、社区以及城市街头如此猖獗，这一教导尤为迫切。本信仰告白明确表明了我们的委身：我们要减轻苦难、化解纷争、促进公义，并将此作为我们在今日世界中所作见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缔造和平始于福音（Peacemaking Begins with the Gospel）
和平神学的核心，在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和好工作。耶稣降世，是为了医治与解决人与上帝之间破裂的关系。在祂舍己牺牲的受死中，我们的主不仅救赎了我们，更使整个人类和好归为一体。祂拆毁了对立文化之间、社会阶层之间以及男女之间的敌对之墙（加拉太书 3:28及后）。祂粉碎了使人们彼此分裂隔阂的藩篱。借着祂的受死，昔日的仇敌得以和好，在基督里作为弟兄姊妹和睦同处（以弗所书 2:11-18）。
我们的主不仅使仇敌之间的和平共处成为可能，更呼召我们承担和好与缔造和平的职分（哥林多后书 5:11-21）。耶稣教导我们，和平之道在于将饶恕延伸给那些得罪我们的人，祝福我们的仇敌而非咒诅他们（马太福音 5:43-48），并包扎受伤之人的创伤，哪怕他们与我们迥然不同（路加福音 10:25-37）。
积极缔造和平而非消极和平主义（Peacemaking Rather than Pacifism）
圣经关于缔造和平的呼召，挑战我们不应仅仅作被动的“非抵抗者”（passive nonresistors）。“缔造和平者 / 使人和睦的人”（peacemaker）一词，融合了完满福祉（希伯来语 Shalom，指整全、平安与健全）的内涵与实际行动的意念。和平缔造者乃是主动介入冲突境况以确立和平的人。耶稣教导说，作为和平缔造者生活的方式之一，就是拒绝报复。这一思想既清晰明确，又具有彻底的颠覆性：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另一边也转过来由他打；不要执泥于诉讼法律权利；甘愿舍弃个人财物；不拒绝强求协助之人；有人借贷，就甘心供给而非指望偿还（马太福音 5:38-42）。路加指出，我们之所以应当拒绝报复，乃是基于上帝自身的本性——祂是一位充满恩典与怜悯的上帝。因此，我们也应当以同样恩慈的方式回应压迫我们的人（路加福音 6:32-38）。
圣经中关于积极缔造和平的教导依据，不仅在福音书中受到强调，使徒们在描述信徒共同体的生活时亦是如此。基督的跟随者应当服事他们的仇敌（罗马书 12:20；13:8-10），以善报恶、以德报怨（罗马书 12:17, 21；彼得前书 3:9），善待众人（罗马书 12:17；加拉太书 6:10），并竭力追求与众人和睦（罗马书 12:18；14:19；彼得前书 3:11）。
然而，缔造和平绝不仅仅意味着拒绝报复，它更包含了去爱压迫者。耶稣的话毫无含糊：我们要去爱那些恨我们的人（马太福音 5:43-48；路加福音 6:27-36）。祂针对“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种世俗道德观提出挑战，要求祂的跟随者甚至要去爱仇敌（马太福音 5:43-48；路加福音 6:27-36）。我们要为仇敌祷告（马太福音 5:44）。我们绝不是要毁灭他们，而是要借着爱去造就和丰盛他们的生命（路加福音 6:27-36）。我们蒙召以这种非同寻常的方式作出回应，从而传达上帝的怜悯并彰显祂的圣洁本性（马太福音 5:46-47；路加福音 6:27-36）。事实上，缔造和平始终心怀基督托付给教会的宣教大使命，即贯彻我们主的命令，使万民作祂的门徒（马太福音 28:18-20）。
缔造和平与上帝之国（Peacemaking and the Kingdom）
基督的救赎之工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上帝子民共同体，他们依据耶稣的教导与榜样，按照一种全新的上帝之国秩序共同生活。耶稣呼召人们借着悔改、信靠并成为上帝之国共同体的子民来回应这个天国。这是一个独特的共同体，由昔日为仇敌、如今却与上帝和好并彼此和好的百姓所组成。他们的使命就是作和好的使者与仆人（哥林多后书 5:18）。
这个全新的上帝之国共同体与世界体系处于一种极其独特的关系之中。上帝的子民“在世上却不属世界”（约翰福音 17:15-16）。他们看自己为朝圣者、寄居者与客旅，其真正的公民身份是属天的（希伯来书 11:8-16；彼得前书 2:9, 11；腓立比书 3:20）。他们借着与世俗的风气与恶行保持分别，立于属世国度的对立面。使徒保罗将这种面对世界体系的态度描述为“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罗马书 12:2，即不与世俗同化、不从流俗）。上帝的子民既已因心意更新而发生彻底转变，得以明辨并遵行上帝纯全的旨意，如今便在彼此相爱与合一中生活，将伸冤之事全然交托给上帝，并身体力行甘愿受苦之爱（罗马书 12:14-21）。
这个全新的上帝之国共同体拥有成全其使命的全新途径——那是仁爱之路，绝非暴力之路。基督面对彼拉多时的回应极其清晰明确：“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翰福音 18:36）。当基督徒的价值体系与世界体系发生冲突时，基督的国度永远享有绝对的优先权。基督是我们的榜样。面对百般嘲弄与敌对势力，祂展现了内心的纯全，以及充满仁爱与恩典的灵：“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彼得前书 2:23）。
对内与对外的和平缔造（Peacemaking Inwardly and Outwardly）
耶稣用爱上帝与爱邻舍的诫命总括了祂全部的教导（马太福音 22:37-40；路加福音 10:25-37）。缔造和平的教导必须同时涵盖我们爱心的两个维度：向上的垂直维度与向外的水平维度。圣经着重强调，对上帝的爱决不能仅仅停留在向上仰望和向内自省的层面；我们的爱必须真实地延伸至我们的邻舍。耶稣清楚说明，我们的邻舍包括任何身处困境、有所需要的人。正如耶稣时代那位律法师试图质问“谁是我的邻舍呢？”，我们内心也总是企图为“爱邻舍”划定界线。然而，邻舍之爱涵盖所有人群——少数族裔、有色人种、贫困群体、年迈长者、身心残障者等等。缔造和平是由一种不设任何社会或文化前提与限制的爱所驱动的。
缔造和平的教导应当始于家庭——这一人类最根本的社会人际关系。我们在家庭内部的真实生活，远比我们在军事服役上的“不参与”（拒服兵役），更能确凿地彰显我们对和平信念的持守。我们对和平缔造的关注，还必须涵盖社区中的邻里关系。作为和平缔造者，我们要以爱与怜恤之情，对待隔壁的亲友邻居、办公室的业务同僚、教室里的莘莘学子，以及街头的陌生行路人。和平缔造者致力于为他人谋求福祉，而非定罪谴责其他种族、社会救济金领取者、罢工者、犯罪人员、雇主、雇员，以及其他通常遭受非议甚至仇视的群体。
此外，倘若缔造和平不能切实影响我们在教会内部的人际关系，那么在社会政治领域空谈和平便毫无意义。基督关于爱仇敌的教导，对于教会内部彼此纷争结怨的人而言尤为切实切中。诚然，缔造和平必须始于信徒之家（属灵团契）。凡是播下了敌意与恶意种子的处所，和平缔造者都要借着言语和行动，在其中重新播撒仁爱。
三、教牧实践应用 (Pastoral Application)
第十三条清晰地陈述了我们的委身：减轻苦难、化解纷争、促进公义，作为我们在今日世界中所作见证的一部分。
面对冲突与暴力，人们往往倾向于两种本能反应：要么提高声量、奋起还击；要么逃避冲突、拂袖而去或漠然置身事外。然而，基督选择了第三种途径：缔造和平。祂将邪恶与暴力默默承受在自己身上，然后以恩典与饶恕宽释施暴者，将伸冤与审判完全交托给上帝。作为耶稣的门徒，我们的目标是活出一种舍己牺牲之爱的生命；在这种生命中，连我们的仇敌也能蒙受恩典与宽恕（马太福音 5:42-48）。基督呼召我们作和平缔造者——挺身立于仇敌之间，促成彼此和好。缔造和平，就是要止住愤怒言语的倾泻，清洗创口，使人际关系得到医治。缔造和平，就是要拆毁误解、偏见、愤怒和仇恨的高墙，并以接纳、饶恕、友谊与仁爱的桥梁取而代之。这正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成就的大事；这也正是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蒙召当有的样式与当行的作为（马太福音 5:9）。
全新的典范（A New Model）
耶稣为上帝之国共同体树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那是仁爱之道，而非暴力之途。十字架的神圣悖论（吊诡）在于：复活的生命恰恰是借着受苦与受死而临到的。我们蒙召不仅要在信条上认同这一悖论，更要在日常生活中活出它来。这个全新的国度要求我们献上至高无上的忠诚。对上帝之国公民而言，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如何既忠于上帝，又忠于世俗公民政府（罗马书 13:1-7）？大多数基督徒理解为：基督徒蒙召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遵从国家政权的要求。然而，这绝不等于对世俗当局的盲目效忠。圣经强调，新上帝之国共同体的成员拥有至高的效忠对象：凯撒不是主，耶稣才是万有之主。
在上帝之国之中，人的价值永远高于财物。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受造的，并且基督为他们流血舍命以使他们蒙受救赎，因此人的宝贵程度永远超越物质财富。天国公民绝不固执于合法的私权；他们甘愿让渡个人财产。对耶稣的跟随者而言，动用致命武力来保卫个人财产（无论如何，一切财富本就属于上帝）是全然错误的，这代表了一种颠倒错乱的世俗价值体系。
第十三条特别论及了战争与国际冲突的问题。然而，大多数冲突其实就在我们身边，距离我们的日常生活更近。
婚姻与家庭问题（Marriage and Family Issues）
教会应当打破对婚姻与家庭中暴力问题的沉默了。对子女的管教绝不应当留下伤疤或淤伤，无论是在身体层面还是情感层面。圣经中关于夫妻在婚姻中彼此顺服的教导，绝不能被当作实施身体虐待或精神情感虐待的借口。大多数教会都认识到，家庭暴力是夫妻分居的正当理由（至少在施暴方找到建设性的愤怒管理方法之前，应当暂时分居）。
教会必须切实倾听受害者的呼声，并代表他们辩护发声；必须严肃追究施暴者的责任。不仅如此，教会必须教导并树立榜样，引导夫妻与家庭践行和平相处的处世之道。
一个密切相关的议题是对未出生胎儿的暴力。一个人几乎不可能既主张和平（pro-peace），却不同时维护生命（pro-life，捍卫未出生婴儿的生命权）。如果我们认为仇敌的生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么我们也必须认为胎儿的生命同样神圣不可侵犯。同理，如果我们全力维护未出生胎儿的生命，难道我们不也应当同样保护那些生活在我们国家视之为敌国境内的平民生命吗？
教会生活（Church）
毫无疑问，教会蒙召成为一个和平的共同体，提供一个鼓励、支持坦诚交流分歧并化解矛盾的健康空间。然而遗憾的是，教会却常常沦为充斥尖锐争执与互相伤害之争竞的场所，严重损害了教会向世人所作的见证。
耶稣教导说，前来敬拜献祭的人应当首先确保与他人和好（马太福音 5:23, 24）。在来到主的圣餐桌前，我们必须省察自己，看我们与上帝以及与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是否坦荡无亏（哥林多前书 11:27-34）。在历史上，一些教会曾设立“和平委员会”（peace committees），专门致力于协助信徒化解彼此间的争端——这一智慧之举与我们当下普遍“各人自扫门前雪”（互不干涉）的冷漠倾向形成了鲜明对照。当我们在基督徒共同体内部产生不同意见时，应当竭尽全力以最满有恩典的态度彼此对待（罗马书 14）。
社区、学校、工作与娱乐（Community, School, Work, and Play）
邻里纠纷、种族紧张与违法犯罪，都为促进公义、破除偏见、广施仁爱与追求和平提供了进一步的行动契机。植根于社区的调解服务机制——例如“受害者与加害者和解计划”（Victim/Offender Reconciliation Program，简称 VORP）——通过促成当事双方直接会面、落实经济或道德赔偿，并推动彼此迈向和好，为人们提供了践行和平缔造的宝贵平台。
校园斗殴、劳资对立，以及运动员与球迷之间的暴力冲突，都是同一暴力主题在不同场合的体现，这也为基督徒提供了诸多致力和平的良机。例如，一些学校设立了“操场调解小组”，专门培训学生在同龄人发生纠纷时进行协商谈判（必要时进行仲裁）以促成和解。在职场中，我们应当给予雇主和雇员各自应得的尊重与权益，并努力架设信任与理解的桥梁。真理、公允、体谅、礼貌，以及对他人的深切爱心——哪怕我们在具体立场上与对方存在严重分歧——都应当成为基督徒参与劳资及职场纠纷时的鲜明印记。
应当鼓励基督徒在文娱选择上操练属灵的辨识力。凡是将暴力美化为解决问题之手段的电视节目、电影和电脑游戏，都与上帝之国的道路根本对立。在体育竞技中，激烈而友善的竞争是对可敬对手的最高敬意；辱骂裁判或对对手进行人身攻击的“垃圾话”，绝非耶稣的样式。我们对竞技的热忱，必须始终受到对他人福祉之真诚关怀的调和与约束。
国家与国际争端（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Disputes）
对基督徒公民而言，国家与国际争端极大地挑战着我们缔造和平的誓约。当今世界试图通过武力恫吓来维系所谓和平的现实困境，显然与耶稣爱仇敌的谆谆教导背道而驰。
我们对世俗世界动辄诉诸武力恫吓或以暴制暴来应对暴力的倾向深表痛心。这类行径充其量只能带来脆弱勉强的暂时停火或休战，往往反而导致暴力升级，或者促使暴力转入地下演变为恐怖主义行径。相比之下，和好与和解则借着架起理解、宽恕与友谊的桥梁，彻底消除敌意与仇恨，斩断滋生暴力的祸根。这是一项极其艰巨浩繁的使命，但从长远来看，却远比武力手段更富成效、更有生命力。
我们向上帝感恩，北美的执政掌权者为那些因宗教信仰信念而选择不服兵役的基督徒提供了替代役（民事替代服役渠道）。教会应当继续辅导和鼓励青年信徒，将自己奉献于充满爱心的社会服事中，以化解纷争、缓解苦难，而不是在军事冲突中执戟荷枪。教会也应当继续开辟并提供各种服事机会，使信徒能够在其中有力地见证我们对全人类——甚至对我们的仇敌——所怀有的舍己之爱。
那么，面对那些指责我们“坐享他人牺牲带来的平安利益，自己却置身事外拒绝承担代价”的人，我们当如何回应？面对那些坚信自己所为是在履行正义职责、却在战后饱受噩梦缠绕与沉重负罪感折磨的退伍军人，我们该如何关顾？面对我们堂会中那些在警队部门供职、而在依法执行公务中有时难免要动用致命武力的弟兄姊妹，我们又该如何看待？
在这些棘手问题上，教会很可能将长久处于我们所持守的神学信念与现实生活的严峻现实之间的张力之中。并非所有国家都认可良心拒服兵役者的替代役；也并非所有信徒都能完全认同并遵行这一教导。让我们怀着最大的恩典，与持不同观点的肢体求同存异、彼此接纳。让我们忠心传讲全备的福音——这包括呼召人为主基督甘心受苦，并将爱延伸给那些看似不可爱的人。与此同时，我们要向我们当中持有异议的同道，以及那些在各自职业生涯中不得不作出艰难抉择的肢体，倾注恩典、接纳、爱心与牧养支持。
阵亡将士纪念日与退伍军人节（Remembrance Day, Veteran’s Day）
对于那些在我们不愿参与的战争中付出沉重代价与流血牺牲的人，我们绝不轻视他们的舍己。如果我们对他们为争取和平所作出的艰辛抗争视而不见、不予尊重，那我们无疑是忘恩负义的。铭记并向他们的勇气与奉献致敬，完全是正当合宜的。然而，坚信我们用于和平的“武器”具有截然不同的属灵性质，也绝非羞耻之事。倘若我们只是袖手旁观，在他人舍命争战时无所事事，那确实是可耻的。然而，我们绝非蒙召坐而论道、无所作为；我们蒙召去积极缔造和平。基督呼召我们天天背起十字架，为和平的福音舍己舍命。我们为天国福音所甘愿付出的牺牲精神，绝不应当逊色于那些为保家卫国而捐躯沙场的军人。
崇高的呼召（A High Calling）
尽管围绕第十三条的某些具体层面可能存在不同见解，但在这些问题上，或许我们最需要的并不是更多的理论争辩或知性理解，而是更多的笃定顺服。从根本上说，第十三条呼召基督徒效法并参与基督的受苦。耶稣说，祂的跟随者必须“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马太福音 16:24）。祂庄严宣告：“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马太福音 5:9）。在这世上，再没有比这更崇高的呼召了。
传授爱与非抵抗、和平与非暴力原则的最有力方式之一，就是讲述真实的生命故事。在我们各地方堂会中，许多曾投身于宣教、海外救灾、内城边缘人群服事、和解调解等事工的弟兄姊妹，能够提供这些领域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见证与切身经历。此外，市面上也有诸多针对不同年龄层和应用场景的丰富读物。我们强烈推荐将这些资料典藏于教会图书室中，并在主日学课堂和小区团契中研讨交流。以下参考书目列出了一些深具启发性的宝贵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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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条：人类生命的尊严与神圣 (Sanctity of Human Life)
一、信仰宣言条文 (Confession of Faith)
我们相信，一切人类生命都属于上帝。每个人都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应当被珍视、庆祝与养育。因上帝是创造者，是生命的创始者与赐予者，我们反对一切贬低人类生命价值的行为和态度。未出生的胎儿、残障人士、贫困者、年老者和临终者尤其容易遭受此类不公对待。基督呼召万国万民关顾那些无力自卫的弱势群体。
上帝极度看重人类生命。关于生与死的终极决定权唯独属于上帝。因此，我们坚信，凡以剥夺生命为目的的手段与程序，包括堕胎、安乐死以及协助自杀，都是对上帝至高主权的冒犯。我们珍视现代医学维持生命的科研成果，但也认识到无休止地试图维持地上生命其价值是有限度的。在面对所有涉及生死的复杂伦理抉择时，我们寻求在基督徒共同体（教会团契）中提供盼望、医治、支持与辅导。
经文引证 (Scripture References)
创世记 1:26-27；2:7；出埃及记 20:13；约伯记 31:15；诗篇 139:13-16；阿摩司书 1–2章；马太福音 6:25-27；25:31-46；约翰福音 10:11。
二、神学研读注释 (Commentary)
基督徒历来坚守“生命神圣性”（the sanctity of life）的教义，但我们必须对其进行审慎而严谨的诠释。圣经中关于创造的记载，将生命描述为一种源自上帝的禀赋与特质。上帝将生命赋予受造界中一切有机的生命形态；然而，唯独男人与女人被独特地描绘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并被赋予统辖治理其余受造物的权柄（创世记 1:26-27）。“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创世记 1:31）。
创造的记叙（The Creation Account）
关于生命的神圣性，创世记中的创造记叙为我们阐明了以下几点基石性的真理：
1. 生命是来自上帝的恩赐。
2. 男人和女人与整个受造界一同拥有价值，因为上帝亲自将尊贵价值赋予祂所创造的一切。
3. 男人和女人的价值迥异于其余一切受造物，因为他们是按着三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这位三一上帝亲自与人类建立圣约关系（covenant relationship），并将“关系”视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核心。在此必须格外强调：绝非仅仅生物学意义上的肉体存活本身就赋予了人类生命以神圣性——其中包含着定质性的要求（qualitative requirement）。唯有处在与上帝及与他人之关系中的生命，才是神圣的。
4. 人类生命在使命上具有独特性。从创造记叙中引出的第四个事实是，人类生命的独特还在于被上帝赋予了统辖、治理并看顾其余受造界的圣圣责任（参见诗篇 8 篇）。
5. 唯独上帝赋予人类生命以超越性的尊严与价值（transcendent worth）。这种价值绝非我们靠自身去获取或赚取的。在男人和女人做出任何作为之前，他们就已然拥有了上帝赋予的尊贵价值。生命的神圣性完全独立于任何依凭后天的努力、成就、才干或任何世俗标准所附加于人身上的价值。
人的堕落（The Fall）
在创造的荣美叙事之后，紧接着是人类堕落的历史。由于罪的侵入，人生充满了苦楚与患难——怀胎生产必多受苦楚，糊口工作必须汗流满面（创世记 3:16, 19）。生而为人，便意味着承受苦难。正如约伯提醒我们的：“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约伯记 5:7）。然而，上帝在祂的主权之中，甚至能从苦难中成就美善。耶稣受苦受死，使我们得以蒙恩得救。基督徒应当欢喜，因我们得以在基督的苦难中有份（彼得前书 4:13）。
关于苦难，还有一个维度必须予以正视：世上根本不存在所谓在形体构造上“完美无缺”的人。因着各样身体、生理或智力上的缺陷，我们都在受苦，有些人承受的磨难甚至远超常人。然而，人类生命的神圣性绝不取决于是否拥有一副完好无损的健全躯体。人类生命——即便是带着瑕疵、残障与各样缺陷（warts, defects, and all）——都必须被视为神圣尊贵的。基督徒蒙召顺服上帝在塑造我们每个人基本先天体质上的至高主权旨意：“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罗马书 9:20；亦参 9:21；以赛亚书 29:16；45:9）。
堕落之后的咒诅还包含着对肉身生命终局的严正宣告：“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创世记 3:19；亦参传道书 3:19-20；12:6-7）。耶和华上帝将亚当和夏娃驱逐出伊甸园，免得他们“又伸手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创世记 3:22）。人类生命虽极其神圣，但肉体的死亡却不可避免。我们一生的年日短促，转眼成空，其中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诗篇 90 篇）。
死亡这一不可避免的事实，从今生世俗的视角引发了关于人类生命价值的核心叩问。在马太福音 10:26-31 中，耶稣劝诫我们不要怕那些能杀身体却不能杀灵魂的人，“那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祂”（28节）。耶稣同样呼召我们背起祂的十字架，甚至像祂那样舍弃自己的生命（马太福音 16:24-26）。十字架彻底重塑并重新定义了地上人类生命的价值，正如它重塑了死亡的意义一样——我们的救恩正是借着耶稣的受死而成就的。因此，为了主耶稣基督的缘故甘愿舍弃自己的性命，不仅不是生命的虚掷，反而是基督徒信仰的崇高理想。
救赎与复活（Redemption and Resurrection）
在堕落的历史之后，展现的是救赎的宏伟史诗，并在复活的生命中达到荣耀的高峰。因此，我们必须格外谨慎，切不可把“生命神圣性”的原则误解为将我们现世在地的肉体生命视作“绝对之至善”（an absolute good）。我们在肉体死后仍将继续存活，这一真理为人类生命的神圣性增添了又一重深远维度。个体的位格（personhood）并未因死亡而归于湮灭，而是归于赐生命的创造主（传道书 12:7），而其肉体物质成分则重归最初的尘土形态（创世记 3:19）。
正因为我们拥有身体复活的坚固盼望，我们在地上的肉身才被赋予了远超其短暂现世存在的永恒价值（哥林多前书 15 章）。我们切不可仅仅局限于肉身躯体和生物学生命的神圣性来思考。复活的核心深意，在于与上帝以及所有圣徒之间重新建立起完全而永恒的契合关系（帖撒罗尼迦前书 4:13-18）。
新约视域（New Testament Perspectives）
主耶稣屡次肯定人类生命的崇高价值。祂警告我们不要忧虑，鼓励我们仰观天上的飞鸟，天父尚且养活它们，接着提醒我们：“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马太福音 6:26）。其后，耶稣讲得更为确凿入微：“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马太福音 10:30-31）。使徒保罗特别论述了我们身体的尊贵地位，提醒我们：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并且我们不是自己的人。“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哥林多前书 6:20）。
耶稣悉心教导门徒关于小孩子的宝贵价值（马太福音 18:2-4, 13-14）。此外，在基督的教会里，并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为奴的或自主的、男或女（加拉太书 3:28）。上帝在恩赐阳雨普照世人时，并不偏待义人与不义的人（马太福音 5:45）。雅各劝勉信徒决不可偏待人、重富轻贫（雅各书 2:1-11）。“要爱人如己”（雅各书 2:8；利未记 19:18；马太福音 22:39）。依照圣经的启示，全人类在上帝面前均拥有平等的尊严与价值，因此，生命神圣与尊严的原则必须无一例外地普及至每一个人。
伦理道德意涵（Moral Implications）
堕胎（Abortion）
堕胎实质上是公然拒斥上帝赐予人类生命的恩赐，这是对上帝创造之神圣心意的背叛。尽管圣经中并未直接出现“堕胎”这一现代词汇，但旧约圣经中反复出现表达对母腹中生命的敬畏与珍视的经文（出埃及记 21:22-25；约伯记 31:15；诗篇 139:13-16；以赛亚书 44:24；49:1-6；耶利米书 1:5）。堕胎未能尊崇上帝对人类生命所拥有的至高主权。
安乐死（Euthanasia）
通常所称的“积极安乐死”（active euthanasia，或主动安乐死）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它直接违背了生命神圣性的原则，并且未能承认唯独上帝才有权定夺我们死亡的时刻（申命记 32:39）。这一点在亚玛力人击杀身负致命重伤的扫罗王的故事中得到了极为清晰的印证：扫罗因身处濒死的极度折磨中而哀求速死，那亚玛力人见扫罗“倒地决不能活”，便动手杀了他；然而，大卫依然严厉判决并处死了这个人（撒母耳记下 1:1-16）。积极安乐死绝非应对迫在眉睫且痛苦万分的死亡的正当答案。相反，我们必须接纳：在堕落之后的世界中，苦难与痛苦乃是人生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我们当祈求上帝赐下充沛的恩典，使我们得以带着尊严忍受苦难。不过，圣经确实认可给临终处于极大痛苦中的人使用止痛镇静之物（箴言 31:6-7），尽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明确拒绝了这种麻痹痛苦的酒（马太福音 27:34, 48）。
必须将积极安乐死与常被冠以“消极安乐死”（passive euthanasia，或被动安乐死，这一称谓或许并不恰当）的做法严格区分开来。死亡是堕落的必然结果，在一个破碎的世界中，必须将死亡接纳为生命进程中不可逆转的规律。“凡事都有定期……生有时，死有时”（传道书 3:1-2）。基督徒必须警惕现代医学中“技术可行性所带来的专制绑架”（tyranny of the possible，即凡是医疗技术上能够维系的就强行维持到底）。在特定情况下，拒绝采取非同寻常的非常规救治手段（extraordinary measures）来勉强维持或拖延死亡进程，是完全正当且合宜的。
自杀与协助自杀（Suicide and Assisted Suicide）
自杀同样必须被视为对上帝赋予人类生命之神圣尊严的粗暴践踏。自杀可被确凿地视为对第六诫（“不可杀人”）的触犯，因其本质上就是对自己生命的谋杀。生命必须被深切感恩为来自上帝的恩赐。我们未曾自行选择降生，同样，我们亦绝不可自行选择终结自己的生命。唯独上帝——生命的创始者——对我们的生命拥有绝对的主权与统管之权（申命记 32:39；撒母耳记上 2:6）。因此，没有任何人拥有凭个人意志擅自处置生命的权利。协助他人自杀，在道德与神学上同样是完全错误的罪行。
然而，必须将自杀与为了他人或为了主耶稣基督的圣工而甘愿舍己牺牲生命严格区别开来。我们的主亲自为羊舍命（约翰福音 10:11），而祂的一些跟从者同样蒙召付上舍己殉道的代价。
常常成为自杀前兆的绝望与极度痛苦，必须置于合宜的圣经视域中来审视。在堕落之后的人世间，生命不可避免地充斥着患难与苦痛。然而，苦难与痛苦绝非虚无，而是蕴含着属灵的深意。基督呼召我们与祂一同分担那因人类堕落而产生的痛苦与患难（哥林多后书 1:5）。世俗文化中耳熟能详的所谓“尊严死”（dying with dignity）的口号，应当被基督徒“带着尊严承受苦难”（suffer with dignity）的呼召所取代。我们需要彼此担当人世间常常带来的沉重苦痛（加拉太书 6:2），与哀哭的人同哭（罗马书 12:15）。
这种在共同体中彼此分担苦痛与患难的维度，也深刻延伸至我们作为基督徒在面对围绕生死的复杂伦理抉择时的方式。当道德伦理议题并非非黑即白、界限分明时，我们蒙召共同操练属灵的辨识力（腓立比书 1:10；罗马书 12:2）。唯有作为圣约团契的教会，在共同查考经文、用爱心彼此说诚实话、并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的过程中（以弗所书 4:15；5:21），一同致力于“察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以弗所书 5:10）。
三、教牧实践应用 (Pastoral Application)
作为基督徒，我们由衷承认上帝是生命的赐予者与维护者。圣经关于创造的记载提醒我们：是上帝最初将生气吹入人的形体中，并宣告所造之物甚好。基督徒对此的领受是：上帝极度宝贵人类生命，而对肉体生命的养育与顾惜，乃是上帝所托付的管家使命（stewardship mandate）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我们这个高度技术化的社会中，生命的赐予与取走往往被世人认为主要属于人类管辖的权限范围。无论是出生还是死亡，日益被当成可以由人为规划与调控的事件。诸如基因工程、促排卵与辅助生殖药物的使用，以及在脑功能完全停止后依然能够维系心跳的技术，使得过去看似自然的生死循环变得错综复杂。本条信仰宣言旨在帮助教会面对并妥善处理其信徒在个人生活与专业职场中所面临的关于生命神圣性的种种复杂抉择与道德挣扎。
珍爱与养育个体（Celebrating and Nurturing Individuals）
堂会与牧者通常会履行许多具有象征意义的举动来庆贺生命。婴儿诞生、结婚纪念、学业或职场成就，以及其他特殊的纪念日，往往会通过鲜花、贺卡或在聚会中公开宣告来予以致意与庆祝。然而，若要对我们所看顾牧养的人产生深远持久的生命果效，对生命的关顾与养育就必须深入到更坚实的层面。
养育个体是一项作门徒（discipleship）的要务。教会内部应当为每一个人提供充分的机会，使他们能够从目前的光景，迈向并成长到上帝所期许的成熟身量。用于查经、祷告和彼此扶持的团契小组聚会，往往能为灵性与情感生命的培育提供真诚而亲密的环境。教牧同工个人的关怀探访与深入代祷，对于牧养堂会中的弟兄姊妹同样必不可少。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关顾与培育，正是主耶稣对小孩子的爱以及祂深愿万人都认识天父之心肠的自然流露与延伸。
我们当中许多人都会认同上述举措乃是常规教牧关怀的题中之义。然而，当我们进一步深思生命神圣性的深刻意涵时，我们必须擦亮双眼，看见这种关顾可以而且应当通过更多实际途径表达出来。例如：
• 无障碍设施建设：对教会设施进行无障碍改造以便利肢体残障人士，是对他们在堂会大家庭中应有席位的实质认可与尊重。
• 特殊群体服事：为聋哑人及听障人士购置并维护辅助收听设备，能对这一常常被忽视的群体形成极其关键的服事纽带。
• 警惕排斥心态：若教会反对要求设置轮椅无障碍通道的建筑法规，这不仅在社区面前留下了极为负面的见证，甚至暗示出教会只欢迎身体“健全健全”的人。同理，如果在讲台上大声疾呼反对堕胎，却未能为主日学里的残疾儿童提供接纳的席位与专门的照护课程，就暴露了我们并未真正愿意在每一个人身上尊崇上帝的形象。蓄意将特定群体排除在教会事工的关照之外，在渴望万人都认识基督的上帝眼中，乃是严重的亏欠与罪过。
教会的讲台与教导事工，是塑造会众对待他人态度的极为重要的契机。我们在讲道中所使用的故事与例证必须格外审慎敏锐。拿女性、青少年、老年人或任何族群与社会阶层作为取笑揶揄的对象，通常是极不合宜的，并且必定会被会众敏锐地察觉。生命的尊严应当无偏袒地普及至所有人。然而，我们也应当对当代社会过度执迷于“个人权利”（rights of the individual）的世俗思潮保持清醒。人存在的崇高尊严是由上帝所赋予的，而非人自我标榜或强加的；我们热情邀请所有人在上帝的大家庭中积极领受恩典与身份。
反对贬低人类生命价值的行为与态度（Opposing Actions and Attitudes Which Devalue Human Life）
公开表达反对立场，可以成为教会在世人面前见证中极为必要且宝贵的一部分。适切的反对形式可能因具体处境而有所不同，应当在教会共同体内进行深入透彻的交通与辨识。我们可以将反对的不同强度视为一个连续的光谱（continuum）：
1. 消极一端：光谱的最消极一端是“无所作为”。
2. 非临场的积极反对：恒切祷告、奉献资源、在涉及法律与道德的选举中投票给合适的候选人或议案、给报刊编辑或政府官员写信表达关切，都是在不必亲身前往现场的情况下提高积极反对力度的有效方式。
3. 切身的实际参与：为未婚先孕的母亲提供危机辅导与支持、在践踏生命价值的场所或商户门前依法进行和平抗议、乃至亲自收养一个无依无靠的孩子，则是更具实质深度的个人切身参与。
4. 公民抗命：在极少数严峻情境下，反对甚至可能意味着采取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去违抗属人的恶法。然而，任何信徒绝不可在脱离教会共同体同心祷告与辨识的情况下，擅自作出此类重大抉择。
5. 严禁逾越上帝诫命的暴力：而在这一光谱的最危险末端，则是违背上帝诫命的非法暴力抵抗。例如，通过暗杀或杀害实施堕胎的医生，乃是以暴易暴、罪上加罪。我们务要谨记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的教导：祂将“不可杀人”的禁令进一步延伸至不可对弟兄怀恨动怒与咒骂。将政治领袖、或任何持不同政见立场的人轻易扣上邪恶或愚昧的帽子进行人格贬损，只会严重败坏教会在世人面前的公信力与见证。
关顾无力自卫的弱势群体（Caring for the Defenceless）
切实的关怀发端于怜悯，而怜悯正是上帝在人心中所动的美善之工。通过讲台宣道与真理教导、藉着恒切祷告与以身作则，我们能够有力地彰显上帝对全人类深切的怜悯与慈爱恩典。通过短宣与社会服事之旅、影视多媒体呈现以及第一手见证分享，让会众直面弱势群体的艰辛处境，能够极大激发全教会践行上帝怜悯与恩典的紧迫感。
在教会内部流淌上帝怜悯与恩典的关爱之举包括：
• 在公共崇拜中献上恳切代祷；
• 在口头宣讲与文字书刊中流露深切尊重；
• 改建教会设施使其真正达到全民无障碍化。
在某种意义上，当信徒聚集崇拜时，作为一个身处特定封闭环境中的聚会群体（captive audience），会众自身也是毫无防备与脆弱的。适度调节扩音系统以营造良好的敬拜环境并杜绝听力损伤、体察顾及慕道到访的个人与群体以确保聚会内容与形式合宜尊严、细致安排以使在场的所有信徒皆能切实参与主餐（圣餐）的擘饼领杯——这些举措无不折射出对弱小者悉心体恤的服事态度。
教会更将关爱的臂膀延伸至殿堂四壁之外：定期向在本地及全球层面服事特殊需要的机构提供稳固的经济支持，并大力鼓励信徒个人深入参与这些机构的服事。当教会的肢体投身于社区前沿——诸如在诊所、养老看护中心、妇女儿童庇护所（safe houses）担任志愿者，提供寄养家庭照顾（foster care），以及为老年人与残障同胞提供房屋修缮和生活服务——基督的怜悯便得到了最生动的彰显。这些面向社会的外部善行，对于基督的身体而言，其神圣价值丝毫不亚于在教会围墙之内的服事。
涉及生死的伦理抉择（Decisions Regarding Life and Death）
信仰宣言郑重声明“关于生与死的终极决定权唯独属于上帝”，这不仅提醒了我们生命本身的高贵价值，更彰显了教会有责任向世人见证上帝对生命的绝对主权。尽管谋杀的滔天罪行显而易见、人人皆知，然而在现代医学背景下，其他诸多关乎生死的抉择却往往扑朔迷离、难以一目了然。
医疗议题（Medical Issues）
牧师、心理及属灵辅导员与医务专业人员蒙召协助信徒个人及其家庭理清极其复杂的医疗抉择。这项服事必须怀着极大的体恤与审慎去推行，因为这些抉择往往是在生死悬于一线的巨大危机时刻被迫做出的。作为门诺弟兄会，我们决不容许通过实施任何形式的安乐死手段来擅自设定死亡的时间。但与此同时，协助判定何时应当停止侵入性、过度积极的医疗抢救措施（aggressive medical procedures），对临终患者本人以及长久守候在侧的身心俱疲的家人而言，本身就可以是一项充满怜悯的关怀之举。在特定情况下，拒绝进一步的无效治疗（例如当恶性疾病已然大范围扩散、回天乏术时），或拒绝使用人工生命维持系统（artificial life-support systems），是完全合宜且正当的。此类极其艰难的决定，最好在共同体中作出——由当事人、家属、主治医生以及一个同心守望祷告的教会团契携手合作，共同寻求满有神圣智慧的决断。
在深重的个人或家庭悲剧之中，鼓励人们进行器官捐献，可以成为一种肯定生命延续价值的崇高善举。而接受或拒绝一项器官移植手术的决定，同样需要经过严谨而审慎的权衡。捐赠或接受人类器官，在神学上可被视为基督徒管家职分（stewardship）的一部分。生活在享有充沛前沿医疗资源的富裕社会中，我们极易受世俗思潮诱惑，将获取这些尖端医疗手段视为理所当然的“自然人权”。然而，我们必须再次谨记：人类存在的真正尊严源于上帝的恩赐，绝非由人自我设定；在当下这个极度崇尚个人权利至上的文化氛围中，基督徒必须保持高度的属灵警醒。
协助信徒在面对现代医疗技术与资源时作出明智的取舍，能够有力地见证我们对上帝终极照料与供应的全然信靠。培养对上帝由衷的感恩之心——因祂才是人类生命终极的医治者与托住者——提醒我们将根本的信心建立在祂对我们的永恒顾念之上。虽然我们高度评价那些能够维系生命与照护病患的现代医学成果，但我们绝不可忘记：今生肉体的存留不可能无休止地延续下去。我们在承受肉体苦痛时的坚忍姿态，以及在面对今生落幕时的从容态度，同样是向世人见证上帝恩典的鲜活渠道。在危机真正爆发之前，就引导会众对这些人生终极课题展开深入思考，乃是充满远见的教牧智慧。教会内部通常有许多基督徒医生、护士及医务工作者，他们完全可以作为主日学或成人专题研讨班的专业资源顾问。如果我们因恐惧或忌讳而回避这些沉重的生死课题，那么那些正在经历病痛折磨或身处生命末期的弟兄姊妹，就极可能在我们的堂会生活中被冷漠地边缘化。
生育议题（Fertility Issues）
旧约圣经中“要生养众多”的圣圣吩咐，对当代的基督徒夫妇依然蕴含着深远的伦理涵义。许多基督徒夫妇选择将家庭计划（family planning）视为负责任的基督徒管家职分（stewardship）的一部分——这不仅关乎对个人家庭资源的忠心治理，也关乎对受造界整体生态资源的责任。牧者与辅导人员协助夫妻全面审视其在避孕方式与辅助生殖技术上的抉择所带来的伦理后果，是非常切合时宜的。例如，选择防止精卵结合受精的避孕手段，而非诱发受精卵着床失败或早期脱落流产的药物与手段（methods that induce abortion），深刻反映了我们坚信初生胚胎生命绝不可被当成废弃物的神学信念。
同样地，呼吁负责任地使用促排卵药物与人工生殖流程亦属当务之急。诸如将大量受精卵冷冻储存仓储化（warehousing of fertilized eggs），或是为了规避多胎妊娠的医疗风险而实施“选择性减胎/选择性堕胎”（selective abortion），在本质上都对人类生命的神圣尊严以及上帝在生命受孕上的神圣心意构成了严重冒犯。对于那些遭遇不孕不育、求子艰难的夫妇而言，这往往是一个极其敏感脆弱且伴随着深重痛苦的情感雷区，在陪伴并辅导他们面对这些挑战时，必须倾注极大的温柔、耐性与体恤。然而全教会务须牢记：我们在上帝眼中的无价尊严以及我们在基督徒共同体中的宝贵地位，绝非取决于我们是否具备生育子女的生理能力。但与此同时，若对难以受孕的夫妇内心深处的隐痛视若无睹、缺乏共情，便是冷酷地抹杀了他们切身真实的悲痛。
认清医学科学的局限（Recognizing the Limits of Medical Science）
经常涉猎并广泛阅读现代各类前沿议题（包括科学与医疗技术的新突破、新疗法）的牧者，会发现自己能够更敏锐地洞察这些医学成果在价值与实际应用上的边界与局限。然而，认清这些界限并将其切实应用到具体独特的个案处境中，所需要的属灵辨识力往往远非任何单一牧者的个人智慧所能穷尽。由于这一领域的实际践行高度依赖于具体的个体案例，因此包括患者家属、主治医生在内的各方专业人员，必须共同承担起厘定这些界限的道义责任。在这些极为特殊的处境中，与相关各方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与互信关系，对于牧者有效履行其无可替代的教牧角色至关重要。
牧者的独特角色包括：
1. 深入评估当事人深层的信念系统、潜藏的内心恐惧以及灵性健康状况；
2. 适时呈明贴切的圣经真理与话语；
3. 通过深度的劝勉与恒切的祷告，使他们获得对上帝守约施慈爱与终极应许的坚固确据。
在涉及生死攸关的临终决策场景中，牧者应当毫不迟疑地挺身而出，恩慈而坚定地向处于极度软弱与困境中的个人及家庭提供坚实的属灵支撑。
此外，本地医疗卫生机构或医院的生命伦理委员会（ethics boards）席位，往往向牧师以及地方堂会中具备医学、哲学或伦理学专业素养与经验的基督徒开放。积极参与此类平台，为我们在关乎生死的重大公共与专业议题上见证上帝的崇高主权，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独特通道。
带来盼望与医治、支持与辅导（Offering Hope and Healing, Support and Counsel）
教会通过忠心宣讲纯正的福音，向全人类传递坚固的盼望。这荣耀的盼望不仅在永恒的来世大有功效，在现今的今生同样带来颠覆性的转变。在许多人遭受残酷不公、或饱受贬低生命的医疗程序与艰难境遇摧残之处，教会所能给予的，绝不仅限于泛泛而谈未来终末救恩的渺远期盼。活泼真实的盼望在现世当下便已向世人敞开，足以将人从内疚、羞耻、恐惧与万念俱灰的绝望中彻底释放出来。圣灵正借着教会这属灵的器皿，在全人医治的事工中大能地彰显出这等盼望。正如人们被热切呼召来领受基督的救赎恩典一样，他们也应当受邀在基督里领受全人的医治。此类医治可能伴随着真诚的认罪与悔改、深度的教牧辅导，亦或是配合更加专业的现代医疗护理。圣经明确呼召教会齐心代祷，并在特定时刻同心禁食祷告，以求得上天所赐下的医治大能。
这种属天的盼望，在教会的支持与辅导事工中得到了最真切的彰显。团契小组为彼此分担重担、提供属灵支持构筑了极佳的环境，激励全领受呼召的会友积极投身于彼此守望的医治事工。当发现患者或当事人亟需更深层次的专业心理辅导时，教会可以积极引介并整合基督徒专业心理辅导师及机构的资源。牧者自身应当对个人提供专业心理咨询与治疗的能力界限有清醒而谦卑的认识。与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基督徒辅导师建立亲密的协作伙伴关系，能够极大拓宽与丰富教会的事工广度与深度，是向深陷危机的受苦者带去切实盼望与医治的行之有效之法。
我们务须终身谨记：许多关乎生与死的伦理抉择具有难以想象的复杂性。在错综复杂的现实处境中，是与非、对与错的界限往往极其微妙，难以轻易下一刀切的断言。我们在面对这一切挑战时，必须始终存着谦卑、敬畏与审慎的心态，真诚承认我们人类知识与智慧的有限性，并由衷仰赖上帝那至高无上、超越一切的丰盛恩典。
[!NOTE] 文献与出版说明
在北美门诺弟兄会总会（Canadian and U.S. Conferences of Mennonite Brethren Churches）出版的《信仰宣言：注释与教牧应用》原版手册中，本篇（第 14 条）未单独附列文末参考书目（Bibliography / Reading List），其所有神学论证与教牧指引均直接结合圣经经文与当代医学伦理情境展开。本中文译本严格忠实于原书英文原文，完整呈现其全部教义宣告、神学注释与教牧应用。
第 15 条：管家职分 (Stewardship)
一、信仰宣言条文 (Confession of Faith)
上帝创造的使命（God’s Creation Mandate）
我们相信，宇宙及其中的万物都属于创造主上帝。上帝已将看顾大地的责任托付给全人类，人人都有责任妥善管理其资源。忠心的管家职分运用大地的丰饶来满足人类的需要，但坚决抵制对大地及其居民的不义剥削。上帝一切的恩赐都当存感恩之心领受，并带着责任感加以使用。
负责任的生活（Responsible Living）
承认耶稣为主，会带来价值观的彻底转化。耶稣警告说，我们不能既事奉上帝，又事奉金钱。终日汲汲于金钱与产业、沉溺于放纵享受的生活、以及一心为私利积蓄财富，皆与圣经的教导背道而驰。
慷慨奉献（Generous Giving）
圣经教导我们，作为对上帝恩惠的感恩回应，应当透过教会实行乐意、牺牲且按比例的奉献。基督徒不把自己的任何财产据为私有，而是以荣耀上帝的慷慨方式，管理自己的一切资源，包括金钱、时间、恩赐才干与影响力。他们不蔑视穷人，而是在教会内部实行互助，并与有需要的众人分享自身所有。上帝的子民立志持守简朴与知足的生活方式。
经文引证 (Scripture References)
创世记 1:28；利未记 25章；申命记 15:7-11；诗篇 24:1；115:16；箴言 14:31；阿摩司书 6:4-7；玛拉基书 3:6-10；马太福音 6:19-34；25:14-30；路加福音 6:38；12:13-21；使徒行传 2:42-47；4:32-37；哥林多前书 4:7；16:2；哥林多后书 8–9章；加拉太书 6:7；以弗所书 4:28；提摩太前书 6:6-10, 17-19；雅各书 2:1-7, 15-16；5:1-6；约翰一书 3:16-18；犹大书 11。
二、神学研读注释 (Commentary)
“管家”（Stewards）是指受他人托付、通过看顾与管理代为掌管贵重事物，并必须向所有者交账的人。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全人类对大地都负有管家责任。再者，教会区别于所有其他人类机构之处，在于她受托保管福音的宝藏（林前 4:1）。从最具体的个人层面而言，每个人作为上帝各样恩赐的管家，都必须向上帝交账。
大地的管家职分（Stewardship of the Earth）
上帝对受造物的关怀（Divine Concern for Creation）
基督徒显然包含在“创造使命”（creation mandate）之中，该使命呼召人类“治理这地”，正如伊甸园中的亚当所显明的那样——他受命耕种并看守伊甸园（创 1:28-31；2:15）。上帝是无可争辩的万物创造者与拥有者（创 1:1；14:19；诗 24:1），祂怜恤大地及其走兽飞鸟，顾惜祂所造的一切（拿 4:11；诗 104:10-30；36:6；珥 2:22）。先知们展望了一个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时代（赛 11:1-10；参 65:25；35:1-7, 9；何 2:18）。上帝的救赎计划最终也包括新天新地的创造（赛 65:17；罗 8:20-22）。
人类对受造物的责任（Human Responsibility for Creation）
作为大地的管家，意味着要妥善管理水资源与森林等自然资源，并以上帝所流露的同等怜悯去照料动植物。圣经律法中的例证证实了这一点：鸟窝不可连母带雏一并毁坏取去（申 22:6-7）；牲畜当受顾惜照料（申 25:4；箴 12:10）；用于军事战争的树木砍伐受到严格限制（申 20:19）；出产受造物所需粮食的土地不可遭竭泽而渔的剥削——这一教导在第七年安息年及禧年让土地休耕的律例中阐述得尤为明晰（利 25章）。
道德与环境（Morality and the Environment）
一个群体的道德生活与自然界的状况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纽带。人类的强暴败坏导致了挪亚时代的大洪水（创 6–9章）。大地的浩劫乃是人类罪恶的直接恶果（何 4:1-3）。耶利米描绘了一幅宛如“核冬天”般的凄凉景象，正如其上下文所揭示的，这结局完全归因于人类的罪孽过犯（耶 4:23-26）。在极大程度上，正是出于人类的贪婪，森林滥伐导致土地荒漠化，农药化肥过度使用导致土壤退化，水质污染导致鱼类鸟类死亡。由此可以得出正面积极的结论：人类居民若能活出无私、怜悯与负责任的生活，大地就必得蒙造就与医治。
负责任的生活（Responsible Living）
视角的重塑（Realigned Perspectives）
负责任的生活，首先包含对生命、时间、才能、机遇与物质财富均来自上帝的完全承认。上帝是万有的源头与合法拥有者（诗 24:1）。祂是人类生命的始源（创 2:7, 21-23），并赐下生育繁衍的恩赐使人类得以代代相传（得 4:13；撒上 1:27）。上帝赐予得货财的力量（申 8:18；代上 29:12），也赐予各样才能，如工匠技艺（出 36:1 中的比撒列与亚荷利亚伯）与智慧洞察力（王上 3:10-12 中的所罗门）。在圣经中，土地被反复指明为上帝赐给以色列的“恩礼”或“赏赐”；单单在申命记中，此类表述就多达三十处（如 5:31；9:6；26:9）。亚伯拉罕、以撒和约伯等先祖，其丰盛的物质财富皆仰赖上帝所赐（伯 42:10）。上帝乃是一切美善恩赐与全备赏赐的赐予者（雅 1:17）。
上帝慷慨的恩赐呼召人类向赐恩者作出感恩的回应。信徒受到告诫，不可心高气傲（提前 6:17-19）。功成名就与富足者必须抵制自夸的诱惑（申 8:11-17）。相反，当持守感恩的心态。此外，既然上帝的恩赐具有“信托”的性质，人类就必须为管理和使用这些恩赐的方式负责交账。
管理上帝的恩赐（Managing God’s Gifts）
上帝一切的恩赐——恩赐才能、财富、时间、生态环境——都当善加管理。生命的恩赐及其各样美福自当尽情享受（提前 6:17）。旧约和新约圣经都没有因为富有本身而谴责富人，但两约都对财富的使用给予了详尽的指导，并警告富足所带来的种种诱惑。
耶稣定罪自私自利，但并不排斥一切合理的自身益处。财富应当被用作一项投资，“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天上”（太 6:20，原作者强调）。一个人不能既事奉上帝，又事奉金钱（太 6:24）。基督徒既然立志先求上帝的国和祂的义，就会按照这一优先次序来安排自己的财务（太 6:19-21, 33）。正如有人所言，每一项消费支出的决定，本质上都是一项属灵的决定。
经文反复劝诫人们要顾念穷人。上帝对穷苦之人表达了特别的眷顾（preferential outlook）。先知们对剥削压迫穷人者发出了严厉的谴责（赛 3:15；摩 2:6-7）。穷人不当被回避蔑视，而当得到救助（申 15:7-11；箴 17:5；19:17；参 弗 4:28）。早期教会悉心照料穷人，并为他们募集捐项（徒 6:1-7）。信徒受到严正警戒，决不可忽视穷乏之人（雅 2:14-17；约一 3:16-18）。
关于财富的劝诫（Counsel on Wealth）
先知阿摩司严词抨击富豪阶层，指出他们嗜好在家具、佳肴、宴乐与香膏脂粉上挥金如土。当人们对“约瑟的苦难”漠不关心——换言之，对他人身体的贫困或属灵的荒凉视若无睹时，奢华的生活便成了一种罪恶（摩 6:4-7）。那股“挥霍挥金的冲动”（urge to splurge）应当受到克制。基督徒所显明的标志，不应是“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而当是“怜悯的关怀”（compassionate concern）。
物质主义（拜金主义）是指急切渴望占有并把持财产、一心为个人私利而钻营金钱的心态。在耶稣看来，物质主义既是愚蠢的，也是有罪的（路 12:13-24）。耶稣的比喻中有三分之一涉及经济与钱财；在这些比喻中，耶稣强调交账的责任，并警戒那种唯独利用才能和金钱来抬高自我、排斥他人的自私心态。保罗警戒人不可贪爱钱财（提前 6:6-10）。圣经竭力提倡知足常乐与简朴的生活（腓 4:11；提前 6:8）。
贪婪是十诫所明令禁止的（出 20:17），圣经对巧取豪夺与贪心发出了严厉的警告（路 12:15；犹 11）。以色列人在加低斯·巴尼亚时，妄图凭己意顽固争夺应许之地，结果遭到弃绝（民 14章）。先知以利亚严厉斥责亚哈王强占拿伯葡萄园的罪行（王上 21章）。基哈西因心生贪念……结果失去了一切！（王下 5:20-27）。巧取豪夺与贪心如出一辙、形影相随。在亚拿尼亚和撒非喇的故事中（徒 5章），贪心并伴随着诡诈欺瞒，其恶果之严重性显露无遗。
慷慨奉献（Generous Giving）
奉献的动机（Motivations）
有关慷慨财务奉献的教导集中在哥林多后书8至9章，保罗在此列举了慷慨施予的诸多理由：
1. 第一，慷慨效法了耶稣舍己奉献的榜样（8:9）。
2. 第二，我们的奉献捐助造福了他人的生命，上帝的名因此得着荣耀（9:12-14）。
3. 第三，慷慨给奉献者本人带来巨大的属灵益处与赏赐（9:6, 14；另参 路 6:38；加 6:7）。
4. 第四，施予效法了那些展现属灵成熟之人的榜样（8:1-5）。
5. 第五，奉献有助于实现均平与平等的目的（8:14）。
6. 第六，慷慨是对上帝感恩的切实回应（9:15）。
若是紧握拳头、一毛不拔，或是深陷于外物（汽车、地产、金钱、股票、豪宅、昂贵的度假）之中，以致无法拨出资金支持上帝的国度事工，这乃是自私有罪的，且与天国子民的生活背道而驰。正如一句名言所说：“我们的奉献，就是在为上帝的掌权投票。”
奉献的准则（Guidelines）
保罗敦促信徒实行定期、系统且按比例的财务奉献（林前 16:1；参 申 16:17）。十一奉献代表了一项基本基准（太 23:23；民 18:26；玛 3:10），但基督徒的奉献当超越十一的界限（林前 16:1-2；路 21:2-4）。正如有人所言：“十一奉献不是上帝筹集资金的计划，而是祂培养祂儿女成长的计划。”慷慨是解救贪婪之罪的良药。
基督徒的奉献需要行政上的推动与周密的规划（林后 8:16–9:5）。面对许多需要基督徒慷慨支持的崇高事工，信徒在财务抉择上当依靠祷告与圣灵的引导。将“仓库十一奉献”的原则诠释为在经济上支持地方教会及所属宗派的事工机构，是合情合理且合乎圣经的（玛 3:6-10）。对基督徒而言，奉献不应成为重担。信徒完全有充足的理由甘心乐意、欢欢喜喜、甚至满怀热情地施予。
三、教牧实践应用 (Pastoral Application)
基督徒的管家职分，是指对上帝所造的秩序进行忠心、智慧且负责任的管理。本条的核心焦点在于对大地受造资源以及个人资源的管家职分。
大地的管家职分（Stewardship of the Earth）
上帝已赋予人类作为受造界管家的责任。良好的管理既包括保护大地免遭破坏性剥削，也包括为了人类的福祉合理开发资源。教会可以提供有益的资讯与教导，使会众能够分辨如何最有效地发挥大地的潜能，同时又不破坏生态环境。
可以通过各项活动来提升信徒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意识。例如，通过专项活动或社区行动推广垃圾分类与循环回收（recycling），兼具实用价值与象征意义。留心节约用水用电，也能推动环保实践的落实。使用回收再造材料，避免使用破坏环境的制品，既能提高环保意识，又有助于保护大地。地方教会定期鼓励此类活动，正与“治理全地”的创造使命相契合。
尽管门诺弟兄会信徒的生活日益城市化，但我们仍有相当多的人从事农业生产。农户常常面临两难抉择：一方面需要使用化学农药与化肥以提高产量，另一方面又希望避免使用化学制剂以保护生态环境。严肃对待大地管家职分的教会，决不应回避这一问题，而是应当建立对话论坛，让这些棘手问题能够在信仰群体中得以坦诚探讨。
慷慨生活的策略（Strategies for Generous Living）
耶稣关于金钱的教导表明：金钱是生活的手段，而非生活本身的目的。深入查考耶稣的生平与信息，能为我们开启一条为主而活的丰盛人生之路。其核心焦点必须如同彼得前书 3:15 所说：“专心致志地完全归顺奉献于基督”（Phillips 译本意译；参和合本：“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
强大的世俗力量时刻在试图分散我们对基督的专注。如果我们意识不到问题的存在，就绝不可能采取步骤去解决问题。圣经指出了我们易于贪婪的本性，以及贪婪最终所导致的灵性贫困。个人的自我检视（盘点反思）是一项健康且必需的操练。作为这种检视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收集一些日常数据。我们可以记录每周的时间日志，涵盖以下各领域（及其他适宜项目）：
• 用于挣钱/花钱的时间
• 用于个人身心照顾的时间（睡眠、锻炼等）
• 用于放松/休闲娱乐的时间
• 与家人/朋友/邻里相处的时间
• 参与教会相关活动的时间
• 参与事奉/志愿服务的时间
• 与上帝亲近的时间（灵修、祷告、读经）
这样一份时间审计或许无法全面评估每项活动中所付出时间的质量，但它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一个整体的时间与生活轮廓便开始显现出来。我们在哪里投入时间，正是衡量我们管家价值观的最有力指标。
优先考量上帝之国的利益（Prioritizing Kingdom Interests）
作为基督徒生活，就是学习活出与上帝的掌权相称的生命。靠工作维持生计固然合乎基督徒体统，但若沉迷于赚钱以致挤占了属灵的追求，问题就随之而生了。在建立生活方式的过程中，我们的抉择展现了内心的优先次序。生活方式涵盖了在住房、陈设、衣着、奢侈品、娱乐、投资与储蓄以及奉献等方面的抉择。所有这些抉择，都是在某种既定优先次序的主导下作出的。
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实践着优先次序的取舍。例如，我们可能情愿买一辆小型二手车，因为对我们而言，家居装潢或高档家庭影院比交通工具的体面更重要。另一些人则可能宁愿住在仅有基本设施的狭窄住处，以便省下钱满足自己观光旅游的渴望。若将对耶稣及其国度的奉献注入这些考量中，优先次序的权衡便具有了更深刻的属灵维度。例如，上述的优先次序是否会发生转变——将旅行费用转用于在基督徒夏令营担任辅导员，或是参与短期宣教和救灾事工的自愿奉献？我们是否愿意减少外出就餐的开销，转而更多款待远道而来的国际留学生？
在许多北美基督徒心中，成功与财富往往占据着极高的优先地位。然而，先知耶利米呼召我们确立一个远高于这两者的终极优先次序：
“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书 9:23-24，和合本修订版）
认识上帝——意味着与上帝活在充满生机的联结之中——是远高于财富与世俗成功的价值所在。
对于信徒而言，至高的价值属于基督和祂的国度。在理想的境况下，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最渴盼见到的，莫过于上帝的公义与公平得以彰显，上帝之国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基督徒立志将自己的时间与资源奉献于上帝之国。这其中的实际含义显而易见：金钱与时间必须从生活的其他领域转向上帝之国的事工。如果将五百美元奉献给某个需要或事工，这五百美元就无法再用于投资股票或购买更大、更好的冰箱。
管家职分的前提假设（Stewardship Assumptions）
管家职分的概念建立在若干前提假设之上，每一个假设都会在我们的实际生活方式中体现出来：
1. 第一个基本假设涉及所有权（Ownership）。在西方文化中，个人拥有财产所有权；在某些集体文化中，群体共同拥有并分享财产；在古代崇拜巴力的地区，国王垄断了土地的所有权；而基督徒宣告：万物皆属于上帝。与此相符的合宜回应乃是感恩知足（腓 4:11-12）。如果上帝是真正的主人，那么无论所得看似微薄还是丰厚，我都有充分的理由心存感激。过度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正是由不知足的心态所催生的。将财产视为上帝赏赐的更深一层含义在于：我们蒙福，是为了使他人得福。如同上帝的其他恩赐一样，充裕的物质财富应当用来造福他人（雅 2:14-17；太 10:8）。
2. 第二个假设涉及管理（Management）。管理包括注重创造性的生产，以及对财务与收支的审慎监督。每一位基督徒都是受托管理者，其职责是为所有者——上帝——的利益来管理资产。管家固然可以支取合宜的份额以维系自身生计，但其根本目标是为了增加主人的收益。财务管理的目标之一，是将资源置于稳妥安全的投资之中。耶稣教导我们，最稳妥安全的投资莫过于上帝的国度（太 6:19-34）。
3. 第三个假设是交账的问责性（Accountability）。基督徒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当肩负社会责任。个人的恩赐与财产绝非纯粹的私人事务；管家职分的履行具有公共维度的见证。耶稣警告说，在末世必有一场终极的大盘点与交账（太 25:14-46）。教会可以为会众设立相互守望的问责小组（accountability groups），使大家在具体的投资抉择和整体的生活方式议题上共同察验与分辨。
律法主义与个人主义乃是两个极端的危险倾向。生活准则难以简单地实行一刀切的标准化。在某些情况下，购置贵重物品或资产可能是对资源的值得称许的善用；但在另一些情境下，同样的支出可能是有害的，甚至是可悲的。
有效实践管家职分的实用建议（Practical Hints for Effective Stewardship）
在物欲横流与消费主义充斥的时代，以下建议有助于我们将精力聚焦于为上帝之国履行忠心的管家职分，并简化个人生活方式：
1. 确立一份关于个人金钱管理的“使命宣言”（Mission Statement）：认真思想在信仰理想、收入水平、生活标准、投资、储蓄及退休养老等方面，哪些对你至关重要，且与上帝在你生命中的主权治理相一致。
2. 根据“实用价值”而非“身份地位”的准则来购置物品：例如在汽车与服饰上，若以身份象征为主要考量，往往需要巨额的开销；但若以实用性为准则，支出几乎必然会大幅减少。
3. 培养慷慨施予的习惯：亲身体会借着乐善好施、与人分享所带来的得胜自由。
4. 将各项投资与大额支出作为恒切祷告与寻求劝诫的事项：寻求圣灵的引导，同时不可忽视信仰共同体中属灵同伴的智慧指引。
5. 坚决抵制商业广告与消费主义的蛊惑宣传：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抗衡并反思当下的世风（Contradicting the present），乃是当代福音派的核心使命。”当警惕当今铺天盖地的广告与营销说辞的诱惑——它们许诺通过占有更多、获取更多来带来幸福与满足。务要牢牢掌握对自己支出的主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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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条：工作、安息与主日 (Work, Rest, and The Lord's Day)
一、信仰宣言条文 (Confession of Faith)
引言
我们坚信，上帝创造的作为是人类活动的典范。虽然罪玷污并败坏了工作与安息，但蒙救赎的子民蒙召，应当将劳作与安息恢复到其应有的地位。
工作 (Work)
基督徒作为照着上帝形象被造的受造物，当尽己所能忠心劳作，以此效法创造主。他们应当运用自己的能力与资源来荣耀上帝、服事他人。因着身负基督之名，所有信徒都蒙召当诚实、殷勤地工作，并以尊重和尊严对待他人。
安息 (Rest)
正如上帝在第七日歇息了一切的工，人类也蒙召遵守定期的安息。安息是对上帝供应的感恩之举；安息是信靠之举，提醒人们：托住并维系生命的不是人的劳碌，而是上帝自己；安息也是盼望之举，预尝并期盼由耶稣复活所确立的终末永恒安息。
主日 (The Lord’s Day)
顺从新约的榜样，信徒在一周的第一天聚集，记念基督的复活与圣灵的降临。在主日，信徒满怀喜乐地专心敬拜、聆听圣道教训、擘饼、祷告、团契相交与服事，将劳作严格限制于必要的工作与怜悯之善行。
经文引证 (Scripture References)
创世记 1:26-31；2:15；3:14-19；出埃及记 20:8-11；利未记 25:1-7；申命记 5:12-15；诗篇 46:10；95:6-11；传道书 3:13；马可福音 2:23-3:6；路加福音 24:1-36；使徒行传 2:1；20:7；罗马书 14:5-10；以弗所书 6:5-9；歌罗西书 3:22-4:1；帖撒罗尼迦后书 3:6-10；希伯来书 4:1-10；10:23-25。
二、神学研读注释 (Commentary)
工作与闲暇是北美基督徒核心关切的议题之一。我们坚信，上帝造人乃是为了让人既能劳作又能安息；然而在人类的背叛与堕落中，我们败坏了劳作与安息。作为蒙救赎的子民，教会蒙召将劳作与安息恢复到人类生命中应有的地位。
一、工作 (Work)
工作是人类生存中普遍存在且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在《创世记》中，上帝创造世界的行动本身就被描述为工作（创 2:2-3）。在伊甸园中，亚当被赋予为各样走兽命名的工作（创 2:18-20）。同样，《诗篇》104篇23节表明，从事劳作乃是人类受造的本性。因此，工作本身绝非堕落犯罪的产物。
罪所带来的恶果之一，乃是上帝咒诅了土地，从而使工作从与上帝同工的喜乐参与，演变为了与自然造化之间痛苦艰辛的搏斗（创 3:17-19）。此外，工作也会因人类的不义而遭到扭曲与败坏，正如古埃及残暴奴役以色列人的历史一样（出 1-13）。
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创 1:26-27）。人具有上帝形象的表现之一，在于人天生具有社会性（关系性）。正是通过被造为男和女，人类共同彰显并反映出上帝的形象。社会本性与工作之间的紧密联系在《创世记》第2章中清晰可见：上帝为亚当寻找一个“配偶帮助他”；换言之，亚当在园中独居劳作并不好。对亚当而言，唯一相称的助手是另一个有位格的人（创 2:18-25）。因此，工作乃是人类受造之社会本性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创世记》1章26节明确将受造拥有上帝的形象与“治理”（Dominion / 管理权）联系在一起。关于“治理”这一概念，必须注意两点：
1. 治理意味着行动：人类受托负责对受造物进行恰当的善用与悉心的照管。
2. 治理具有全备的管家责任：治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各样走兽……全地”（创 1:28-30）的命令，应当被理解为涵盖对整个受造界的照料责任。虽然圣经文本并未在此逐一详述，但我们完全有理由将人类的责任延伸至自然界以外的整个人类文化产物。除了照管上帝所造的各样造物之外，人类也当负责任地善用人类文化中的各项要素，诸如经济、艺术、音乐、体育、教育、政治等等。各类正当的工作，都是人类当负的责任，也是人类受造的应有目的与归宿。
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10节中，使徒保罗阐明了理解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每个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都有责任劳作。保罗同样清楚指明，满足个人生活所需绝非工作的唯一理由，甚至不是首要理由。在《哥林多前书》16章2节中，他指出信徒应当在每逢七日的第一日，照自己的进项抽出若干留着，以便周济那些有需要的人。人不仅要自食其力、对自己负责，更有责任透过自己的工作所得去供应和帮补他人。
保罗在《以弗所书》6章5-9节和《歌罗西书》3章22节至4章1节中对仆人（奴仆）和主人的教导，向我们启示了基督徒如何能够救赎已被罪败坏的职场与劳动世界。保罗并未在字面上直接发起对奴隶制度的政治声讨；然而，他向做奴仆之人所发出的训诫，却要求他们活出超越奴隶身份的尊严：奴仆不可消极怠工、偷盗或抗命不从，反而当以忠心、尽责的敬业态度行事。他们应当如同自由人一样生活与劳作！同样，做主人的也当以公义、公平的态度对待仆人，如同对待与自己平等的同胞弟兄一样。保罗吩咐基督徒的生活行事，必须在根本上瓦解并解除奴隶制度的罪恶与毒素。
当代北美社会的消费资本主义（Consumer Capitalism）催生了另一种形式的奴役。有些人身处现代工厂的流水线中，发现劳动者与最终产品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有意义的情感或创造性联结；有些人从事推销与零售，内心却深知自己所兜售的商品毫无终极价值可言；还有一些人身居管理层，却承受着层层重压，被迫在削减劳工报酬的同时榨取更高的生产力。各种社会体制的挤压交织在一起，使工作沦为毫无意义的苦役与熬炼。在当今社会中，保罗的话语如同明灯，照亮了身处职场的基督徒：上帝呼召工人在履行职责时诚实利用时间，即使对最终产品的用途缺乏决定权，也要尽心尽力拿出高品质的工作成果；更要时刻谨记，自己在职场中的行事为人与专业表现，本身就是向上帝作出的美好见证。
二、安息 (Rest)
《出埃及记》20章11节与《申命记》5章15节针对守安息日的诫命，提供了互为补充的双重视角：
• 在《出埃及记》20章11节中，遵守安息日的诫命扎根于上帝亲自树立的创造典范；
• 在《申命记》5章15节中，安息日则让人回想上帝将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的救赎大工。
这两处经文提醒我们：安息是一个庄严的机会，让我们既为上帝的创造之功感恩，也为上帝的救赎大恩献上赞美。
安息日律例提醒我们，遵守安息日的歇息乃是一种信靠的举动。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泊时，他们必须笃信：为安息日所留存的吗哪绝不会发臭生虫（出 16:22-30）。同样，当上帝吩咐以色列人守安息年，整整一年不可耕种收割庄稼时，百姓必须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们全心信靠上帝必会供应他们所需（出 23:10-11；利 25）。在当今时代，经济财富与军事力量构成了强烈的诱惑，诱使人们将安全感建立在上帝之外的事物上。守安息的呼召迫使我们深刻省察：作为一个群体，我们究竟仰赖谁的供应？
《希伯来书》第4章提醒我们，终极的安息尚未完全实现（4:1）。上帝所应许的未来安息，是通过对耶稣的信心（4:2）以及向上帝顺服（4:6）而得以进入的。在那终极的安息中，安息与工作将不再彼此对立或脱节（4:9-10）。在一个同时败坏了工作与安息的堕落文化中，这一应许赐给信徒坚实的力量去救赎工作与安息的真义。正是这永恒的盼望，托住了逆境中的上帝子民。
三、主日 (The Lord’s Day)
在新约圣经中，“主日”（The Lord’s Day）这一称号仅在《启示录》1章10节中出现过一次。在古罗马帝国文化中，特定日子被定为向凯撒效忠崇拜的“皇帝之日”（Augustus Day / Imperial Days）。早期教会决意分别为圣设立并庆祝“主日”，与当时他们身处的偶像崇拜与异教文化构成了鲜明对照。
今天，北美人群所面临的拜偶像诱惑之一，就是崇拜“休闲之神”（the god of leisure）。然而，世俗意义上的休闲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赝品安息。我们许多人把安息与消遣娱乐混为一谈，沉浸在自夸成就之中，而不再仰赖上帝为我们的供应者。我们误以为休闲是自己靠拼搏“挣来的”，却未能认识到真正的安息是来自上帝白白的恩典与厚赐。当代的北美基督徒再次面临呼召：要将每周的一日宣告为主的日子（主日），而不是仅仅把周末视作“属于我自己的消遣时光”。
显而易见，新约时代的信徒在一周的第一天聚集，是为了记念耶稣基督的复活（林前 16:1-2；徒 20:7）。教会历代悠久的传统正是效法初期信徒的这一实践。七日的第一日作为专门分别为圣敬拜上帝的日子，是极其适切的：因为它同时提醒信徒记念上帝起初的创造（创 1:1）、基督胜过死亡的复活（太 28:1；可 16:2；路 24:1；约 20:1），以及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徒 2）。
正如前文所述，《出埃及记》20章与《申命记》5章提醒我们，安息与敬拜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这意味着，定期敬拜的一个核心内容，应当是数算并记念上帝为祂子民所成就的奇妙大能作为。我们记念上帝作为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举行并领受圣餐（主餐）。在其他层面，我们的敬拜也应当包含数算与记念上帝如何创造并托住这一群全新的立约子民。
然而作为互为平衡的对照，记念保罗在《罗马书》14章5节的话是大有益处的：“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各人心里要意见坚定。”保罗提醒我们，我们在某一天举行敬拜，乃是教会所采纳的一种约定俗成的惯例。从神学本质上而言，具体使用哪一天并不是绝对的律法条规；但显而易见、至关重要的是，基督徒必须分别出某一天来全心敬拜上帝。
作为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我们蒙召去救赎自己的工作；作为蒙救赎的圣约子民，我们蒙召透过放下手中的劳作，切实行出感恩、信靠与盼望。我们的安息应当以敬拜上帝和与众人彼此相交为显著特征。我们的敬拜与团契，应当成为终极景象的前瞻与预尝——届时，万国、各族、各方的信徒，都将一同在三位一体上帝荣耀的同在中得享永远的安息。
三、教牧实践应用 (Pastoral Application)
工作与安息是北美教会面临的重大课题。我们所处的社会被一种根深蒂固的“忙碌欲求”所驱使——要么忙于追逐经济效益，要么忙于追逐娱乐消遣。我们的自我认同与这种对忙碌的渴求紧紧捆绑在一起：我们误以为，唯有当自己具有生产力时，才是有用的人、才有价值。我们在时间使用上的价值观与优先次序，彻底被这种忙碌的冲动所塑造。因此，《信仰宣言》深切认识到圣经关于工作、安息之需要以及遵守主日的教导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工作 (Work)
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构成了我们人生的主要组成部分。约翰·雷德科普（John Redekop）在《今日信仰》（Faith Today，1989年9/10月号，第18-23页）的一篇文章中估计：“一个普通的加拿大上班族，从全职工作的第一天起到退休庆祝会为止，大约会在工作岗位上度过88,000个小时。”他由此得出结论：“我们大多数人醒着的时间里，有将近40%是花在工作上的。”
然而从圣经角度来看，工作绝不仅仅是在“岗位工位”上所度过的时间。广义的工作还包括：
• 照料自己的家庭（提供食物、遮风避雨的住所、安全感与稳定生活）；
• 维护社会正常运转所必需的基础设施（政府治理、医疗卫生、公共交通、商业贸易等）；
• 探索上帝受造界的广度（科学）与攀登人类文化的高峰（艺术）。
教会必须向信徒清晰传达：凡是负起责任的生活方式，各类正当的工作都是荣耀而尊贵的。企业高管、车库里的汽修工人、全职操持家务的母亲或父亲——都应当受到牧养与鼓励，在自己的劳作中寻见上帝所赐的尊严与目的。有一间堂会曾借着设立“劳动节主日”（Labour Day Sunday）来记念这一点：那天邀请每位信徒穿着平时工作日的工作服来教会聚会（当然，只有在平时不这样穿的情况下这才有特殊意义！）。在这样的主日，聚焦职场世界的见证分享与讲道教导显得尤为适切。另一间教会则开设了聚焦职场世界的成人基督教教育系列课程，邀请从事各行各业的信徒接受访谈，回答以下三个关键问题：
1. “你在工作中获得的最大奖赏与满足感是什么？”
2. “有哪些宏观或全球性的力量正在影响你的行业？”
3. “你如何在自己的职业中融合与践行你的信仰？”
在我们的教导中，区分“天职/呼召”（vocation）与“职业/职业活动”（occupation）会大有助益：
• 我们的“职业”（occupation）是指占据我们具体时间的事物：商业经营、家务料理、专业业务、农场劳作、求学读书等等；
• 我们的“天职”（vocation）则是上帝对我们的“呼召”（calling，林前 7:17）。它是上帝在特定的职业与社会角色中，为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所量身定制的独特心意。
不论我们具体从事何种工作，我们的根本呼召与天职乃是在凡事上效法基督、活出基督的样式；而我们世上的职业，正是这一属灵蜕变得以展开的舞台。有时，我们的属灵天职会引导我们转换具体职业：有些人为了跟随基督的呼召，毅然退出了军队（符合门诺和平主义非抵抗信仰传承），或是离开了存在不道德行为的商业公司，或是投身于全职教牧事工。我们渴望让每一位基督徒都明白：人人都有上帝的呼召，人人都在从事圣工（ministry）。
雷·拜斯特伦（Ray Bystrom）在其十期系列文章的第一篇《给职场人的十句话》（Ten Words For Those Who Work，刊于《职场》杂志 Marketplace，24/6，第11页）中对天职的阐述极具启发性。他说：“在生命中体察到上帝呼召的意识，应当激励全体上帝的子民——而绝非仅仅是教牧人员和宣教士——不论身处何种行业、工种、职业或事业，都当竭尽所能做到最好（西 3:23）。正如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曾说的那样：‘如果你蒙召做一名扫街工，你就应当像米开朗基罗作画、贝多芬谱曲、莎士比亚写诗那样去打扫街道。你应该把街道打扫得如此干净整洁，以至于天地间的天军与世人都不得不赞叹：这里曾住着一位伟大的扫街工，他把自己的工作做到了极致。’”
二、牧养不在职场中的人群 (Ministering to Those Out of the Workforce)
那些不在职场劳动大军中的人群又当如何牧养呢？教会必须时刻谨慎自守，切不可按着人的职业与社会地位将人划分为三六九等（雅 2:1-5）。人们往往习惯于将自我价值完全建立在自己的工作成就上：“我的工作定义了我是谁。”随后，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踏出了危险的第二步：“我的职业收入与地位决定了我有多大价值。”这是一种极其危险且属世的世俗假设，教会必须予以坚决的抵制！我们必须学会不从自己“所做的事”去寻找自我价值，而是从自己在上帝眼中的“宝贵身份”去确立价值。特别是在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社区、因身心残障而无法就业的人群中，或是退休人员密集的会众里，教会清晰传达以下信息至关重要：无论每个人的就业与经济状况如何，在上帝眼中，人人都具有至高的神圣尊严。
我们当如何切实有效地牧养这些人？
1. 转变交往习惯：我们可以格外留意，不要在接触新朋友时习惯性地脱口就问：“那么，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2. 准确传讲真理：我们必须分清，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10节所说的（“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针对的是那些“拒绝做工的人”，而绝非那些“无法工作的人”。
3. 关顾失业群体：教会必须体恤并体认失业者所承受的情感与经济重压。教会的职责是提醒失业信徒，一个人的位格价值绝不取决于是否拥有一份有偿报酬的工作。在毫不轻视失业所带来的痛苦的同时，教会可以为暂时失业的肢体提供在教会与社区中参与有意义服事的机会。
4. 扶助残障人士：身心残障人士往往在世俗职场中遭受边缘化。教会的职责是为这些人的尊严与价值作见证，并带头确保不同能力程度的人都能获得从事有意义劳作的机会。
5. 重构退休观念：如果我们以上帝的创造劳作为典范，我们就不会把今生的工作仅仅看作是通往“安享退休”的跳板。相反，最充实、最具意义的退休生活，应当是充满劳作与行动的生活——这种劳作不再受制于眼前的生计压力，而是更多由我们的恩赐、兴趣与能力所驱使，去造福教会与社会。
三、工作与意义 (Work and Meaning)
另一个严峻的挑战，源于现代社会中某些工作表面上的虚无与无意义感——许多人体验到这种徒劳如同一座牢笼，甚至是一种新型的奴役。有些人从事机械重复、看似缺乏宏观价值的工种；有些人销售着自己心知肚明毫无终极意义的产品；另一些人则在报酬微薄的情况下被逼追求更高的业绩指标。现代社会的重重压力，使得工作显得毫无价值甚至面目可憎。
对于致力于在“周一到周六的日常世界”中施行祝福并彰显尊严的教会而言，这是一场真正的牧养挑战。《传道书》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切入点：它不仅以同理心道出了这种日光之下的虚空与无意义，更指引了终极的出路——在每日日常的恩赐中得享喜乐（吃喝劳碌，传 3:13），并持守忠心敬畏事奉造物主上帝（传 12:1, 13）。
不仅如此，教会更应帮助基督徒走得更远：在圣灵的引导下，枯燥单调的职业可以被奇妙更新，使工作本身以及工作中所建立的各种人际关系，蜕变为具有属灵维度的活动——正如耶稣呼召加利利海边的普通渔夫，使他们从事为上帝的国度“得人如得鱼”的崇高使命一样（可 1:17）。无论从事何种工作，基督徒都蒙召诚实而优秀地完成工作，因为他们深知，自己的职业操守与工作态度正是在向上帝作见证。
四、安息 (Rest)
作为一个根植于北欧（及东欧德裔门诺社群）历史传承的宗派，门诺弟兄会常常展现出所谓的“新教工作伦理”（Protestant work ethic）：勤勉、节俭，以及一种普遍不愿停下脚步享受劳动果实的倾向。如今，许多北美基督徒在对工作的痴迷、以牺牲安息与闲暇为代价这一方面，与不信者几乎毫无二致。
尽管俗语说“闲懒的手是魔鬼的工场”确实有其道理，但当我们把游手好闲（懒惰）等同于神圣的安息与闲暇时，我们就彻底错失了安息的福分。圣经提醒我们，受造的人类兼具劳作与安息的双重需要。安息在上帝的创造心意中，从来不是次于工作的附庸品。劳作与安息若保持合宜的平衡，就构成了上帝所设立的生命节奏，这是活出神国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内科医师理查德·斯文森（Richard Swenson）在其著作《留白》（Margin）中，呼吁生活在巨大压力下的读者重获平衡与生命留白，他写道：“唯有在安息之时，我们才暂停‘治理全地’的劳碌，转而俯伏敬拜那位赋予人治理权柄的创造主。”
我们必须确保对“安息”拥有一种清晰且合乎圣经的纯正理解。安息绝非仅仅是无所事事（对许多人来说，强行什么都不做反而像是一种折磨）。安息是使身心灵得以彻底更新的过程，因此在具体形式上具有独特的个体差异。
与此同时，圣经中的安息日律例教导我们，安息必然具有群体性的维度，因为整个家室（包括家庭成员、雇工、寄居者以及牲畜所构成的社会经济单元）都被涵盖在安息日的诫命中（出 20:10）。我们建议，这种安息应当在我们的社会家园与属灵家园中具体彰显出来——也就是在我们的家庭与教会之中。各个家庭可以选择以不同的方式来守安息，例如共进特殊的安息日爱筵，分别出时间一同祷告和读经，或是设立专属的家庭之夜（参阅卡罗尔·布拉佐 Carol Brazo 所著《不寻常的家》No Ordinary Home，该书为基督徒守安息提供了极具启发的视角；尤金·毕德生 Eugene Peterson 在《角度的运作》Working the Angles 一书中关于安息日的章节也极具助益）。
此外，我们必须警惕，切不可为了守安息日而破坏了整体时间的平衡。如果我们把七天的工作量硬塞进六天里拼命透支，以便在每周“腾出一天休息”，这种做法是完全行不通的。这完全违背了圣经中将安息视为一种属灵操练与信靠祭物的真义。定期安息带来的属灵福分，正在于向我们显明：我们并非人生的终极主宰，我们必须完全仰赖上帝及其信实的看顾与掌管。理想的基督徒生命绝不是匆忙奔波的生命，而是一种让闲暇留白与超然视角积极融入每日、每时的生命肌理之中的生活，而绝非仅仅体现在七日中的某一天。
五、安息日的真义 (The Meaning of Sabbath)
犹太人对安息日的理解十分值得我们汲取借鉴。在犹太传统中，安息日的休息被视为一段“感官与心灵丰富体验”的时光（sensual time）——这是一段透过人类所有的感官，尽情欢欣品味上帝创造之美好的神圣时刻。安息日的安歇为人提供了与上帝亲密相交的良机。犹太拉比传统相传，上帝在西奈山向摩西大声宣告了十诫中的九条，唯独安息日的诫命，上帝是柔声耳语的——因为安息日是与上帝深情相拥、亲密交融的时刻。虔诚的犹太人会朗诵《雅歌》来迎接安息日的降临：一是因为所罗门的诗篇赞美了作为创造高潮的亲密之爱；二是因为安息日被视为上帝与其圣约子民之间宛如新婚庆典般的深情相约。这一视角极大地帮助我们基督徒重新体认圣经所设立的安息那种充满生命力、活泼丰盛的属天福分。
无论安息采取何种外在形式，无论包含或排除哪些具体活动，我们都必须确保守住基督徒安息时段的核心原意：那就是以舍己付代价的方式向上帝献上感恩与信靠，享受属天的福乐与平安，并在上帝创造的美善世界中欢喜踊跃。对于全教会（或团契小组）守安息的群体承诺而言，也是同理。这种群体安息需要自律，也需要顺服群体就如何守安息所达成的共识。随着守安息的操练逐渐内化于心，其间的祝福便跃居首位，安息日便得以照着上帝的美意在我们身上成就其奇妙大工——使我们在属灵、情感以及身体上经历全方位的苏醒与更新。
六、主日 (The Lord’s Day)
论到圣经关于主日的教导，在教牧层面主要引发了两个关键问题：
1. 我们应当如何（以及何时）遵守主日？
2. 圣经关于安息日的教导与基督徒的主日之间究竟有何内在关联？
先探讨第二个问题会对我们大有裨益。
圣经中的安息日与基督徒的主日绝不能直接划等号！换言之，我们绝不能把守主日当作是在照搬遵守所谓的“基督教安息日”。尽管许多基督徒（如部分清教徒传统）可能持有这种观点，但我们必须坚决摒弃这种做法，因为这与再洗礼派（Anabaptist）的圣经诠释进路背道而驰——正如再洗礼派坚决拒绝将洗礼视为新约的（婴儿）割礼、拒绝将教会领袖等同于旧约祭司、拒绝将教堂建筑等同于旧约圣殿，以及拒绝将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及其发动的战争等同于旧约的神权以色列国一样。主日固然是我们践行从安息日所提炼出的神圣原则的良机，但在旧约律法意义上，主日绝不是安息日。
那么，安息日的“神圣性”（圣洁，创 2:3；出 20:11）又当如何看待？我们是否冒着亵渎上帝在创世之初所赐福之物的危险？
我们首先必须说明，上帝起初赐福并定为圣日的是“第七日”，而不是“第一日”。因此，若要严格恪守安息日的神圣律法，我们就应当遵守星期六（更准确地说，是从周五日落到周六日落），如同犹太人、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以及少数其他群体所做的那样。在整本圣经中，第七日的本体“神圣性”从未被转移到另一天。
然而，因着耶稣基督的降临，两件决定性的事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
1. 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耶稣亲自宣告自己是“安息日的主”（太 12:8），因此祂拥有远高于安息日律例本身的至高地位与权威。
2. 复活开启了新创造：透过祂荣耀的复活，耶稣将七日的第一日设立为“新创造”（New Creation）破晓并闯入这旧世界体系的神圣日子。
关于“圣洁与神圣性”的问题在五旬节得到了更为深刻的升华——当时初代信徒在七日的第一日“都聚集在一处”（徒 2:1）。作为一切神圣成圣之源头的圣灵，被浩浩荡荡地倾注在一个群体身上！由此可见，上帝的祝福与神圣性，如今首要显明在一群“圣洁的子民”——由圣灵所充满的弥赛亚群体（教会）身上，而非寄托于特定的神圣时辰或神圣处所。即使第七日依然具有神圣意义，但在上帝眼中，教会远比任何日子都要圣洁！当一间教会因为在“主日是否允许从事某项活动”上无法达成一致而陷入分裂时，这种纷争与分裂在上帝眼中，远比所谓的“干犯基督教安息日”更加令人痛心与忧伤。
这一切都向我们表明：我们绝不把旧约的安息日律法作为理解主日真义的首要依据；我们单单定睛于耶稣、祂复活的大能以及圣灵的丰盛赐下。至此，我们回到了最初的问题：我们究竟应当如何遵守主日？
遵守并庆祝主日的最佳时间，是在一周的第一天——也就是星期日，正如教会自使徒时代起一贯的历史实践一样。如此行是一项重大的神学宣告：我们宣告历史至关重要！在星期日庆祝主日，表明我们笃信上帝真实介入了人类历史——宇宙超然的主宰在千百年前某一个具体的星期日清晨，亲临并介入了这个破碎的地球。它表明我们传承着另一件超自然历史事件的血脉：那就是五旬节圣灵的倾倒，它标志着上帝真正子民的诞生。从个人经验我们深知，虽然庆祝朋友的生日不一定非要在生日当天不可，但当天庆祝无疑最为适切贴切。同理，在上帝最伟大的历史作为真实发生的那个日子（主日）来庆祝祂的大能救赎，是最为合宜得体的。
新约的信仰群体在主日聚集。我们可以说，这是一次属灵的大家庭聚会，旨在彼此勉励、互相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来 10:24）。我们今天所谓的“去教会聚会”，正是源于圣徒在主日的这种聚集；因此，教会性的聚集是庆祝主日不可或缺的核心部分。我们务要确保，我们教会的聚会切实体现了新约对于“上帝子民聚集时应当且能够发生何事”的关切与期望。（参见第6条“教会的本质”，以及第1条“上帝”教牧应用中论及敬拜的段落。）
七、替代性聚会日 / 其他敬拜日子 (Alternative Days)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主日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去操练圣经所要求的安息（并领受其属天福分）。正因如此，我们在《信仰宣言》中明确宣告：信徒应当将自己的劳作限制于“必要的工作与怜悯之善行”。
然而对于某些人而言——例如从事医疗保健、公共安全等“关键公共服务”的人员——主日休息可能根本无法实现。教会应当鼓励这些肢体寻求其他方式来操练安息的纪律，并勉励他们在自己的职业服事中竭力荣耀耶稣（从而在实质上尊荣主日）。
教牧人员以及其他深度投入主日繁重事工的同工，往往深刻体会到周日绝不是自己的休息日。教会务要确保其受薪与志愿同工能够实践合乎圣经的安息。特别是教会必须确保其牧者能够享有必需的安息休假（包括每周的定期休息日与较长期的安息年休假 Sabbatical），以维持荣耀上帝且身心健康的可持续工作模式。
有些堂会选择在主日以外的其他日子举行主要的教会崇拜聚会。我们该如何评估这种现象？
首先，新约圣经清楚表明，具体的日子并非首要的关键问题（罗 14:5-6），任何一天都可以用来荣耀主。在周日以外举行聚会的动机，通常被解释为“为了向外拓殖外展”与“为了提供灵活性”。
我们建议，明智的教会领袖当在上述两种动机之间进行敏锐的辨识。因为“灵活性”是一把双刃剑，它既能促进也能削弱教会的外展使命。毫无疑问，灵活性确实能够增强外展，它让更多人在更方便的时间来到教会，并且往往提供了不同崇拜风格的选择。
然而，这种所谓的灵活性也会严重损害教会，因为它容易掩盖人对个人时间的占有欲与私心。它可能会让门徒训练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在时间使用上顺服上帝——被束之高阁、不被触及。如果举行周中聚会仅仅是为了让人可以在一两个小时内“完成聚会任务”，好让他们在周末肆无忌惮地去度假木屋狂欢消遣，那么我们最好认真省察这背后的真实动机与冲动。那种认为“周末是我个人的神圣时间”的心态，暴露出了亟待解决的属灵深层问题——即管家职分（Stewardship）以及向耶稣全然顺服的主权问题。我们同样必须警惕对现代“娱乐与体育之神”的偶像崇拜：对体育运动和消遣娱乐漫无节制的狂热，极易侵蚀并削弱信徒委身聚集于上帝家里的坚定心志。
有些人或许会反驳：“但是，人们来参加周中聚会，难道不比完全不参加聚会更好吗？”答案显而易见：是的。但是一间健康的教会绝不会对这一领域的潜在隐患视而不见——正如教会绝不会漠视那些虽然在周日清晨“恪守宗教仪式”准时参加聚会、却在周一至周六过着放纵不敬虔生活的信徒之属灵光景一样。
八、工作与安息的恩赐 (Gifts of Work and Rest)
劳作与安息交替的节律，乃是造物主上帝赐下的宝贵恩赐。工作属于我们神圣呼召（天职）的一部分；安息则是亟待恢复的属灵操练。遵守主日的最佳方式，乃是将这一天分别为圣，作为敬拜、团契相交与服事的时间。律法主义固然会扼杀圣经安息日教导的精神，但上帝关于工作与安息的神圣蓝图，乃是基督徒丰盛、多结果子且可持续生活的不二典范。
四、参考书目与文献导读 (Bibliography)
• Brazo, Carol. No Ordinary Home. Sisters, OR: Questar Publications, 1995. （中译参考：《不寻常的家》）
• Peterson, Eugene. Working the Angles: The Shape of Pastoral Integrity.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3. （中译参考：尤金·毕德生著，《角度的运作：教牧诚信的塑造》）
• Swenson, Richard. Margin: Restoring Emotional, Physical, Financial, and Time Reserves to Overloaded Lives. Colorado Springs: NavPress, 1992. （中译参考：理查德·斯文森著，《留白：为超载生活重建情感、身体、财务与时间的储备》）
第 17 条：基督教与其他信仰 (Christianity and Other Faiths)
一、信仰宣言条文 (Confession of Faith)
耶稣是唯一的道路（Jesus Is the Only Way）
我们坚信，上帝在耶稣里所赐的拯救恩典，是使人类与上帝和好的唯一途径。救恩虽向所有人预备并开放，但唯有那些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才拥有得享永生的确据。
上帝普世的见证（God’s Universal Witness）
上帝从未撇下任何人，使其没有领受关于创造主良善与大能的见证。然而因着人类的叛逆，人们选择压制真理。尽管在其他宗教中可能存在某些真理的元素，但圣经严厉警戒不可听从虚假的教导。基督徒当以尊重的心态对待其他信仰与哲学思想的人，但仍需本着爱心与迫切感，向万民宣扬基督是全人类唯一的救恩之道。
上帝的主权（Sovereignty of God）
上帝深爱世人，不愿有一人沉沦。在至高的恩典主权中，上帝可能会以超乎人类理解的方式与人沟通。圣经明确教导，那些弃绝福音的人必落在神圣的审判之下；而那些从未听闻福音之人的永恒结局，则全然在上帝的手中。我们的神圣使命是向所有文化中的万民宣扬基督是唯一的得救之路。审判全地的主必行公义。
经文引证 (Scripture References)
创世记 18:25；诗篇 19:1-4；传道书 3:11；以赛亚书 46:1-10；55:8-9；以西结书 33:1-20；约拿书 1-4；马太福音 8:5-13；25:31-46；28:18-20；马可福音 7:24-30；路加福音 9:51-56；12:47-48；约翰福音 1:12；3:16, 36；4:8-42；12:12-26；14:6；使徒行传 1:8；4:12；10:1-8, 34-36；14:16-17；17:22-31；罗马书 1:18-24；2:1-16；10:9-21；11:33-35；哥林多前书 3:11；12:3；提摩太前书 2:4-5；彼得后书 3:9；启示录 20:15。
二、神学研读注释 (Commentary)
随着文化与宗教多元化的不断加深，我们所在众多社区的人口结构持续发生变迁，深入思考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信仰之关系的相关议题变得尤为迫切。《信仰宣言》第17条正是针对这些核心神学问题所作出的回应。
一、耶稣是唯一的道路（Jesus is the Only Way）
第17条的第一部分确立了三个核心论点：
1. 它断然否定了宗教多元主义（pluralistic view of religions），宣告“在耶稣里的救恩，是使人类与上帝和好的唯一途径”；
2. 它明确指出“救恩向所有人预备并开放”；
3. 它清晰界定了究竟何种人“拥有得享永生的确据”。
1. 弃绝多元主义（Rejection of Pluralism）
在当代北美文化中，多元主义（pluralism）已成为看待宗教信仰的主导思维范式。多元主义主张：各大主要宗教（甚至可能所有宗教信仰）都是通往上帝的同等有效的道路。然而，圣经极其清晰地拒绝了这种多元主义假说。
耶稣本人的自我认知（self-understanding）表明，唯独他自己才是通往上帝的真正道路。在与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中，耶稣明确将自己视为认识上帝的真正途径，而非拘泥于在撒玛利亚的山上还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中敬拜（约 4:8-26）。《约翰福音》14章6节更记载了耶稣斩截明了的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初代教会显然坚定相信耶稣是得救的唯一点（徒 4:12；提前 2:5；来 9:15；12:24）。
将耶稣确立为通往上帝的唯一道路，不仅与旧约圣经中承认以色列为上帝拣选之民的启示一脉相承，更是其终极的成全与应验。在旧约的时代，亲近上帝是通过一个特定的民族——即以色列民；而在新约的恩典中，则是通过一位特定的位格——即耶稣基督。
最后，初代教会的实际行动也构成了对多元主义的断然否定。在古罗马帝国的统治与希腊化文化之下，形形色色的宗教蓬勃兴盛。然而，初代的使徒与教会坚定地呼召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异教徒，都要离弃虚妄，归向弥赛亚耶稣，并降服于他的至高主权之下。
2. 救恩向所有人预备（Salvation Available to All）
福音虽然首先临到了犹太民族，但上帝的恩典绝不受限于他们（约 4:22；徒 10）。上帝满怀慈爱地切愿全人类都能蒙恩得救（提前 2:4；彼后 3:9）。新约圣经所描绘的新天新地的终末异象，正是一个来自各邦国、各支派、各民族之人都将共同同在的敬拜共同体（赛 66:18, 22-23）。
3. 永生的确据（Assurance of Eternal Life）
根据《罗马书》10章9节与13节的应许，凡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的人，必然得救。因此，他们拥有得享永生的可靠确据。
然而，这些经文并没有在逻辑上绝对断言“唯有那些当下已将信心投注于耶稣的人才可能蒙赐永生”，从而为上帝在主权中将永生恩赐临到其他人保留了神圣的可能性。但是，假若真有其他人蒙赐永生，他们自己对此也是未曾知晓的；因此，他们并不拥有永生的客观确据与主观平安。这一论点自然引申出了一个极其深邃的议题：那些从未听闻福音之人的最终结局如何？关于这一点，本注释将在后文进一步探讨。
二、上帝普世的见证（God’s Universal Witness）
第17条的第二部分深入探讨了两个紧密相关的维度：其他宗教的思想内容，以及信奉其他宗教的人本身。
1. 其他宗教的内容（The Content of Other Religions）
上帝在外在藉着受造的浩瀚宇宙向所有人彰显自己（诗 19:1；徒 14:17；罗 1:18-20），在内在则藉着道德良知（罗 2:15）以及人心中对神圣与永恒的直觉意识（传 3:11）向全人类显明。
尽管上帝如此普遍地显明他自己，但并非所有人都能自觉而清晰地认识上帝。罪恶的全面败坏使得许多人的心眼蒙蔽，对上帝在自然界与良心中的启示视而不见、颠倒黑白（罗 1:18-23）。即便如此，当使徒保罗身处雅典时，他敏锐地察觉到那些敬拜偶像之人（徒 17:16, 23）以及哲学学派信徒（徒 17:18）内心对独一真活上帝的某种摸索与寻求，甚至承认即便在异教文化与诗词中，也可能蕴含着对上帝某种初步、原始的认知碎片（徒 17:28）。
依照保罗的神学论述，人类藉由受造世界与内在良知所获得的关于上帝的知识，已经足够确立人的道德责任，以至于世人在未能承认并敬拜独一真活上帝时“无可推诿”（罗 1:20；2:14-15）。从理论原理上讲，人若能完全依照自己所领受的律法行事为人，这种对上帝的认知本可导向救恩（罗 2:6-8, 14-16）。然而，保罗极其严正地指出，现实中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在公义的上帝面前全属有罪，绝无一人能靠行律法称义（罗 3:20, 23）。
2. 信奉其他宗教的人（Persons Who Profess Other Religions）
耶稣的门徒蒙召以舍己的爱去对待所有人，甚至包括自己的仇敌（太 5:44；22:39）。然而，当今世俗的多元文化往往将“爱与尊重”曲解为“禁止表达任何分歧与反对意见”。
与此相反，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福音往往是绊脚的、带有尖锐挑战性的（林前 1:23）。福音要求人献上终极无保留的绝对忠诚，弃绝过往所有与之竞争的效忠对象（可 10:29-30）；福音正如一柄“两刃的利剑”，必然会在听闻福音之人的心灵深处引发剧烈的道德与属灵震荡（来 4:12）。因此，基督徒所持守的真爱与尊重，绝不意味着我们在传讲福音时必须妥协真理、刻意回避分歧，或是消除福音原本具有的颠覆性。
然而，正如保罗在雅典亚略巴古讲道时所树立的典范，我们应当竭力去寻找人们既有观念与耶稣基督福音之间的“契合点/接触点”（points of contact，徒 17:16-34）。英国著名神学家阿利斯特·麦格拉思（Alister McGrath）鼓励基督徒主动在非信徒的思想世界中寻找这些接触点。所谓“接触点”，是指一个人既有世界观中与基督教世界观产生共鸣或重合的元素。著名宣教家唐·理查森（Don Richardson）在其经典著作《和平之子》（Peace Child）与《众心深处的永恒》（Eternity in Their Hearts）中，生动展示了在极其多样的原始与异教文化中发现神圣接触点的震撼范例。基督徒若能敏锐识别这些契合点，就能以此作为桥梁，诚挚邀请非信徒进一步深思并接受福音更完全的核心真理。
三、上帝的主权（Sovereignty of God）
第17条的第三部分聚焦于神学与牧养中最具挑战性的两个核心议题：弃绝福音者的结局，以及从未听闻福音者的结局。
1. 弃绝福音的人（Those Who Reject the Gospel）
圣经毫不含糊地指出，那些在真理光照下断然拒绝耶稣福音的人，必落在上帝公义的定罪与审判之下（约 3:18；约壹 2:23）。上帝的神圣定罪意味着与上帝的荣美与恩典永远隔绝（帖后 1:9），这在圣经启示中被称为“第二次的死”（启 2:11；20:6）。
2. 未曾听闻福音的人（Those Who Have Never Heard）
这一议题引发了一个极其艰难而沉重的问题：那些一生之中从未有机会听闻福音的人，有可能得救吗？
如前所述，在抽象的法则上，人若能完全行出公义的行为本有可能获救，但事实上全人类都被圈在罪中，绝无一人能藉此得救。因此，那些从未听闻福音的人若有可能蒙恩得救，那必定唯独是因信得救。如前文论证，人从受造界或良心所领受的上帝知识，足以使人在上帝面前无可推诿；但关键问题在于：一个人若仅凭对受造界或良心中所彰显之上帝所作出的信心回应，是否足以构成得救的信心？
为了使我们在这一极其敏感的议题上的神学思考条理化，让我们仔细审视以下两个命题陈述：
• 命题（A）：耶稣基督的生、死与复活，为人类的救恩提供了唯一的客观可能性。
• 命题（B）：一个人必须对耶稣基督的生、死与复活具有明确的理性认知，并必须明确地将信心投向耶稣，才能得救。
这两个命题乍看之下似乎只是同义反复，但在神学实质上却存在着至关重要的分水岭：
• 命题（A）描述的是使拯救在历史上客观成为可能的基石事件；
• 命题（B）界定的则是一个个体为了主观支取救恩所必须具备的认知与信靠条件。
关于未曾听闻福音者的终极命运，当代神学主要形成了三种截然不同的立场：
1. 多元主义（Pluralism）：认为命题（A）与命题（B）皆为虚妄。
2. 包容主义/包容论（Inclusivism）：认为命题（A）为真，但命题（B）为假。
3. 排他主义/排他论（Exclusivism）：认为命题（A）与命题（B）皆为真。
• 多元主义认为通往上帝的途径多种多样，彼此同等有效。如前所述，门诺弟兄会根据圣经全面拒绝多元主义。
• 包容主义者坚持命题（A）为真，而命题（B）为假。换言之，凡最终得救的人，耶稣基督的受死与复活是其蒙拯救的唯一根源与基石；然而，一个人完全有可能蒙了耶稣基督的拯救，却在生前未曾意识到施行拯救的正是耶稣。
包容主义促使我们重温神学上关于普遍启示（general revelation）与特殊启示（special revelation）的关键区分。普遍启示是上帝藉着大自然的创造与人类良心向全人类普遍展示的知识；特殊启示则是上帝透过历史中的耶稣基督并圣经启示之言所赐下的直接救赎性启示。普天下所有人都领受了普遍启示，但许多人一生未曾得见特殊启示。包容主义者认为，那些从未听闻耶稣之名的人，如果真诚根据藉着普遍启示所获得的上帝认知而悔改信靠真神，他们就有可能得蒙拯救。然而，若他们得救，依然完全且唯独是因着耶稣在加略山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功劳。
• 排他主义者则坚称命题（A）与命题（B）皆为绝对真理。换言之，基督的十字架与复活是唯一的救恩之源，且一个人为了得救，必须在意识中明确承认耶稣是主和救主。如果一个人从未听闻耶稣，他就断然无法得救，因为他不可能将明确的信心投注于一位他未曾知晓的基督身上。单纯的普遍启示绝不足以使人得救，特殊启示是得救不可或缺的绝对前提。
既然包容主义与排他主义都坚定认同命题（A）为真——即救恩唯独藉着耶稣才有可能——那么实质分歧就在于命题（B）是否成立：即是否唯有口头明确信靠耶稣之名才能得救？
圣经中确实有一些经文似乎强烈支持排他主义，表明对耶稣受死与复活的明确认知是得救的前提。例如《约翰福音》3章18节宣告：“……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同样，《约翰一书》5章12节严明指出：“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
然而，有些经常被排他主义者引用的经文（如罗马书 10:9 与 使徒行传 4:12），经过严格审视后，并不必然构成对命题（B）的绝对证明。如前所述，《罗马书》10:9 与《使徒行传》4:12 明确宣告的是：凡信靠耶稣的人必能得救；但经文的句法逻辑并没有封闭性地断言：唯独那些在历史中已明确信靠耶稣名字的人才可能蒙上帝施恩拯救。
另一方面，圣经中亦存在一些似乎与严格排他主义张力颇大的经文。例如《提摩太前书》4章10节宣告：“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这节经文意味深长地启示：上帝的拯救恩典有可能以超乎寻常的方式临到那些未曾明确信靠耶稣的人。
此外，旧约时期的以色列列祖以及《希伯来书》11章所列举的庞大信心伟人云彩，他们在世时显然都未曾拥有关于耶稣生平、十字架受死与肉身复活的明确历史知识。在本质上，今天那些从未有机会听闻福音之人的处境，与基督道成肉身之前的人们是完全等同的。在旧约时代，人们完全有可能藉着当时所赐下的有限启示，向上帝投诚坚定的信心。甚至在旧约中，某些被神圣接纳的真敬拜者（例如麦基洗德，创 14:17-20；叶忒罗，出 3:1）根本就不在亚伯拉罕肉身支派的圣约血脉之内！同理，今天那些尚未听闻耶稣福音的人当中，亦可能有人凭借仅有的启示对至高上帝存有真纯的敬畏与信心。我们人类绝无权柄能够穷尽上帝将他救赎恩典临到世人的一切神圣方式（赛 55:8-9）。
因此，《信仰宣言》第17条展现出了深邃的神学智慧：它既未草率地全面为包容主义背书，也未教条式地断然倒向排他主义。因为圣经本身并未对未听闻福音者的终极命运给出机械封闭的定论。诚如亚伯拉罕在为所多玛的命运向上帝恳求时所作出的庄严宣告：“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创 18:25）上帝必以他至高、圣洁与绝对公义的标准施行裁决。
三、教牧实践应用 (Pastoral Application)
随着我们教会周边社区在宗教信仰上日益多元化，北美的牧者与教会领袖越来越频繁地面临关于基督教与其他信仰关系的现实拷问。在牧养视角中，描述当今北美信仰多元现象的一个极为贴切的词汇是“宗教多元现状”（Religious Plurality）。这一概念与“宗教多元主义”（Religious Pluralism）有着本质区别：后者是一种断言“所有宗教都是通往上帝的等效途径”的世俗哲学主张（参见前文第17条注释）。
一、宣教的驱动力（Motivation for Mission）
虽然门诺弟兄会坚决拒绝宗教多元主义哲学，但第17条却以极其积极和充满信心的姿态面对“宗教多元现状”的现实：它明确宣告“救恩向所有人预备并开放”。换句话说，我们在新约圣经中所领受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好消息，对于那些委身于其他宗教信仰的人们而言，同样是至高无上的大好信息！上帝藉着耶稣基督之死为全人类所开辟的救恩大道，同样向所有其他信仰的人敞开。这种神学进路非但没有削弱宣教热情，反而强烈激励信徒更加坚定地向世人宣认：耶稣是唯一的道路。
宣言中“得享永生的确据”这一核心表述，指明了基督徒有幸能与其他信仰群体分享的救恩至美维度之一。圣经极其清晰地见证了这种唯独藉着福音而来的活泼盼望。但这仅仅是新约圣经中所启示的浩瀚救恩汪洋中的一泓清泉。在传讲福音时，我们同样应当大力宣扬：基督在十字架与复活中彻底击溃了邪恶、罪恶与死亡的权势；基督将人从仇敌魔鬼沉重的压制辖制中完全释放出来；以及耶稣应许赐给所有甘愿舍己跟从他的门徒丰盛而充满荣耀的新生命。
牧者与教会领袖应当在讲台宣道与门徒培训中，竭力传讲那些曾激励初代基督徒彻底翻转其时代的基石真理，以此不断激发全教会的宣教热忱。宣教的终极动力，源于我们渴望全地万民都认识上帝在世界中的至高主权、上帝对普世世人的深切大爱，以及上帝“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的圣洁心肠。第17条条文后所列举的丰富圣经经卷，为牧者提供了极佳的讲道经文库与属灵武器。
本条信条发出了铿锵有力的行动呼召：在第二部分的结语中明确指出，基督徒的真正道路在于“本着爱心与迫切感，向万民宣扬基督是唯一的救赎之道”；同样，在第三部分的末尾，宣言将向万国万民传扬基督福音庄严定性为“我们不可推卸的神圣职责与使命”（our task）。
二、生活在其他信仰群体之中（Living Among People of Other Faiths）
起草第17条的部分初衷，固然是为了应对北美社会的人口结构变迁——越来越多的世界各宗教信奉者正搬入我们教会周围的社区。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全球其他地区的门诺弟兄会教会（例如印度与刚果），从其诞生之初就是在一个异教林立、充满信仰竞争的环境中被建立起来的。在各自的社会中，他们世代作为少数群体而生活、受苦与见证。这些海外教会的许多属灵先辈与当代信徒，早已对如何面对其他宗教信仰进行了极为深刻的神学生死反思；他们完全有资格、也有能力成为北美门诺弟兄会弟兄姊妹在面对多元信仰处境时的良师益友。
圣经为我们面对其他信仰群体提供了无比丰饶的启示资源。整部新约圣经的成书背景，正是初代基督徒在整个罗马帝国中作为微不足道的边缘极少数群体，在各色异教神祇竞争环伺的处境中写成的。福音书中所记录的关于耶稣的独一见证、保罗书信中字字千钧的基督论信经宣告、以及《使徒行传》中第一代信徒在异教狂澜中所展现的无畏宣教，全都是在多元宗教的烈火氛围中淬炼而成的。因此，所有这些圣经叙事，对于今天北美及全球教会所面临的处境，都具有极为直接、震撼的现实指导意义。
在教牧讲道与信徒造就中：
• 《腓立比书》2:5-11 为宣讲耶稣基督的绝对神性、谦卑道成肉身与被上帝升为至高的荣耀，奠定了坚如磐石的根基；
• 《歌罗西书》1:15-20 是宣扬基督的先在性（pre-existence）、万有之上的至高无上性（supremacy）以及他在创造与救赎中核心枢纽地位的绝佳讲台篇章；
• 《希伯来书》1:1-4 庄严宣告了在上帝向人类说话的历史进程中，耶稣基督具有终极、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
• 《罗马书》10:9-13 斩截有力地宣告耶稣是全人类独一无二的主；
• 《约翰福音》则从始至终回荡着上帝藉其独生子耶稣基督赐下唯一拯救途径的绝对真理。
三、警惕非圣经视角的应对方式（Non-Biblical Approaches）
面对其他信仰群体的议题之所以日益迫切，另一个严峻的原因在于：部分基督徒正日益受到非圣经的世俗应对思路的诱惑。
当代一种极为流行的世俗解决方案，是将基督教的仁爱歪曲为一种毫无真理原则的“宽容”（tolerance）概念。这种观点宣称：基督徒若要善待其他信仰的人，就必须承认所有宗教在本质上都是平等的。这种世俗思维试图通过主张“所有宗教皆为真、无一为假”来抚平宗教冲突。然而在这种非基督教的折衷主义视角中，耶稣基督被无情地贬低为人类历史上众多救主当中的区区一位。
这与整部新约圣经的见证彻底背道而驰！新约圣经的核心教导正是：耶稣是万有之主，除他以外别无救主（参见参考书目中约翰·埃·托斯 John E. Toews 所撰写的重要论文）。接受这种世俗多元主义方案的致命恶果，在于它最终必将导向对主耶稣基督之荣耀与主权的背叛与弃绝。
当教会内部开始有人选择世俗非圣经观点、背弃新约圣经对基督的清晰见证时，教会领袖必须敲响震耳欲聋的警钟。教牧领袖面临的重大牧养挑战在于：如何切实引导我们的会众以发自肺腑的爱心与慷慨宽广的胸怀去拥抱非基督徒朋友，同时却能毫不妥协、坚如磐石地持守关于耶稣基督的独一真理！
四、对待其他宗教的态度（Attitudes Toward Other Faiths）
第17条在探讨非基督教信仰体系中是否存在真理这一问题时，采取了极为严谨审慎的态度。然而宣言明确肯定：“上帝从未撇下任何人，使其没有领受关于创造主良善与大能的见证”（参见 罗 1:20），并将《使徒行传》第10章（彼得与哥尼流）和第17章（保罗在雅典亚略巴古）确立为深入反思这一课题的核心圣经依据。
为了使全教会在这一议题上获得更为广阔的属灵视野，一个极具价值的教牧建议是：主动向那些亲身经历过非基督教世界宗教处境的门诺弟兄会跨文化同工与学者请教。教会可以邀请来自非洲和亚洲门诺弟兄会教会的资深讲员，或是邀请那些长期深入研究其他宗教、长期生活在异教群体之中的宣教士，来到地方教会与会众进行深度的交流与座谈。
五、尊重其他信仰的人士（Respecting People of Other Faiths）
然而，第17条在谈及基督徒对待其他信仰人士的实际态度时，表达得极其直截了当。信条明确指示：我们要以发自内心的“尊重”（respect）相待。这一立场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与社区见证中展现尊重与友善，开辟了三条切实可行的实践途径：
1. 展现跨文化的邻舍之爱（Cross-cultural neighbourliness）
与其他信仰人士之间的文化差异，不仅不是阻碍，反而能够成为建立深厚人际关系的良性契合点。门诺弟兄会本身就是一个拥有深厚跨文化背景的全球属灵大家庭（global fellowship）。对我们而言，文化的多元丰富绝非令人头疼的障碍，相反，它是我们应当由衷肯定、拥抱与欢庆的上帝恩赐。当我们真诚欣赏并尊重邻舍的文化背景时，就为日后探讨彼此可能存在深刻分歧的属灵与永恒议题，奠定了坚固的信任与友谊基石。
2. 在基层处境中展开跨信仰对话（Interfaith conversation at the local level）
在真诚友善的邻舍关系中，基督徒应当坦荡地向他人宣认自己的信仰，同时更要心存谦卑、极其专注地聆听他人对自己信仰的真实描述。这两种姿态都是对其他信仰人士表达真正尊重的体现。
在跨信仰交往中，基督徒必须竭力避免将其他信仰简单化、刻板印象化或恶意丑化；相反，我们当学会从信徒本人的亲身生命体验中去切实理解他们的信仰内涵。事实上，许多其他信仰的朋友非常乐见基督徒展现出对自己信仰的坚定确信，并且由衷敬重那些能够毫不犹豫、坦诚分享基督之爱的人。
3. 把握在公共道德与社会议题上携手合作的契机（Cooperation on social issues）
在公共道德与伦理领域，基督徒与其他信仰人士往往发现彼此站在相同的立场上。许多其他信仰的人士与我们共同持守一个至关重要的世界观基石：人类生命乃是活在一位赐下道德法则的创造主上帝面前，人必须向造物主负责。
这种共同的道德认知，往往会在诸如保护未出生胎儿生命（反堕胎）、捍卫婚姻与性道德纯洁、以及关怀孩童道德教育等关键公共议题上，促成高度的价值共识。在这些关乎社会良心与公共福祉的议题上与其他信仰人士携手并肩、共同发声，正是基督徒在公共广场上向邻舍表达尊重的极具建设性的实践途径。
六、谦卑信靠神圣的主权与公义（Trusting in God）
在我们各地方教会的会众当中，不时会有弟兄姊妹为那些一生未曾听闻耶稣基督福音之人的永恒命运而深感困惑、焦虑甚至痛苦挣扎。
面对这一困扰千年的神学难题，《信仰宣言》第17条并没有给出廉价、教条式的武断解答，而是极其谦卑敬虔地将这一奥秘“完全交托在上帝的手中”。它引导我们信靠：那位全智全能的神圣上帝必行绝对美善与公义的事。
正如条文所指引的，面对浩瀚奥秘的上帝作为，我们有限受造的人类应当在神学知性上保持高度的谦逊与敬畏（modesty）。然而，基督徒绝不能因奥秘而陷入行动的瘫痪，我们必须全力基于圣经中已经清晰显明的心意而刚强前行！
教会坚不可摧的宣教驱动力，建立在深刻的属灵确信之上：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正是上帝拯救一切相信之人的浩大大能（罗 1:16）；宣教的磐石基柱，在于我们向诸天全地所作出的至高宣信——耶稣基督是全宇宙独一无二的至高之主！宣教更是我们在蒙受了上帝藉其独生爱子受死所成就的浩瀚救恩之后，满心涌流出的炽热感恩与颂赞；是我们热切渴望自己所领受的丰盛属灵福分，也能普惠临到全地所有其他信仰群体的宏大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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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条：基督最终的得胜 (Christ's Final Triumph)
一、信仰宣言条文 (Confession of Faith)
核心宣告
我们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将在今世的末了带着荣耀得胜并肉眼可见地再临。教会必须时刻预备迎见主，存着迫切的期盼等候祂随时临近的再来。
末世（The Last Days）
在基督初临与再临之间的这末世时期，教会在世上履行其使命。信徒常因见证基督而忍受苦难与逼迫。尽管面临邪恶势力的敌挡，教会坚信基督国度必获最终得胜。这末后的世代将随着基督的再临而告终。
死亡（Death）
因基督已借着祂的复活粉碎了死亡的权势，信徒便毋需惧怕死亡这最后的仇敌。基督的追随者离世后便去与主同在。当基督再临之时，他们将要复活并领受新的身体。在基督降临时仍活着的信徒将要改变，同样承受全新而荣耀的身体，得享上帝永恒国度中的生命。
审判（Judgment）
当基督再临时，祂将摧毁一切邪恶权势，包括敌基督。撒但以及所有拒绝基督之人，都将被定罪落入地狱承受永远的刑罚，永远与上帝的同在隔绝。信徒则必须显现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其一生的生命将受鉴察，其劳苦将得赏赐。因着上帝的恩典，他们将进入上帝永恒统治的喜乐之中。
新造（The New Creation）
当基督显现时，上帝所有的儿女都将与祂完全联合，并要在荣耀中与祂一同掌权。痛苦、悲哀与死亡将被彻底废除，蒙救赎的人将被招聚到新天新地之中，在那里他们将与天使一同永永远远敬拜上帝。上帝将更新万物，上帝要在万物之中成为万有。这是所有信徒所持守的有福盼望。
经文引证 (Scripture References)
马太福音 24:29–31；25:13；马可福音 13:32–37；路加福音 16:9；23:43；约翰福音 14:1–3；使徒行传 2:17；罗马书 8:18–22；哥林多前书 3:13–15；15:26；哥林多后书 5:10；腓立比书 1:23；帖撒罗尼迦前书 4:13–18；5:1–11；帖撒罗尼迦后书 1:5–12；2:1–12；提多书 2:13；希伯来书 1:2；9:26–28；彼得前书 1:20；4:7；约翰一书 2:18；3:2–3；启示录 19:17–21；20:7–15；21–22章。
二、神学研读注释 (Commentary)
使徒彼得在首个基督徒五旬节复活基督之灵的倾降中，看见了末世的开启。他引用先知约珥的话解释道：“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气血的”（徒 2:17）。圣灵的降临标志着基督在世上救赎大功的告成，因此可以说，基督的第一次降临拉开了末世的序幕。正如《希伯来书》作者所说：“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来 1:2）。
末世（The Last Days）
使徒约翰在其第一封书信中告诉读者，他们正生活在“末时”之中（约一 2:18）。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中提醒道：“时候减少了”（林前 7:29）；彼得也指出：“万物的结局近了”（彼前 4:7）。雅各同样强调第一世纪的信徒生活在末后的日子：“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雅 5:8）。《希伯来书》作者切望信徒彼此勉励，“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来 10:25）。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中，数次提到了基督初临与再临之间这段过渡期的短暂与紧迫（启 1:1；22:7, 20）。
从第一世纪起，教会就一直生活在新约作者所谓的“末世”之中。末世由基督的救赎之工与圣灵的倾降所开启，并将在祂于荣耀中再临之时终结。在这段过渡期内，教会在世上履行其使命。正如耶稣所预言的，教会见证耶稣是唯一的救恩之路，这往往会招致逼迫与深重的苦难。拔摩海岛上的先见看见众圣徒归入荣耀的家乡，“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启 7:14）。尽管历经患难，教会最终必将得胜，因为基督已借着祂的受死与复活战胜了一切邪恶权势。
信徒常常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基督在经过两千年的等候之后仍未再临，那么在新约时代怎么能说这世代的结局“近了”呢？对此，我们只能说，上帝看时间与我们看时间截然不同。在祂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诗 90:4），“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彼后 3:8）。信徒始终生活在今世与来世的交界线上；正是因为这个缘故，经文勉励我们要时刻保持属灵的警醒，预备好在主再来时迎见祂。
死亡（Death）
尽管基督借着祂的复活打破了死亡的权势，但死亡仍是“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林前 15:26）。因此，在世代末了基督尚未再临的延宕期间，信徒仍不免一死。当主降临时，虽有许多人活着（帖前 4:15），但在漫长的等候、作工与守望中，已有极多的人离世。死亡不仅在生命旅途的终点逼近我们，而且我们在毕生之中都能敏锐意识到死亡的存在。虽然信徒对死亡的过程本能地存有畏惧，但他们却绝非“因怕死而为奴仆”（来 2:15）。
圣经作者在谈及信徒之死时，运用了各种生动的比喻与委婉说法。死亡被看作是“拆毁帐棚”（林后 5:1）、“离世归去”（腓 1:23；提后 4:6）。“睡了”是对死亡十分常见的委婉称呼（帖前 4:14；林前 15:51）。逝去也被比作脱下衣服（林后 5:3-4），以及种子播种入土（林前 15:42-43）。
关于在我们主的初临与再临之间离世的信徒所处的具体状态（居间状态，intermediate state），圣经并未提供详尽无遗的信息。然而，我们深知死亡绝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罗 8:38-39）。甚至在死亡中，基督徒仍被称为是“在基督里”的（帖前 4:16；林前 15:18）。保罗写道：“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罗 14:8）。关于在基督里离世之人所处居间状态的最明确论述，见于腓立比书 1:23；保罗在面临殉道之际坦然宣告：“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如果死后与基督同在远胜于今世的生活，那么我们便可以同使徒约翰一同赞叹：“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启 14:13）。
末日（The Last Day）
我们不知道末世（这末后的日子）还会延续多久。然而，我们绝不应当指责上帝耽延了基督的再临，因为祂延长这等候的时间，乃是为给人悔改的机会（彼后 3:9）。但是，当上帝命定的时刻敲响时，这末后的日子就将终结于“末日”。
耶稣屡次提及“末日”（约 6:39, 44, 54；12:48）。这末日也被称为“世界的末了”（the consummation），即今世的终局落幕（太 13:39, 40, 49；24:3；28:20）。有时末日被简称为“那日”（帖前 5:5；林前 3:13；来 10:25），这实际上是“主的日子”的简称（帖前 5:2；帖后 2:2）。它也被称为“大日”（犹 6；启 6:17；16:14），以及“耶稣基督的日子”（林前 1:8；林后 1:14；腓 1:6；2:16）。它既是“上帝震怒的日子”（罗 2:5），也是“得赎的日子”（弗 4:30）。此外，它还被称为“末期”（可 13:7；林前 15:24）。
我们距离终局究竟有多近，无人知晓；尽管正如保罗早在第一世纪所言：“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罗 13:11-12）。圣经告诫基督徒切勿试图为世代的终结、为那末日设定日期。“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有父知道”（可 13:32）。基督的来临将如夜间的贼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绝不可能预先测定祂再来的时辰（帖前 5:2；彼后 3:10）。
在门诺会的历史中，曾发生过一些令人痛心的事件，有人曾为基督的再来定下确切日期。既然此类预言无一例外均被证明是错误的，而且既然我们的主告诫我们切莫妄定日期，我们就当警惕一切试图通过观察当今社会的政治、经济或社会动向来推算基督再临迫近性的企图。耶稣确实提到了许多“时代的预兆”，但这些预兆正是伴随整个今世教会历史的常态——逼迫、饥荒、地震、战争等。它们的用意绝非助长对基督二次降临时辰的臆测，而是要让基督的门徒清醒地认识到，他们是在怎样的一个世界中履行使命（可 13:5-13）。
当世代末了基督再临之时，所有在基督里死的人都要复活，活着的圣徒都要改变。“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林前 15:51-52）。这被称为“头一次的复活”（启 20:5-6），因为“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直等那一千年完了”。
我们现今拥有的身体是上帝所设计、适应在今世地上生活的，但“血肉之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林前 15:50）。因此，当基督再临时，信徒将获赐全新的身体，与祂“荣耀的身体”相似（腓 3:21）。“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林前 15:42-44）。
千禧年（Millennium）
圣经中唯一明确提及基督千禧年统治的经文（启 20:1-10），在门诺弟兄会中有过不同的理解。后千禧年论（Post-millennialism）认为，在基督再临之前，世界将见证一个普遍承认基督为王的黄金时代；这种观点在我们教会的读经者中普遍未获认同。
部分门诺弟兄会信徒持无千禧年论（Amillennialism）。根据这一观点，基督的统治在祂第一次降临时便已开启。撒但如今已被捆绑，属灵上死的人正复活得生，享受上帝之国度的丰盛福祉。在千禧年（无论这一时期有多长）的末尾，撒但将再次被释放，并对上帝及其国度发动最后的猛烈反扑。但撒但及其随从将遭到彻底的溃败，并被永远驱逐出上帝的同在。
前千禧年论（Pre-millennialism）在门诺弟兄会中更为普遍。按照对启示录 20 章的这种理解，千禧年紧随基督的二次降临。然而，关于千禧年的本质，存在着多元的观点。此外，有些人并非从数学字面意义、而是从象征意义来理解这一千年。正因为存在这些不同见解，且由于我们对千禧年的理解并不实质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与宣教使命，门诺弟兄会更倾向于不在其《信仰告白》中硬性规定或纳入某种特定的千禧年观点。
审判（Judgment）
审判并非一个令人愉快的话题，但如果我们渴望忠于圣经，就不能回避这一“开端”的基本教义（来 6:1-2）。虽然上帝对人类罪恶的震怒甚至在当今也透过不时临到人类的诸般审判由天显明（罗 1:18），但终将有一个“上帝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罗 2:5）。世上最慈爱的耶稣，在其讲道与比喻中，曾极其响亮且清晰地宣称审判之日必定来临（太 7:19；8:12；25:31-46；约 3:16；5:29）。使徒们也同样极其明确地宣告，不敬虔的人“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权能的荣光”（帖后 1:9）。
人类的大敌魔鬼及其所有的随从，都将被扔进硫磺火湖之中（启 20:10），即“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太 25:41）。同样的命运也等待着在世代末了出现的敌基督，基督将用口中的气灭绝他（帖后 2:8）。凡拒绝福音的人都将承受永远的刑罚（帖后 1:8；彼前 4:17），所有背道者亦复如是（来 10:26-27）。“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约 3:36）。
恶人所受的刑罚在圣经中有多种描绘。他们被称为落入地狱（太 5:22, 29, 30；可 9:43, 45, 47）。地狱也被称为“火湖”（启 19:20；20:14, 15）。耶稣曾论及“地狱的火”（太 5:22）。它也是一处黑暗之地，“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太 8:12；22:13；25:30）。它被称为“第二次的死”（启 20:6）、刑罚与沉沦（帖后 1:9；林前 1:18）。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信徒蒙拯救“脱离将来的忿怒”（帖前 1:10）。
上帝永恒的统治（The Eternal Reign of God）
凡信靠基督及其救赎恩典的人，都拥有永生的盼望。耶稣曾向门徒应许，祂去是为他们预备地方，并且将来必再来接他们到祂那里去（约 14:2-6）。祂称这荣耀的所在为“我父的家”（约 14:2），其中有许多住处——足以容纳历世历代所有的圣徒。当基督驾着荣耀的云彩降临时，祂必将属于祂的人接入荣耀的家乡，“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帖前 4:17）。天父的家是“上帝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林后 5:1）。耶稣也论及“永存的帐幕”（路 16:9）。
圣徒这属天的家园也被称为乐园（路 23:43；林后 12:4）。“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启 2:7）。在耶稣的一个比喻中，祂使用了一个极具犹太色彩的喻道词汇指称天堂，称之为“亚伯拉罕的怀里”（路 16:22）。耶稣宣告，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太 8:11-12）。在启示录第 19 章中，约翰以盛大的羔羊婚筵描绘了蒙救赎者的福乐，羔羊与其新妇将在筵席上庆贺他们永恒的联结。关于天堂展开详尽描绘的画面之一，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启 21, 22）。这就是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来 11:10）。历代圣徒一直翘首期盼着那座“将来的城”（来 13:14），即天上的锡安山（启 14:1）。
在今世，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林后 5:7）；我们如今是“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林前 13:12），但当末日来临之时，我们将与基督面对面。“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约一 3:2）。得见上帝，就是得见祂的荣耀。耶稣曾祷告，愿祂的追随者得以看见祂在创立世界以前所享有的荣耀（约 17:24）。今世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罗 8:18）。
当我们在世代末了显现在基督面前时（林后 5:10），祂将因我们奉祂的名所行的一切赏赐我们。各人将照自己的劳苦得自己的赏赐（林前 3:8）。上帝绝不会忘记我们的作为以及我们向他人所显出的爱心（来 6:10）。当信徒跨入荣耀之门时，“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并且“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启 14:13）。
在荣耀中与基督同在，意味着在最深层面上体验极致的喜乐。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启 7:17）：“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 21:4）。上帝所有的儿女都切盼着那一天，得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太 25:21, 23）。而在我们等候那日之时，我们拥有坚定的确据：上帝“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犹 24）。
三、教牧实践应用 (Pastoral Application)
“基督最终的得胜”这一信仰条款在两个基本层面引发了切实关切的牧养议题：第一涉及死亡与来生，第二涉及末世论与“末世”。圣经呼召基督徒带着对终局的瞻望来度日。因着这样的视野，主在我们生命中得享完全的主权，校准我们的生活优先次序，引领我们渐臻成熟。这样的人生必将毫无保留地赢得属天的称赞，听见“做得好”的赞许回响。
本条款的教导对信徒而言是极大的安慰，对非信徒而言则是严肃的警诫。它向所有信徒宣告确据与抚慰之言，尤其是那些在挣扎、疲惫或经历亲友离世哀恸中的人；同时，它也向那些疏忽大意和漠不关心之人发出悔改与信靠的呼召。
警醒守望是带着终局视野度日的基督徒之显著印记。这种警醒不仅关乎对时间的留心，更关乎由此塑造的生活方式。唯有未作准备的基督徒才会活得好像自己必定拥有七十余载光阴，而后才需要在审判者面前陈明交账。然而，交账的截止日期可能从两个方面急剧提前：一是死亡，二是基督的再临。
对死亡的视角（Perspectives on Death）
人生的公分母乃是死亡。当人们目睹他人的离世或亲自面对死亡的前景时，都会直面这一无可规避的现实。这些经历为事工开展与牧养关怀提供了绝佳的契机。
基督徒时刻预备好坦然面对死亡。他们笃定从容地生活，因为深知死亡乃是归家的召唤，引领他们归向真正公民身份所属的家乡。他们体会到自身生命的脆弱与必死性，但这绝非完全令人心神不宁的念头。虽然他们敏锐察知人生的无常，却绝不会病态地沉溺于对死亡与濒死的恐惧担忧之中。
当因疾病或年迈而面临死亡迫近时，心怀焦虑是完全合乎人情的正常反应。从今生通往死亡的过渡是一场鲜有路线图指引的旅程，唯有我们的主耶稣亲自开辟了道路。因此，心中存有些许忧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为了预备这一跨越，重温圣经中关于上帝儿女的诸般应许，对于带来平安与确据尤为有益。能够坚固并鼓舞信徒的，往往更多在于他们与上帝之间亲密关系的笃厚，而不仅是天堂的极尽绚丽。
对信徒而言，末世的审判毋需恐惧战兢，而应当被视为“领取成绩单的日子”。能否“毕业”（得救）早已毋庸置疑，但信徒将根据各自的忠心程度领受不同的奖赏。一个人的名字只要记录在“生命册”上，就毫无惧怕的理由。在耶稣基督里，信徒得以稳固站立。
现代医学技术有时使延长生命的决策变得错综复杂。基督徒固然享受地上的生命，却毋需诉诸非常规或极端的手段去勉强延命。他们深知，今世尘世的生命绝非终极的实在。然而，无论协助自杀还是主动安乐死都不应当被采纳，因为唯独上帝拥有赐予和取走生命的绝对主权。（参见第十四条：人类生命的尊严）。
基督徒的葬礼（The Christian Funeral）
基督徒的葬礼始终洋溢着盼望的底色。这绝非意味着哀伤应当被刻意压抑。死亡依然会带来痛苦与忧伤，正如与挚爱之人经历漫长的离别一样。完全的得胜只有当生死轮回被彻底打破、生命单独永存直到永远之时才会全然实现。悲恸是真实的，但盼望同样真实。
葬礼或追思礼拜是一项崇拜行动。筹备礼拜为健康地缅怀逝者生平、哀悼亲友离世提供了契机。礼拜的目标既是尊荣逝去挚爱的生命，也是勉励家属、亲朋与会众继续活出有意义、有盼望、有目标的人生。葬礼上的宣道劝勉是一次契机，引导会众思想生命的意义，将焦点引向创造主上帝、救赎者基督以及安慰者圣灵。从逝者生平中提炼出一个核心比喻或意象，能使劝勉信息更有焦点，也能给沉浸在哀伤中的家庭带来极大的勉励。若丧家尚未认信基督，他们或许能够接纳基于上帝在基督里的恩典信息、简短却发人深省的安慰与盼望之言。牧者必须格外谨慎，绝不可辜负丧家的信任，将他人的悲伤当作宣泄严酷论断或进行投机式布道的讲台。与此同时，牧者也决不能传递“廉价恩典”的观念。许多牧者的实践表明，清晰宣告上帝的恩典信息，往往为日后与悲伤中的亲友进行深入的福音交谈铺平了道路。
不同地域可能存在不同的丧葬习俗。牧者敏锐察知文化与地域上的敏感性至关重要。有些人倾向于先举行仅限至亲参加的安葬礼，随后举行公开的追思礼拜；另一些人则坚持在葬礼上开棺瞻仰遗容，然后再行安葬。（有关筹划葬礼的具体指导，参见出版物《回应呼召》[Following the Call]，第 138–140 页，Kindred Productions 出版）。
有些人可能对火葬与土葬的选择存有疑问。旧约与新约圣经均默认土葬是安放遗体的常规习俗。然而，并不存在任何禁止选择火葬的神学障碍。不过，由于圣经中有时将“火”与审判相联系，家属的情感感受往往成为更为关键的考量因素。
在基督再临光照下的优先次序（Priorities in Light of the Second Coming）
对于警醒的基督徒而言，主的第二次降临是有福的盼望。无论在地上经历过何等喜乐，与在空中迎接我们慈爱的主和救主所带来的喜乐相比，世上的一切都将黯然失色。因此，警醒且预备妥当的基督徒总是“轻装前行”。我们轻看物质财富，因为我们深知这个世界及其上的一切都会朽坏消逝。我们用世上短暂的事物换取永恒的益处，从而将我们的心深深扎根在天国的土壤中。我们清楚意识到，审判者将鉴察我们如何为了上帝的国度使用财富与时间，而积攒自私的财富与奢靡放纵必将受到负面的审断。
人们应当意识到，在繁荣富裕的年代，对预言和基督再来的关注往往会减退；而在艰难逼迫或其威胁成为常态之处，对耶稣再来的渴慕通常更为强烈。生活在优渥安逸年代的人，在基督显现时往往更容易措手不及、毫无防备。
正如死亡往往突如其来，警醒的信徒深知基督的再来会让许多人始料不及。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能够知道上帝何时会发出最终的号令。历世历代以来，特别是在千禧年狂热的高潮期，自封的先知们常常预定日期，具体到某一特定日子，或笼统到某一特定年份。对于此类推测，不论其采用何种手段来预测耶稣再来的时辰，我们都切莫予以理睬。此类预测不仅狂妄自大，而且彻头彻尾违背圣经。唯有天父知道那时辰。
然而，我们认真研读预示终局来临的各样事件之本质，乃是应当的。对圣经预言的研究，应当与圣经其余部分的真理保持平衡。对此茫然无知可能导致缺乏预备；但若是长期将其作为首要的关注焦点，往往会导致走极端、视角偏颇，甚至引发教会分裂。它可能会造就一批“满脑子属天思想，却在地上毫无用处”的人。
警醒的信徒清楚知道，争夺人心思意念与灵魂的属灵争战将愈演愈烈。迷惑人的神迹奇事将成为诱使一些人离道反教的催化剂（太 24:24）。机警警醒的基督徒绝不会被耀眼的表象与虚浮的喧嚣所蛊惑，而是切切寻求上帝对他们生命的旨意。神在其爱子里赐给我们的信息，对于我们活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生命而言，已绰绰有余。
我们若时刻警醒，并与上帝、与人保持合宜的关系，我们的生活优先次序就毋需在最后一刻仓促发生剧烈的调整。预备妥当的生命以警醒与自律为特征。这些态度具体彰显在恒切祷告、圣洁纯全以及舍己奉献服事的生活之中（太 25:31-46）。
平安与和平的视角（A Perspective of Peace）
具备末世视角的信徒所展现的另一显著特质，就是平安（peace）。在这充满政治动荡与经济不确定的世界中，基督在这世代末了的得胜再临，带给人内在安静的笃定。世界局势瞬息万变、战争与炸弹、基因操控、犯罪或大规模的暴行，可能会让人得出“世界已然失控”的结论。然而，深知上帝并未将这个世界弃绝给命运或人类的任意妄为，而是要迎来对一切毁灭性邪恶权势的高潮式终极得胜，乃是巨大安慰的泉源。作为基督徒，我们借着信心确信上帝的计划坚不可摧。上帝暂且容忍人类的悖逆，但祂对万有的统管主权从未动摇。每位牧者在公开讲道或个别辅导中，都有机会坚固信徒的心：上帝最终的统治全然确定。
在面对个人遭受的不公时，同样的平静安稳亦在心中掌权。伸冤与报应并非我们当行的事，而是上帝的专属主权。我们深知神明察每一个发生的侵害，且必将施行远超我们所能成就的更高公义。因着这一确据，我们得以学会饶恕，将伤害我们的人交托在上帝的看顾与审判之中。
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对一切不公义之事采取消极被动的态度。凡有人受压迫之处，我们都寻求挺身而出为之代求与干预。我们不相信单凭人的努力就能在地上建立千禧年国度，但我们积极促进公义，乃是因为我们本属于这样的国度。
带着对终局的瞻望，我们也能以极大的坚忍与盼望去面对各样的艰难困苦。我们深知苦难仅仅是今世的定数，而在来世将不再有任何眼泪。我们所受的痛苦，正是上帝用来将我们塑造为祂所喜悦的杰作之工具。
我们当今的社会汲汲于追求成功。每个人都被鼓励为未来设定目标与规划，这些规划可能包括经济自由或个人自我实现。然而在这些追求中，最巨大的空虚往往是属灵委身的缺失。在这种时代氛围中，天国的盼望与属天赏赐的确据，能够成为激励人专注度日、活出使命的强大动力。“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帖前 4:18）。
